
黑麋鹿如是说


（美）黑麋鹿　口述　（美）内哈特　记录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麋鹿如是说/ （美）黑麋鹿口述；（美）内哈特记录；龙彦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2

书名原文：Black Elk Speaks

978-7-5108-4229-0

Ⅰ.①黑…　Ⅱ.①黑……②内……③龙…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9928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5-6022









黑麋鹿如是说



BLACK ELK SPEAKS：The Complete Edition

by John G. Neihardt, Philip J.Deloria and Vine Deloria Jr.

Copyright©1932，1959，1972 by John G. Neihardt

Copyright©1961，2008 by The John G. Neihardt Trust

Copyright©2014 by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o McIntosh and Oti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Sunbook Culture＆Art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美）尼古拉斯·黑麋鹿口述

（美）约翰·G.内哈特记录龙彦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1.75

插　页　52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229-0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扉页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 烟斗献礼



第二章 年幼之时



第三章 伟大幻象



第四章 猎捕野牛



第五章 士兵小镇



第六章 高马求亲



第七章 黑山的瓦西楚



第八章 三星之战



第九章 大败长发



第十章 黑路之行



第十一章 疯马之死



第十二章 祖母之地



第十三章 极度恐惧



第十四章 马匹之舞



第十五章 狗之幻象



第十六章 嘿呦咖仪式



第十七章 第一次治疗



第十八章 野牛和麋鹿之力量



第十九章 横渡大水



第二十章 精神之旅



第二十一章 瓦内奇亚



第二十二章 他方世界的幻象



第二十三章 大难来临



第二十四章 伤膝大屠杀



第二十五章 梦醒时分



第二十六章 后记



附录1 英文版本说明



附录2 1932年版序



附录3 1961年版序



附录4 1972年版序



附录5 1930年11月6日约翰·G.内哈特寄给尼克·黑麋鹿的信件记录稿



附录6 1930年8月10约翰·G.内哈特寄给朱利叶斯·豪斯（Julius House）的信件记录稿



附录7 伟大的印第安诗人



附录8 约翰·G.内哈特与尼古拉斯·黑麋鹿



附录9 超越黑麋鹿的约翰·G.内哈特



附录10 内哈特和黑麋鹿



附录11 《和平烟斗的来历》草稿与记录稿对比



附录12 本书使用的拉科塔族语词汇表



附录13 参考文献



附录14 中英译名对照表



黑麋鹿之友立熊的绘图



[image: ]
黑麋鹿和麋鹿随野牛比尔的西大荒演出团在欧洲巡演时。经史密森学会国家人类学档案馆许可使用，SI negative No.72-7016。



书中美好事物

当感谢

六位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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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族之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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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签名）

我要说的是关于众生的故事，是神圣美好而值得传颂的故事，是我们这些双脚行路的人类应当与四足奔走的动物，与展翅翱翔的鸟类，与所有青草树木分享的故事；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母亲的孩子，而我们的父亲，便是宇宙唯一的圣灵。


出版说明

《黑麋鹿如是说》是一本世纪之书，自1932年出版至今80余年，仍高踞美国亚马逊书店五星推荐，长期占据历史文化类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被美国学术、文化、出版界评选为“西方百年来十部最重要的心灵书籍”。

1932年，本书英文初版问世，得到美国文学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被视为“一本美得出奇的书”。不过，对于印第安文化一无所知的读者则不太能接受此书。所以，出版不到两年，出版社即以每本四十五美分的价格将书廉价出售，然后将它打入冷宫。

一个世代过去了，但这本书拒绝死亡。

有一本不知怎么流落到瑞士苏黎世，受到一群德国学者的赏识，其中包括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荣格高度赞扬该书，认为它对哲学（泛指文化、心灵等人文领域）研究有重要的贡献。相关消息传回美国，这本书也得到一些友善的反响，但一书难求，只能在绝版书店高价购买。

1961年，本书以平装版再版，即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一版再版，在当时就被翻译成8种语言传遍全球。

《黑麋鹿如是说》由印第安先知黑麋鹿口述，美国诗人约翰·内哈特记录，讲述了一段伟大的生命史与心灵史。

黑麋鹿是印第安英雄疯马的堂兄弟，他们一起参与了族人的各种生存战争，目睹疯马被杀，以及几乎灭族的伤膝溪战役。经过这次战役之后，他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接受了白人的安排，结束了一场草原生存奋斗悲歌。本书诉说着黑麋鹿族人的信仰、生命观，以及一场一场为求生存的战争，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在所有关于印第安书写的文本中，《黑麋鹿如是说》一直居主导地位。人们在探讨大平原印第安人信仰的真谛和本质时，都将本书作为评判其他书籍和论文的标准。任何在20世纪或美洲大陆出现的灵性经典，必然会被人们拿来与《黑麋鹿如是说》相提并论。

时间进入21世纪，对人类心灵的探索逐渐成为显学，《黑麋鹿如是说》的心灵价值也被逐渐发现。本书不仅用简单有力的语言讲述了人类阅历的一个面貌，更鼓励人类重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最美好的事物。书中呈现的黑麋鹿族人的世界观，人类与宇宙共享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挖掘人类广袤无边的内在世界，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生活与心灵的普适信条。

2010年，英国学者汤姆·巴特勒-伯顿将《黑麋鹿如是说》列入“五十部关于内在探索、开悟和目的的伟大著作”，一同入选的除了《庄子》《忏悔录》《先知》等经典作品之外，还不乏近几十年的畅销书，比如克里希那穆提的《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艾克哈特·托利的《当下的力量》、铃木俊隆的《禅者的初心》、一行禅师的《正念的奇迹》、拉姆·达斯的《活在当下》、尤迦南达的《一个瑜伽修行者的自传》等。

然而，在中文世界里，这样一部世纪经典却很少被人提及。汤姆·巴特勒-伯顿的《灵火灵火》中文版出版之后，很多读者开始寻找此书，可是一书难求。因为，199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简体版本早已绝版，除了个别图书馆之外很难找到。2003年台湾立绪文化出版社的繁体版在大陆也很难买到。

所以，我们重新引进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权。此次中译本是根据2014年Bison Books出版社的完整版（《Black Elk Speaks：The Complete Edition》）翻译而成。

不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译本（根据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年版翻译）和台湾立绪文化出版社2003年译本（根据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年版翻译），此次版本收录了之前所有英文版本的序言、内哈特的所有笔记、关于黑麋鹿的相关研究论文、参考资料、黑麋鹿的历史图片资料（地图3张、黑白照片14幅，彩色手绘图31幅）等丰富内容，是不可多得的完整版。

为了增加阅读的流畅性，本书在英文版的基础上对内容做了如下安排：

1.将文后编者注（Notes）变成页下脚注，以便于读者了解奥格拉拉苏族的民族文化；

2.将1932年版、1961年版、1972年版序言挪至文后作为附录；

3.原书中的黑白、彩色插图全部保留，增加图文互动性；

4.本书文前所附地图为当时情势示意，有助于读者理解历史的演变，我们未加改动，照原书复制；

5.本书的英译人名、地名和参考文献等，在附录中有英文原文，亦未加修改。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前言

20世纪，世界冲突不断，世人情绪紧张激烈，世事变得难以预料，人们活动的步伐不断加快，领悟人生真谛的机会却渐渐消失。电子媒介给予我们丰富的体验，却可能让老一辈人为之迷惑，似乎将我们这些人从人类历史的现实之中挤到了一个陌生的孤岛上。因此，我们渴望寻找更多的途径来表现人性。反思已变成最为困难的一项活动，因为我们已被繁多的感观吞没，无力再从中制定相对的优先顺序。这样的时代，似乎更能阐明永恒真理的经典表达，非凡的智慧更能从众多平凡的箴言中凸显出来。

20世纪30年代，美国这个国家正卷入工业变革的浪潮，内布拉斯加州一位名叫内哈特的诗人，他一路向北，前往苏族奥格拉拉保留区，为其经典史诗作品寻找素材。他们之间的谈话与友谊，理应产生一部灵性经典，甚至也许是20世纪唯一一部灵性经典，而这一点，在人类此后的发展中，更是得到了证实。《黑麋鹿如是说》最早出版于1932年，当时的人们仍相信“发展进步”与“生产流水线”是等同的，仍相信“大萧条”不过只是暂时，是人类迈入千禧年的漫漫长路之中无可避免的一段插曲。于是，这本书所包含的意味深长的讯息便消失在了时代的困惑之中。它虽没有被人们拒绝，却几乎不为人们所接受，不如现在这般受人推崇。实际上，这种接受也反射出一种过于理想而简单化的观点：所有的信仰，只要能阻止人类兽性大发，便都是正确的，哪怕是最原始的关于宗教真理的表达，也都是为了与西方文明庞大的现实相联系。

《黑麋鹿如是说》并非与其他同时代作品一样被人遗忘。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还是50年代，它都吸引着大量的读者，是之于大平原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真谛的最可靠的表达。除了北部平原、苏族部落以及拥有西部精神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或愿意倾听它所传达的讯息。然而，随着危机四起，我们逐渐理解了未来冲击、“寂静的春天”以及美国绿色主义的含义，人们开始寻找那些被工业化发展所忽视和淹没的更广泛的普遍性真理。20世纪60年代，人们的兴趣开始聚焦在印第安人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些精神身上。较之于印第安文学作品及学术论文，《黑麋鹿如是说》显然跃居主导地位。

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无数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其中一些人对于黑麋鹿所属的苏族奥格拉拉族部落一无所知，另一些人甚至根本就不喜欢印第安人，但“烟斗献礼”的精神框架、黑麋鹿的生平及其幻象的故事却已广为人知，而人们在探讨大平原印第安人信仰的真谛及本质时，都将本书作为评判其他书籍和文论的标准。任何在20世纪或在美洲大陆上出现的伟大的灵性经典，必然会被人们拿来与《黑麋鹿如是说》相提并论，同时必须经得起由这场无可避免的对比引来的批判之声。

黑麋鹿将他的幻象与约翰·内哈特分享，因为他希望将奥格拉拉部落的一些真实的生活传承给子孙后代；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让一个能与他心灵相通的人一起分担这些未能实现的幻象的重担。今天，这本书如此受欢迎，或许黑麋鹿本人也会惊讶不已。

当前，人们争论的焦点都在于内哈特的文字对黑麋鹿的信仰系统的干扰，一些学者还表示，这本书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内哈特的观点，而非黑麋鹿的。不可否认，我们在书中的确很难辨别与自己对话的究竟是黑麋鹿，还是约翰·内哈特；也不知道那些幻象的解读是不是存在差异；更难弄清楚书中那些极为肯定的观点，是否就是两位迷失在现代世界的乐观主义诗人，将单调乏味的世界理想化的结果。但，这有关系吗？所有伟大的灵性经典，最本质的便是包容性，包容所有理解了这些典籍的人，让这些人与所表达的非凡真理融为一体。《黑麋鹿如是说》亦是如此。它用简单而有力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人类阅历的一个面貌，鼓励我们重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最美好的事物。这就足够了。黑麋鹿和约翰·内哈特想必也都会认可这样的观点，并且继续他们的谈话。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够了。

拜恩·德洛丽亚（Vine Deloria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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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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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烟斗献礼


黑麋鹿说道：


朋友，如你所愿，我将为你讲述我这一生的故事；当然，如果其中只有我的故事，大概我是不会讲了；因为，一个人的冬来冬往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便是被大雪压弯了腰，那也不算什么。那样的故事，许多人都曾经历过，也有许多人将会经历，那样的人，多如漫山遍野的小草。

我要说的是关于众生的故事，是神圣美好而值得传颂的故事，是我们这些双脚行路的人类应当与四足奔走的动物，与展翅翱翔的鸟类，与所有青草树木分享的故事；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母亲的孩子，而我们的父亲，便是宇宙唯一的圣灵。

虽说我这一生也曾捕获过许多猎物，年少成人时也曾为我的族人奋战过，也曾远赴他乡见过不少奇人异景，但我要说的故事却无关乎什么猎人、战士或是旅行者的丰功伟绩。许多人都有过这些经历，甚至经历得比我更为丰富。当然，这些经历，我在述说时也会提及，这些经历中，有我的悲伤与喜悦，也许它们有时听起来更像是故事的主旋律。但如今，我就像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样，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我明白了，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被赐予了伟大幻象的人，因为过于软弱而无力运用这幻象；讲述的是一棵圣树，本应在一个民族的中央枝繁叶茂，有鸟儿歌唱，有鲜花盛开，而今却枯萎凋零；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的梦想，在血雨腥风之中，消失灭亡。

但，倘若这幻象是真实而强大的呢，如我所知，它确是真实而强大的；因为，这些本是心灵上的事，而人，则是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才在这黑暗之中迷失了自己。

正因如此，我也明白我将要做的是一件善事；而善事是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因而，我将首先献上一份祭礼，向世界之圣灵 
[1]

 祈祷，祈求它帮助我道出真相。好了，我用红柳树皮填满这神圣的烟斗，但在抽吸之前，请先弄清楚它的构造及含义。挂在烟杆上的这四根丝带，象征着宇宙四方。黑色丝带象征着西方，雷电之神 
[2]

 居住于此，并为我们带来雨水；白色丝带象征着北方，伟大的白色净化之风由此吹来；红色丝带象征着东方，光亮从此萌发，辰星居住于此，赐予人类智慧；黄色丝带象征着南方，夏日与万物生长之力量 
[3]

 由此而出。

这四方的圣灵汇聚在一起，便成了唯一之圣灵，这根鹰羽便象征着唯一圣灵，它就像一位父亲，而鹰羽也象征着人类会如鹰一般展翅高飞。难道，天不像父，地不像母？难道，行走奔跑、展翅高飞、生根发芽的生灵们不像它们的子女？而这烟嘴上面的，是一块野牛皮，它所代表的，便是大地母亲，我们与所有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一样，由此而生，且终此一生都像婴孩一样在这位母亲的怀中吮吸。因为这些含义，以及其他许多无人能理解的含义，所以，这把烟斗神圣无比。 
[4]



关于这把烟斗的来历，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很久以前，两名探子出去寻找野牛，他们到了一个高山顶上，往北看了看，发现某个东西正从远方而来，待到那个东西再靠近一点时，他们便不由得尖叫起来，“是个女人！”果然是个女人。其中一名探子十分愚蠢，他竟动起了邪念，还将邪念说了出来；但另一名探子说：“这是一位圣洁的女人，收起你那些邪恶的念头。”当她再靠近一点时，他们发现她年轻貌美，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色鹿皮裙，长着一头长长的秀发。她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便用歌唱一般的声音说道：“你们并不认识我，但如果你们想那样做的话，就过来吧。”于是，那个愚蠢的探子便走了过去，当他刚站到她面前，立即出现了一团白云，将他团团围住。随后，那位年轻貌美的女人走出了白云，待云散开后，那位愚蠢的探子已经变成了爬满蠕虫的骨架。

然后，女人对另一名探子说：“你回去，告诉你的族人，我将要到来，请他们在部落中央为我搭建一个大帐篷。”那名探子恐惧不已，急忙赶回家，将这些告诉了族人。族人们听闻后，立即搭好帐篷，然后便一起在大帐篷周围等待着那位圣洁的女人。不一会儿，她来了。美丽无比的她一边唱着歌儿，一边走进帐篷，她是这样唱的：

我呼出可见的气息，走着。

一边走，一边发出声音。

我以神圣的方式，走着。

我呼出可见的气息，走着。

我以神圣的方式，走着。

她歌唱的时候，嘴里吐出白色的烟云，非常好闻。随后，她将一个东西交给了首领。那是一把烟斗，烟斗的一边雕刻着一头小野牛，象征着哺育我们的大地，烟杆上挂着十二根鹰羽，象征着天空和十二个月份，这些鹰羽是用永远不会断裂的青草系在上面的。“注意了！”她说道，“有了它，你们将能繁衍后代，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将为你们带来好运。只有好人之手能够触摸它，坏人看也不许看它。”然后，她又歌唱着走出了帐篷。族人们看着她离去。突然，她变成了一头白色的野牛，哼着鼻子，飞奔起来。很快，那头野牛便消失了。 
[5]



这是人们的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便不难发现，这是真实的传说。

现在，我来点燃烟斗，先将它奉献给实为一个神的诸神 
[6]

 ，再向他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享用吧。首先，将烟嘴奉献给唯一圣灵——像我这样祷告：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先祖啊，伟大的圣灵啊，你是永恒，你是唯一。除你以外，再无他人可供祷告。 
[7]

 你创造自己，你创造所见的一切，你创造所有一切。你完成了全宇宙的繁星。 
[8]

 你创造了地球的四方。那天，就在那天，你创造了所有一切。先祖啊，伟大的圣灵啊，请你俯下身子，请你听听我的声音。请你朝着日落的方向，请你看看我啊；雷电之神啊，看我啊！请你朝着白巨人 
[9]

 之地，看我啊！请你朝着破晓星辰和白昼出现的地方，看我啊！

请你朝着夏日之地，看我啊！住在高高的天空之上的鹰神啊，请看啊！还有你，大地母亲，唯一的母亲啊，是你怜悯着你的孩子啊！

听听我的声音吧，世界的四方啊——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请赐予我力量，让我在柔软的大地上行走吧，哺育着万物的大地啊！请赐予我眼睛，请赐予我能力，让我如你一般，看清一切，理解一切。只有得到你的力量，我才能冲破困境。

伟大的圣灵啊，伟大的圣灵，我的先祖啊，大地之上，万千生灵皆是一家。唯有慈悲，才能让大地滋生万物。唯有对这些数不尽的子孙一视同仁，才能让他们冲破困境，走上美好的人生之路，走到安息之日。

我在这里祈祷，请你听听我的祷告！我的声音是这样虚弱，却又这般发自肺腑。请你听听我的祷告！ 
[10]

 祷告完毕。嘿奇图耶罗！ 
[11]



好了，朋友，让我们一起来享用吧，愿你我之间和谐美好。 
[12]




第二章　年幼之时

我是奥格拉拉部落拉科塔族 
[13]

 人。我父亲名叫“黑麋鹿”，他的父亲也叫这个名字，他父亲的父亲亦是如此，因此，我是第四位继承此名的人。我父亲与他的几位兄弟都是巫医，他还与伟大的疯马的父亲是同宗堂兄弟。我母亲名叫“白牛见”（White Cow Sees）。我的外祖父名叫“拒绝走”（Refuse-to-Go），外祖母叫“鹰羽多”（Plenty Eagle Feathers），我还能记得他们。我的祖父被帕尼族人（Pawnee） 
[14]

 杀害，当时我尚年幼，并不知晓详情，只知道我的祖母“红鹰妇”（Red Eagle Woman）不久便也去世了。

我在“四乌鸦族人被杀之冬” 
[15]

 （Winter When the Four Crows Were Killed，1863年）的“树爆之月” 
[16]

 （Moon of the Popping Trees，12月）出生在小粉河（Little Powder River）边。三岁那年，我父亲在“百戮之战” 
[17]

 （Battle of the Hundred Slain）中右腿负伤。负伤之后，他一直跛脚行走，直至去世。他去世时大约是“大足”（Big Foot）的部落在伤膝溪（Wounded Knee）被屠杀的那个时期（1890年）。他就葬在这里的小山上。

我还记得“百戮之冬”（Winter of the Hundred Slain）那年的事，如同一个人会依稀记得幼时所做的噩梦一样，只不过，我长大后听说的，和我小时候所理解的，相差甚远。就好像是迷雾之中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当时，一切都叫人觉得不安和害怕。

我当时还从未见过“瓦西楚” 
[18]

 ，也不知他们长什么样，但当时所有人都在说瓦西楚要来了，说他们要霸占我们的领地，要把我们全都消灭，还说我们要至死奋战。结果，在那次战役中，被消灭的却是瓦西楚，族人们为此津津乐道了很久。但一百名瓦西楚其实并不算多，要知道，还有许多瓦西楚，还有数不尽的瓦西楚。

记得有一次，我曾就此事问过我的外祖父。我说：“探子们从大平原上回来，说他们看到某个地方到处都是野牛，族人便说瓦西楚来了；而那些陌生人来杀我们的时候，他们又说瓦西楚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外祖父回答，“意思是他们人很多。” 
[19]



稍大一些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冬天和次年夏天的那场战役是怎么回事。瓦西楚们在麦迪逊河湾（Madison Fork）发现了许多黄色金属，是他们所崇拜和为之疯狂的东西，他们希望能修一条公路，穿过我们的领地，到达黄色金属所在的地方；但我们的族人不想要什么公路。 
[20]

 公路会吓跑野牛，还会让其他瓦西楚像洪水一般奔涌过来。但那些人说，他们只要占用一点点地方，只要能让货车的轮子通过就行；但我们的族人可不会上当。如今你自己瞧瞧，就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了。

曾经，我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快乐地生活着，很少挨饿，人类和动物们相亲相爱，彼此生活都很富足。但后来，那些瓦西楚来了，他们侵占了我们周围的领地，也侵占了动物们的领地，把我们的领地变得像孤岛一样，并且这些孤岛还越来越小，而瓦西楚们则像洪水一般不断奔涌而来，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充满谎言与贪婪。

很久以前，我父亲将他父亲为他讲过的故事讲给我听。他说，在那些瓦西楚到访之前的很久以前，有一位拉科塔圣人名叫“饮水”（Drinks Water） 
[21]

 ，他梦见了未来。他梦见动物们都回到了土地里 
[22]

 ，梦见一个陌生种族编织了一张蜘蛛网，将拉科塔族团团围住。他说：“这些若是成真了，你们就要住进一片荒地上的四四方方的灰房子里了，除此之外，你们还会饿死。”据说，他看到这幻象之后，很快便又回到了大地母亲这里，后来，他终于因为忧郁过度而死了。如今你自己瞧瞧，就知道他说的正是我们如今所住的这些灰扑扑的盖了顶的房子，而他梦见的其他事情也都变成了现实。有时，人在梦中比在现实中更有智慧。

所以，当那些士兵赶来，并在粉河（Powder）的皮内湾（Piney Fork）建造小镇 
[23]

 时，我的族人便明白了，他们这是要修公路，要霸占我们的领地，也许等他们足够强盛的时候，还会将我们全部杀死。当时，疯马还只有19岁，“红云”（Red Cloud）还担任着我们的伟大首领。 
[24]

 季变之月 
[25]

 （Moon of the Changing Season，10月）时，他将拉科塔族所有部落都召集到粉河来召开大会议，我们决定与那些士兵开战。当时，我们沿着河边的山谷驻扎帐篷，要想骑马从村落这头走到那头，得从太阳升起之时，一直骑到烈日当头照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许多朋友——夏一拉族 
[26]

 （Shyela）和蓝云族 
[27]

 （Blue Cloud）的朋友们，都赶过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这一百人被杀死之时，大约是树爆之月的月缺之日（下弦月）。 
[28]

 我的朋友“火雷”（Fire Thunder）比我年长，他参与了那场战役，请他来为你讲述当时的故事吧。


火雷说道：


事发时，我才十六岁，我们在粉河边开完大会议后，就转移到了舌河裴诺溪扎营。我们当时人数很多。红云统率所有族人，但我们部落的首领是“大路”（Big Road）。大约日出之时，我们便骑上马，沿着小溪赶往士兵们在皮内湾所建的小镇，准备向那里进攻。

当太阳升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瓦西楚的公路下面一个又陡又窄的山脊那儿，并穿过小溪，停了下来。那里是一个绝好的作战点，我们派了几个人前去引诱士兵们出来，他们离开之后，我们便分成两路人马，分别藏在山脊两边的山壑中，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山上传来了枪声，便知道那些士兵们来了。我们捏住马儿们的鼻子，免得它们对士兵们的马儿嘶叫。很快，我们的人便往回赶，其中一些人牵着马儿走，好让那些士兵以为他们已经疲惫不堪。然后，这些人就从公路上冲了下来，冲到我们中间，而那些骑在马背上的士兵也跟了过来，一边还开枪射击。当他们到了小山底下的平地上时，战斗便全面开始了。我有一匹红褐色的马，正当我准备骑上马背时，士兵们却掉转了方向，想要冲回山上。我手上有一把跟别人换来的六发式手枪，还有一把弓和一些箭。当士兵们开始往回逃时，正是朝着我这儿来了，所以我便一手驾着马儿，一手用枪朝他们射击。子弹漫天飞舞，然而弓箭更多——多到像一群蚱蜢在士兵们头顶四处乱跳；而我们的人，因为是朝着彼此射箭，所以也伤到了自己人。士兵们往山上冲的时候，全都跌下了马，而他们的马也都失控了。许多族人开始追赶那些马儿，但我没有，我在追赶瓦西楚。那些士兵逃上山顶后，已经剩下没几个了，并且他们根本无处可藏，只能艰难地搏斗。首领命令我们慢慢靠近他们，我们照着做了。就在我们一步步接近时，有人大喊：“大家冲啊！至死方休！为了我们无助的家人！”我们也大喊起来，“嚯咔嘿！” 
[29]

 然后便向他们冲了过去。我当时年轻气盛，腿脚很快，和一批人最先冲到了士兵们当中。那些士兵养了一条狗，这个时候，那条狗却朝着公路跑去，准备跑回士兵们的小镇，一边跑还一边叫。只有它跑开了。我没有射它，因为它长得太可爱了； 
[30]

 但许多族人却朝它射去，最后，它浑身中箭，死掉了。而士兵们，则无一幸免。上山的路上，到处都是人和马的尸体。

不少印第安人也受了伤，而当时又快要下暴风雪了，本来就寒冷的天变得越来越冷，所以这些伤者的血便全都冻结了。而地面也已经结冰了，所以我们只能将所有的尸体都留在原地，然后扶起受伤的人，一起往回赶。但还没等我们赶回裴诺溪的营地，大部分伤员便死去了。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大的暴风雪；那些在赶回营地的路上没有死去的伤员，在回家之后也都死了。黑麋鹿的父亲，正是在这场战役中弄伤了腿。


黑麋鹿继续说道：


我清晰地记得，我父亲杀死了许多瓦西楚后，一条腿负伤归来的那一刻，我似乎也能想起关于那场战役的种种了，然而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也许我记忆最深的，是那种恐惧的感觉。那段时间，我不能到离帐篷很远的地方去玩，我的母亲总说，“你要是不听话，就会被那些瓦西楚抓去。” 
[31]



战斗结束后不久，我们就从裴诺溪撤离了。我记得，当时我父亲躺在一辆小马车 
[32]

 上，身上裹着牛皮长袍，像个婴儿一样躺在那里，而我的母亲则负责驾马。雪很深，天很冷，我坐在父母旁边的另一辆小马车里，浑身也包裹着毛皮。我们要离那些士兵远远的，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去了哪儿，但我记得仍然在西部。

那个冬天闹起了饥荒，大雪太深，很难找到麋鹿，许多族人还患了雪盲。我们走了很久很久，一些部落甚至走丢了。最后，我们终于在某个小溪边上的树林里扎下了营，而狩猎的人们也终于带回了猎物。

就在那个冬天，有一个名叫“爬行”（Creeping）的巫医，到处为大家治疗雪盲。听说，他把雪盖在他们的眼睛上，然后唱了一首他在梦中听到的圣歌，接着在他们的脑后吹了口气，他们便又复明了。据说，他所唱的是蜻蜓之歌，说他正是从蜻蜓那里获得了力量。 
[33]



当夏天再度来临时，我们便在玫瑰蕾（Rosebud）扎起了营，那时，我也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瓦西楚，而这里的山谷一片祥和，猎物也很充足。

那时起，五六岁以上的男孩们便玩起了战争游戏。各个部落的小男孩们聚集在一起，用柳枝将泥球投掷出来，相互攻击。而大男孩们则会玩一种叫作“把他们打下马”的游戏，这是一个只有厮杀的战斗游戏，有时甚至会有人受伤。在游戏中，各个部落的孩子们都骑在马上，排成一行，大声叫喊；小马儿一齐奔跑起来，一边跳，一边叫，扬起尘土；骑手们抓住对手，扭打起来，直到其中一方的所有人都掉下马去；只要掉到地上，就算战死了。 
[34]



我稍大一些后，也经常玩这个游戏。玩的时候，大家通常都打着赤膊——要是天气不太冷，出去打仗的战士们也会这样打赤膊，因为不穿衣服身手更敏捷。有一次，我摔下马之后，刚好掉到了一片仙人掌当中，我母亲费了好大劲才将我背上的刺挑走。那个夏天，我还太小，不适合玩这样的游戏，但我记得，当我看着其他男孩玩的时候，我就想，等我们都长大了，等我们都强壮了，也许我们能杀掉所有的瓦西楚，或者将他们从我们的领地上全部赶走。

到了樱黑之月 
[35]

 （Moon When the Cherries Turn Black，8月），所有的人又谈论起了打仗的事，而许多打仗归来的战士们都负了伤。那场战役便是“马车之战” 
[36]

 （The Attacking of the Wagons）。马车之战让我再度恐惧起来，因为这一次，我们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获胜，并且我们死亡的人数也很多。火雷也参与了这场战役，让他为你讲述那天的故事吧。


火雷说道：


那场战役十分惨烈。战场在一个平坦的大平原上，四周全是小山，瓦西楚在中央将马车排成一个圈，把骡子圈在圈内过夜。当时并没有很多瓦西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车厢后面躺着，并且开枪的速度比之前要快许多。我们推测他们应该是使了什么新巫术，才获得了这么强大的力量，开起枪来就像撕毯子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换了一种从后面上膛的新枪， 
[37]

 而那个时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这种枪。日出之后，我们就冲上去了。我们人数很多，大家原本计划先骑马超过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消灭。但我们的小马害怕瓦西楚的枪声，不肯前进。妇女们在小山上看着我们，只要枪声一停下来，她们就开始歌唱、哀悼。我们竭尽全力，但还是没能成功，车厢四周到处都是战士和马的尸体，散落在大平原上。我们将马留在峡谷，改换步行，但却像被大火肆虐的青草一样一片片地倒下。最后，我们只得扶起伤员，赶紧逃跑。我不知道我们到底牺牲了多少人，但肯定是个庞大的数字。真是太惨烈了。


黑麋鹿继续说道：


我不记得那个冬天我们在哪儿扎了营，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生活祥和，食物充足。


立熊 
[38]

 说道：


我比黑麋鹿年长四岁，我们自幼便是好朋友。记得当时我们在粉河边扎营，那里到处是三角叶杨树，马儿们很喜欢啃这种树的皮，所以在那里扎营对它们来说是件美事。也正是在那个冬天，一棵大树倒塌，压在了“高衫”（High Shirt）母亲的帐篷上，他的母亲因此而死。那天晚上，风很大，我被阵阵嘈杂声吵醒，后来，我便听说有一位老妇人死了，而她正是高衫的母亲。 
[39]




黑麋鹿继续说道：


那时我才四岁，我应该是在第二年夏天才第一次听到了那些声音。那是一个快乐的夏天，没有恐惧，因为在脱毛之月 
[40]

 （Moon When the Ponies Shed，5月），瓦西楚那边传来消息，说今后便会和平了，并且他们不会再使用那条公路了，所有的士兵也都会撤离。后来，那些士兵确实都撤离了，他们建造的小镇也被夷为平地。到了叶落之月 
[41]

 （Moon of Falling Leaves，11月），他们又与红云签订了协议，称只要青草仍然生长、河水仍然奔流，我们的领地就永远不会被侵占。可如今你看，将这些事情统统忘掉的可不是青草与河水。 
[42]



也许我第一次听到那些声音的时候，并不是在那个夏天，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记得这些事都发生在我练习把弓射箭和骑马之前，是我独自一人出去玩耍的时候听到的。记得当时好像有人在呼唤我，我以为是我的母亲，然而除了我，附近并没有其他人。而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所以我不由得害怕起来，赶紧跑回了家。

在我五岁那年，外祖父给我做了一把弓和一些箭。那时候青草还是嫩绿的，而我已经会骑马了。一次，从日落之地那边传来一阵电闪雷鸣，天空下起了暴风雨，我骑着马儿躲进河边的树林里，却看到一只王霸鹟 
[43]

 坐在树枝上。那不是在做梦，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当我准备用外祖父做的弓箭射向王霸鹟时，它竟然开口说话了：“所有的云都面朝一方。” 
[44]

 也许它的意思是所有的云都在看着我。它继续说道：“听哪！有个声音在呼唤你！”我抬头往云中看了看，从那儿走过来两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头朝前，冲了下来；他们下来之后，便唱起了圣歌，而这时雷声则同鼓声一般。我来为你唱唱那首圣歌吧，歌曲和鼓声是这样的：

注意，一个神圣的声音在呼唤你：

这神圣的声音呼唤着，响彻天空。

我坐在马上注视着他们，他们是从巨人之地（北方）过来的。但当他们与我非常近的时候，却又朝着日落之地盘旋起来，然后突然变成了两只鹅。 
[45]



随后，他们便消失了，狂风呼啸而来，大雨下了起来。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个幻象。我喜欢回想这些事，却又害怕告诉别人。


第三章　伟大幻象

从那之后，一直到我九岁那年的夏天，都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那些年，冬天去，夏天来，日子过得安宁平静；瓦西楚把铁公路 
[46]

 修在了普拉特（Platte）河边，并且只在那边活动。那条路将野牛群一分为二，不过与我们一起留在领地的仍然无以计数，而我们也得以在自己的领地里尽情漫步。

我独自出门的时候，那些声音偶尔会出现，好像是谁在呼唤我，但我不知道它们要我做什么。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出现，当它不出现的时候，我就忘记这回事了；当时我已经长得高些了，能够骑着马儿在大平原上拉弓拔箭射些小鸡和兔子了。在我们族里，男孩很小就开始学习男人的本领，没有人教，大家看到什么就学什么，那时的我们已经像战士一样勇猛了，而如今处在那个年纪的男孩却还像姑娘一样柔弱。

记得在我九岁那年的夏天，我们族人正慢慢赶往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条小溪旁的峡谷里扎营[这条小溪再往前，就是油草河 
[47]

 （Greasy Grass）了]。有一个名叫“人臀”（Man Hip）的人很喜欢我，他邀请我去他的帐篷里一起吃东西。

我正在他的帐篷里吃着，忽然一个声音传来：“是时候了，他们在呼唤你。”这次的声音又响亮又清晰，我不得不相信它，它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于是我立即站起来，往外走。当我走出帐篷的时候，两条腿突然疼了起来，我感觉自己像从梦中突然醒来一样，然后就再没听到任何声音。我又回到了帐篷里，但我什么也不想吃了。人臀奇怪地看着我，问我怎么了。我跟他说我刚刚腿疼。

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迁营，我骑着马儿，与一些男孩一起。我们在一条小溪旁停下来饮水，我下马之后，便感觉两腿发软，走都走不动。男孩们扶我起身，将我送上马。那天晚上扎营之后，我便病倒了。第二天，我们将营地迁到各个部落的族人集合的地方，我病得非常严重，只能坐在马车里。我的大腿和胳膊都严重浮肿，我的脸也肿了。

扎好营后，我便躺进帐篷里，我的父母则坐在我的身旁。这时，我看到帐篷外面，有两个人正从云端过来，头朝前，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下来，我认出来他们就是我之前看到的人。 
[48]

 他们一人拿着一根长矛，矛尖闪着锯齿状的光亮。这一次，他们完全降落到了地面，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着我，说：“快！快来！你的先祖们在呼唤你！” 
[49]

 然后，他们便转身离开了地面，又像离弦的箭一样向上冲去。我起身，准备跟随他们，这时我的腿一点也不疼了，整个人变得轻飘飘的。我走出帐篷，那两个握着闪光长矛的人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一个小云团飞快地飘了过来。它过来后，便弯下腰，载着我，以飞快的速度朝着它来的地方飘回去。我低下头，远远地看到了我的父母。就这样离开他们，让我觉得很是悲伤。

随后，我的四周便只剩下了空气和急速飘行的小云团，而那两个人仍然在向前进，前方的白云像堆积在广袤的蓝色大平原上的山脉一样，白云之间，住着雷电之神，他们不停地跳跃着、闪烁着。

突然，四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云的世界，我们三人就在这片白色的大平原中央，四周的白云像大大小小的雪山一样凝视着我们；一切是那样的寂静，但我却听到了一些低声细语。

随后，那两个人一同说道：“看着那个四足动物！”

我看了看，看见一匹栗色的马站在那里，它竟然张口说话了：“看着我！”它说道，“我这一生的历史你当看看。”然后，它转向日落之地，说道：“看着它们！它们的历史你也当知。”

远远地，我看到十二匹脖子上挂着野牛蹄子的黑马，它们可真俊美，但它们的毛却闪着光亮，鼻间还呼出轰隆的雷声，我不禁害怕起来。

随后，栗色马又转向伟大的白巨人之地（北方），说道：“看呀！”远远地，十二匹白色的马肩并肩站着。它们的毛像呼啸的狂风一样飘动着，它们的鼻间传出一阵怒吼，白鹅飞了上来，在它们四周盘旋着。

随后，栗色马又向着阳光永照之地（东方），并命我好好看；我看到十二匹红褐色马，它们脖子上挂着麋鹿的牙齿，肩并肩站着，它们的眼睛像夜晚的繁星一样，它们的毛像破晓之星一样，微微地闪着光亮。

随后，栗色马再次转身，向着迎面之地（南方），远远地，十二匹鹿皮黄色马肩并肩站着，头上顶着鹿角，它们的毛像青草树木一样生机勃勃。

等我看完这些之后，栗色马说：“你的先祖们正在召开会议。这些马儿将会带你前去，大胆去吧。” 
[50]



随后，所有的马儿都变换了队形，黑色的、白色的、红褐色的、鹿皮黄色的马儿一起肩并肩， 
[51]

 站在栗色马的后面。这时，栗色马面朝西，一声嘶叫。突然，远处的天空便沸腾起来，四种颜色的马儿一边跳，一边嘶叫着回应，一时间雷鸣四起。

栗色马又朝北嘶叫起来，远远地，四种颜色的马儿奔腾起来，嘶叫着回应，天空充斥着狂风呼啸的声音。

随后，它又面朝东方，那里的天空中也闪烁着各种颜色的马毛和马尾，马儿们嘶叫着回应。随后，它又朝南嘶叫，那里也挤满了各种颜色的马儿，欢腾地嘶叫着回应。

随后，栗色马又对我说道：“来看看这些马儿们是怎么起舞的吧！”我看着，看到了无处不在的马儿——整片天空全是马儿围着我在跳舞。

“赶快！”栗色马说完，我们便肩并肩一起走，而黑色、白色、红褐色以及鹿皮黄色的马儿则跟在后面，四四一列向前进。

我又看了看四周，突然，无以计数的跳着舞的马儿变成了各种飞禽走兽，它们全都飞回了马儿出现的世界的四方，然后便消失了。

我们继续走着，前方的一朵云变成了一顶帐篷，而帐篷的门则是一道彩虹； 
[52]

 我走进这道彩虹之门，看到六位老人坐成一排。

这时，那两个手持长矛的人分别站在了我的两旁，马儿们则面朝内分别站在四方。最年长的先祖用和蔼的声音对我说：“过来，不必害怕。”他说完，四方的马儿全都嘶叫着，给我鼓劲。我走了进去，站在六位先祖面前，他们看上去比一般人要年老许多——像山丘、像星星一样老。 
[53]



最年长的那位又开口了：“世界各地的先祖们正在召开会议，他们将你召唤到此处，是想教你。”他的声音十分和蔼，我顿时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这几位不是普通的老人，他们是世界之神力。第一位是西方之神，第二位是北方之神，第三位是东方之神，第四位是南方之神，第五位是天空之神，第六位是大地之神。当我知道这些之后，又变得害怕起来。这时，第一位先祖又说道：“看远方日落之地的那些雷电之神！你会从他们身上看到我的力量，并获得我的力量；他们将带领你，前往那高而孤独的大地中央，甚至前往阳光永照之地，他们会带领你前去了解。”

听他说完，我便抬头，看到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火焰的彩虹向我飞来。

这时，他手中拿着一个木杯，木杯中盛满了水，水中倒映着天空。

“拿着。”他说道，“这是复活之力量，现在是你的了。”

接着，他手里又拿着一把弓。“拿着。”他说道，“这是摧毁之力量，现在是你的了。”

随后，他指着自己说道：“仔细看看这个人，他现在是你的灵魂了，而你就是他的身体，他的名字叫‘鹰翼展’（Eagle Wing Stretches）。”

说完，他便站了起来，向着日落之地去了，然后又突然变成一匹黑马，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我。这匹马瘦骨嶙峋，虚弱不堪，样子十分可怜。

随后，第二位先祖（北方之神）手持一根神力药草，站起来说道：“赶快拿去。”我接过药草，拿着它指向那匹黑马。黑马立即变得强壮起来，十分高兴，欢腾地跑回它原来的位置，变成了第一位先祖，坐在那里。

第二位先祖（北方之神）又说道：“鼓起勇气，年轻人。你将让地上的一个民族复兴，因为你将拥有白巨人之翼的神力——净化之风。”随后，他也站了起来，开始向北跑去，当他转身看我时，却变成了一只白鹅，在那里盘旋。我看了看四周，西方的马儿变成了雷电，北方的马儿则变成了鹅。而第二位先祖则唱起了这样的歌儿 
[54]

 ：

他们即将出现，你快看哪！

他们即将出现，你快看哪！

雷电之族即将出现，看哪！

他们即将出现，你快看哪！

他们即将出现，你快看哪！

白鹅之族即将出现，看哪！

接着，轮到第三位先祖发话了，他是阳光永照之地的神。“鼓起勇气，年轻人。”他说道，“他们将带领你穿过大地！”随后，他指向辰星闪烁之地，在辰星之下，有两个人在飞翔。“他们将赐予你力量，”他接着说道，“他们能够唤醒大地上所有生根、生脚和生翅膀的生灵。”说完，他手里便拿着一把和平烟斗，烟杆上有一只斑鹰，振翅欲飞，两只眼睛盯着我，像一只活着的鹰一样。“有了这把烟斗，”先祖说道，“你就能走遍大地，任何生病之物你都能治愈。”然后，他指着一个浑身鲜红的男子——那是象征着美好与富足的色彩——这时，红色男子躺下来翻滚了一下，变成了一头野牛。随后，野牛起身，朝着栗色马所在的东方奔驰而去，红褐色马随即也变成了壮硕的野牛，并且数量繁多。

随后，第四位先祖开口了，他是迎面之地（南方）的神， 
[55]

 掌控生长的神力。“年轻人，”他说道，“我们的亲人，有了四方之神力，你就能行走了。看哪，我将给你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心，有了它，你就能拯救众生。”我看到他手持一根鲜红的木杖， 
[56]

 木杖生机勃勃，我看着它的时候，它的顶端便发出了新芽，还长出了新枝，枝上树叶繁茂，沙沙作响，叶中的鸟儿开始歌唱。不一会儿，我便看到树荫之下村落环绕，村里的人们以及所有生根、生脚、生翅膀的生灵全都欢乐无比。“它将立于这些村落的中央，”这位先祖说道，“它是一根用来行走的手杖，也是一个民族的心脏，你要用你的神力让它枝繁叶茂。”

他停了一会儿，倾听鸟儿们的歌唱，然后又说：“看那大地！”我低头，远远地看到一群人环绕成圈，而在他们中间，那根神圣的木杖如今已枝繁叶茂，长成了一棵树，树的旁边有两条岔路，一条红色，一条黑色。 
[57]

 “贯穿巨人之地（北方）和迎面之地（南方）的，是红色的路，是美好之路。”先祖说道，“你的族人将在此路上前行。黑色的路贯穿雷神之地（西方）和阳光永照之地，是可怕之路，路上尽是灾祸与战争。你将在此路上前行，并由此获得击败敌人的力量。你将带着这个力量经历四个上坡。”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将见到四代人的成长，除了我自己这一代，我还将见到三代人的成长。

随后，他便站了起来，变成了一只麋鹿，向着南方奔跑而去。当它跑到远处的鹿皮黄色马那里时，它们也变成了麋鹿。

最年长的第五位先祖也开口了，他是天空之神。“我的孩子，”他说道，“我呼唤了你，而你也已来到。来看看我的神力吧！”他张开手臂，变成一只斑鹰，在空中盘旋起来。

“看哪！”它说，天空中所有鸟类都将前来帮助你，它们与风和星星好似亲人。你将带着我的力量行遍大地。”说完，斑鹰振翅飞到了我的头顶，一时间，空中数不尽的友好的鸟儿们全都向我飞来。

我知道，接下来第六位先祖就要开口了，他是大地之神，他年岁已老，并且比普通的老人还要老许多。他的头发又长又白，他的脸上满是皱纹，他的眼睛深邃、眼神黯淡。不知怎的，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一般，所以我凝视着他。这时，他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开始返老还童。当他变成了一个男孩之后，我发现，他正是我自己，而他经历的岁月最终也将成为我所经历的岁月。当他变回老人之后，便对我说：“我的孩子，鼓起勇气，我的力量将成为你的力量，而你，也将需要这份力量，因为你在地上的族人，将经历巨大的灾难。来。”

他站起身，步履蹒跚地走出彩虹之门，我骑在最先跟我说话并将我带到此处的栗色马上，跟着他。

随后，栗色马停了下来，转向黑马所在的西方。这时，一个声音传来：“他们已经给了你复活之水杯，也给了你摧毁之弓箭。”栗色马嘶叫起来，十二匹黑马便赶了过来，四四成排，站在我身后。

栗色马又转向红褐色马所在的东方，那些红褐色马的额头上挂着闪闪发亮的辰星。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他们给了你神圣之烟斗、和平之力量以及美好的红色之日。”栗色马嘶叫起来，十二匹红褐色马四四成排，站在了我的身后。

栗色马又转向鹿皮黄色马所在的南方，那个声音又说道：“他们给了你神圣之杖、民族之环以及黄色之日，你将置圣杖于民族之环的中央，让它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栗色马嘶叫起来，十二匹鹿皮黄色马四四成排，站在了我的身后。

我身后所有的马上都坐着一位骑手。这时，那个声音又说：“现在，你将带着这些走上黑色之路。当你行走的时候，所有生根、生脚、生翅膀的生灵都会敬畏你。” 
[58]



于是，我便向着东方骑去，准备骑向那可怕之路，黑色、白色、红褐色和鹿皮黄色的马儿们全都跟在我的身后，而在遥远的可怕之路的上空，辰星正慢慢升起，闪烁着微微的光亮。

我往下看，看到微弱的绿光中宁静的大地，看到山丘和山上的草木以及所有的动物，都敬畏地仰望着。我所到之处，鸟儿无不惊恐地叫着，到处是振翅高飞的声响。我是天上骑行队的首领，当我回过头时，发现十二匹黑马跳起来，又猛地扑下去，发出雷鸣之声，毛和尾巴上卷起了冰雹，鼻孔中呼出了闪电。当我再往下看时，发现冰雹倾泻而下，大雨又急又猛，我们所到之处，树木均被压弯，山丘均被昏暗笼罩。

当我们离开之后，大地又变得明亮起来。我能看到下面经过的山谷与溪河。随后，我们到了一个三条小溪汇聚成一条大河的地方——那些大河的源头 
[59]

 ——而那里，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水中燃起了火焰，火焰之中，站着一个蓝色的人。 
[60]

 烟尘飘浮在他的四周，草木干枯，树枝枯萎，人和动物躺在地上，瘦骨嶙峋，气喘吁吁，鸟儿虚弱不堪，无法飞行。

随后，黑马上的骑手们叫喊起来：“嚯咔嘿！”然后向着蓝人冲了下去，但被击退回来。随后，白色队伍也叫喊着，冲了下去，但也被打败了；红色和黄色队伍也是如此。

当所有的队伍都失败了之后，大家齐声叫了起来：“鹰翼展，快！”随后，所有队伍全都为我呐喊助威，我便冲了下去。我一手拿着那杯水，一手拿着弓，当栗色马载着我向下猛冲的时候，弓变成了长矛，矛头闪着锋利的光芒。长矛直中蓝人的心脏，在它刺入的那一瞬间，我听到雷鸣轰响的声音，听到阵阵叫喊——“呃嘿！” 
[61]

 ，这说明我已将他杀死。火焰熄灭了。草木和树枝也不再枯萎，而是欢乐地沙沙作响，所有的动物都发出高兴的声音。随后，四队马军也冲了下来，对着蓝人的尸体猛地一击，突然，蓝人变成了一只无害的乌龟。

到这时，我已经乘过暴风之云，已经向大地降过大雨，也已经使用六位先祖赐予我的神力战胜了干旱。我们已经到了地面，正沿着那条流淌着大河之源的流水前行，不一会儿，我便看到前方的峡谷中出现一个环形的村落。这时，一个声音响起：“看这个民族啊，它是你的了。赶紧去吧，鹰翼展！”

我骑着马走进了村落，黑色、白色、棕红色和鹿皮黄色的马队紧跟着我，这个地方充斥着悲痛的呻吟与对逝者的缅怀。热风从南方吹来，我看了看四周，几乎每个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奄奄一息地躺在死者身旁。

我绕着村落走了一圈，看到的全是生病与死去的人，我感觉自己就快要哭出来了。然而，当我回头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男女老少都站了起来，面露喜色，向前走来。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看哪，他们给你的民族之环的中心，让一切又充满了生机。”

于是，我便骑到了村落的中央，马队围绕着我，站在各自的方向，人们也在那里聚集。这时，一个声音响起：“将盛开之杖交给他们吧，让他们繁荣昌盛；将神圣之烟斗交给他们吧，让他们知道，那是和平之神力；将白巨人之翼交给他们吧，让他们拥有勇气去忍受和面对所有的狂风吧。”

于是，我拿起那根鲜红的圣杖，走到民族之环的中央，将其插入地面。它一触到地面，就猛地跳出了我的手心，变成了瓦嘎查，变成了沙沙作响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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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上枝繁叶茂，无数的鸟儿在此歌唱。大树下，动物与人如亲人般相互敬爱，并发出阵阵欢声笑语。女人们高兴得咯咯大笑，男人们也一齐欢呼：“让我们一起养育我们的孩子吧，让他们像在歇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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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羽翼之下的小鸡一样茁壮成长。”

随后，我听到白风唱着歌儿，轻轻地吹过大树，神圣之烟斗乘着鹰翼从东方飞来，停在了我跟前的大树下，并带给四周一片祥和安宁。

随后，辰星 
[64]

 渐渐升了起来，一个声音响起：“它与他们息息相关；谁能见到这颗辰星，就能见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智慧正是源起于那里；而那些不能看到它的人，将生活在黑暗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望向东方，辰星的光芒照射在他们的脸上，所有的狗开始大声叫喊，马儿们也嘶叫起来。

当这些碎碎的声音消失之后，那个伟大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看这民族之环，它神圣而永无止境，因而所有的神力也将合而为一，永存于人民之中。现在，他们当撤下帐篷，踏上红色之路，向前进，你的先祖们也将与他们通行。”于是，人们撤下帐篷，踏上了美好之路，白色之翼 
[65]

 在人们的脸上吹拂，他们行走的顺序是这样的：

领头的是带着那杯水的黑马骑手，随后是带着白色之翼和神圣药草的白马骑手，接着是带着神圣烟斗的红马骑手，然后是带着盛开之杖的鹿皮黄马骑手，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结成队伍的儿童和少男少女。

走在第二序列的，是部落的四位酋长 
[66]

 和他们的队伍，队伍里全是年轻的男女。

走在第三序列的，是族里的四位长老， 
[67]

 他们带领着中年男女。

走在第四序列的，是拄着手杖、低头蹒跚行走的老年男子。

走在第五序列的，是拄着手杖、低头蹒跚行走的老年女子。

走在第六序列的，是我。我独自骑着栗色马，带着第一位先祖交给我的弓箭。但我并不是走在最后的，当我回过头时，发现许多族人的鬼魂像迷雾一样跟在后面，远远地望不到尽头——数不尽的世世代代的祖父祖母们。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伟大的声音——南方之神的声音——虽然他现在并未出声，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们行走的时候，我身后的声音响了起来：“看哪，一个美好的民族正以一种神圣的方式行走在一片美好的领土之上！”

我起抬头，看到前方有四个上坡，我知道，那便是我将经历的四个世代。如今，我们走上了第一个上坡，这里的土地是一片绿色。当长长的队伍向上爬的时候，所有的老人都举起了双手，掌心朝前，对着那遥远的天空，开始齐声低吟，而前方的天空中，飘满了婴儿脸一般的云朵。

我们走到了第一个坡的尽头之后，便如往常一样在神圣之环中扎营，营地的中央便是那棵圣树，而我们周围的土地依旧是一片绿色。随后，我们又如往常一样，踏上了第二个上坡，大地依旧是绿色的，但坡度却更加陡峭了。我往前看，看到族人们变成了麋鹿、野牛和各种四足动物，甚至变成了鸟类，他们全都以一种神圣的方式一齐在象征美好的红色之路上行走。而我自己则变成了一只斑鹰，在他们的头顶翱翔。但还没等我们走到坡的尽头驻足扎营，所有行走的动物都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他们已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他们非常害怕，并开始发出求救的声音，呼唤他们的首领。当他们在坡的尽头扎好营后，我往下看，看到圣树上的叶子正在凋落。

这时，那个声音响了起来：“看好你的民族，记得六位先祖交给你的东西，因为，从这儿开始，你的族人将在困境中行走。”

随后，族人们又撤营了，他们看到了前方通往日落之地的黑色之路，远远地还有黑云逼近；他们虽不愿继续往前，却也不能停留。当他们走上第三个上坡时，所有由人变成的动物和鸟类都四散开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跟随自己的幻象，都拥有了自己的法则；我能听到风声四起，像大战的野兽一样相互角逐。 
[68]



当我们到第三个坡的尽头扎营的时候，民族之环断了，就像一圈烟雾四处散开了一样，而圣树似乎也快枯萎了，树上的鸟儿全都不见了。我往前看，看到第四个坡更加险峻。

当人们准备走上第四个坡时，那个声音带着哭腔说道：“看看你的民族。”我往下看，看到族人们全都变回了人类，他们因饥饿而变得瘦骨嶙峋。他们的马儿只剩下了皮包骨，而圣树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看着这一切，不由得哭了起来，这时，我看见这片饥饿营地的北边出现了一位圣人，他浑身上下都涂成了红色，手持长矛，走进了人群中央，然后躺下翻滚起来。当他起身时，变成了一头肥壮的野牛站立着，在野牛站立的地方，在圣树曾经所在的民族之环的中央，冒出来一株神圣的药草。我看到，药草渐渐长高，一根茎上盛开了四片叶子——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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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这些叶子向着天空发出明亮的光芒。

如今我知道它的含义了，这头野牛是美好圣灵的礼物，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应当将它释放，然后再从圣灵中找到新的力量。当药草长高并盛开之后，族人们便好了起来，马儿们也扬起尾巴，一边嘶叫着，一边四处腾跃，我看见一阵微风像幽灵一样从北方吹来，吹进了人群之中；突然，在光芒四射、盛开了的药草出现过的民族之环的中央，那棵枝繁叶茂的圣树又出现了。

而我，仍然还是一只在翱翔的斑鹰，我发现自己已经差不多到了第四个坡上了，而族人们则正在远处的第三个坡顶忙着扎营。我的四周漆黑又恐怖，狂风在四处搏斗，像飞速的枪弹，像旋转的烟雾，像哭泣的妇女和儿童，像嘶吼的马儿。

远远地，我看见我的族人们在四处忙活，有的在插杆，有的在扣紧帐篷，以抵御狂风。黑压压的一片暴风雨之云正向着他们急速奔来，在云的前方，数不尽的燕子惊恐地四处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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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想起了一首力量之歌，便在我身处的那个恐怖之地中唱了起来。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我将复兴一个伟大的民族。

天上之神曾说起的民族。

他们赐予我力量，助我改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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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完之后，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你将跑到四方去求助，你将变得强大无比。看他哪！”

随后，我又骑上了栗色马，因为这匹马属于大地，因而我的力量将被用于大地之上。 
[72]

 我遵照那个声音的指示看了看，发现在远远的西方，有一匹皮包着骨、色泽暗淡的黑马。这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拿着这个，去治好它吧。”我接过来，发现手里握着的是那根光芒四射的药草。于是，我便骑马到那匹可怜的马儿上方转起了圈。这时，我听到族人们在远远的地方呼唤着神圣之力，“啊嘿！啊嘿！啊嘿！啊嘿！” 
[73]

 随后，那匹可怜的马嘶叫着翻滚，并站了起来，它变成了一匹强壮高大、色泽亮丽的黑色种马，身上满是斑纹，鬃毛像云一样蓬松。它是所有马儿的领袖。它哼哧一声，鼻间便呼出了一道闪电。它的眼睛则像日落之星一样。它冲向西方，嘶叫起来，西方便充斥着蹄踏的尘埃，数不尽的黑得发亮的马儿从尘埃中腾跃而来。然后，它又冲向北方，嘶叫起来，继而是东方和南方尘云响应起来，数不尽的奔腾的马儿冲了出来——白色的、红褐色的、鹿皮黄色的马儿们肥壮而又亮丽，无不为自己重获速度与力量而欣喜万分。一切是那样美丽，又是那样恐怖。

突然，它们停了下来，并在它们的黑马首领旁围成一圈，站着一动也不动。这时，四位比人世间的所有女人都要貌美的圣女从四方出现，穿过了圆环。她们身着红衣，站在了伟大的黑色种马四周；其中一人手持木制水杯，一人持白色之翼，一人持神圣之烟斗，还有一人手持民族之环。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静静地聆听着。随后，黑色种马提高了声音，开始歌唱。它的歌儿是这样唱的：

我的马儿们，欢腾着到来。

我的马儿们，嘶叫着到来；

欢腾着，到来。

它们来自世界各地。

它们将要起舞，请你看呀。

（重复四次）

一群马儿，它们将要起舞。

请你看呀。

（重复四次）

它的声音不大，但却响彻宇宙。 
[74]

 世间万物全都能听到，那声音美妙绝伦，令世间万物不禁跳起舞来。纯真的少女跳起舞来，周围的马儿也全都跳起舞来，树上的叶子、山谷的小草、溪水、河水、湖水、四足的、两足的、天上飞的——全都伴着马儿的歌声跳起舞来。

我俯视着远处的族人，云团盖了过来，降下友好之雨给予他们祝福，东边挂着一道鲜亮的彩虹。

随后，所有的马儿一边唱着歌，一边回到了第四个坡的顶峰，其他万物也跟着它们，一边唱，一边走。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世间万物都度过了欢乐的一天。”我往下看，看到整个日之圆环又绿又美丽，到处都结满了果实，万物和谐而欢愉。

接着，一个声音又响了起来：“看着这一天，因为这是你要创造的一天。站到大地的中央去看看吧，他们将会带你到那里。”

我仍在坐在栗色马上，再一次感受到了东南西北各方的骑手们，他们结成队伍，同之前一样，跟在我的身后，我们一齐向东前进。我往前看，看到一片山脉，山上尽是岩石和森林，山上闪烁着色彩各异的光芒，一直冲向天空。随后，我站在了最高的山顶上，环绕在我下方的，是整个世界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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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那里，所看到的远不止我所说的，所理解的远不止我所看到的；因为我正以一种神圣的方式，看着万物灵魂的形状，看着万千形状的形状，万物必须像一个整体一样存在。我还看到了由许多个环组成的一个圆圈，这其中也有我族人之环，圆圈像日光、星光那么宽广，圆圈的中央长着一棵巨大的盛开的树，大树庇护着这些同属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的子女。我所看到的，便是神圣。 
[76]



随后，我站在那里，两个人从东方赶来，头朝前方，像离弦的箭一样，在他们中间，破晓之星冉冉升起。他们来到我跟前，将一根药草递给我，说道：“将它种在地上，你将能驾驭一切。去吧。”

这是破晓之星药草，是理解之药草，他们要我把它丢到地上。我看着它一点点远去，当它落到地面时，便在大地上生根发芽，并在茎叶上开出了四朵花，蓝的、白的、红的和黄的；这些花朵发出光芒，照向天空，所有的生灵都能看见，世界各地再无黑暗。

随后，那个声音又说道：“你的六位先祖——现在，你该回去找他们了。”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了自己的样子：浑身上下都画成了红色，关节画成了黑色，关节之间画着白色条纹。 
[77]

 我的栗色马浑身上下都是闪电般的条纹，它的鬃毛就是云团。当我呼吸的时候，呼出的气就是闪电。

随后，这两个人带领着我，头朝前，像离弦的箭一样向上冲去——他们正是将我带离地面的那两个人。我坐在栗色马上，跟着他们，这时，他们突然变成了四群鹅，环绕成圈，分别在四个方向飞舞，一边发出神圣的声音：啵，啵，啵，啵！

随后，我看到前方便是六位先祖的帐篷上方的彩虹，帐篷是用云团建造的，被闪电劈开了缝；帐篷下方是天空中的各种鸟类，而鸟类的下方则是各种动物和人类。万物一片欢腾，雷声也如欢乐的笑声一般。

我穿过彩虹之门，骑了进去，帐篷里回荡着世界各处的欢声，六位先祖坐成一排，向着我，举起了手臂，张开了双手，手掌向外；在他们身后的云团里，挤满了数不尽的人们的脸庞。

“他成功了！”六位先祖齐声喊着，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我走到他们面前，每一位先祖都将先前赠予我的礼物再次赠予我——水之杯、弓和箭、复活及摧毁之神力、净化之翼、治愈药草、神圣烟斗、盛开之杖。先祖们由西至南，依次与我交谈，如先前一样向我解释所赠之物，每位先祖交谈完毕后，便融化到大地上，并再次长出来；如此，每一次都让我感觉自己离大地更近一些了。

最后，最年长的先祖说：“孩子，你已经看到了世界各处。现在，你该带着神力，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在那里，万物会变得圣洁，万物也会燃烧！看哪！” 
[78]



我往下看，看到了我的族人，他们全都健康快乐，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个人躺在地上，像是死了一样——那个人，便是我自己。随后，最年长的先祖唱了起来，他是这样唱的：

有个人如此神圣地躺在大地之上。

有个人——躺在大地上。

如此神圣，我要助他站立起来。 
[79]



这时，由云团建造而成的帐篷开始前后摇摆，像是在风中一样，光芒四射的彩虹之门变得越来越暗。我听到外面万物叫喊的声音：“鹰翼展要来了！看哪！”

当我走出帐篷时，破晓之星已经升起，白日渐露脸庞；太阳一跃而出，照耀着我，而我则独自向前行走。

我独自行走的时候，听到太阳一边升起，一边歌唱，它是这样唱的：

我露出脸，我出现了。

如此神圣，我出现了。

我要让绿色大地欢乐愉快。

我让民族之环的中心欢愉。

看着我的脸哪！

我让动物与人类行走；

我让空中只鸟飞翔。

我露出脸，我出现了。

我让我的白天变得神圣。 
[80]



歌声停下来后，我感觉自己迷失了，十分的孤独。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回头！”与我说话的是一只斑鹰，它正在我的头顶盘旋。我看着云团建造的光芒四射的彩虹帐篷曾经所在的地方，却只看到高高耸立在世界中央的大山。

随后，我脚踏大地，在辽阔的平原上孤独地走着，只有斑鹰带领着我。远远地，我看到了族人的村落就在前方，思乡心切的我，便加快了步伐。

随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帐篷，我的父母坐在帐篷里，俯身看着一个病重的男孩——我。当我走进帐篷时，不知谁说了一声：“孩子醒了，快给他弄点水喝。”

随后，我便坐了起来。我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我的父母并不知道，我曾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


第四章　猎捕野牛

我回到父母身边时，是坐在帐篷里的。我的脸仍然浮肿，我的手脚仍然十分肿胀，但我的感觉已经好多了，我想立刻站起来，到处走走。我的父母不允许我走动，他们说，我病了十二天，像死了一样躺在那里，立熊的叔叔“追风者”（Whirlwind Chaser） 
[81]

 是一名巫医，是他救了我的命。我知道，是彩虹帐篷里的六位先祖治愈了我，但我不敢说出来。我的父亲将自己最好的一匹马赠予追风者，以感谢他治好了我。许多人前来看望我，人们都说，追风者真是太厉害了，在我差点死掉的时候，竟然将我治好了。

我没事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每当我躺下来，回想起曾去过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和所见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时，我就会十分悲伤。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些事，但我却不敢说出来，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我。当年我还太小，只有九岁。我躺下来回想幻象时，会再次看到那些幻象，我的身体里洋溢着某种奇怪的力量，能让我感受到这一切的意义。但当我准备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意义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雾，散开了。

而今，我知道了，当时的我太年幼，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切，我只是能感受到它而已。 
[82]

 我所回想起来的，是我记住的画面和话语；我的双眼从未见过在幻象中所见到过的那样清晰而明亮的画面，我的两耳从未听过在幻象中所听到的那些话语。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刻意去回想这些事情，它们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年纪渐长，这些画面和话语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直到今时今日，我也未能尽言我所知晓的所有意义。

我醒过来的那天晚上，追风者——因为治愈了我而获得了名声与好马的人——来到我们的帐篷里。他坐下来，久久地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看着我，然后对我的父亲说：“你的孩子十分神圣地坐在那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将会做一番特别的事。因为我进来时，看到一股力量像光一样从他身体透出。”

他紧紧地盯着我，而我却想着起身跑掉。我害怕他能看透我，怕他看到了我的幻象，然后说那是假的，那样的话，也许所有的人会以为我疯了。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看到追风者过来了，我就会马上跑开，躲起来，生怕他会看透我，说那是假的。

第二天早上，我的脸和手脚都不再浮肿，我感觉舒爽极了。但我周围的一切却好像变得奇怪了，仿佛离我很遥远一般。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之后的十二天里，我都想独处，好像我已经不属于我的族人了一样，他们就像陌生人一样。我会独自一人走到村外，不与其他男孩一起，我会看向四方，回想着我的幻象，希望能再回到那里。我会回家吃饭，但我不会吃太多；我的父母以为我仍然病着，但其实我已经好了，我只是很想念我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

我的外祖父“拒绝走” 
[83]

 ，很喜欢小孩子喜欢的一切，而且总有讲不完的奇妙故事，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对他无话不说，但是现在，我也不能将我的所见所闻告诉他。我的第一把弓是他做的，我把他给我的所有箭都用完的时候，他也总是会立即拿出新的箭给我。我爱我的父亲，但“拒绝走”不一样，我以前总是与他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对他有所隐瞒。

有一天，我带着外祖父为我做的弓箭出门，一边走，一边想着我的幻象。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这些弓箭是彩虹帐篷里的第一位先祖给我的。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些只是外祖父做的弓箭而已，我觉得自己很愚蠢，我想要自己知道，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而已。于是我不想再去想它了，我决定去打猎。附近有一片灌木丛，有只小鸟栖息在上面，但当我准备射箭时，突然又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想起自己与这些鸟类同是一家人，于是便把箭放下了。后来，我沿着小溪继续往下游走去，我又感觉自己很愚蠢，我竟然放走了一只小鸟，这时，我看到路边坐着一只绿色的青蛙，我立马向它射了过去。但当我提起它的双腿时，一想到“我杀死了它”，就不由自主地想哭。


立熊说道：


我记得他生病时的事情。我比他年长四岁。我是米那肯酋部落（Minneconjou）的人，我们的母亲是亲戚，所以，当我们两个部落在同一个地方扎营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玩耍。当时，我们是在油草河（小大角河）的源头扎营。营地里的所有人都健健康康，黑麋鹿也是如此。但很快我就听说他呼吸微弱，就快死了。所有人都情绪激动，纷纷到各个部落去求医，但没有人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那时，我也去看望了他。他的样子像是死了一样，所有人都在谈论着他。然后，他又突然好了，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对此议论纷纷。

我也记得他好了之后的事情。在他醒来之后，我们就出发将营地迁往柳树溪（Willow Creek）口，要往南走两天才能到，在路上时，我骑着马往回赶，去小男孩们那里，想去见见我的小兄弟。我对他说：“喔，小弟！你终于好了！”他回应我道：“喔！是的，我终于不再生病了！”但当我们一起骑着马儿聊天的时候，他却不像个小孩，更像是一位老人。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帐篷里吃饭的时候，他父亲对我父亲说了这样的话：“自从我的孩子病过以后，他就不是以前那个孩子了。他变得有点奇怪，他不喜欢待在家里了。唉，可怜的孩子，变成这样真是可怜！”

后来，我们进行了一次大捕猎活动，人们也就不再谈论这件事了。


黑麋鹿继续说道：


是的，到了柳树溪后不久，我们就进行了一次大捕猎，这次活动也让我忘掉了我的幻象。

一天早晨，传令人 
[84]

 在村子里到处喊着，说我们要撤营了。长老们都在会议帐篷里，他也朝着他们大喊：“各位长老，快带着火把到中心去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火柴，长老们就负责为族人们保留火种。

“好了，撤下，撤下！”传令人喊着。大家便开始撤下帐篷，并打包到马车上。

随后，传令人说道：“我听到了，有许多野牛，我听到了！你们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啊！”他的意思是说，走的时候要把小孩守在身边，这样小孩们就不会吓跑野牛。

随后，我们便撤离了营地，开始集合，四位长老在先，传令人紧随其后，然后是各个部落的首领，接着是排成长队的赶着载满东西的马车的人，最后是成群的小马。我与一些较小的男孩一起，骑行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当人们爬上一个长长的小坡时，我往前一看，突然有那么一会儿又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想起了我的幻象里在红色之路上以神圣的方式行走的民族。不过这时却不一样，而我也很快就忘记这种感觉了，因为接下来将会有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连那些小马好像都知道。

走了一会儿，我们到了一个长满了萝卜 
[85]

 的地方，这时，传令人喊道：“把东西放下来，让马休息一下。拿起棍子，自己挖点儿萝卜。”接着，人们便挖起萝卜来，而长老们，则坐在一旁的小山上，抽着烟。然后，传令人又喊起来：“把东西放上去！”之后，大家又继续前进。

当太阳高照的时候，长老们找到了扎营的地方，那里有树有水。女人们在四周煮饭时，我听到有人说，探子们要回来了。我从山顶望去，果然看到三个骑马的人正赶过来。他们去了村落中央的会议帐篷里，所有的人都围了过去。我也围了过去，我站得很近，这样就可以从大人的腿间看到里面了。传令人从会议帐篷里走了出来，代表探子，对大家说道：“我保护了你们，你们应当给我礼物。”随后，探子们便坐在帐篷门前，一位长老将神圣烟斗里填满了红柳树皮做成的查沙沙 
[86]

 ，再把烟斗放在他面前的一个野牛烟嘴上，因为野牛是神圣的，是野牛给我们食物，给我们庇护。随后，他点燃了烟斗，向四方献礼，再向天上的圣灵和大地母亲献礼，最后一边递给探子一边说道：“这个民族依赖于你。无论你见到了什么，也许都有益于眼前这些人。”探子们抽起了烟，也就是说，他们将会告知真相。这时，那位长老又说：“你们是在哪里见到了好东西？告诉我，我将高兴不已。”

其中一位探子回答道：“你知道我们从哪里出发的。我们走到了一座小山顶上，在那里看到一小群野牛。”他一边说，一边指着那座山。

长老说：“也许你们在山的另一边也见到了好东西。告诉我吧。”探子回答：“我们在山的另一边也见到一群野牛，一大群。”

长老又说：“非常感谢。把你们在外面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探子回答：“在山的另一边，除了遍地的野牛，什么也没有。”

于是长老说道：“嘿奇图耶罗！” 
[87]



随后，传令人像歌唱一样喊了起来：“将你们的刀子磨尖，将你们的箭磨尖。赶紧准备好，马儿准备好！我们要带着箭出发。我们要满载而归！”

所有人都开始磨刀和箭，备好最好的马匹，准备大捕一场。

随后，我们便赶到了野牛所在的地方。战士分队 
[88]

 在先，二十人并肩骑行，谁要是敢超越他们，就会被打落下马。他们负责维持秩序，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紧随他们的是猎者队伍，五人并肩骑行。其他人跟在最后。大长老负责四处巡视，挑选出骑在最快的马匹上的最优秀的猎者，然后对他们说：“年轻的战士们，我的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优秀能干。你们总是行善，今天，也请你们为这些无助的人们行善吧。也许这其中有一些年老虚弱的人，没有儿子，也许有一些妇女，带着幼子，却无丈夫。请你们帮助他们，请为他们捕杀猎物吧。”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走到野牛所在的地方后，猎者们便将它们团团围住，并大声喊叫，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嚯咔嘿！”（就是“准备冲”的意思。）一时间尘土飞扬，所有人都大喊起来，所有的猎者都冲进去猎杀——每个人都是为了展现自己。他们全都赤裸着身体，左侧挂着装满箭的箭袋，他们会冲向一头野牛，从左肩拔箭射它。有些箭会一直冲上天射中飞鸟，有些箭会直接穿透骨头。所有人都十分高兴。


立熊说道：


我记得那次捕猎，因为我在那之前只杀死过一头小牛。当时我已经十三岁了，该成为男子汉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抓到一头一岁的动物。其中一头冲向平地，我骑着小马在后面追。我的第一支箭射了出去，但它毫发无损，我的小马穷追不舍，我赶紧射出第二支。这时，奔跑的野牛开始摇摇晃晃，鼻中流出了血，我应该是射中了它的心脏。猎者们捕到猎物，就会大叫一声“哟呵！” 
[89]

 ，但这是我第一次捕到这么大一头野牛，所以我不停地“哟呵！哟呵！”地叫。我这样叫个不停，人们肯定以为我捕到了一群野牛。野牛倒下之后，我便下马自己屠宰起来，心里十分高兴。我放眼望去，广阔的平地上到处都是男人屠宰野牛的场面，而不能捕猎的女人和老人也都赶来帮忙。所有的女人都发出愉悦的颤音 
[90]

 ，感谢战士们为她们捕获猎物。当时正值樱红之月 
[91]

 （Moon of Red Cherries，7月），那次捕猎可真是大获丰收。


黑麋鹿继续说道：


我当时已经能够顺利地骑马行走了，但我年纪尚小，无法捕猎。所以我们这些小男孩就到处走一走，看看那些猎者们；当我们看到一群野牛过来时，就会像其他人那样“哟呵”地叫，但没有人会去注意我们。

全部屠宰完毕后，大家就将野牛肉用野牛皮绑紧，挂在马背上。当大家返回村落时，所有猎者的马背上都放得满满的，我们这些小男孩等不及回家盛宴，便拿起那些生肝尽情地吃了起来。这个时候，也没人来教训我们。

在这段时间里，回到了营地的女人们就会砍下长杆和开叉的树枝，做成晾肉的架子。猎者们回到家后，就把肉插进长杆，丢在树叶上。

随后，长老们也全都回到了会议帐篷里，人们则以肉为礼从四面八方赶来献给他们，长老们就会一齐大喊“唏耶——！” 
[92]

 ，然后为这些送礼者们歌唱。待他们全都吃饱之后，传令者就会对人群大喊：“都从家里出来吧！我已经吃不下了！”然后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过来，领一些肉回去。

女人们忙着将肉切成一条一条的，挂在木架上晒干。到处都能看到红红的鲜肉。人们彻夜举行盛宴，载歌载舞。那些时光可真美好啊。

每次大捕猎之后，我们这些小男孩都会玩一种战争游戏。我们会走到村落的不远处，搭几个草堆帐篷，假扮敌人在这儿扎营。我们会选出一位长老，每次天黑了，他就会叫我们出发，从大人那儿偷几片晒干的肉。他会拿一根木棍出来，我们就得咬下一块。如果咬了一大块，就要去偷一大块肉；如果只咬了一小块，就不需要偷很大块。然后，我们就向着大人的村落匍匐前进了。如果我们能顺利回来而没有被抓的话，就会举行盛宴，跳舞，说说各自的杀戮之事 
[93]

 ，学着战士们的样子，讲述自己的英勇事迹。记得有一次，我没有英勇事迹可说。那次，我爬上了一顶帐篷旁边的一棵树，树枝上挂着肉。我在月光下看到这块肉时，就想着去尝一口，所以我就爬上去了。但当我快够着肉时，帐篷里的人便喊了起来“呀——！” 
[94]

 。当时他的狗也准备偷肉，他这是在对狗吼叫，但我以为他发现我了，吓得从树上掉了下来，哭着跑开了。

说完英勇事迹后，我们就会跳一种“裂胸舞”。我们会把衣服脱掉，长老会过来一一检查，看看我们当中谁的胸口被烧得最厉害，烧得最厉害的那个人就来领舞，其他人就这样歌唱：

我的胸口被烧裂。

我的胸口一片红。

我的胸口一片黄。

我们也会练习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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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会将干枯的向日葵种子放在我们的手腕上，然后将一头点燃，我们要让这些种子燃烧干净，一直烧到我们的皮肤。这样很疼，还会生疮，但如果我们把种子打落，或者叫一声“啊！”就会被当成女人来笑话。


第五章　士兵小镇

大约在我见到伟大的幻象时，同族的六个部落 
[96]

 就聚集在一起了，而等到所有的肉都晒干了之后，各部落便在柳树溪口撤了营，各奔东西。我们奥格拉拉部落有一小部分人开始往南，向烟土河（Smoky Earth River，又作白河）的士兵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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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我们在那儿有一些亲戚，我们想去看看他们，顺便去吃一顿加了“查呼皮思加”的“阿奎亚皮”和“培竹塔撒帕”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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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格拉拉部落的其他人则与疯马待在一起，疯马不愿再与瓦西楚有任何瓜葛。当时正值樱熟之月 
[99]

 下旬，我们这些男孩们玩得非常开心。在我们这个小部落里，男孩不多，所以我们都在一起玩耍。那时，我已经忘了幻象的事了。我不再有那种奇怪的感觉，也不再害羞了；但只要碰到暴风雨，我就会非常高兴，好像有人要来看望我了一样。

一开始，我们在粉河边扎营，后来，又搬到了佳河（Good River）[即夏延河（the Cheyenne）]北边分流的上游，那儿有一座大山，我们管它叫“与幼同坐山”，因为它的旁边还有一座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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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又搬到了浮木溪（Driftwood Creek）边上，再是松树原（Plain of Pine Trees），接着是梅溪（Plum Creek）。我们到那儿时，梅子已经变红了，但还没有完全成熟。外祖父出去给我摘了几个又大又红的，吃起来很甜。后来我们又到了羽帽溪（War Bonnet Creek），那儿离士兵小镇已经不远了，我的姑母和其他亲戚在那儿备了面包和咖啡等候我们，我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席。那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不舒服，我的父母让我坐在马车里，他们害怕我这次真的会死掉。但我觉得，也许只是面包和咖啡吃得太多了，或者是梅子造成的。后来，我们又在臀山（Hips Hill）上扎营，这一次，士兵小镇的大部分族人都与我们会合了。第二天，我们大约有二十顶帐篷还继续出发，其他人则留在原地。整个冬天，我们都与亲戚们一同在士兵小镇附近的白丘（White Bu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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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营，我们用生牛皮将野牛的嘴和肋骨绑起来，做成雪橇，在山上滑了起来，玩得十分高兴。

那年冬天，我十岁，人生第一次看见了一位瓦西楚。一开始，我以为他们都生病了，也害怕他们随时又准备向我们开战，但后来，我渐渐习惯了他们。

那年冬天，有个男孩爬到了旗杆上，把杆头给折断了。这事差点惹出大麻烦，士兵们拿着枪将我们包围起来；红云当时也住在那里，他没有带任何武器，站到了中间，对我们和瓦西楚说了一番话。他说，犯事的男孩一定会受到处罚，他还对瓦西楚说，如果因为一些孩子在玩耍时做了愚蠢的事，就想着对他们的父母开枪，这也很愚蠢；他还问那些人，难道他们小时候就没有因为贪玩而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情吗？因此，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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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云是一位伟大的首领，也是奥格拉拉部落的人。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想再战斗了。自从五年前（1868年）他与瓦西楚签订了协议后，就不再参战了，并且一直与他的恶脸部落（Bad Faces）住在士兵小镇。疯马也是奥格拉拉部落的人，我觉得，他是最最了不起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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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草生之月（Moon of the Red Grass Appearing，4月），我们大约有三十顶帐篷的人撤了营，开始往黑山出发，准备到那里砍一些做帐篷的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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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沿着断马头溪（Horse-Head-Cutting Creek）前进，一直到了它的源头，并在那里扎了营，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到了村落外，突然听到斑鹰的叫声。

我抬头一看，斑鹰正在我的头顶盘旋。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回来了，并且愈发强烈，有那么一会儿，我好像又到了幻象里的世界。

后来，我们又搬到了黑山脚下的野牛谷（Buffalo Gap），我和父亲一起出去寻鹿。我们穿过树林，往一座大山顶上爬去，我的父亲在“百戮之战”时负了伤，跛了足，因而爬得十分辛苦。当我们爬上山顶时，父亲往下看了看，说：“那边有一些。你待在这里，我去抓它们。”然后，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不知为何说了这样一番话：“不要，父亲，就待在这里吧，他们会将它们带给我们。”他仔细看着我，说：“谁会将它们带来？”我也不知道；随后，他又仔细地看了看我，说道：“好吧。”于是，我们便躺在草地上，等着。鹿确实来了，我的父亲抓到了两只。

我们一边宰鹿，我一边吃着肝脏，突然为我们屠杀这些动物而深感歉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当作回报。于是，我说道：“父亲，我们要不要分享一些给那些野生之物？”他又仔细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后来，他将一只鹿头朝东方放在了地上，然后面对着西方，举起了手，大喊着“嘿——嘿”，喊了四声之后，他就这样做起祷告来：“先祖啊，伟大的圣灵啊，请看看我啊！我将此献给所有食鲜肉的野生之物，愿我族人健康，愿我子女成长。”

那年夏天，快乐无比，因为那场大麻烦尚未来临。我们沿着溪边，砍了许多可以用来做帐篷的木杆，一路走到了黑山的东边，那儿的东西全都是我们想吃的，对于我们族人来说，黑山就像一个大大的食物包一样。我和同龄的铁牛一起抓鱼，十分开心。我们总是一边给鱼喂一些诱饵，一边说：“长着红红的翅膀在水里游泳的鱼儿，我将此献给你，快快到这里来。”我们抓到了第一条鱼后，就会将它插到一根开叉的木棍上，然后亲吻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其他鱼儿肯定会知道的，也就不会过来了。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小鱼，就会亲吻它一下，然后把它丢回去，这样它就不会游走，也不会吓到其他更大的鱼。我也不知我们这样做有没有起到作用，但我们总是能大获丰收，我们的父母也很为我们骄傲。我们总是能抓多少就抓多少，好让族人们称赞我们。

有一位叫“瓦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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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anye）的人，很擅长用长矛抓鱼，不过他的嘴唇溃疡很严重，所以他不敢笑，一张嘴溃疡便裂开了。人们总是想逗他笑，但他总会走开，不搭理这些人。有一天，他对我说：“小伙子，我来告诉你怎么用矛抓鱼。”于是，我们便走到了小溪边，水里有一条像胳膊那么长的鱼。“拿着矛，”瓦坦耶说道，“往里面插深一点，这些鱼所在的地方，实际上比你看到的要深一些。”我接过长矛，使劲往下一插，然而这清澈的水实际上比看起来要深许多。我非但没有插中，还一头栽进了冰冷的水中。当我慌慌张张地爬起来时，瓦坦耶已经捂着肚子笑弯了腰，还喊着“疼，疼，疼！”血从他的下巴流了下来。他赶紧跑开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掉头跑开，生怕自己又忍不住笑起来。有一天，我藏在灌木丛里，专门等着他过来，就是想看看我突然蹦出来时他逃跑的样子。

我觉得，瓦坦耶应该是非常喜欢我的，因为他以前经常单独带我去抓鱼，去捕猎，他还总是教我许多东西。他也喜欢给我讲故事，他的嘴唇没有溃疡的时候，就总是会说一些有趣的故事。我还记得他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叫“高马”（High Horse）的拉科塔族人，为了得到心仪的姑娘，历经了各种艰辛。瓦坦耶说，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正在发生呢，也许吧。如果当时没发生，也许以后也会发生。我现在就来说说这个故事吧。


第六章　高马求亲

要知道，在以前，想要娶一个姑娘，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时，小伙子会经历各种艰辛，而他必须克服这些艰辛。假如我是一个小伙子，看上了一位貌美的姑娘，还害上了相思病，我不能直接跑去跟她说，我喜欢她，只要她愿意，我们就结婚。我得悄悄跟着她，找机会和她说话，等我能跟她说上话了，故事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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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苦苦思念某位姑娘已经很久了，因为我非常爱她，但她可能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而她的父母对她也看管得很严。但我的相思病却越来越严重，也许我会在夜里悄悄走到她的帐篷外，等着她出来。也许我会整夜整夜地等，眼睛都舍不得闭上，但她却没有出现。于是，我的相思病愈加严重。

也许我会在春日里躲进灌木丛，等着她过来取水，等她经过时，如果没有人看见，我就会跳出来，抱住她，让她听听我的话。如果她也喜欢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也许一开始她会害羞，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多看我一眼，那我就放她走，然后在附近悄悄溜达。也许这样会看到她父亲，那我就会告诉他，我会送他多少匹马，当作他美丽女儿的聘礼，那个时候，也许我的相思已经难以忍耐，也许我会把我所有的马儿都送给他。

好了，我现在所说的这个小伙子，就是高马，他觉得村子里的一位姑娘特别漂亮，他为此害了相思病，并且越来越严重。

那位姑娘十分害羞，她的父母十分疼她，因为他们已经老了，而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因此，他们整天都看护着她，即便晚上他们睡觉了，也要看着她，免得她遇到危险。他们实在是太疼爱女儿了，还用生牛皮为她做了一张床，当他们知道高马总是悄悄地跟在她身后时，就拿出生牛皮绳，整晚都将那个姑娘绑在床上，这样，等他们睡着时，就不会有人把她偷走了，因为他们也不确定，也许自家姑娘还愿意被人偷走呢。

就这样，高马悄悄地跟了姑娘好一段时间，他躲躲藏藏，等着那位姑娘，相思病越来越重，最后，他终于等到她单独出现，并且还与她说了话。然后，他发现她好像有一点点喜欢他。当然，这并没有让他的相思病好转，反而加重了，不过现在他有野牛一般的勇气了，于是他直接去找了姑娘的父亲，对他说，他十分爱恋这位姑娘，他会送上两匹马——其中一匹是小马，另一匹也不是很老，来换取姑娘。

但她的父亲却挥挥手，意思是叫高马走开，不要说这些愚蠢的事情了。

高马为此痛苦不已；后来，有一位年轻人说，他可以借给高马两匹马，等这些马又生了马，他再把借来的那些马还给他。

于是，高马又回去找姑娘的父亲，说他可以送出四匹马来娶姑娘——两匹小的，两匹几乎还没有老的。但姑娘的父亲还是挥挥手，什么也不想说。

高马只能悄悄躲在附近，终于等到姑娘再次和他说话，他请她与他一同私奔。他说，如果她不愿意的话，他会伤心至死的。但她却说，她不愿意；因为她想做一个好女人，被人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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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她对自己也很看重。

这让高马痛苦万分，他什么也吃不下，每天都耷拉着脑袋，看着好像随时都会倒地死掉一样。

红鹿（Red Deer）也是一个小伙子，他和高马是好朋友，经常一起做事情。红鹿看到高马这个样子，就说：“兄弟，怎么了？肚子不舒服吗？你好像病得不行了。”

于是，高马便把事情的原委说与红鹿，他说，要是他不能马上跟那个姑娘结婚，就会活不下去的。

红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兄弟，我有一个主意，如果你胆子够大，敢照我的办法去做，那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她用不着跟你私奔，她父亲也用不着拿走四匹马，而你还能得到四匹马。你把她偷走，跟她私奔，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再回来，跟老人说，她已经是你的女人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说不定她还愿意被你偷走呢。”

然后他们就计划起来，高马说他十分爱恋那位姑娘，不管红鹿或者谁想到什么办法，他都敢去做。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天深夜，他们悄悄走到姑娘的帐篷外，一直等到帐篷里没了动静，姑娘和她的父母都睡熟了之后，高马就拿着一把刀，爬到帐篷底下。首先，他得将生牛皮绳割断，红鹿将帐篷那头的支柱拔走，再帮忙将姑娘拖到外面，封住她的嘴。然后，高马就把她放上马，立刻离开，高高兴兴地度过今后的日子。

当高马真的爬进去之后，他紧张得不得了，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心跳的声音真是太大了，他担心会吵醒姑娘的父母，不过，他们并没有被吵醒。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割皮绳了。每割掉一根皮绳，就会发出嘭的一声，简直要将他吓死。不过一切都还顺利，皮绳都割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姑娘大腿上的了，然而这时他过于紧张，竟然将小刀滑落，插到了姑娘腿上。姑娘大叫了一声。这时，高马已经出去了，他和红鹿像羚羊一样跑了。姑娘的父亲和其他人追了很久，但他们已经消失在了黑夜里，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

如果你曾经爱慕过一个美丽的姑娘，你就会知道此时的高马是多么痛苦。他悲痛不已，看那样子，他就算不伤心至死，也会饿死的。

红鹿不停地想着这件事，过了几天，他去找高马，说：“兄弟，振作起来！我又想到一个主意，只要你足够勇敢，我保证，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偷走她。”高马说：“只要能娶到她，不管谁要我做什么我都敢做。”

后来，他们是这样做的。

他们走到了村子外，红鹿让高马脱去衣服，然后将他浑身上下都涂成了白色，又在上面涂上了一条条的黑色，还把他的两眼周围涂成黑色。这时高马看起来十分可怕，可怕到红鹿涂完之后看了他一眼，都被吓了一跳。

“好了，”红鹿说道，“这样就不怕被抓了，大家看到你肯定会以为你是恶魔，不敢来追你的。”

于是，那天晚上，当夜幕降临人们都熟睡了之后，他们又悄悄地来到了姑娘家的帐篷后面。同先前一样，高马带着小刀爬了进去，红鹿则在外面等着，等高马割断了所有的皮绳，他就将姑娘拖出来，堵住她的嘴。

高马慢慢地爬上了姑娘的床，开始割皮绳。但他脑子里不停地想着：“我的样子这么可怕，要是被人发现，他们肯定会朝我射箭的。”姑娘睡得不安稳，不停地在床上翻来覆去，而每一次皮绳被割断时，总会发出嘭的一声，所以高马慢慢地、小心地割着。

然而，他肯定是发出了什么声响，弄得姑娘的母亲突然醒过来了，并对她的丈夫说：“老头子，快醒醒！帐篷里有人！”但老头子十分困倦，并不愿被吵醒。他说：“帐篷里当然有人了。快睡吧，别吵我。”然后，他的鼾声打得更响了。

但这时，高马已经吓坏了，他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要知道，他因为苦苦思念着这位姑娘，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睡好觉了。所以，当他躺在地上等着姑娘的母亲再度入睡时，却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连美丽的姑娘都被他抛到了脑后。红鹿躺在外面，等着接手，他等啊等，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又不敢大声叫高马。

过了一会儿，天渐渐亮了，红鹿得带着那两匹拴在那里等他的同伴和他的姑娘的马儿走了，不然，就会被人发现了。

于是，他便走了。

这时，帐篷里也渐渐明亮起来，姑娘醒来了。她刚睁开眼，就看到了一只可怕的动物，浑身上下都是白色的，还长着黑色的条纹，正躺在她的床边睡觉。她吓得尖叫起来，随后，她的母亲也尖叫起来，她的父亲也大喊起来。高马跳了起来，吓得半死，他急忙逃了出去，差点将帐篷掀翻。

村里的人全都带着枪、弓箭、斧头，从四面八方赶来，还大声喊着。

高马飞快地跑着，差点整个人都摔到地上，他的样子实在可怕，谁见了他都赶紧躲开，让他走。一些人比较勇敢，准备朝他射箭，但其他人却说，他可能是某种恶灵，若将他杀死，也许会带来霉运。

高马跑到了附近的河边，在灌木丛里找了一根空心的树干钻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一些勇敢的人也赶到那里，他能听到他们说的话，他们说，那个恶魔肯定是从水里冒出来的，现在又回去了。

那天早上，人们收到命令，要他们撤营，并搬离那里。于是，大家便搬走了，而高马却仍然藏在他的树洞里。

红鹿在自己的帐篷里看着这一切，他努力装作一副吃惊的样子，装作与其他人一样害怕。当营地搬走后，他又悄悄地回到好友消失的地方。他走进灌木丛，呼喊着，高马听到朋友的声音，也就回应了。红鹿帮忙把高马身上的涂料洗掉，然后他们坐在河堤旁，聊着他们闯下的祸。

高马说，他有生之年决不会再回村里，他也不管自己现在的境遇如何。他说，他要独自走战争的途径。红鹿说：“不，兄弟，你不用独自踏上征途的，因为我会跟你一起去。”

于是，红鹿准备好了一切，那天晚上，他们就一同踏上征途了。几天后，他们在日落之时赶到了一个乌鸦族人的营地，天黑之后，他们便悄悄爬进了乌鸦族人放马的地方，并将看马的守卫杀死，那个守卫不曾想到会有敌人来袭，他以为拉科塔族人还在很远的地方。随后，他们便放走了大约一百匹马。

他们一开始就十分顺利，因为乌鸦族人所有的马儿都被吓跑了，乌鸦族的战士们恐怕追到天亮才能追回来了。红鹿和高马带着这些马儿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赶到了他们族人的村落。随后，他们将所有的马儿都赶到了姑娘家的帐篷前。姑娘的父亲正在帐篷里，高马把他叫了出来，问他这么多马够不够换取他的女儿。这一次，老人终于不再挥手。其实，她父亲想要的并不是马，而是一位真正有男子汉气概并且有所专长的女婿。

后来，高马终于娶到了心仪的姑娘，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第七章　黑山的瓦西楚

第二年（1874年）夏天，我十一岁，那一年出现了第一个征兆，麻烦又要来了。我们部落一直在黑山的裂趾溪（Split-Toe Creek）边扎营，随后搬到了春溪（Spring Creek），后来又到了流入大平原的速溪（Rapid Creek）。那天晚上，日落之后，西边飘来了巨大的乌云，狂风还没刮起时，我们头顶就飞舞着成群的长着剪刀尾巴的燕子 
[108]

 。这一切就像我幻象里的一样，让我又有了奇怪的感觉。男孩们用石头打着燕子，看到他们这样，我很难过，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来。我捡起一块石头，装作要投掷出去，但我并没有真的投掷。燕子们看起来是那样的神圣。大家一只都没有打中，我后来想，他们当然不会打中。

第二天，一些人为一名叫“碎片” 
[109]

 （Chips）的巫医搭建了一个汗珠帐篷，这名巫医要来举行一场仪式，他必须先净化自己。人们说，他是第一个为我们伟大的首领疯马制作圣饰的人。当大家在为汗珠帐篷加热石块的时候，几个男孩邀我一起去捕松鼠。我们出去后，我正准备射一只，这时却忽然感觉心神不安。奇怪的感觉又出现了，我坐下来，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快走！回家去！”我告诉那些男孩，我们必须马上回家，随后大家便匆匆忙忙回去了。当我们回到家时，所有人都忙着撤营、赶马、装货；我还听说，碎片在汗珠帐篷里时，一个声音对他说，这个部落必须马上撤离，因为这里将有大事发生。

太阳快下山时，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原路返回春溪，又沿着春溪下游，到了佳河的南分流。我因为太困，没有办法骑在马上，所以那一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车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佳河边扎了营，但我们只停下来吃了东西，然后又出发了，我们朝着上游走了一整天，一直走到了马溪口（Horse Creek） 
[110]

 。我们本来准备在那儿驻扎，但探子回来说有许多士兵已经踏进了黑山，而这正是碎片在汗珠帐篷里所看到的 
[111]

 。于是，我们又急忙上路，连夜向烟土河（白河）赶去，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就醒来了，而天也亮了。我们在那停留了一会儿吃东西，因为害怕那里的士兵，所以又沿着河流上游往罗宾逊堡赶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夏天，帕胡斯卡（Pahuska） 
[112]

 率领他的士兵进入了黑山，来看看能有什么发现。但他没有权力进入那里，因为所有这片土地都是我们的。并且瓦西楚在1868年已经与红云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只要草地仍然生长、河水仍然奔流，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后来，我又听说，帕胡斯卡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黄铁，瓦西楚们为此欣喜若狂， 
[113]

 而正是这个引来了巨大的麻烦，就如曾经百戮之战时的情形。

我们的人也知道那里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黄铁，但大家都没有去管它，因为那个东西没什么好处。

整个冬天，我们都在士兵小镇度过，但麻烦总是来得很快。秋天，我们就听说一些瓦西楚已经从密苏里河赶来，到黑山里去挖黄铁了，因为帕胡斯卡到处宣扬这件事。后来，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14]



整个冬天，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件事。疯马当时还在粉河那边，而坐牛（Sitting Bull） 
[115]

 则在黑山北部的某个地方。待在士兵小镇的族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团结一心，行动起来。红云的人则说，那些士兵已经赶往那里了，他们会将那些挖掘者赶走的，但我们这些在此过路的人可不相信。我们骂红云的人是“堡垒混混” 
[116]

 ，我们的人还说，他们都向着瓦西楚，我们若不采取行动，就会失去黑山。

我十二岁的那年（1875年）春天，又有许多士兵驾着货车，从拉勒米河口 
[117]

 （Laramie River）的士兵小镇出发进入了黑山。

整个夏天，人们对此都议论纷纷，到了积脂之月 
[118]

 （Moon of Making Fat，6月），士兵小镇 
[119]

 上举行了一场太阳之舞，祈求上苍赐予族人力量，但没有很多人参加，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忙着关心黑山的事去了吧。记得当时有两个男人一起跳舞。其中一人在“百戮之战”中失去了一条腿，而另一人则在“货车之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他们两人就用这三只眼睛和三条腿一起跳舞。人们在举行太阳之舞的时候，我们这些男孩子就跑到溪水下游，找些榆树叶咀嚼一下，再丢到那些穿着盛装、极力展现自己的舞者身上。我们也丢到一些老人身上，但没有人会生气，因为所有人都应该心怀幽默，以各种方式展现他们的忍耐力；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忍受别人的戏弄。 
[120]

 稍后我还会为大家讲述一场盛大的太阳之舞。

到了生毛之月 
[121]

 （Calves Grow Hair，9月），我们与烟土河的瓦西楚在白土溪口 
[122]

 （White Clay Creek）召开了一次大会。我记得那次会议，但我当时并不十分理解它的意义。许多拉科塔族人都去了那儿，夏一拉和蓝云 
[123]

 也去了，但疯马和坐牛没有去。人群中间有一块用帆布搭成的阴凉地。参会的人就坐在里面谈判，还有许多人就在他们周围，或站着，或骑在马上。他们谈了好几天，最后却谈崩了。我问父亲他们在里面谈什么，父亲说，华盛顿的那位先祖 
[124]

 想把黑山租下来，好让瓦西楚去挖黄铁，而那些士兵的首领则说，如果我们不同意，黑山就会像我们手中融化的雪一样消失，因为那些瓦西楚无论如何都会将那里占领的。

听到这些，我很悲伤。那个地方很好玩，那里的人也总是很快乐。我还想到了我的幻象，想到了那些圣灵是如何带领我到了世界的中心。

会议之后，我们就听说瓦西楚成群结队地涌入黑山，在那里会合，如今已经在那里建了小镇了。看来，大麻烦真的来临了，于是我们部落撤走了营地，准备与粉河边疯马的人会合。我们在马头溪（Horsehead Creek）扎营，随后穿过了曾经因酿成麻烦而有百人被杀死的旧瓦西楚路 
[125]

 ，到了羽帽溪。青草已经在那儿生长了。后来，我们又到了圣溪（Sage Creek）、河狸溪（Beaver）、浮木溪，最后到了黑山脚下的松树原。

那时，夜晚已经变得寒冷，而白天却依然明朗清爽；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会独自进入黑山，到一棵树上坐一坐。我以为我的幻象会再回来，告诉我该怎样帮助我的族人挽回那片土地，但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126]



这让我感到悲伤，但几天后，发生了一些事，却让我感到欣慰。我们走到了拿乌鸦马溪（Taking-The-Crow-Horses Creek），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野牛，因此收获颇丰，还将许多肉晒干以备冬天食用。我们部落里有一名叫“肥肉”（Fat）的人，总爱吹嘘他的马儿跑得有多快。一天，我对肥肉说，我的马儿比他的跑得快，他听了笑起来，说只有乌鸦和土狼 
[127]

 才会觉得我的马儿有点用。我问他，如果我的马将他的马打败了，他会给我什么，他说，他会给我一些黑药（咖啡）。于是，我们便赛起马来，最后，我拿到了黑药。在比赛时，我一直想着在幻象里第二位先祖送给我的白巨人之翼，也许那股神力已进入我那小马的双腿了。

在自杀溪（Kills-Himself Creek），我们又大有所获，并为冬天储备，然后我们便准备与粉河边疯马的人会合。有几个“堡垒混混”也跟我们一起，当他们知道我们准备加入疯马时，就离开我们回士兵小镇去了。他们害怕之后会有麻烦，他们知道，疯马肯定会征战，所以他们想到瓦西楚那儿去躲避危险。我们不是很喜欢他们。 
[128]



我们这个部落很小，因此没有长老，所以在迁营的过程中男孩们可以到处骑。一天，在去往粉河的路上，我与同龄的盗马一起走在队伍前面，我们发现了别人的脚印，于是便跟着那些脚印，走到了小溪边一个小山包旁，山包上躺着一个拉科塔人。我们下马去看他，发现他已经死了。他名叫“尾根”（Root-of-the-Tail），原本打算去舌河（Tongue River）看望亲戚。他已年迈，即将寿终，他这样躺下，便死在了那里，未能再见到他的亲戚。

后来我们来到了粉河的村落，在下游扎营。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堂兄疯马，因为这个时候大麻烦好像越来越近了，而大家也越来越频繁地谈论起他，他好像比以前更伟大了。而我，也长大了。

当然了，自从记事以来，我就时不时地与他见面，也听说过他的那些英勇事迹。记得有一个故事，说他与他的兄弟独自骑马外出时，遇到一个大乌鸦部落袭击，于是他们不得不逃跑。他们拼命逃亡，乌鸦族人也在后面追着，突然，疯马听到他的兄弟叫了一声，疯马回头一看，他兄弟的马已经倒下，乌鸦族人眼看就要追上他了。据说，疯马急忙掉转马头，猛地向乌鸦族人冲去，仅仅用了一把弓和几支箭，就将他们击退，然后将他的兄弟拉上马，一起跑了。 
[129]

 据说，是他冲过去时身上那股神圣的力量让乌鸦族人害怕了。人们还说起他小时候总是与老驼背（Hump） 
[130]

 一起的故事。那时，驼背年纪已经不小，是一名非常伟大的战士，也许是当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据说，人们总是会好奇，一个男孩和一个老人怎么会总是在一起；但我认为，也许驼背知道疯马以后会成为一个伟人，所以想将毕生技艺都教授于他吧。

疯马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兄弟，在疯马之前，我们家族从未出过首领，不过倒是出过一些圣人，而疯马则因为幼时拥有幻象之神力当上了首领。我长大成人后，父亲也跟我说起过幻象之事。当然，他知道的并不多，但他说，疯马在梦中走进万物之圣灵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们这个世界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都是那个世界的投影。在那个世界里，他也骑着马，而他与那匹马，连同草木山石，所有一切都是灵魂，没有一个坚硬的东西，一切好像都在漂浮着。他的马直直地站在那里，却又像影子一样不停地舞动，于是，他就有了“疯马”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并非指他的马疯了，而是说，在他的幻象里，马儿以那种奇怪的方式舞动。 
[131]



而他，正是在这个幻象里获得了伟大的力量，此后，他在战斗中，只要通过幻想再进入这个幻象，就能战胜一切，毫发无损。他在被白河边士兵小镇的瓦西楚谋杀之前，只受过两次伤，而且都是因为他面对的是自己的族人，没料到会有麻烦，因而没有去想那个幻象；但他从未被敌人伤过。因意外受伤的那次，他才十五岁，而另外一次受伤时，他已长成小伙，伤害他的那个人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喜欢疯马而十分嫉妒他。 
[132]



人们还常说，疯马随身带着一块圣石，那块石头与他在某个幻象中所见的十分相似，当他遇到危险时，那块石头就会变得十分沉重，总能保护他。人们常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骑的马寿命都不长久。这件事我不是很清楚，也许只是人们的猜想吧；不过，他的马都活不长久倒是事实。他的马全都耗尽体力。我想，也许只是因为他拥有伟大的幻象，所以才变得这么伟大吧。

以前，他时不时地也会看我，并且找我聊天，有时他还会叫我进他的帐篷一起吃东西，然后就会说一些话来取笑我，但我不会回嘴。我想，是因为我当时有点儿害怕他吧，倒不是害怕他会伤害我，总之就是害怕，大家对他都有这种感觉。

他是个怪人，会在村子里到处转悠，却不看任何人一眼，也不说一句话。他在自己的帐篷里时，总爱开一些玩笑，而当他与一小支队伍上战场时，也会说一些笑话，让战士们放松。但在村子里，他除了小孩，几乎不会注意任何人。拉科塔族人全都热爱歌舞，但他从不参加舞会，据说，也没有人听过他唱歌。但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他有任何吩咐，大家都愿意去做，他让大家去哪儿，大家就去哪儿。在拉特拉族人中，他算是个子较小的，他身形细长，脸很瘦，眼睛好像能看穿一切，总是一副深思的样子。他从来不想拥有太多东西，因而他并不像别的首领那样拥有很多马。人们还说，当猎物稀少人人都很饥饿的时候，他几乎不吃东西。他是一个怪人。也许他有一半自我一直都在他的幻象世界里吧。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倘若瓦西楚没有将他杀害，也许我们现在仍然拥有黑山地区，仍然快乐着吧。瓦西楚没办法在战役中杀死他，便欺骗了他，再将他谋杀。他去世时，只有三十岁。 
[133]



我们在粉河边扎营后的一天，我去上游找他时，发现他已经出去了，不在帐篷里，也许是率领一小支队伍与乌鸦族人交战去了吧，因为我们如今离他们很近，必须时刻提防。后来，我见到了他。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将我带进了帐篷，跟我一起坐下。我不记得他跟我说了什么，但我记得，他没有说太多话，也没有取笑我。也许，他当时已经意识到麻烦将要来临了吧。

我们在那里并未相聚太久，后来我们分道扬镳，到不同的地方扎营去了。疯马与大约一百顶帐篷的人仍然留在粉河旁，而我们部落则在舌河旁扎了营。我们建了一个围栏，晚上将马匹围住，白天则将它们放牧，因为乌鸦族人最擅盗马，我们必须多加小心。白天，女人们砍掉三叶杨树，剥下树皮，晚上用来喂马。马儿很喜欢这种树皮，个个吃得光滑肥壮。

在围栏口旁边，有一顶帐篷，给看马的守卫住。一天晚上，轮到乌鸦鼻（Crow Nose）看守了，他的妻子陪着他。他在帐篷上戳了一个洞，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外面。

过了一会儿，他有点困了，就叫醒了妻子，叫她看一会儿，好让他稍微休息一下。不一会儿，她就看到雪地里有一个黑影在闪动，便叫醒了丈夫，悄声说道：“老头子，快起来，我好像看到什么了。”于是，乌鸦鼻起来并把头伸出去看了一下，发现有个人正在围栏里走动，借着星光挑马匹。乌鸦鼻让妻子在洞口盯住那个人，等他牵着马出来了就说一声，然后他就躺倒在帐篷口，将枪口伸出帐篷。不一会儿，他们就听到了围栏口的栅栏移动的声音。这时，妻子碰了他一下。乌鸦鼻将头伸了出去，看到一个人正准备骑上一匹马逃跑。那个人的黑影与天空的颜色对比非常鲜明，乌鸦鼻毫不犹豫地朝他开了一枪，枪声惊醒了整个营地，许多人带着枪和击棒赶了过来。黄衫（Yellow Shirt）第一个用击棍击打 
[134]

 那个死去的乌鸦族人，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地击打。杀死敌人的人是不能再碰那个敌人的，因为他已经拥有了杀戮之荣耀。他必须让其他人来击打。当我赶到那里去看热闹时，那个乌鸦族人的旁边已经堆满了击棍，妇女们用斧头将他分尸，并将尸块丢到四周，真是太可怕了。后来，人们又在那个乌鸦族人旁边生了一堆火，大家一起跳起了杀戮之舞 
[135]

 。半夜三更，男女老少都跳起了舞，大家一齐歌唱，赞颂杀死敌人的乌鸦鼻和第一个击打的黄衫。

后来天亮了，传令人叫我们迁营，去尾根死去的那个地方。乌鸦鼻披上战衣，将脸涂成了黑色， 
[136]

 骑上了那匹差点被敌人偷走的马。男人将脸涂黑时，女人就会高兴，并发出颤音，因为这意味着她们的男人即将上阵杀敌。

我们再度扎营时，红云那边有位曾经因为害怕麻烦而返回士兵小镇的混混回来了，他说，乌鸦趁着他和同伴们熟睡时，将他们全都杀死了，只有他因为在外巡逻，所以才得以幸免。

冬天，瓦西楚那边派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立即返回士兵小镇，否则后果自负。

这样的要求实在荒谬，如今天气这么冷，走在冰天雪地里，会让许多族人和马匹冻死的。并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地里，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137]




第八章　三星之战

我们在士兵小镇一直待了到青草遍野的脱毛之月（5月）。后来，父亲跟我说，我们要回去找疯马，从此就要打仗了，为了保护我们的领土，我们别无选择。他还说，红云卑劣低贱，要将黑山卖给瓦西楚；而斑尾 
[142]

 和其他首领也是低贱之人，那些“堡垒混混”则更低贱，他们肯定会支持瓦西楚。我的姨母住在士兵小镇，她与我们的感受肯定是一样的，当我们撤营时，她给我一把士兵们用的那种六发式手枪，对我说，我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143]

 当年我十三岁，个子不算很高，但我想，我总是要成为男子汉的。我们这些男孩已经练习了忍耐力，也会骑马，无论是弓还是枪，我都能打得很准。

我们这个部落不大，因而便在夜里出发了，并且行动很快。还没到羽帽溪，就有一些夏一拉（夏延族人）加入了我们，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满腔悲愤，他们也要前往那个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还有许多小部落也和我们一样，大家从四面八方赶过去会合。

我们刚到羽帽溪扎营，就有探子说看到一辆瓦西楚的货车出现在曾经引来麻烦的旧路上 
[144]

 。

他们将牛与货车拴在一起，他们也属于那批涌入黑山的瓦西楚。他们向我们的探子开了枪，所以我们决定还击。当战士们整装待发时，我也决定参战，虽然我年纪尚小，很可能死在战场，但倘若我真战死，也许能名留青史。我对年纪相仿的跳马（Jumping Horse）说，我愿意献出生命，他说他也愿意。于是，我们和螃蟹（Crab）以及其他男孩都参加了。

瓦西楚看到我们来了，将货车排成一圈，自己则和牛一起待在圈内。我们则骑着马儿，在外面绕着圈，并慢慢向中心靠拢。这是最佳的作战方式，因为马在快速绕圈奔跑时，是很难被击中的。有时，我们还会排成两个圈，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以一正一反的方向快速绕行，如此，就更难被击中。瓦西楚马队完全不知该如何对战。他们紧挨在一起，然后就这样冲过来，想不打中他们都难。我们继续分两圈绕着，一边围着马车转，一边弯下身子到马的外侧从下方射击敌人的脖子。这个动作，连脚长的人做起来都觉得不容易，更别说我这种脚不太长的人了。但我紧紧地夹住马，用姨母给我的六发式手枪射击。进攻之前，我还有点害怕，但巨人（Big Man） 
[145]

 夸赞我们是勇敢的男孩，我便克服了恐惧。瓦西楚躲在马车后面，朝着我们猛烈射击，我能听到子弹在耳边嗖嗖地穿过，但我们没有人被击中。我不停地想着我的幻象，希望它能帮助我们。我不知道那时我们是否杀死了一些瓦西楚。我们绕着圈骑行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很接近了，但因为我们人数不多，因而没法拿下马车后面的瓦西楚，随后只好离开了。这便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我们回到营地后，夏一拉的战士们都夸我们是勇敢的男孩，说我们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参加战斗。

如今我们已身处险境，加上很想回到疯马那边，所以我们便快马加鞭。疯马已经转移到了玫瑰蕾河的西边，族人们也都赶往那边会合。一路上，我们不停地遇到同去那里的其他小部落，我们的人数也便渐渐多了起来。红云的儿子 
[146]

 与我们一道，红云却仍留在了士兵小镇。

我们爬上玫瑰蕾河这边的山脊时，看到峡谷里到处都是帐篷，还有数不尽的马匹。许多部落的人儿——奥格拉拉、胡克帕帕、米那肯酋、圣萨克（Sans Arc）、黑足、布鲁利、延克托奈（Yanktonai）；还有与我们一同来参战的夏一拉人和蓝云人。村落长之又长，一眼根本望不到头。探子出来与我们碰头，并带领我们进去，所有人都欢庆着我们的到来。伟人们也都在那里：奥格拉拉部落的疯马和大路（Big Road）；胡克帕帕的坐牛、苦胆（Gall）、黑月（Black Moon）以及乌鸦王（Crow King）；圣萨克的斑鹰（Spotted Eagle）；米那肯酋的小驼背和迅牛（Fast Bull）；夏一拉的钝刀（Dull Knife）和冰熊（Ice Bear）；以及代表桑提（Santee）和延克托奈的印克帕度塔（Inkpaduta）。伟人们与所有的人马一齐汇聚在那里。嘿奇图耶罗！ 
[147]



大约到了积脂之月中旬，整个村便往河流的上游迁移了一点点，那儿最适合跳太阳之舞。峡谷到了那个地方，变得又宽又平坦，我们呈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扎营，小河从村中穿过；人们在村落中央为舞者们用树枝围成一个圆亭，圆亭口朝东方，如此便能让阳光照射进来。这个神圣之地的四面八方都有人把守。当时，坐牛是族里最伟大的巫医，他负责组织这场舞蹈，以净化族人，赐予他们力量及耐力。太阳之舞之所以要在积脂之月举行，是因为这个时候太阳最高，世界万物的生长力量最强。接下来，我将告诉你太阳之舞是如何进行的。 
[148]



首先，人们会派一位圣人独自外出，寻找瓦咖查 
[149]

 ，即应当立在舞蹈之圈中央的圣树。没有人敢跟着他去偷看他做了什么，也不敢偷听他在那里说了什么话。圣人找到圣树之后便会告诉人们，大家就会一边歌唱，一边捧着鲜花前往那里。然后，大家便汇聚在圣树四周，一些怀着孩子的妇女则会绕着它跳舞，因为太阳之神喜欢所有多产之物。随后，一位在那年夏天有过英勇事迹的战士便会击打那棵树，他击打完以后，便会分发礼物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越是勇猛，分发的礼物就越多。

然后，一群少女就会唱着歌儿、手握着锋利的斧头出现，这些少女必须纯洁无瑕，没有谁能指出她们的不是，也没有谁认识她们；任何人若是知道她们的不是，都有义务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并证明。但若是有人说谎，就将遭到报应。

这些少女将大树砍倒，再修整树枝。随后，子承父位的首领们就会将这棵神圣之树带到村落，途中停留四次以感谢四季，每一次代表一个季节。

圣树被人们带回村落后，战士们会在圣树立于舞蹈之地的中央之前，骑着马儿围在村落之外，听到一声信号后，他们便全都冲向圣树即将树立的中央之地，每一名战士都竭尽全力，希望成为第一个触碰这个神圣之地的人；谁是第一，谁在那一年的战争中就不会被杀死。战士们全都冲向中央，那场面如同在战场上一样，马匹在滚滚尘埃中翘首嘶叫，战士们一边叫喊一边扭打，努力将其他人拽下马去。

接着，将举行一场盛宴，人们大快朵颐，像取得了胜利一样跳起舞蹈。

第二天，圣人们就会将圣树种到中央，他们还会唱圣歌，并向圣灵许下神圣的誓言。第二天早晨，哺乳期的母亲们便会带上她们神圣的婴儿，将他们放在树下，以求男孩们今后成为勇敢的男子汉，而女孩们成为勇敢的男子汉们的母亲。圣人会为这些婴儿穿耳洞，每穿一个洞，婴儿的父母就要将一匹马送给某位有需要的人。 
[150]



第二天，太阳之舞便会开始，想要参加舞会的人都已准备充分，他们一直在戒斋、祈祷，并在汗珠帐篷里净化。首先，圣人会将他们的身体涂上颜色。然后，每个舞者都要像死了一样躺在树下，圣人会在他的背上或者胸前切一道口子，如此，挂在圣树之顶的一条生牛皮才能穿过他们的肉体，并且系紧。 
[151]

 随后，这些舞者便会站起来，随着鼓声起舞，并倚靠着生牛皮条，直到他无法忍受或者皮开肉绽。

两天的太阳之舞，让我们这些小男孩玩得欢乐无比，我们可以放肆地捉弄大人们，而被捉弄的人还必须忍受。这种时候，所有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应当忍受，所以我们会拿几根尖尖的茅草，碰到有没穿衣服的男子经过时，就会拿去刺他，看他会不会痛得嗷嗷叫。我们还会用大树枝做成假枪，朝着那些男男女女射击，看他们会不会吓得跳起来；如果他们跳起来了，就会被大家笑话。母亲们将囊袋盛满水带给她们神圣的婴儿 
[152]

 ，我们就会做一些小小的弓箭，藏在衣服里，碰到那些妇女时，就会悄悄在囊袋上射一个洞。水会哗啦啦地流出来，但她们必须忍受一切，所以也不会责备我们。我们当时玩得不亦乐乎。 
[153]



太阳之舞结束后，族里的一些探子从南方回来了，于是传令人在村子里四处通报：“探子回来了，他们说士兵正在河上游扎营。年轻的战士们，鼓起勇气，准备与他们交战吧。”

战士们全都整装待发，疯马将会带领他们 
[154]

 ，我也准备妥当，因为我也想与他同去；但我的叔父很担心，他说：“小侄儿 
[155]

 ，你千万不能去。瞧瞧这些无助的人。留在家里，也许这里有许多需要你的地方。”于是，战士们便出发了，而把我留在家里。也许叔父认为我太小，还不能参加什么战斗，怕我战死沙场吧。

后来，传令人又叫我们撤营，我们便向西边的油草河 
[156]

 出发，在春溪上游扎了营，而战士们还没有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 
[157]

 与我们的人在玫瑰蕾作战的是三星 
[158]

 。他领着许多步兵和一些骑兵，还有许多乌鸦族人和肖松尼族人，准备前往我们举行太阳之舞的地方去攻打我们，但疯马将他们击退了，他们便又撤回了停放货车的地方。 
[159]

 我的朋友铁鹰（Iron Hawk）当时在场，请他来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铁鹰说道：


我是胡克帕帕部落的，那年夏天，我十四岁，已经长成了大男孩。我们有两支队伍出发，一支人数很多，从营地的南边出发；另一支人数较少，从北边出发。我随小部队出行，我们只有四十人。大部队那天早些时候就赶到那里了，而当我们赶到时，他们已经战斗很久了。在河湾地区，有一条宽宽的峡谷，峡谷周围有几个悬崖和小山，交战双方好像打得到处都是。那些士兵当中有不少乌鸦族人，我们便开始与他们作战。眼看就要战胜他们了，这时，那些士兵从另一边向我们出击，我们不得不往后退。我们向着大部队所在的地方撤退，但士兵们紧跟在后，士兵们的出现，也让乌鸦族人变得越来越勇猛，打得越来越凶狠。当我们打到河湾处时，乌鸦族人已经杀进了我们的部队，随即一片混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杀死敌人，我估计应该是有的，因为我当时吓得要命，没了命地打，打仗就是这样，你得不停地杀死敌人，直到敌人将你杀死，而我如今还活着。我有位拉科塔朋友，名叫“无篷”（Without-a-Tepee），当时一个大个子乌鸦族人将他拉下马，他便消失了。我害怕得要命，就赶紧逃命去了，因为我们没法战胜这些乌鸦族人和士兵。逃跑的并不止我一人，我们全都在跑，乌鸦族人则在后面穷追不舍。就在这时，我们突然看见前方出现了一队骑兵——大约三十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也许是外出侦察回来的吧。如此一来，时局对我们十分不利。我听到有人用我们的族语大喊：“拿出勇气！今日至死方休！想想家中的孩子们，想想那些无助的人！”于是，我们全都大喊着“嚯咔嘿”，然后向那些骑兵冲了过去，要将他们射下马，他们随即掉头开跑。他们跑向了大部队，那边有许多人在战斗，但是人员混杂，已经看不清战况了。那场战役打了很久，伤亡惨重。大家打了一整天，后来，乌鸦族人从背后向我们冲了过来，我们转身，也朝他们冲了过去。但他们背后还有许多士兵，也冲了过来。我们人数太少，不得不逃跑，还喊着“咿呀嘿” 
[160]

 。

这时，我已经吓得不行了，为了自保没了命地跑。跑到一个岩石地时，我的马卡在了两块石头中间，差点断了蹄子。

有一位名叫“坐鹰”（Sitting Eagle）的夏一拉人，非常勇猛。他是我的朋友，在战场上一直与我在一起。当我下马查看马蹄的情况时，一名乌鸦族人从身后冲了过来。随后，我的夏一拉朋友便将乌鸦族人挡住。他们徒手打斗，最后那个乌鸦族人倒下了。真希望当时我就在坐鹰身旁，这样我就可以成为击打那个乌鸦族人的第一人了。

后来，我只得牵着我那匹只剩三条腿走路的马徒步前行。我在一条干涸的小溪沟里看到有烟雾弥漫，就向着烟雾走去，发现三个拉科塔族人正在那儿享受刚刚捕到的一头野牛，而山的另一边，战士们还在厮杀。他们请我也吃一点，于是我便坐过去吃了起来，十四岁的我，总是容易饥饿。我们一边吃，一边小心着四周。后来，其中一人从野牛那儿弄了一些瘀血，敷在一块生牛皮上，然后绑在我的马的蹄子上，这样，我便又能骑马了。

我们吃完之后，过了很久，一位拉科塔族人骑着马儿过来了，他的脸脏兮兮的，全是血，看到我们后，他十分生气地骂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正在战斗！而你们却只想着吃！你们怎么不想想家中那些无助的人？过来，快点！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领土！”

我羞愧不已，便骑着马和大家一起出发。我的马绑上了生牛皮，走起路来稳当多了。我们赶到山脊，看到玫瑰蕾河的整条山谷都在战斗。敌我不分，到处一片混战，完全不知道如今谁居于下风。一些乌鸦族人向我们出击，我来不及到艰难奋战的大部队那里去，但我这里的情况已经够糟糕了，当然，吃野牛那会儿情况还不错。我一定吃了很多，如今天都已经黑了。当我们赶到那里时，大家已经战斗了很久很久。

天黑之后，我们全都赶回家，去保护妇女和孩子们，而敌人并没有追上来。我当时自然以为瓦西楚将我们打败了，但后来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那天，天黑之后战斗便结束了，所以那场战役并没有分出胜负，瓦西楚也损失惨重，他们没有袭击我们的村落，而是回到了鹅溪，并留守在那里。


立熊说道：


我并没有参加战斗。许多人都没有参加。天黑之后，战士们便回来了，所有人都情绪激动，大家彻夜不眠。

第二天早上，我们二十名年轻小伙子便出发去战场上看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一匹没有铁蹄的死马，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一匹，在这匹马的旁边，还躺着一个满身中箭的士兵。我们还去了士兵们战斗扎营的地方，那儿有一片新修整的地，上面还有生过篝火的痕迹。我们在那块地上挖了起来，看能否挖到什么。我们手脚并用，在松土上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块毛毯，毛毯里裹着一个士兵的尸体，他的腿、腰和脖子全被绑了起来。我们把他扯出来后，有个人说道：“这块毛毯是我的。我一直在找它呢，我要把它带回去。”于是，他便把毛毯带回去了。

在那下面，我们又看到好几块毛毯，全都裹着浑身被绑起来的士兵尸体。第四块毛毯里裹着的是一个黑瓦西楚（黑人） 
[161]

 。每一次发现毛毯时，都有人说“这是我的毛毯”，然后便将它拿走了。我拿到了第五块，里面裹着的是一个年轻人，他的手指上还戴着一枚戒指，戒指上还有一块白色的石头，闪闪发亮。我将他的手指切下来，将戒指拿走，也戴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还将一个士兵的头皮剥了下来插在一根木棍上，准备带回家。 
[162]

 我们走到山脊上时，发现三星的士兵正在往鹅溪撤退，长长的队伍扬起了重重的尘埃。随后，我们便回家了。

人们在春溪上游停留了几天，便又撤营向着油草河赶去。


第九章　大败长发


黑麋鹿继续说道：


那天，疯马在玫瑰蕾大败三星。当天晚上，那些士兵就在那儿扎营，依我看，疯马完全可以去村里召集更多的战士，在黎明的时候把他们赶尽杀绝的。

在雪盲之月（3月）那个寒冷的早晨，三星的骑兵部队袭击了疯马驻扎在粉河边的村落，却被疯马打败。后来，疯马等人就往西走了很远，迁到了玫瑰蕾，而当那些士兵来攻打我们时，他打败了他们，将他们赶了回去。之后他又往西走了很远，迁到了油草河的峡谷中。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我们只是不想被打搅而已。而那些士兵却跑过来攻打我们，结果命丧黄泉。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不想遇上麻烦。 
[163]



太阳当头照之前，我们便在油草河南边的峡谷里扎了营，我记得那是在战争爆发的前两天。驻扎的帐篷非常多，几乎难以计数。在南边往上游最远的地方驻扎的是胡克帕帕部落，随后是奥格拉拉部落，接着是米那肯酋、圣萨克、黑足、夏一拉，最后在北边最远的地方驻扎着的便是桑提和延克托奈。 
[164]

 村落的东边流淌着的便是油草河了，河中泛着几块木材，河水都是从大角山上流下来的融雪。你若是站在小山上，就能看见南边和西边那些远远的山脉了。河的另一边是悬崖峭壁。悬崖间错落着几道山壑，村落的西边有一些低矮的小山，便是我们牧马的地方。马匹多得无以计数。

有一位名叫闹鹰的人，在玫瑰蕾之战中臀部中了枪，人们都认为他的伤好不了了，但有一位名叫毛颌（Hairy Chin）的巫医却治好了他。战争打响的前一天，我给自己涂上了油，正准备与几个男孩一同去游泳，这时毛颌把我叫到了闹鹰的帐篷，说他想让我帮助他。当时里面还有五个男孩，他需要我们来扮演医治仪式中的熊，因为他是通过梦到熊来获取力量的。 
[165]

 他将我的脸和身体都涂成了黄色，然后从两眼下往鼻子那儿分别画了一道黑色条纹，再将我的头发向上扎起，假装熊的耳朵，又在我的头上插上几根鹰羽 
[166]

 。

他装扮我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的幻象，突然，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抬离了地面，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一些事情，但却无法一一言明，我强烈地感觉到，马上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吓坏了。

其他男孩全被涂成了红色，他们的头上插着真正的熊耳朵。

毛颌则披着真正的熊皮，皮上还有一个真正的熊头，然后他便像这样唱了起来：

圣草在门前欢呼。

他歌唱的时候，两个姑娘走了进来，站在伤者的两边，其中一人拿着一杯水，另一人则拿着药草一样的东西。我努力地往杯子里看，看看那儿是不是跟我的幻象中的一样能看到整个天空，但我却看不到。毛颌歌唱的时候，她们便将水杯和药草给了闹鹰，随后又给他一根红色的手杖，他便立马拿着手杖站了起来。姑娘们然后便向帐篷外走去，伤者拄着那根神圣的红色手杖，跟在后面；而我们这些假扮小熊的男孩，则在他周围跳来跳去，并发出嚎叫声。我们叫喊的时候，嘴里还冒出了色彩各异的羽毛一样的东西。随后，毛颌四脚朝地爬了出来，他看起来就像一头熊。

最后，闹鹰便走得很稳当了。虽然第二天他并不能去参战，但过了不久便痊愈了。

仪式完毕后，我们这些男孩便下河游泳，以洗掉涂料，当我们回来时，全村的人都欢舞起来，聊着杀戮之事，回忆着玫瑰蕾与三星大战时的英勇事迹。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这些男孩就得去把马匹拴好，等我们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但村子里仍旧到处都是围着篝火欢舞的人们。我们几个到这儿跳跳，到那儿跳跳，直到困得不行了才去休息。

黎明的时候，父亲将我叫醒，并叫我与他一同带我们的马去吃草。我们走到外面时，父亲说：“我们得给一匹马捆上一根长绳，方便把它拉回来；这样的话，其他的也就比较好抓回来了。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你必须尽快将马带回去，并且盯紧营地。”

我们几个男孩一起看着马匹，后来太阳当头照了，天气变得炎热起来。我们就想去游泳，我的表弟说，他会留下来看马，等我们回来。我在给自己涂油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好，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不祥之事即将发生。但我还是跟着那些男孩们一起去游泳了。当时，许多人在河里，许多妇女也到村子的西边挖芜菁去了。我们在河里游了一会儿之后，我的表弟带着马儿过来喝水，因为天气实在太炎热了。

就在这时，离我们不远处的胡克帕帕营地传来了传令人的叫喊声：“敌人来了！他们冲过来了！敌人冲过来了！”随后，奥格拉拉的传令人也这样叫喊起来，喊声从这个营地传到那个营地，一直到北边的桑提和延克托奈的营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纷纷跑着去牵马。我们很幸运，我们的马就在身边。我的哥哥有一匹栗色马，他骑着那匹马飞快地向胡克帕帕的营地奔了过去。我有一匹黄色的。我的父亲跑过来，说道：“你哥哥没有带枪就冲到胡克帕帕那边去了，快追上他，把枪给他，然后赶紧回来。”他也有一把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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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我的那种六发式手枪。

我接过枪，跳上马，急忙去追我哥哥。我看见远处的胡克帕帕营地已经扬起了巨大的尘埃，胡克帕帕部落的人到处跑着、叫着，许多人刚从河里出来，浑身还湿哒哒的。士兵们骑着高大壮硕的马从尘埃中出现，他们看起来魁梧、强壮、高大，并且全都开枪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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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哥接过枪，喊着叫我快回去。在胡克帕帕部落营地的另一边有一堆矮灌木丛，那里聚集了一些战士。哥哥躲到了那里，我也跟了过去。这时，妇女和孩子们全都向着下游蜂拥而逃。我回头，看到他们全都逃散到远处的一个小山脚下。

我们躲进灌木丛里时，外面还有许多胡克帕帕人，士兵们在我们头顶不停地开枪，子弹打到树上，树叶不停地散落下来。如今，我已经看不见上面的情况了。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到处都是惊恐的叫喊，妇女和孩子们在那儿拼命地逃跑，战士们骑着马儿赶过去战斗。

突然，我们的灌木丛里和外面胡克帕帕的营地里传来了一声叫喊：“拿出勇气来！别像个娘们！那些无助的人都快没命了！”我想，肯定是苦胆 
[169]

 在呵斥那些逃命的胡克帕帕人，叫他们回去迎战。

我在树林里待了一会儿，想着我的幻象，感觉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似乎我的族人全是雷鸣之神，而那些士兵则将被干掉。

后来，尘土中又传来另一声巨大的叫喊：“疯马来了！疯马来了！”于是，从西边和北边传来了人们的叫喊声“嚯咔嘿”，就像是狂风在怒吼一般，一边还发出颤音，还伴着鹰骨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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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哨音。在尘土和烟雾笼罩下，村落变得越来越黑，只看见人们的影子，只听到人们的叫声、脚步声和枪声。我听到我的左边传来士兵们骑着马儿跑回灌木丛的马蹄声，还听到无处不在的枪声。随后，马蹄声从灌木丛里消失了，我走了出去，看到四周人荒马乱，大家纷纷向着上游跑，所有人都在叫喊：“快点！快点！”士兵们也追到了上游，一时间，人员混杂，天色昏暗，乱成一团。我看得不太清楚，但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拉科塔族人冲向一名落在后面还奋勇战斗的士兵 
[171]

 。那位拉科塔族人扯住缰绳拉住了士兵的马，但那名士兵用一把六发式手枪杀死了他。我当时年纪尚小，不能冲进士兵们中间，因此我没有杀死任何人。我眼前到处是人，天色已经漆黑，一切都混乱不堪。

很快，士兵们便全都涌入河中，许多拉科塔族人也是一样，而我不一会儿也下了水。人和马混杂不清，水中一片混战，就像冰雹落入河中一样。后来，我们爬出了河水，人们将战死士兵的衣服脱下，穿在自己身上。地上还有一名士兵，还在不停地踢着腿。一位拉科塔族人对我说：“小子，快动手剥了他的皮。”于是我便动手剥皮。他的头发很短，而我的小刀却不是很锋利，他疼得直咬牙，我便朝他的额头开了一枪，然后剥了他的头皮。

我们还有许多战士追着士兵们到了河对面的一座小山上。其他人则向下游返回，桑提部落营地前方不远的小山上也有一阵巨大的尘土在飞扬，我们的战士像燕子一样进进出出，在附近周旋，同时伴着许多枪声。 
[172]



我想着让母亲看看我剥下的头皮，便朝着妇女和孩子们所聚集的小山骑去。下山的路上，我看到一位非常年轻貌美的妇女走在一队准备去山上战斗的战士之中，她像这样唱着歌儿：

兄弟们 
[173]

 ，你们的朋友来了！

要勇敢！要勇敢！

难道你们愿我被俘？

我骑过奥格拉拉部落的营地时，看到闹鹰还独自一人在帐篷里端坐着，手里拿着一把枪，唱着这样一首遗憾之歌：

兄弟们，你们在做些什么？而我爱莫能助？ 
[174]



当我赶到山上那个妇女那儿时，大家全都在歌唱，并发出颤音，为在河对面小山上飞扬的尘土中战斗的男人们欢呼鼓劲。我的母亲看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副头皮时，也为我发出了大大的一声颤音。

我在那儿停留了片刻，看着河对面山上那团巨大的尘土在飞扬，看着马儿们拖着空荡荡的马鞍从尘土中出现。


立熊说道：


我是米那肯酋族人，我们的营地是南边的倒数第三个。战争打响的那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晚。妇女们外出挖芜菁，我的两个叔父则捕猎去了。我和年迈虚弱的祖母以及一位叔父一起待在帐篷里。太阳升到头顶时，我便下山到河里游泳去了，我回来时，身上只穿着一件衣服。祖母做了一点肉给我们吃。我们正吃的时候，叔父说：“你吃饱了，就赶紧去看看那些马，可能会出事。”我的一个哥哥和另一个人正在桑提部落营地那边的麝鼠溪下游牧马。

我还没吃饱，就听到外面一阵骚乱，然后便听到传令人说敌人冲过来了。听到这些，我叔叔说：“早说了会出事吧。你赶紧去帮忙把马赶回来。”

我穿过齐胸的油草河，爬到黑丘顶上一看究竟。我看到胡克帕帕营地南边的另一面，有许多士兵正骑着马纷纷从斜坡上冲到河边，过河水，快步前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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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往下爬，但我打着赤脚，而那里有一片大大的仙人掌，所以我必须慢慢地、小心地看着路走。远处已经扬起了一片尘土，我看到胡克帕帕部落的人正在奔跑，而当我往山上的南边和东边看时，也看到了许多士兵骑着马从那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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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去牵马，而是急忙穿过仙人掌地，返回了村子里。村子里一片嘈杂，所有人一边叫喊着什么，一边四散逃跑。

不一会儿，我哥哥也赶着马群过来了，于是我叔父便说：“快！我们得走！”我骑上灰马，拿好六发式手枪，并将弓箭挎在肩上。几天前，我曾杀死了一只红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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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正系在我的头发上。我曾经发誓，如果它能保佑我在下一次战争中不受伤，我就会为它献祭，结果它真的保佑我了。

我们出发往下游走，去桑提营地那边的麝鼠溪口。我们要去迎战第二支士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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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我们赶到那里时，山上已经交战了许久，我们从麝鼠溪东边上山，途中遇到一位满嘴是血的拉科塔族人，他的鲜血甚至已经流到了马背上。这个人名叫“长麋鹿”（Long Elk）。我们前方还有很多战士，他们都是最英勇善战的“前锋”。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我与那些不太勇敢的人属于后补战士，而我们备齐马匹又费了不少时间。

再往上时，我们又遇到了一名拉科塔族人。他血流不止，头晕目眩，刚站起来，又跌倒了。当我们再往山上走时，我就看见那些士兵了。他们已经下了马，正用缰绳牵着。他们等我们到达之后便开枪。这时，我们的人已经遍布这座山的四面八方，其中有人喊道：“他们跑了！”这时我发现许多士兵的马已经挣脱缰绳跑了。我们的战士在四面八方开始喊起来：“嚯咔嘿！快！冲啊！”于是我们全都往前冲，一时间尘土和烟雾四起，到处一片昏暗。战士们像影子一样在我的周围闪来闪去，马蹄声、枪声、叫喊声交相混杂，身处其中，反倒感觉很安静一样，那些声音倒像是从天上传来的。这一切简直就是噩梦。突然，我发现一名士兵就在我旁边，就身子一个倾斜，用手枪柄用力一敲，将他敲下了马。我估计当时我的子弹已经打完了，但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的枪了。那名士兵跌落到了马蹄下。当时我们人数众多，我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用枪，只用马蹄就足够了。

后来，我们便排成队伍下山，赶往村落，一路上到处是死去的人和马。他们全被杀死了。

我们全都疯了，我来告诉你我们疯到了何种程度。有一个死了的印第安人面朝上躺在地上，这时有人说道：“剥了那个里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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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皮！”于是有个人便下马剥了他的头皮。然而当大家将他翻过身时，却发现他是夏一拉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全都疯了。

接着，妇女们唱着颤音，成群结队地赶了过来。我们在那等了一会儿，便看见又有士兵朝着南边和西边的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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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叫喊起来：“快！”然后我们便去迎战那些士兵。士兵们退了回去，其中一名士兵被杀死了，我们便跳下马，纷纷去击打他。随后，我们又将所有的士兵都赶回了他们自己的山上。

那些士兵们将驴子和马聚到里面，然后将马鞍和其他东西摆在前面为自己挡子弹，但我们还是将他们包围了，我们所在的山比较高，他们的情况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将马留在山下，以保证它们的安全，然后朝着士兵们和他们的马不停地射击。那天天气炎热，有一些士兵还拿着水壶，准备跑下山来河里取水。但他们走不了多远，就被迫撤回到山上。后来，我听说有士兵取到了水，但我并没有亲眼见到。有一次，一位拉科塔族人想逞英雄，独自一个人冲向那些士兵，结果被他们杀死了，而我们也未能拖回他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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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原本我一点也不觉得饿，因为到处都充斥着血腥味，但这时我不知怎么开始觉得饿了。最最英勇的勇士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晚上该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让我们其中一些人先回家吃东西，然后再给留在这里防卫的战士带来吃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去攻击那些士兵，我们就让他们饿死、渴死。

我与其他人一起回家去，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起初我还以为人们已经撤营了，但其实他们并没有。他们只是将所有的营地都聚集在一起而已。

那天晚上，我并未再和其他人一同返回山上。我们在营地各处燃起了篝火，所有人都情绪激动。我彻夜未眠，因为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重现那些可怕的场面。我想，那天晚上谁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传令人便四处叫喊：“剩下的那些士兵今天全都得死！”于是，我们吃过之后便整装待发。前一天上战场时，我只穿了一件衣服，这一次我装扮了一下，穿上了我的鹿皮鞋，绑上了腿，还装了马鞍。我已准备好参加战斗了。

我们全都骑马去了那边，而彻夜看守的那批战士则纷纷回家。我们将马留在山下，分散开来包围士兵，但现在要想打败这些士兵更难了，因为他们整个晚上都在挖战壕。天气十分炎热，时不时地还是会有一些士兵跑到山下的河里取水。其中一些被我们打死了，另外一些则跑了回去。也许有一些取到了水。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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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士兵们不停地开枪交战。有一次，我听到有人喊：“嘿——嘿！”我朝那边爬了过去，发现一位拉科塔族人的额头中了枪，不久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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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久，我们听到又有一些士兵来了。 
[184]

 于是所有人便开始往回撤，回去之后，人们就说：“算了，放他们一马！”

后来，我们全都撤了营，往大角山出发了。

要不是那些士兵来了，我们肯定将山上的那些人全都干掉了。


铁鹰说道：


我是胡克帕帕人，刚刚也跟你说了，我当时年方十四。当时已经过了中午，但因为我一直在睡觉，所以那时才吃上当天的第一顿饭。吃着吃着，我就听到传令人说：“敌人来了。”我跳了起来，赶紧冲出去牵马。马匹都还在营地附近吃草，我抓到了一匹，其他的则吓跑了，但我哥哥已经骑上了他的马，去追那些跑掉的马了。当我用绳子勒住马的鼻子并骑上马时，那些士兵就开着枪过来了，人们四散逃开，男人和男孩们急忙去抓被枪声和叫声惊吓到的马匹。小孩们从游泳的河里跑出来，所有的妇女和孩子全都向山谷下面跑去。

我们的马朝着下边的米那肯酋营地跑，不过还是被给赶回来了。这个时候，战士们一边跳上马，一边向那些士兵冲了过去，许多胡克帕帕人聚集在灌木丛里，而那些士兵则在那附近下马停留了一会儿。我骑马时遇到一个年迈的老人，他当时正大声喊着：“小子们，拿出勇气来！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小孩被人像拎狗一样拎走吗？”

我走进自己的帐篷，以最快的速度披上战袍，外面传来嗖嗖的子弹声，我吓得浑身发抖，费了好大劲才将鹰羽插进头发，并且我还要一直抓紧马的缰绳，而我的马也不停地抖动着，想要逃跑。与此同时，成群的战士们骑上了马，向着上游奔驰而去，一边叫喊着：“嚯咔嘿！”随后，我将脸全部涂成红色，带上我的弓箭，也策马跟去。我没有枪，只有一把弓和一些箭。

我还在骑马奔跑的时候，上游的战斗似乎已经结束了，因为所有人又开始返回下游，并且叫喊着：“今日至死方休！”士兵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了过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一个名叫“小熊”（Little Bear）的人骑着一匹杂色马赶到了我跟前，他的马鞍非常漂亮。他对我说：“拿出勇气来，小伙子！最多不过一死！”于是我也加快速度，与他及其他人一起向下游奔驰，许多胡克帕帕人聚集在峡谷脚下河的东边，从那里往上的山上便是第二支士兵部队 
[185]

 所在的地方。我们当中有一位英勇的夏一拉人，我还听到有人说：“他冲过去了！”我一看，冲过去的正是这位夏一拉人。他戴着斑点羽帽，穿着用某种动物皮制成的斑点长袍，并用一根斑点腰带束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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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独自一人冲上了山，我们都被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山脊上有许多士兵，他们这时全都牵着马走路。

那位夏一拉人直冲过去，绕着他们转了几个圈，所有的士兵都朝他开枪。于是，他便骑回了我们刚刚停留的峡谷口，并说道：“啊，啊！”有人问他：“夏一拉朋友，怎么了？”他便开始解开他的斑点腰带，当他将腰带甩开之后，子弹便纷纷落下。他着实是神圣无比，那些士兵伤不了他。他的相貌也很英俊。

我们在那儿停留了一会儿，到处都是枪声。随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喊了起来：“他们跑了！他们跑了！”我们抬起头，看到骑兵队的马吓得跑开了。那些全是灰色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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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小熊又骑着马上山去追那些士兵。当他靠近时，他的马被打中了下方，子弹穿透了他的脚，他跛着脚站起来，步履蹒跚地准备回到我们身边，不料那些士兵纷纷朝他开枪。他的好兄弟麋鹿族（Elk Nation）骑着马赶了过去，将小熊救上马，子弹在他周围穿梭，但他还是安全地返回了。虽然明知自己可能会被杀死，但是兄弟就必须讲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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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扬起了一片尘土和烟雾，四周变得一片昏暗，那些士兵见状，纷纷大喊起来，朝着我们冲过来，想要跑下山。他们几乎全都徒步而行，估计他们是吓坏了，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做什么。他们将武器全都丢到一边，好像这样能让自己跑得快些，但他们只是快步走而已。一些士兵对着空中鸣枪。我们全都大声喊着“嚯咔嘿”，然后便向他们冲了过去，将他们团团包围在我们扬起的尘埃之中。

我碰到一个骑马的士兵，给了他一箭。箭刺穿了他的肋骨，卡在他的身体里。他痛得尖叫不已，紧紧地抓着鞍头，身子随着马晃动着，头则低了下去。我跟在他旁边，拿出大弓，在他的脖子后面重重一击，他便掉下了马鞍，我也下马用弓将他击打至死。他死了之后，我还击打了一会儿，每击打一次，嘴里就喊一声“轰！” 
[189]

 我当时十分愤怒，我想到了那些受到惊吓、上气不接下气地四处奔逃的妇女和小孩。

这些瓦西楚想自己跑过来找死，那我们就让他们死。这样的场面我没有看到很多，只看到了载多（Brings Plenty）用一根战棍打死了一名士兵，看到红角牛（Red Horn Buffalo）跌下了马。一位拉科塔族人沿着峡谷边骑着马，他大喊着要大家小心，因为那儿藏着一名士兵。我看到他冲了进去，杀死了那名士兵，还用刀对着他不停地乱砍。

后来，我们开始往河边走，尘土慢慢消散，我们这才看到妇女和小孩正过河水向我们奔来。所有的士兵已经被杀光了，尸体遍地都是。

妇女们蜂拥上山，开始剥那些士兵的头皮。她们一边叫着笑着，一边歌唱着。我还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场面。两个胖胖的老妇人正在剥一名士兵的头皮，而那名士兵其实只是受伤了，正在装死。她们将他的衣服全部脱去，开始往他身上割，这时他便跳了起来，与这两位老妇人打了起来。他将其中一人甩了出去，而另一人则准备用刀去捅他。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老妇人急了，拿着刀对着他一顿乱捅，然后他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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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个浑身赤裸的瓦西楚与两位胖胖的老妇人打斗，还真有意思。

这时，战士们又全都冲向一群士兵，那些士兵 
[191]

 从河上游的山上下来，准备来支援我们杀光的第二支部队。他们往回跑，我们则穷追不舍，一直将他们赶回了他们放驴的山上。到了那边，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因为他们挖了沟壕躲起来，并且还在前面放了马鞍和其他东西。我骑到河边，看到一些士兵拿着水桶走了下来。他们只带着水桶，没有带枪。一些男孩也在那里，他们从灌木丛里跳出来，朝那些士兵脸上丢泥巴和石块，还将他们赶到了河里。这下估计他们可以喝饱了。后来，我们便将他们杀死了。

过了一会儿，太阳差不多落山了，我与许多人一同返回家中吃东西，另外还有一些人则留在那儿盯着那些士兵。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因为我今天刚准备吃东西的时候就出事了。


黑麋鹿继续说道：


我给母亲看了我剥下的第一块头皮后，还与那些妇女一起待了一会儿，她们一起唱着歌儿，还发出颤音。因为到处尘土飞扬，所以我们并没有看清具体的战斗状况，但我们知道，那些士兵会被杀得片甲不留。

还有许多与我同龄及比我年幼的男孩与他们的母亲和姐妹们待在一起，他们邀请我一起去战场上看看。于是我们便骑上马出发了。当我们向着河边骑下山时，发现许多马鞍上空空如也的灰马正在河边到处乱窜。后来，我们又过油草河，到了峡谷的口子上，从那边往上经过一个小坡就能到达曾经的战场了。

早在我们赶到之前，那些瓦西楚就已经倒下了，许多士兵已经死了，还有一些没死的，则不停地抖着身体。这次还有许多小男孩也来了，我们绕着这些瓦西楚一边骑行，一边向他们射箭。其中有一名士兵浑身插满了箭，身子还在扭动着，我便过去脱下他的衣服，但一个大人将我拉开，把衣服拿走了。后来我看到那名士兵腰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便将它扯了下来。那个东西圆圆的、黄灿灿的，很漂亮，我便将它留作项链。一开始里面嘀嗒嘀嗒响，后来就不响了。我把它戴在脖子上戴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才知道怎么让它再嘀嗒嘀嗒响。

随后，妇女们也都过来了，我们一起走上山顶。山顶上到处躺着死掉的灰马，有些下面压着死掉的瓦西楚，有些被死掉的瓦西楚压着。我们自己人的尸体并不多，因为都已经被大家抬走了，但我们的人员伤亡也很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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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尘土飞扬中，人们还相互误伤。我在那儿并没有见到帕胡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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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也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他。有一名士兵一边抬起手，一边呻吟。我立马拔箭射向他的额头，他便手脚颤抖起来。我看到一些拉科塔族人正将另一些拉科塔族人扶起来。我急忙跑过去，那个人是逐晨（Chase-in-the-Morning）的兄弟，名叫黑白人（Black Wasichu）。子弹穿过他的右肩卡在了身体左侧，因为他中弹时正挂在马的一侧。大家正在给他涂药。他是我的堂兄，他父亲和我父亲对他中枪一事极为愤怒，于是便跑去宰了一个瓦西楚，将他开肠破肚。那个瓦西楚很胖，他的肉看起来很好吃，不过我们并没有吃。

有一位比我年幼的小男孩，请我为他剥一名士兵的头皮。我帮了他的忙，他赶忙拿着头皮去给他母亲看。我们到那时里，大部分战士已经追着另一些士兵回到了他们放驴的山上。过了一会儿，我到处都看腻了。这个地方只有血腥味，我已经受够了。于是，我便与一些人回家去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对不起那些人，反而觉得很高兴。那些瓦西楚跑到我们的领土上来，要杀我们的父母，还要杀我们。我与胡克帕帕人在灌木丛里的时候，听到第一批士兵的枪声时，我就知道一切会变成这样。我觉得我的族人都与我幻象里的那些雷鸣之神有着关联，那些士兵这样做，真是愚蠢至极。

那天晚上，村子里的人都彻夜难眠。第二天早晨，另一支战士队伍往那些士兵们所在的山上去了，而昨晚在那儿守卫的战士们则返回家里。我和母亲也跟他们一起去了。她骑着一匹母马，旁边还牵着一匹小马，小马也跟着它的母亲小步跑着。

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马匹和驴子，但那些士兵则躲在沟壕里。在山下油草河的西边，有一名叫“傻蛋”（Round Fool）的大男孩正在那儿的灌木丛里跑来跑去。我们这些男孩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回答说：“那里面有一个瓦西楚。”果然，其他士兵全都跑到山顶去了，而他则在这里多待了一个晚上。我们全都拔箭向他射去，就像是在追猎一只兔子一样。他从这边爬到那边，而我们则绕着灌木丛一边奔跑，一边用箭射他。然后，他叫了一声“嗷”。过了一会儿，我们便放火烧灌木丛周围的草地，他才跑了出来。我们的某个战士便杀死了他。

后来，我们还跑到山的背面看了看，那儿也有一些我们的人。那些瓦西楚躺进了沟壕，我们看不见，但我们看见了马匹和驴子，其中很多已经死了。当我们下山再过河的时候，一些士兵朝我们开枪，子弹打进了水里。我和母亲急忙奔回营地，而那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们的探子跑来说，又有一些士兵要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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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全都撤营。

天黑之前，大家都收拾好了，我们便出发往油草河上游走，准备到大角山的木虱溪去。我和两个弟弟坐在马车里，我的母亲还将几条小狗与我们放在一起。那些小狗总是要爬出去，我总要不停地把它们抓回来，所以我睡得不是特别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便到了一条干枯的小河旁，并在那儿扎了营，还享受了一顿盛宴。那些肉肥肥的，真想现在也来几块。

天完全亮了之后，我们便又开始上路，走到山脚下的木虱溪，并在那里扎了营。有一名叫“三熊”（Three Bears）的人伤势很重，他不停地喊着：“珍内尼，珍内尼。”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死了之后，我们便将那个地方称作珍内尼死去的营地。

那天晚上，大家情绪又变得激动起来，纷纷大喊：“士兵来了！”我一看，果然他们正骑着马肩并肩地朝着我们过来了。但那是我们的战士，他们只不过穿着士兵们的衣服而已。他们这是在闹着玩哪。

探子说，那些士兵没有跟着我们，现在一切安全。随后，整个营地都燃起了篝火，人们彻夜跳起了杀戮之舞。

我来为你演唱那天晚上我们的族人唱过的几首杀戮之歌。其中有一些是这样唱的：

长发回不来了，

他的女人哭啊哭，

看看这儿，她在哭。

……

长发啊，我没枪。

你给我带了不少来，谢谢你！

真叫我高兴！

……

长发啊，我没马。

你给我带了不少来。谢谢你！

真叫我高兴！

……

长发啊，没人知道他倒在何方。

人们哭着四下寻找。

他其实，就倒在这儿。

……

放下你的圣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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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已无法再行恶了。

放下你的圣铁吧！

过了一会儿，我跳舞跳得疲惫了，便直接倒在地上睡着了。

而我的堂兄——黑白人，则在那天晚上死去了。


第十章　黑路之行

我们在大角山附近停留了大约一个月，或者也许一个月多一点吧。父亲跟我说，之前打的那些仗根本就没用，因为那些堡垒混混已经准备把黑山卖给瓦西楚了，另外还会有更多的士兵来攻打我们。他还说，三星现在正在鹅溪，还有许多士兵则在黄石上游，他们会一起过来，对我们双面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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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族人慢慢离开我们，准备到瓦西楚修建的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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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住。但留下来的人也很多，我们决定，带上所有的马远离那些士兵。 
[198]



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沿着玫瑰蕾河往下游行进，然后在两旁都是高高的悬崖的溪谷间扎营。随后，我们沿着河流往下，到了我们此前大败长发后举行盛大的太阳之舞的地方。那些士兵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他们把那个神圣之地糟蹋得一塌糊涂，还留下了许多马粪。之后，我们沿着河流往下继续行进，到了另一个神圣之地，那里的河对岸有一个巨大的悬崖，悬崖的上方出现了一些图画，预示着很快将会有大事发生。 
[199]

 上面有一幅图画，画着许多士兵垂头丧气，人们说，那幅画在大败长发之前就有了。这事我不清楚，但当时那幅画确实在那里，并且也不像是有人能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画画。 
[200]



后来，我们到了舌河，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小段时间。我们在那停留期间，探子跑回来，说黄石河那边出现了一艘巨大的火船 
[201]

 ，上面装满了喂士兵的马吃的玉米，还说那些玉米就堆在河对岸。我们的一些年轻小伙子便过去看了看，黄衫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被火船上的士兵给杀死了。 
[202]

 但其他人拿到玉米安全回来了，还分给我分一些。我们把玉米晒干了吃，味道还不错。

这时大约是在黑樱之月（8月），我们知道那些士兵还会再来，所以便又分散行动。钝刀（Dull Knife）和夏一拉往大角山的柳树溪去了，许多拉科塔族人则悄悄地一批批往管理区去。我们剩下的人还是很多，大家一起往东前进，而三星的部队则追着我们走。我们一边赶路，一边燃烧身后的草，滚滚浓烟，如白昼一样漫长，熊熊的火光如黑夜般持久。如此一来，那些士兵的马就没有草可以吃了。

后来，天下起了雨，我们一路向东前进，雨也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我们的马在深深的泥地里艰难地行走，而后面那些士兵的马情况更加糟糕，它们连东西都没得吃。 
[203]



坐牛、苦胆和一些人离开了我们，往祖母之地（加拿大） 
[204]

 去了，其他人也在路途中纷纷离我们而去，但疯马绝不会离开这片属于我们的土地。

黑毛之月（9月）时，我们在大河（Grand River）源头附近扎营。而这时，“美洲马”（American Horse）和他的许多族人与三星的士兵在兔溪边的西丘打了一仗。 
[205]

 他们在雨中打得非常激烈，最后那些士兵杀死了美洲马，将妇女和儿童全都赶出了家园，还抢走了人们准备用来过冬的帕帕 
[206]

 （野牛肉干）。于是，疯马便率领一队战士跑过去，在雨中追逐那些士兵。那些士兵一直往南，准备逃往黑山，但他们有许多马陷在深深的泥地里死了。疯马追了他们很长一段路，逼得那些士兵不得不边逃边战。

我们走在自己的领地上，但无论我们到哪里，那些士兵都会追杀过来。这片土地，自瓦西楚与红云签订了协议之时起，就是我们的了，并且协议上还说，只要青草仍然生长、河水仍然奔流，这片土地就一直属于我们。距离签订协议之时，仅仅过了八个春秋而已，如今，我们仍然记得，而他们却忘得一干二净，竟要将我们赶走。 
[207]



之后，我们又向西前行，但我们从此便快乐不起来了，因为许多族人已经解下了自己的马尾 
[208]

 ，投奔瓦西楚去了。后来，我们又往西去，大部分土地已经被火烧成一片焦土，野牛也都不见了。我们在舌河边上扎了营，那儿有一些三杨树，可以让马儿填填肚子；不久，寒冷的冬天便早早地到来了。雪下得很大，猎物已经很难寻到，我们又闹起了饥荒。马儿死了，我们便把它们吃了。到处冰天雪地，非常严寒，峡谷中已无草可食，而三杨树又不够吃，所以那些马便死了。那年夏天，还有数千匹马与我们同行，而到此时，只剩下两千不到。

到叶落之月（11月）时，有消息传来，说黑山以及黑山西部所有的领地都已经卖给了瓦西楚——我们如今所在的领地也在其中 
[209]

 。年纪稍大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族人并不想这样。是那些瓦西楚单独去找了几个首领，并且强迫他们在协议上签字。也许有些首领是因为喝了那些瓦西楚送过来的米那瓦坎（威士忌） 
[210]

 ，醉得发疯了才签字的吧。这是传闻，实情我并不知晓。但我想，只有发疯的人或者愚蠢至极的人才会将自己的土地卖掉吧。有时我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所有部落的人都待在一起，让他们把我们全都消灭。

钝刀率领一支夏一拉人在大角山边缘的柳树溪扎营，叶落之月下旬的一天清晨，那些士兵便过来要杀他们。 
[211]

 当时人们都还在睡觉，雪下得很大，天气十分寒冷。那些士兵朝着帐篷里面开起枪来，人们纷纷逃进大雪之中，许多人没来得及穿衣服，还赤裸着身子。男人们在雪中奋战，他们身上除了子弹带，什么都没有，加上战士们一心牵挂着挨冷受冻的妇女和孩子，因而这场战斗打得十分艰难。他们未能击败士兵，那些没有战死和没有冻死的人纷纷逃离了那里，跑到我们位于舌河的营地。

我还记得钝刀带着幸存的饥寒交迫的人们来到这里时的场景。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一些人在路途中便死了。许多小婴儿也死了。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衣物，但却不能给他们很多食物，因为我们自己都已经沦落到吃死马 
[212]

 的境地了。不久，他们便离开了我们，准备前往白河边上的士兵小镇，去向那些瓦西楚投降。于是，在这片原本属于我们、如今已被人夺走的领土上，就只剩下我们了。 
[213]



自那之后，人们便发现疯马的行为愈发奇怪了。他很少待在营地里，而是独自待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会叫他一同回家。但他不回，有时他还会告诉人们要怎么做。大家甚至怀疑，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一次，我的父亲也发现他这样独自在外，而他则对我父亲说：“叔父，您也见到我这个样子了。不过不必担心，这儿有许多洞穴可以让我住，并且这外面还有圣灵们帮助我。我正在想办法，让族人的境况好转起来。”

他一直都是一个奇怪的人，但那个冬天他异常奇怪。也许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即将死去，正在想办法，如何让没有了他的我们渡过难关吧。 
[214]



那个冬天日子过得非常糟糕，我们的心里也很难过。而后来，又有麻烦出现了。我们派了几名探子去查探士兵们的下落，他们当时就在舌河口扎营 
[215]

 。

到霜冻之月（1月） 
[216]

 上旬，一些探子回来了，说那些士兵正往舌河赶过来，要攻打我们，还说他们还带着两个“马车大枪”（加农炮）。

已经再无别处可去了，我们只能迎战；我不由地害怕起来，因为父亲说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我们将村子往上游迁了一点，战士们在高高的悬崖上守候，第二天早晨，那些步兵和货车便出现了。 
[217]

 那些士兵在峡谷里生火、吃早餐，而我们的人则在上边饥肠辘辘地看着他们。随后，他们开始用那个连响两声的“马车大枪”射击，铁弹球掉下来后还会爆炸。有些没有爆炸，我们这些男孩就跑过去捡，并且捡到了一个。 
[218]



后来，那些步兵便开始向悬崖上爬，天也下起了大雪，他们便在暴风雪中战斗。我们的弹药所剩不多，因而没有办法阻挡那些士兵前进的步伐。那些士兵装备齐全，但当他们赶到悬崖上时，我们的人就将长矛和枪当成棍棒，与那些士兵战斗了一会儿，努力将他们拖住，好让妇女们有时间撤营，并带着孩子和马赶紧离开。我们在暴风雪中向南往舌河的上游逃离，又穿过了小粉河。那些士兵追了一段路，又在我们的身后战斗起来。我们后来虽然成功逃离了，但却失去了许多必需品，当我们在小粉河边上扎营时，几乎与那天前来找我们的钝刀的族人们一样可怜。天气冷得连太阳都生起了火 
[219]

 ，而我们只能继续吃那些饿死的马。 
[220]



后来，到了深红牛之月（Moon of the Dark Red Calves，2月）下旬，或者雪盲之月（3月）上旬的时候，布鲁利部落的斑尾 
[221]

 带着一些人过来找我们。疯马的母亲是他的姐妹，他投奔瓦西楚之前，曾经是一名伟大的首领和一位伟大的战士。我见过他，但我并不喜欢他。他吃着瓦西楚的食物，长得胖胖的，而我们则因饥饿瘦弱不堪。父亲告诉我，他是来劝他的外甥投降的，因为我们的族人已经背叛了我们，等到春天青草葱葱够马食用的时候，就会有许多士兵过来攻打我们，还有许多肖松尼族、乌鸦族甚至拉科塔族及我们的老朋友夏一拉族的人，都会与瓦西楚一同前来。我对此十分不解，我想了又想，为什么恶人能丰衣足食，而善者却饥肠辘辘？我一遍遍地想着我的幻象，却不由得悲伤万分，我甚至怀疑那些幻象不过是一个奇怪的梦境而已。 
[222]



后来，我听说，到青草生长之时，我们全都要到士兵小镇去，并且疯马也已经解下了马尾，不愿再战了。

到了草生之月（4月），我们这个小分支走在其他人的前面，往士兵小镇出发了， 
[223]

 到了脱毛之月（5月），疯马领着余下的族人和那些瘦得皮包骨的马赶过来了。当他在士兵小镇宣布投降的时候，许多士兵和拉科塔族警察便将他包围了。我看到他脱下了羽毛，但我离他不够近，并未听到他说的话。他说话声音不大，并且只说了几句话，然后便坐下了。 
[224]



那一年，我十四岁。在那之后，我们便又丰衣足食了，男孩们玩耍的时候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士兵们留意着我们，有时，我的父母会谈论起那些随坐牛和苦胆去了祖母之地的族人，说他们也想去那儿。我们在红云管理区附近扎营，那儿离士兵小镇非常近。后来，在那个夏天发生的事，让人不堪回首。 
[225]




第十一章　疯马之死

生毛之月（9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在红云管理区悄悄地撤了营，然后便离开了。父亲说，我们将去斑尾的营地，但他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们赶了一个晚上的路，最后终于扎营歇息。 
[226]



第二天，当我们准备继续往前的时候，红云那边来的一群人追上了我们，他们还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返回，就会有大麻烦。于是，我们的一些人便回去了，后来，士兵们也把另外一些人赶了回去，但疯马却继续往他舅舅的营地去了。

事后，父亲便将疯马此行的缘由告诉于我。疯马担心有人会招惹麻烦，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士兵，瓦西楚们又没收了我们所有的枪，万一遇上大麻烦，我们就会束手无策。 
[227]

 瓦西楚命斑尾领导所有的拉科塔族人，因为他会听从他们的安排， 
[228]

 疯马认为，我们跟他舅舅待在一起也许会更加安全。后来，堡垒混混们说，疯马已经准备再度扎紧马尾，与瓦西楚开战了。我们当时一把枪都没有，也弄不到枪，他怎么可能那样做呢？这都是那些瓦西楚说的，他们肯定是胡编乱造的，因为疯马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战场上杀死他，而他也不会让自己像斑尾和其他人那样屈服于瓦西楚。父亲还告诉我，那年夏天，瓦西楚叫疯马与红云、斑尾及其他人去华盛顿见那位圣父，但疯马并不愿意。

他说，他不必去找什么圣父。他说：“我的父亲与我在一起，而我与圣灵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圣父。” 
[229]



我们回到红云管理区的第二天晚上，一些士兵就过来将疯马带走。他骑着自己的马独自走在前面。士兵们并没有在那里停留太久，而是直接骑往士兵小镇，我和父亲也随许多人一同前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到了那里之后，根本看不见疯马，因为那些士兵与拉科塔族警察将他包围了起来，人们只能围在外面。

不一会儿，我便感觉到大事不妙，一时间，所有人都情绪激动，四周全是嘈杂的议论声。然后，我听到了有人用我们的族语大声喊了起来：“别碰我！我可是疯马！”突然，像是有一阵能立马刮倒大树的风从人群中穿过。里面还有人喊了别的话，但我身边的人要么在询问别人发生了什么事，要么在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便听到“疯马死了”“疯马病了”“疯马受伤了”这样的话语，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因为我感觉和在油草河时准备杀上去的气氛一样，好像我们马上就要开战了。

随后，四周又静了下来，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再后来，人们开始四散开去，听说疯马刚刚生病了，也许他很快就会好起来。

但不久我们便都知道了真相，接下来，我将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对疯马说，只要他愿意去士兵小镇，与那里的瓦西楚首领谈一谈，他们就不会伤害他。结果他们欺骗了他。他们并没有带他同首领谈话，而是将他抓进了一个小监狱，监狱的窗户上钉着铁条，他们早已计划除掉他。疯马发现之后，便转过身，从衣服里拿出一把刀，与那些士兵对抗。

随后，小巨人——疯马曾经的朋友，在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去袭击羽帽溪的货车之前，正是他夸赞我们这些男孩非常勇敢——从身后将疯马抱住，企图将刀夺下。他们扭打的时候，一名士兵跑过来，从背后刺了疯马一刀，疯马便倒下了，生命垂危。然后，他们将他抬起来，带进了士兵首领的办公室。那些士兵站在办公室周围把守，不让任何人进入，还将人们赶走。我和父亲后来便回到了红云管理区的营地里。

那天晚上，我听到某处传来哀悼之音，随后越来越多，最后整个营地都在哀悼。

疯马死了。他是那样勇猛，那样善良，那样睿智。他一心只为拯救自己的族人，只在那些瓦西楚跑到我们的领地上来杀我们的时候才与他们开战。他当时只有三十岁。那些士兵在战场上无法将他杀死，便欺骗他，用那样的方式杀死了他。

我哭了一整夜，我的父亲也是。

天亮之后，疯马的父母便用马车将他带回了营地，然后将他放进了一个盒子里，我听说，因为盒子不够长，他们不得不将他的尸体一分为二。他们将盒子绑在一辆马车上，然后便独自向着东北方向去了。我看着这两位老人，带着他们儿子的尸体，渐渐消失。没有人跟着他们，路上只有他们二人，到现在，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目。拖着马车的是一匹黄色的马，疯马父亲骑着一匹长着白色后腿、脸上有白斑的栗色马，他母亲骑的是一匹带着小马的棕色母马。 
[230]



两位老人不肯告诉别人他们要将儿子的尸体带去何方。直至今日，也没有人知道他在何处安息，因为那两位老人也已离世。许多人都谈论过他的埋葬地，有人说他们知道在哪儿，但是他们不会说出来，还有许多人认为，他被埋在恶地的熊溪附近。我知道一件事，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两位老人带着尸体一直往胡椒溪（Pepper Creek）下游前行，就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往南不远处的一个小山那边。 
[231]



曾经有两个猎者在溪边打猎，他们看到两位老人与一辆马车经过，他们与我们父亲说起这件事时，还说拖着马车的是一匹黄色的马，马车上还有一个盒子，还说老头儿骑的是一匹长着白色后腿、脸上有白斑的栗色马，而老妇人骑的是一匹带着小马的棕色母马。他们看到这两位老人一直往胡椒溪下游前行，后来，他们在胡椒溪下游不远处的白马溪又见到了这两位老人，而这个时候马车上的盒子已经不见了。所以，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尸体藏在了胡椒溪附近吧，因为猎者看见了他们，所以他们在晚上又赶回来，将盒子带到了恶地。但也许，疯马就埋在了离我们现在的住所不远的地方吧，就在那个小山那边的胡椒溪。我也不知道了。

他的尸体埋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那里如今已是丛丛青草；重要的是他的灵魂，肯定留在了一个美好的地方。 
[232]




第十二章　祖母之地

叶落之月（10月）月末，那些瓦西楚将疯马杀害之后，还叫我们离开当时所在的地方，穿过密苏里河，到他们修建的几个管理区那儿去住。一个大部落跟着红云，而我们则与另一支大部落一起跟着斑尾。这两个部落一前一后，相差一天的行程。

疯马的死，让我们族的人悲痛万分。如今，他们还要将我们关进一个个小小的孤岛里，要把我们变成瓦西楚那样。所以，在还没有走远之前，有些人就开始逃跑，往我们曾经快乐生活的地方去。我们走得很快，那些士兵并没有跟上来。但当我们这个小部落赶到粉河时，发现那里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而我们又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于是，我们继续往北匆匆赶路， 
[233]

 我们想赶到祖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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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与坐牛和苦胆率领的亲戚们会合。

我们还未到达亲戚们所在的土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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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y Creek），天气就已经非常寒冷了，到了那里之后，亲戚们十分高兴，热情欢迎我们。那儿有许多野牛，他们做了许多肉干，那个冬天，我们过得十分愉快。士兵们也没有过来追杀我们。

那年冬天，我十五岁，我总是想起我的幻象，期待着何时能执行我的职责。因为先祖们向我展示了，我的族人将走上黑色之路，民族之环将会毁坏，繁花盛开的圣树将会枯萎，而我将用他们赐予我的力量，让民族之环复原，让神圣之树在中央盛开繁花，帮助族人再度踏上红色之路。

这些幻象中的一部分已经发生了，我期待着我的力量增长，如此便能将我在幻象中见到的余下部分变成现实。然而，所有这些我都不能同任何人说起，因为我只是个孩子，人们会说我太傻：“连坐牛都无能为力，你又能做什么？”

当青草再度生长之时，我们便去猎野牛了，如今我已长大，能与男人们同去捕猎了。一天，我和叔父“跑马”（Running Horse）单独外出。我骑着一匹枣色马，领着一匹跑得很快的杂色马。我叔父骑着一匹杂色马，领着一匹棕色马。我们来到了小河溪旁，正准备过去时，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便对我叔父说：“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捕杀野牛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盯着吧，我们动作快点，完了就走吧。”叔父用奇怪的眼神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说了声“好”，便去追捕野牛了。峡谷里有好几头野牛正在吃草。我将马停住，观察着。叔父杀死了一头很肥的母牛，我便跑过去帮他屠宰，但我仍然紧紧地抓住我的马，因为那种奇怪的感觉仍然存在。后来，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话：“赶紧去看看！”我便告诉叔父说，我要去山顶上，看看那里有什么。到了山顶，我发现两个拉科塔族猎者正在追逐一头野牛，他们穿过一个峡谷，向着峭壁奔驰而去。就在他们消失在一个峭壁后的一瞬间，我的马便竖起耳朵，四处张望，并在空中嗅来嗅去。随后，我听到那边传来几声枪响，然后是许许多多的马蹄声。接着，我看到五十名骑着马的人从那两个猎者消失的峭壁后面冒了出来，是乌鸦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他们就杀死了那两位猎者。

于是，我和叔父便把能带的肉都带上，然后快马加鞭地赶回村子，通知了其他人。

这件事说明我的力量在增长，这让我很高兴。

积脂之月（6月），坐牛和苦胆在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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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st Butte）举行了一场太阳之舞，然后我们便又出去捕猎了。这次，一位名叫“铁尾”（Iron Tail）的人与我同行，我们两个独自外出。我杀了一头又大又肥的母野牛，我们便一起屠宰起来，这时，响起了一阵大雷，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我听到云层中传来一个声音：“赶快！天黑之前将有事情发生！”

我听到之后非常紧张，便跟铁尾说，我听到云层中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得赶紧离开。于是我们便丢下母牛的肥肉，急忙逃回家。回到营地之后，我们紧张地告诉族人赶紧逃离。于是，大家便撤营出发。我们来到了泥溪（Muddy Creek），雨下得很大，马全都陷在泥地里，我们很难过河。有一部分人过去了，但还有一位老人与一位老妇人及他们美丽的女儿驾着的马车陷在了溪水中央。就在那时，一大批乌鸦族人冲了过来，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阻挡，只得一边逃离，一边朝身后追赶过来的乌鸦族人开枪。

那天，一位名叫“勇狼”（Brave Wolf）、骑着一匹非常迅捷的追牛好马的男子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天，载着两位老人和那位美丽的姑娘的马车陷在泥潭里的时候，他就在附近，于是他便跳下马，让那位美丽的姑娘上了马。随后，他便站在两位老人身旁，与那些乌鸦族人战斗，最后他们三人全被杀死了，但那位姑娘骑着他的快马安全逃离了。我的表兄“难敌”（Hard-to-Hit）也做了一件勇敢的事。一个乌鸦族人朝灌木丛里的一位拉科塔族人开枪时，他独自冲了过去，最后也被杀了。

云中的那个声音没有说谎，似乎我的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的表兄“难敌”遇难之后，我就要负责保护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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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我们与其他人失散了。雨下了一整夜，我的表嫂哭得十分厉害，我不得不想办法叫她别哭了，免得被敌人听见后发现我们。

第二天早晨，我们终于赶到了大家的营地，亲戚们便开始哀悼我的表兄难敌。大家将手臂搭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然后开始哀号。大家就这样哀悼了一整天，我也得这样。我一边绕着圈走，一边哭号，“嚎，嚎”，并不停地重复着说：“我的表兄——他是那样的关心我，我是那样的关心他，如今他却死了。嚎，嚎。”我很喜欢我的表兄，但我并不喜欢一整天都哭个不停。但我却不得不哭，这样真是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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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们都待在祖母之地的土溪，第二年冬天我便十六岁了。那年冬天非常寒冷，暴风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我们很难找到猎物，没过多久，我们在夏天做的帕帕（肉干）也吃光了。如果我们再不快点找到猎物，就会饿死，大家都垂头丧气的。我们分成几个捕猎小队分头行动，但在这种暴风雪天打猎，实在是很不好。我和父亲牵着马走在深深的大雪之中，我们走到小河溪后，便在溪边用野牛长袍搭了一个遮篷，并且生了一堆火。那天晚上，我看到空心树里有一只兔子，便将那棵树砍倒，结果发现里面有四只。大雪太深，兔子们没法逃脱，我便将它们全都杀了。我和父亲在雪里走得很艰难，又有好一阵子没吃东西了，便将它们全都烤熟了，吃饱了才去睡觉。

那天晚上，风停了，四周静悄悄的，十分寒冷。我躺在野牛长袍里，突然听到一头郊狼在不远处嚎叫起来，我立马意识到它在传达什么信息。它并未发出言语，但它却用比言语更简单的方式传达着信息：“两条腿的人啊，在西边的大山脊上有野牛，但你会先看到另外两个两条腿的人。”

父亲已经睡熟，于是我将他叫醒，说：“父亲，我听到一头郊狼说西边那个大山脊上有野牛，但我们会先遇到两个人。我们早点起来吧。”

到这时，父亲已经注意到了我拥有某种奇怪的力量，他相信了我。黎明的时候，风又刮了起来，前方的路能见度很低，我们一大早便向西出发了。在到达山脊之前，我们在纷飞的大雪之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两匹马停在灌木丛旁。它们背对着风，身子缩成一团，头埋在下面。我们再走近一点时，发现灌木丛里有一个野牛长袍搭起的遮篷，里面躺着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看起来饥寒交迫，有气无力的。他们也是拉科塔族人，见到我们之后非常高兴，他们已经出来两天了，除了大雪，什么也没发现，因而已经虚弱不堪。我们也在灌木丛里扎了营，然后便徒步走上山脊。山上有一大片树林，我们走到山的后面，找了一个能遮风挡雪的地方等着，但却什么也没看见。我们一边等，一边聊起家中饥饿的族人，心里不由得悲伤起来。雪雾时不时地散开一小会儿，能见度变得稍远一些，随后又聚拢起来。

就在我们谈论着饥饿的族人时，突然雪雾散开了一点，我们看到一个毛茸茸的公牛头从飞雪中冒了出来，向我们下方的平地走去，然后又出现了七头。这时，雪雾又聚拢起来，将我们包围起来。它们看不见我们，而它们又是顺风前进，因而也闻不到我们。

我们四人站起来，向世界四方发誓：“哈嚯！哈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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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我们便从山脊另一边的灌木丛里牵出我们的马，走到平地的口子上等着，那些野牛顺着风走的话，就会经过这里。

两位老人会先射击，我们两个男孩再骑马去追其他的牛。很快，我们便看见那些野牛过来了，两位老人慢慢地爬上去射击，但他们都冻僵了，又或者是太紧张了，竟然只射中了一头野牛。他们大喊着“嚯咔”。然后我们两个男孩便向其他的野牛冲了过去。风被吸进下面的平地，雪则在风中猛烈地吹着，当我们接近那些野牛的时候，它们慌张不已，竟然吼叫着向后朝着我们直冲过来，将深深的雪地踩硬了，正好方便我们的马去追它们。突然，我追着的那些野牛的四周冒出了一大片雪，我知道，它们这是掉进了被雪填满的深沟了，但我已经来不及停下来，我的马也紧跟着它们掉了进去。于是，我、我的马以及四头野牛便全都挤在了深沟里，拼命挣扎着乱踢起来，最后，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了出来。我拿着营地里的人给我的连发来复枪，就地解决了那四头野牛，但我在挣扎中丢了手套。我开枪的时候，手和枪冻在了一起，为了把枪松开，我不得不扯破自己的皮。

当我回去找其他人时，另一个男孩也已经杀了三头野牛，于是我们一共就有八头了。当时还是早晨，但直到快天黑，我父亲和另一位老人才将这些野牛屠宰完毕。我因为双手冻僵了，所以没法帮忙。最后，我们将野牛肉全都堆在了一个地方，然后在一个四周都是灌木丛和树林的大石块后面搭了一顶遮篷。我们生了一堆火，给马儿绑上鞣制的长袍，还从溪边树林里弄了许多三角叶杨树皮给它们吃。我们将生皮搭在遮篷上，然后便享受起了丰盛的美味，还唱起了歌儿，高兴不已。

风渐渐小了，但天却变得非常寒冷，于是我们整夜都生着火。半夜，我听到遮篷外面传来一阵呜咽，我一看，是一群豪猪挤成一团，尽量往火堆靠过来，它们一个个冷得叫个不停。我们看它们可怜，便也没有将它们赶走。

第二天，我们便徒步返回营地，尽量让马多驮点肉。马背上放不下的，我们就藏在一棵很容易找到的大树旁。那天，雪下得很大，我们只能慢慢地走，一路上，只觉得天变得越来越冷。到第二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赶回了营地，族人们见到我们带着肉回来，全都高兴坏了。后来，还有一些人也带着我们藏起来的那些肉回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去找我们的马，它们都在有三角叶杨树的平地那儿，结果有五匹已经冻死了。风停之后，天就会变得异常寒冷。

而我们也开始想家了，想念我们曾经快乐生活的那片领地。老人们经常谈起曾经那些美好的日子。有时，听着他们说起这些，我就不由得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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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极度恐惧

当绿草再度露出轻柔的脸庞时，我们两个家族便一齐出发，准备返回我们曾经快乐生活过的那片领地。我们只剩下五匹马了，其他的全都冻死了，我们牵着马，徒步前行。那时候，天总是下雨。没过多久，我们便走到了无树溪（All-Gone-Tree Creek）。当时正值下午，我们扎好营之后，我便想带马出去找点青草吃。但我刚走了几步，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出现了，我听到一个声音响起：“小心！注意看！你会看到一个东西！”声音非常清晰，我不由得四处张望看看是谁在说话，但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将马拴在了离营地不远的地方，自己在一旁坐下来思考着。营地过去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高高的峭壁，峭壁上有两个尖峰。我跑到那边，爬上了其中一个，峰顶四周散落着几个大石块。我躺在石块中间，看了看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误以为自己听到了声音。

然后，我又看了看不远处的另一个峰顶，那儿有两个人正向着峰顶匍匐爬去。我知道他们是敌人，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乌鸦族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黑脚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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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将身子平躺下去，躲在一块石头后面偷偷观察那两个人。他们离我非常近，我完全可以扔石块过去，要是我当时有枪就好了，就能将他们两个都杀死了。他们在峰顶附近停了下来，其中一人又往前爬了一点，偷偷观察我们在山谷里的营地，当时，妇女们正在艰难地准备用湿木材生火。随后，那个人向另一人示意了一下，另一人便过去观察起来。

我能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正在计划如何攻打我们。不一会儿，他们又匍匐着向后退了下去，然后便站了起来，最后跑下山，不见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便爬到峭壁的另一边，急忙下去。我下到了底端后，便坐下来想我的幻象，并开始向那些圣灵祈祷。我祈祷着：“先祖啊，我们要出事了。但我会利用你们赐予我的力量。如果听到了我的祈祷，就请帮助我！”然后我便跑回了营地，叫大家马上离开，因为我看到了敌人计划攻击我们。

我们人数太少，不敢多逗留，连帐篷都没来得及撤就飞快地逃命去了。途中，我们得过无树溪，但因为大雨滂沱，溪水暴涨，于是我们两个男孩便系上生牛皮绳，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老妇人的身上，我们游过去后，再将她们拉过来。溪水湍急，她们差点就溺水了，还好我们及时将她们拉了上来。随后，我们的马也游了过来，我们便让老人们坐在马上，大家一起迅速逃离。

我们向东逃跑，一路上，西边的雷云直追着我们，我知道，它是来保护我们的。我能听到雷神们正对着我喊：“嘿！嘿！”雷云停在我们上方，并没有下很大的雨，但却一直电闪雷鸣。

我们还未离开很远，天就黑了下来，随后我们听到身后被我们遗弃的营地那边传来了枪声，估计是敌人以为我们还在帐篷里，就朝着里面开枪了吧。

天变得非常暗沉，雷云在我们头顶发出轰隆的响声，我们连夜匆匆赶路。过了一会儿，云层散开了，天也渐渐亮了，我们便停下来吃东西、睡觉。

这时我已经万分确信自己真的拥有神力了，我向先祖们祈祷，请求他们帮助，而他们听到了我的祈祷，派来雷神掩护我们，帮助我们逃离。

吃饱又休息好了之后，我们便又出发，来到了米那肯酋部落的一个营地。然后，我们便与这些亲戚一同前行，到了白杨河口（Poplar River），上了一艘火船渡过了密苏里河。后来，我们打了一会儿猎，就出发到舌河口的士兵小镇，并与我们族的其他人一起在那儿扎营了，他们都是从保留区出来的，准备回到我们的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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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士兵将我们所有的枪和大部分马拿走了，只给每顶帐篷留了两匹马。

积脂之月（6月），我们举行了一场太阳之舞，从那之后，好像我的脑子里就只有我的幻象了。那年我十六岁，先祖们托付于我的事我还尚未完成一件，但他们一直都在帮助我。可我不知要如何完成他们托付的事。

对我而言，恐怖时期开始了，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说，哪怕是我的父母。我开始害怕看到云团过来，一旦有云团过来，我就会听到雷神对我喊着：“注意你的先祖们！赶快！”我能听懂鸟儿的歌声，它们总是在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白天的乌鸦和夜晚的土狼全都不停地对我喊着：“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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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到了，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害怕大家都熟睡时的那种寂静，总是会在黎明时分醒来，并走出帐篷，这时，我就会听到东方传来许多轻轻的谈话声，破晓的星星就会在寂静中唱起这样的歌：

你当以神圣的方式行走！

你的民族将注目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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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得无法与人们共处，我会骑上我的马，独自一人跑到营地的远处，将天地万物与我的幻象相比较。乌鸦看见我，就会相互叫喊起来，好像是在嘲笑我：“快看他！快看他！”

开始结霜之后，我便舒了口气，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雷雨了，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害怕它们了，它们总是发出叫喊声：“噢噢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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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虽然这种害怕的感觉并非整个冬天都很强烈，但有时真的很恐惧。有时，寒夜里土狼的叫声吓得我从这个帐篷逃到那个帐篷，一直到我没了力气睡着了为止。有时我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我的父母也十分担心我。他们说：“还是当年那个奇怪的病，那时我们将马送给追风者，感谢他治好了他，现在看来他并没有痊愈。”我不能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否则他们会以为我病得更加严重。

那年冬天，我十七岁。

当青草再度生长之时，我的父母便请了一位名叫黑路的巫医前来，看他能否为我治疗。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害怕到了极致，于是便将幻象的事告诉于他，我说完之后，他看了我许久，然后说道：“啊啊啊啊！”表示他十分惊讶。他对我说：“孩子，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了！你必须完成幻象中的那匹栗色马要你做的事。你必须履行你的职责，为你的族人实践你的幻象。你先让族人们看看那个马匹之舞，然后你的恐惧感就会消失，但如果你不这样做，就将遭遇不幸。”

于是，大家便开始准备马匹之舞。


第十四章　马匹之舞

有位年岁很高的智者，名叫“熊歌”（Bear Sings）。黑路请求他来帮忙，他答应了。

一大早，他们就派了一位传令人叫族人们从士兵那儿迁到舌河上游某个地方，围成一圈扎好营。人们照着做了，熊歌和黑路便在圆圈中央用野牛皮搭了一顶神圣帐篷，并在野牛皮上照着我的幻象画了图画。他们在西边画了一把弓和一只水杯，在北边画了白鹅和药草，在东边画了破晓之星和烟斗，在南边画了花开之树和民族之环。他们还画了马、麋鹿和野牛，接着又在神圣帐篷的门上画了那道燃烧般的彩虹。他们画了整整一天，画得非常精美。

他们说，我必须等到马匹之舞结束之后才能吃东西，我还必须到铺满了鼠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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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汗珠帐篷里净身，净身完毕后，我必须用那些鼠尾草将全身擦干。

那天晚上，黑路和熊歌将我叫到了涂满画的帐篷里。帐篷里只有我们三个，也没有人敢过来偷听。他们问我是否在幻象中听到过什么歌曲，如果听到过，务必要教给他们。于是，我便将我在幻象中听到的所有的歌都唱给他们听，差不多整个晚上我都在教他们唱歌。我们在里面唱歌的时候，村子的外头传来低低的雷声，那是雷神高兴的声音，他们已经前来帮助我们了。

我的父母也一直在帮忙准备马匹之舞需要的东西，第二天早上，他们便将一切都打点好了。

他们准备了四匹黑马代表西方，四匹白马代表北方，四匹红褐色马代表东方，四匹黄色马代表南方，并为每匹马挑选了一位小骑手，还准备了一匹栗色马给我骑，一切如我的幻象一样。村子里四位最美丽的少女也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六位非常老的老人将扮演六位先祖。

如今，是时候涂上颜色、盛装舞蹈了。四位少女和十六匹马全都面向神圣帐篷，随后，黑路和熊歌便唱起了歌，其他人也跟着他们一起唱，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圣父，请将大地画于我身。

圣父，请将大地画于我身。

圣父，请将大地画于我身。

我将改造一个民族。

我将帮助一个两足民族变得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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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父，请将大地画于我身。

歌唱完毕，也便涂画完毕。

四位骑着黑马的骑手全被涂成黑色，大腿和胳膊上涂着蓝色闪电条纹，臀部则涂上白色斑点，而马的腿上则涂着蓝色闪电条纹。

骑着白马的骑手全被涂成了白色，胳膊和大腿上涂着红色闪电条纹，马匹的腿上也涂着红色闪电条纹，所有的白马骑士的头上还插着用白马毛做成的羽毛，看起来就像鹅一样。

骑着代表东方的红褐色马的骑手全被涂成了红色，四肢涂上了直直的黑色闪电条纹，胸前也涂上了交叉的黑色闪电，马匹的四肢和胸前也涂上了直直的黑色闪电。

骑着代表南方的黄色马的骑手全被涂成了黄色，并带有黑色闪电条纹，马匹膝盖以下全被涂成了黑色，大腿上方到胸前则被涂上了黑色闪电条纹。

我的枣红色马的四肢被涂上了鲜红的闪电条纹，背部给我坐的位置上涂了一只展翅的斑鹰。我则浑身上下被涂成了红色，四肢涂上了黑色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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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戴着一个黑色面具，并在额前插了一根鹰羽。

涂画完毕后，所有的人和马看起来都非常美丽，但也非常可怕。

所有的男人都赤裸着身体，只给臀部裹着一块布，四位少女则穿着染得鲜红的鹿皮裙，她们的脸也被涂成了红色。她们的头发扎成了辫子，头上戴着芬芳的神圣鼠尾草环，每个人的草环上都插着一根鹰羽。她们的样子可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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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与六位先祖及四位圣洁少女一同待在神圣帐篷里。在马匹之舞开始前，外面任何人都看不到我。

先祖们在帐篷正中央的地上挖了一个圆圆的浅沟，并在浅沟两端画了两条交叉的路——红色之路贯通南北，黑色之路贯通东西。他们在浅沟的西边放了一杯水，水杯上交叉摆放着弓箭，并在西边画了破晓之星，随后将治愈之草和象征净化之风的白鹅羽翼交给代表北方的少女，将神圣烟斗交给代表东方的少女，将盛开之杖交给代表南方的少女，将民族之环交给代表西方的少女。于是，四位善良又美丽的少女，手中便掌握了民族的命运。

而我，则拿着一根象征神圣之箭的红色木棍，象征西方雷神的力量。

此后，我们便准备开始跳舞了。六位先祖开始歌唱，通告四方骑手注意。首先，他们像这样歌唱黑马骑手：

他们即将出现——请你注意看！

他们即将出现——请你注意看！

马之族即将出现。

雷神之族即将出现。

他们即将出现，看哪！

他们即将出现，看哪！

随后，黑马骑手便骑上马，四人肩并肩，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站着。

接着，六位先祖又唱道：

他们即将出现，请你注意看！

马之族即将出现，看哪！

鹅之族即将出现，请你看哪！

随后，四位白马骑手便骑上马，肩并肩，面朝着白巨人之地。

接着，六位先祖又唱道：

他们即将出现在阳光永照之地！

牛之族即将出现，看哪！

马之族即将出现，请你看哪！

随后，红马骑士便骑上马，四人肩并肩，面朝东方。

接着，先祖们又唱道：

麋鹿之族将出现在迎面之地！

请你看哪！

马之族即将出现。

看哪！

随后，黄色骑手便骑上了黄色马，四人肩并肩，面朝南方。

现在，轮到我走出神圣帐篷了，但我在出发之前，要先伴着先祖们的鼓声这样唱道：

他即将出现，请你看哪！

鹰之族之鹰即将出现。

请你看哪！

我在神圣帐篷里这样歌唱的时候，能听到我的马在外面哼着鼻子、欢腾雀跃。四位少女肩并着肩向前走去，我则骑着马儿跟在后面，面朝西方站在她们身后。

接着，六位先祖向前走去，肩并肩站在我的栗色马身后，并开始伴着鼓声，唱起了这样一首欢快活泼的歌曲：

他们跳起了舞。

他们过来注目你。

西方之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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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了舞。

他们过来注目你！

随后，他们又对北方、东方和南方的马唱了同样的歌曲。他们依次歌唱，各方的队伍便依次转一圈，站到先祖们的身后——黑色的、白色的、红褐色的、黄色的，四匹一列肩并肩，面朝西方。先祖们一边歌唱，各方队伍一边腾空雀跃着上前，排列成队后仍在腾跃。而我的栗色马也一直后脚站立，随着神圣之歌的节奏腾跃。

当大家全都排列成队面朝西方后，我抬头，看到一片黑色的乌云正赶过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所有马也都不再腾跃。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远处传来低低的雷鸣声，我向前伸出右手，掌心向外，向这些云之圣灵呼喊了四次：“嘿——啊——啊——嘿！嘿——啊——啊——嘿！嘿——啊——啊——嘿！嘿——啊——啊——嘿！”

随后，我身后的先祖们唱起了我在幻象里的另一首神圣之歌，歌曲是这样唱的：

看大地的中央，看那个四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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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叫我注意看！

他们歌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的栗色马竖起了耳朵，扬起了尾巴，在地上刨了起来，一边向着日落之地高声长啸。四匹黑马也高声长啸起来，白马、红褐色马和黄色马亦是如此；村子里所有的马都嘶叫起来，连那些在峡谷中和山坡上吃草的马儿也抬起了头，一同嘶叫起来。我坐在马上，看着那片云，突然又看到了曾经的幻象——用云团搭建、闪电缝合的帐篷，燃烧般的彩虹之门，帐篷底下坐着六位先祖，所有的马涌向各自的方位，甚至还看到了我自己，骑着栗色马，站在帐篷的前面。我环顾四周，发现此时的我们就好像是远处天空中的幻象倒映在了地上一样，如此明亮，如此清晰。真实的世界在远方，此处不过是黑暗的梦境罢了。

我抬头看着，远处云中的六位先祖以及所有的骑手，甚至骑在栗色马上的我自己，全都举起手，掌心向外对着我，这个时候，我就要祈祷了，于是我大声喊着：

先祖啊，请你们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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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圣灵啊，请你们看着我！

你们的嘱咐，我正在践行！

如有听到，就请帮助我吧！

随后，幻象消失了，雷云伴着闪电冲了过来，还夹杂着许多声音，叉尾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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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窝蜂地冲向我们的头顶。

村子里的人赶紧合上帐篷，黑马骑手则伴着滚滚雷声般的鼓声，像这样唱了起来：

我，让他们恐惧。

我，戴着鹰之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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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他们恐惧。

我，拥有闪电之力量。

我，让他们恐惧，

让他们恐惧。

我拥有冰雹之力量，

我，让他们恐惧，

让他们恐惧！

请看着我！

他们歌唱的时候，冰雹和大雨便在我们不远处下了起来，我们看着那片云，云团停止不前，电闪雷鸣不断，但只有零星几滴小雨落在我们身上。雷鸣之神高兴了，他们全都蜂拥而来看我们的舞蹈。

这时，四位少女将手中的圣物——药草、白翼、神圣烟斗、盛开之杖、民族之环——举得高高的，展示给这些西方的圣灵。那些身患疾病或忧伤的人们，纷纷走向这些少女，献上红色的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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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他们便全都好转起来，有些甚至已经痊愈，因而高兴得跳起舞来。

先祖们又打起了鼓，舞蹈也便开始了。站在先祖们身后的四位黑马骑手走到了少女们的前方，向着圆形村落的西方骑马而去，其他人则跟在他们身后，马儿们后脚着地，腾跃起来。

黑马队伍到达西边之后，便转了个圈，退到黄色队伍的后方，白马队伍则上前带领大家，他们到达村子的北边后，便后退到黑色队伍的后方，红褐色队伍则带领大家，他们走到东边后，便退到白色队伍的后方，黄色队伍则带领大家，他们走到南边后，便退到了最后，这样，黑色队伍又如先前一样，带领着大家向他们所在的西边前进。每当各个队伍到达自己的方位后，六位先祖便会歌颂这些方位的力量，而我的栗色马则会面朝此方，竖起耳朵，高声嘶叫，直到其他的马全都高声嘶叫。当我面向北方时，便会再次高声大喊：“先祖啊，请看我！你赠予我的圣物我已赠予族人——治愈之草，净化之风。我的民族已经改造。你若听到，就请帮助我吧！”

我们到达东边后，待先祖们歌唱完毕，我便又大喊：“先祖啊，请看我！我的族人，行走艰难。请赐予他们智慧，引领他们前进吧。你若听到，就请帮助我吧！”

我们一边在各个方位之间前进、起舞，一边齐声歌唱：

马之族遍布世界，

嘶叫着到来！

欢腾着到来！

请你看看他们哪。

我们到达南边之后，待先祖们歌唱完生长之力量，我的马便又面朝南边嘶叫起来，所有的马也一如既往地嘶叫起来。随后，我便举起双手祈祷起来：“先祖啊，你赠予我的盛开之杖和民族之环，我已赠予族人。拥有生长之力的圣灵啊，请听我声！请引导族人，让他们如圣树之上的花朵般繁盛吧，让它在大地母亲上深深根植吧，让它枝繁叶茂、引来鸟儿高歌吧。”

随后，黑色队伍再度领先，我们载歌载舞，向着西方前进，而停在远处注视着这一切的那片黑色冰雹之云里，传来一阵阵的喊声：“嘿——嘿！嘿——嘿！”我的工作即将完成，他们这是在为我欢呼喝彩。这时，所有人都高兴得欢呼起来，也叫喊着回应，“嘿——嘿，嘿——嘿”；所有的马儿嘶叫起来，与圣灵和族人们一同庆祝。我们绕着圆形的村落前进、起舞，边走边唱，领头的队伍到了自己的方位就变换位置，六位先祖歌唱了每一个方位，如此反复四次，每次我都大声祈祷。每当我们在一个方位停留时，都会有一些身患疾病或者悲伤的人前来向那些少女献出供品——小小的红色包裹里装着查沙沙或者红柳树皮。献出供品后，贡献者的状况便会好转，开始高兴地跳起舞。

队伍前进到第二圈时，许多有马的族人也骑着马加入进来，我们在前面跳舞，他们就围着六位先祖和四位少女转圈。越来越多的人骑上了马，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围着我们转圈。到最后，我们的周围全是腾跃的马群，没有马的人就站在我们身后跳舞，所有人都跟着我们一起歌唱。

当我们第四次到达西边时，我们便排列成新的队形，向内面朝着村子中央的神圣帐篷。四位少女站在最前方，我骑着栗色马紧随其后，我身后是六位先祖，先祖们的两旁站着八位骑手——右边是红褐色骑手和黄色骑手，左边是黑色骑手和白色骑手。我们站好之后，代表天空之神的最年长的先祖便大声呼喊起来：“所有人都准备好。他将发出四次声响，听到最后一声后，你们就走向前，击打神圣帐篷，谁最先击打，谁就将获得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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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骑手都迫不及待准备向前冲，就连那些马儿似乎都听懂了，抬起前脚准备冲。随后，我举起手，喊了四次“嘿——嘿”，喊完第四声时，所有的骑手便叫了一声“嚯咔嘿”，然后便冲向神圣帐篷。我的马也一同向里面冲了过去，但许多人都冲在了我的前面，许多人都比我先击打到帐篷。

然后，大家便用神圣之草擦洗马匹，将它们牵走，而我们则走进帐篷，看看我们跳舞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后，先祖们又将新鲜的土壤撒在了有红色之路和黑色之路交叉的民族之环上，而这个小小的民族之环上，出现了许多小马蹄印，好像这些圣马刚刚也随我们一同舞蹈了一般。 
[257]



这时，帮我举行了这场舞蹈的黑路则从东方少女手中拿过神圣烟斗。他将烟斗填满红柳树皮查沙沙，然后点燃，献给世界各神力，并这样祈祷：

先祖啊，日落之地的圣灵，白巨人之地的圣风，白昼辰星出现之地的圣灵，生长力量之地的圣灵，天空之神，大地之神，飞鸟之神，动物之神，请看哪！我，与我的马之族，已完成了我在人间的责任。我将这神圣烟斗献于你们，愿我的族人生生不息！

随后，他便吸了一口烟，然后将烟斗传递下去。烟斗传遍整个村子，直到每个人都至少吸过一口。

马匹之舞结束后，我好像就在地面之上了，走路的时候完全没有碰到地面。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的族人们都比以前更加高兴了。许多人围着我，或说他们自己，或说他们的亲戚，说他们曾经病倒，如今痊愈了，他们还赠予我许多礼物。甚至连马儿看起来都比从前更健康、更快乐了。

而那个困扰了我许久的恐惧感也消失了，每当雷云出现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因为他们如今就像是来拜访我的亲人一样。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那么和谐。

在这之前，巫医们都不愿与我谈话；如今，他们都来找我谈论我的幻象。

从那以后，我总是早早地起床，去看破晓之星升起。许多族人知道后，也都早起与我一同去看，当破晓之星出现后，我们就说：“看那理解之星哪！”


第十五章　狗之幻象

我们在舌河口一直待到了积脂之月（6月）底。后来，士兵首领 
[258]

 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待在那里，因为我们已经把那里卖了，它已经不是我们的领土了。 
[259]

 我们并没有卖过这片土地，但那些士兵却没收了我们所有的马 
[260]

 和枪，并把我们赶上了一艘巨大的火船，火船沿着黄石和密苏里下游前进，将我们载到了叶兹堡（Fort Yates）。 
[261]

 那里是他们为拉科塔族新建的保留区，他们在那里将我们放下。许多坐牛和苦胆的族人都在那里，但苦胆和坐牛仍在祖母之地。那些士兵还将我们族人所有的马都没收了，说华盛顿的那位圣父会付钱给我们，但我后来从未听说他付钱的事。

当我得知我们奥格拉拉部落已经被带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时，我便决定要去那里履行我的职责。于是，我在梅熟之月 
[262]

 （9月）时，便与其他三人一同出发了。我们只能徒步前行，而我们身上只有弓箭可以当作武器。

我还在祖母之地时，布鲁利部落便被带到了他们如今所在的玫瑰蕾溪，所以我们便先去他们那里，一路上扎营停留了七次。

一天晚上，我们过了烟土河（白河），并在南边扎营。我们在一片梅树林里扎营，树上的梅子全熟了，我们便以这些梅子为食。附近还有一个峭壁，我便独自上去，面朝太阳升起的地方坐了下来。那天晚上夜色清晰，没有风，似乎万物都在仔细地聆听着什么。

我环顾四周，感觉有人想要与我说话，于是我便起身，唱起了幻象中的第一首歌，就是那两位圣灵教给我的：

注意！一个神圣的声音正在呼唤你！

神圣的声音响彻天空呼唤你！

我正唱着，突然，幻象中的那两位圣灵又从日落之地出现，像离弦的箭一样，头朝前，冲了下来。他们用弓指着我，随后停下来，又将弓举过头顶，看着我。虽然他们只字不语，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我利用他们在幻象中赋予我的力量，去奥格拉拉部落中履行我的职责。我站在那里，对他们歌唱，不一会儿，他们便转过身，像离弦的箭一样，头朝前飞回了日落之地。

我回到梅林旁的小营地，其他人知道我拥有神力，他们也听到了我在峭壁上的言语，于是便问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什么。我对他们说，我只是对着外在世界 
[263]

 的两个熟人歌唱而已。

我只在玫瑰蕾溪的布鲁利部落那儿待了一小段时间，随后便独自前往白土溪，瓦西楚们正在那里为奥格拉拉部落建造青松岭管理区。我们的人管那个地方叫“红云之席”（the Seat of Red Cloud）或者“争议之地”（the Place Where Everything Is Disputed）。 
[264]

 我在那儿留了下来，那年冬天的树爆之月时，我便十八岁了。 
[265]



那年冬天十分难熬，好像一个漫漫长夜，而我却睡不着，就这么等着天亮，等啊等。如今，那些雷鸣之神于我已是亲人，但他们已随霜冻的到来而离去，要等到青草再度露出面容之时才会回来。我虽在此与我的族人在一起，但没有他们的陪伴，我感到失落与孤独。这里的族人当中没有几个见过那次马匹之舞，也没有几个知晓我的幻象和幻象赋予我的力量。他们看起来心情沉重而忧郁，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如此沉重忧郁。我感觉他们就是我肩上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只要再回想那些幻象，我就会热爱这份负担，也会为我的族人感到难过。

如今，每每看到族人们绝望的样子，我就想哭，我多么希望这幻象是赐给了一个比我更加值得托付的人。我总在想，为什么这样的幻象给了我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可怜老头。我利用幻象赐予我的力量，治愈了无数的男女老少，然而对于我的民族，却无能为力。倘若是一个男人或女人或一个孩子死了，并无多大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仍然生生不息。但如今这个民族正濒临死亡，我的幻象是为拯救我的民族，而我却一事无成。 
[266]



年轻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好像整个“外在世界”都会来帮助我，使我无所不能。

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来完成先祖们嘱托的职责，但我要做的还有很多，于是乎，那个冬天就像是一个让人苦苦期盼着天明的漫漫长夜。

当青草再度露出面容时，我便高兴了，因为我能听到那些雷鸣之神的到来，他们还对我说：“是时候去完成先祖交给你的任务了。”

等待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出去大悲一场。 
[267]

 于是，当第一场暴雨降临时，我便开始准备。

出去大悲时，最好挑一名智慧的老巫医来帮忙，他最好是一位安静大方的人。他必须给烟斗塞满烟草，并献祭给六位圣灵，以及四足动物和空中飞翔的鸟类，他还必须跟进观察。有一位名叫“少尾”（Few Tails）的老巫医非常合适，而他也很乐意帮我的忙。他说，我首先要戒斋四天，这四天当中只能喝水；然后，在他完成烟斗献祭之后，我必须到汗珠帐篷里去净化自己。我们会将柳树枝插在地上，再弯成一个圆顶，然后系上野牛皮盖在上面，再往中间放一些热石头，我进去之后，少尾就会往石头上倒水；我在里面一边净化自己，一边歌唱圣灵，随后老巫医用圣草为我擦拭身体，然后为我编辫子 
[268]

 ；我浑身赤裸，只有一块在夜里大悲时用来包裹身子的野牛皮，那个季节虽然白昼温暖，但夜晚却十分寒冷。而我手上只拿着那根神圣烟斗。

大悲之时必须远离世人，因此我和少尾便从青松岭出发到了我们如今居住的这里。 
[269]



我们来到了草溪（Grass Creek）附近的一个高山上，就在这里西边不远的地方。那里除了老巫医、我以及天地，再无他人。但那里其实到处都是人，因为圣灵们全都在那儿。

我们赶到山上时，太阳已经快要升起了，老巫医为我腾出了一块站立的地方。我们走到山顶的最高点，用圣草铺出了一块圣地，然后少尾在圣地中央插上一根盛开之杖，再用红布将红柳树皮供品绑成小捆，分别置于东南西北四方。

随后，少尾便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圣灵们听到我，并告诉我下一个任务。他说，我要站在中央，一边哭一边祈祷；再从中央向前走到西边的角落，并在那里痛苦片刻；随后退回中央，再走到北方的角落，在那里一边哭泣一边祈祷。依次类推。整个晚上我都要重复这样的活动。

我要开始大悲了，于是少尾便离开那儿，到别处去了，留下我独自在山上，只有那些圣灵和渐渐消逝的余光陪伴。

我站在圣地中央，面朝日落之地，开始一边哭泣，一边说着：“噢，伟大的圣灵啊，请接受我的供品！噢，请让我明明白白！”

当我一边哭一边诉说的时候，西边的天空中出现一只斑鹰，斑鹰发出尖锐的叫声，停留在了我东边的一棵松树上。

我向后，退回到中央，又向前，走到北边，一边哭泣，一边说道：“噢，伟大的圣灵啊，请接受我的供品！请让我明明白白！”随后，一只小鹰出现在天空中，并停留在一棵朝南的矮树上。

我再次退回到中央，又走到东边，一边哭泣，一边请求伟大的圣灵帮助我理解我的幻象，随后，一只黑燕出现，并在我的头顶盘旋，最后停留在不远处的一棵矮树上。

我向后退回到中央，又向前走到南边。此前，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掉眼泪，而这一次，我真的掉下了眼泪，泪珠流满我的脸颊，我从那里望向远方，看到了万事万物，看到了民族之环，看到了花开之树，我想起了曾经的岁月，想起那些如今已死去的亲人们，想起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想起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我还想起了疯马，想起他曾经是我们的力量，如今却再也不会回来帮助我们了。 
[270]



我悲声大哭，真希望这哭号的悲痛能让我就此死去，如此，我便能到那外在世界去，到那永远不会感到绝望的地方去。 
[271]



在我哭泣的时候，一个东西从南边出现，远远地看着像是一团尘土，但当它靠近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团色彩各异的美丽蝴蝶。它们蜂拥而至，围在我的周围，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向后退到了盛开之杖那里，这时，松树上的那只斑鹰开口说话了：“看看这些！他们就是你的族人，他们正陷入困境，你要去帮助他们。”随后，我听到了围绕着我的蝴蝶的声音，它们全都发出可怜的呜咽声，好像在哭泣一样。

随后，它们又全都飞回了南方。

这时，矮树上的小鹰说话了：“注意！你的先祖们将会到来，你要聆听他们！”

听到这话，我便向上一看，看到一阵巨大的暴风雨正从西边过来。那里是雷鸣之神的国度，我能听到马儿的嘶叫声，能听到圣灵们的声音。

如今天色已经十分黑暗，喧嚣的西方闪起可怕的火光。

就在我站在那里观看的时候，电闪雷鸣的夜幕之中突然出现一个幻象，我随即又看到了之前的幻象中出现过的那两个人，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头朝前，从天上向地面冲了下来，他们降落到地面后，四周一阵尘土飞扬，不一会儿，两条狗从这尘土之中探出了头。 
[272]

 随后，尘土突然变成了色彩各异的蝴蝶，成群结队地在狗的四周飞舞。

这时，那两个人已经骑上了两匹有着黑色闪电条纹的栗色马，他们手持弓箭向那两条狗冲了过去，与此同时，雷鸣之神也咆哮着为他们助威。

突然，那些蝴蝶变了，变成了被暴风雨追赶的燕子，在冲锋的骑手们身后的巨大的云团里一边猛扑着翅膀，一边盘旋。

第一位圣灵射中了一条狗的头部，血淋淋的狗头挂在箭上，他拎着箭便飞上了天，与此同时，整个西方都怒吼着为他喝彩。

第二位也是如此，黑压压的西方再度闪出光电，为他喝彩。当他们两人都飞上天空后，我看到那些狗头就变成了瓦西楚的头， 
[273]

 看着看着，这幻象便消失了，暴风雨压到了我的头顶，咆哮着，四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时，我因为害怕哭得更加厉害了。夜空一片漆黑，到处电闪雷鸣，伟大的声音不断传来，冰雹也不断怒吼。我一边哭，一边祈求先祖们可怜我，饶恕我，并告诉他们我如今已经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了，我会竭尽全力去完成的。

突然，我感觉不再害怕了，我心里想着，我若是死了，也许在他方世界会过得更好，于是我便躺在了圣地中央，献上烟斗，披上了野牛皮等着。我的四周传来咆哮、怒吼的声音，冰雹好像是许多巨人在击打的大鼓 
[274]

 一样，伴着巨人们的歌声：“嘿——啊——嘿！”

我所躺着的那个神圣之圈里，丝毫没有冰雹和雨水的降临。暴风雨过后，我举起野牛皮，仔细聆听，在这静谧之处，我听到了洪水于这黑暗中在我周围的峡谷里歌唱，远远的东边，一个声音渐行渐弱：“嘿——啊——嘿！”

这时，夜已经深了，我也很快睡着了。我在梦中见到了我的族人，他们全都在一个神圣帐篷周围悲伤地坐着，十分不安，还有许多人已经生病了。我看着他们，哭了起来，这时，附近的地上射出一道奇怪的光芒——这光芒五彩缤纷，不停地闪烁，光束一直升到了天空中。随后，光芒消失了，在它射出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药草，株苗上长了许多叶子。我紧紧地盯着药草，希望永远都能记得它的样子，这时，一个声音将我唤醒：“赶快！你的族人需要你！”

我睁开眼，发现东方已经开始变白，便站了起来，面对朝霞，再次哀悼祈祷。随后，破晓之星慢慢出现，那画面美丽而祥和，它的周围有许多婴儿的脸正对着我微笑，那是尚未出生的族人的脸庞。周围的星星变得五彩缤纷， 
[275]

 星辰之下有男男女女的头到处移动，远处有鸟儿在歌唱，马儿高兴地嘶叫，还有些地方有鹿在吹着哨音，有野牛在哞哞地叫。这一切，我虽看不见，却能听见。

后来，我大概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被一个声音惊醒：“快起来，我特地来找你的！”我睁开眼，以为会看到一位圣灵，没想到却是那位善良的老人少尾，他正站在我身旁。而这时，太阳已经升起了。

于是，我们便将神圣烟斗带回了家，我将烟斗献给六位圣灵之后，便走进了汗珠帐篷。我在里面再度净身的时候，一些善良、博学的老人们便来请我告诉他们我的所见所闻。 
[276]

 在献出神圣烟斗后，我便将一切说了出来，他们听到后，便说族人们现在又气馁又悲伤，我必须在大地上进行“狗之幻象”来帮助族人，并且我要与“嘿呦咖”一同完成， 
[277]

 他们是神圣愚者，总是做错事或者做反事来逗人们发笑；他们表示，虽然他们并不确定，但他们觉得我应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能看见这些幻象的人为数不多；他们还说，我必须等待二十天，然后再来履行我的职责。于是，我便等着。


第十六章　嘿呦咖仪式

二十天过去了，是时候用嘿呦咖来表演狗之幻象了。在向你解说狗之幻象的详情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嘿呦咖及嘿呦咖仪式，这个仪式看起来十分愚蠢，其实不然。 
[278]



嘿呦咖必须由那些曾经拥有西方之雷神的幻象的人来扮演，他们拥有神力，并会将这些神力与人们分享，但他们会通过滑稽表演来分享。当西方之雷神的幻象出现时，就会出现如雷暴般的恐怖场景，但当雷暴幻象结束后，世界就会变得更加新鲜，更加欢乐，因为这些幻象所到之处，无不像下雨一般。当暴雨洗涮过后，世界就会变得更加欢乐。

但在嘿呦咖仪式中，万事都是倒过来的，必须首先让人们感到愉快、欢乐，神力才可能更容易降临。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真理总是以两面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279]

 一种是饱受苦难的悲伤，另一种便是欢笑；但无论是笑还是哭，其实都是同一张面孔的表情。当人们陷入绝望之时，也许欢笑的面容对他们比较好；而当人们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觉得安心踏实的时候，也许最好让他们看看哭泣的面容。我认为，这就是嘿呦咖仪式的含义。

有位名叫“瓦奇帕尼” 
[280]

 （Wachpanne）的人为我负责这个仪式，他有过许多次扮演嘿呦咖的经历，对这个十分了解。他吩咐所有人都聚集到青松岭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围成一个圈，圆圈的中央搭了一个神圣帐篷，他在神圣帐篷附近放一个水壶，他会将被火烧得滚烫的石头丢进水壶中煮沸。 
[281]



首先，他要向西方之神献上甘草。他坐在火堆旁，手里拿着几根甘草，嘴里说道：“献给伟大的圣灵之日，献给年迈及智慧之日，我将奉上供品。” 
[282]

 然后，他将草撒入火堆，火中冒出甘甜的烟，他则在一边唱道：

我将此物燃烧，作为供品。

看哪！

我在这里神圣地赞颂。

我在这里神圣地赞颂。

我的民族，请慈悲地看哪！

日之白昼 
[283]

 曾是我的力量。

月亮之道当是我的长袍。

我在这里神圣地赞颂。

我在这里神圣地赞颂。

随后，他要如闪电般迅速将狗杀死，且不能弄出任何伤痕，因为嘿呦咖所拥有的乃是闪电之力量。

在甘草之烟上放着一根牛皮绳，以此让它变为圣绳。随后，两位嘿呦咖将圣绳打一个活结，套在狗的脖子上。他们一人拿着圣绳的一头，轻轻地拉三次圣绳，然后用力拉第四次，将狗脖子拧断。随后，瓦奇帕尼便会用火将狗的毛烧掉，并将它清洗干净，再将它的身体各部位切除，只留下头部、脊椎和尾巴。随后，他走了六步，离开水壶，每一步代表一位圣灵，然后转向西方，将头部和脊椎献给雷神，再献给北方、东方以及南方，最后献给天上的圣灵和大地母亲。

献祭完毕后，他便站在离水壶六步远的地方，面对水壶，口中说道：“我将以神圣的方式烹煮这条狗。”他将狗甩了三下，第四下时，他把狗头朝前丢进了沸腾的水中。随后，他又像刚才献出了狗头和脊椎那样，将狗的心脏也献了出去。

整个过程中，代表着一个月三十天的三十名嘿呦咖便在一旁取悦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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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高兴起来。他们全都盛装打扮，身体涂上了滑稽的颜色，无论是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发笑。而我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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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Side）一同扮演小丑。

我们将浑身上下都涂成了红色，配上黑色闪电条纹，我们把脑袋右边剃了个精光，左边则梳着长长的头发。我们这样看起来虽然十分滑稽，但其实是有它的含义的：因为，如此一来，当我们望向迎面之地（南方）时，头部裸露的那一面就会朝向西方，以此在赐予我们力量的雷神面前表示谦卑。我们一人拿着一把长长的弓，长到让人没法使用，并且还七扭八歪。我们手里的箭也是又长又歪，拿着这样的弓和箭，显得十分荒唐。我们骑着栗色的马，马儿浑身上下也涂上了黑色的闪电条纹，我们所代表的便是狗之幻象里的那两位圣灵。

随后，瓦奇帕尼走进了神圣帐篷，并在里面歌颂起嘿呦咖：

这些人是神圣的，

这些人是神圣的，

他们说过，

他们说过。

这些人是神圣的，

他们说过。

他像这样唱了十二遍，每一遍分别代表一个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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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水壶中的水沸腾了起来，我和“一面”坐在栗色马上，面朝西方唱了起来：

他们以神圣的方式献出了歌声。

半个宇宙都献出了歌声。

他们以神圣的方式向你献出了歌声。

就连我们唱歌的时候，那些嘿呦咖也仍然在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引人发笑。比如，两名嘿呦咖浑身涂成滑稽可笑的样子，拿着又长又歪的弓箭，走向一片浅水坑。他们会假装自己以为这个水坑是又宽又深的河流，而他们必须要过河，他们不说一句话，但是会做出各种动作，假装要去试探一下河水到底有多深。他们会拿起又长又歪的箭，插进水里，但并不是往下插，而是把它横着放在水平面上。这样一来，箭便会湿透，而他们则会将自己与竖起来的箭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这条河已经深得没过了头，于是他们就得准备游过河。其中一人会纵身一跃，头朝前，跳入浅水坑，弄得自己满脸是泥，还会拼命扑腾着，好像自己溺水了一样。另一个人随即纵身一跃，跳入水中去拯救他的同伴，他们还会在水里做出更多滑稽的动作，惹得人们哈哈笑。

我和一面歌唱完西方之后，便面对着水壶，水壶中的心脏和狗头都已经沸腾了。我们手持尖箭，骑着马冲向水壶。我必须将狗头插在我的箭上，而一面则要插住心脏，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便是我在幻象里见到的那两位圣灵。我们完成此举之后，所有的嘿呦咖便会追着我们，努力抢一片肉，其他人则会冲向水壶，去那里抢一片神圣的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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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只抢到一小片也是好的，因为那里存着西方之神的力量。这就像是给了他们药物一样，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快乐，更加强壮。

仪式结束后，所有人都会感觉舒畅许多，因为这一天都充满了欢乐。如今，人们比以前更能发现世界的新鲜、神圣日子的漫长、大地的五彩斑斓，并将这些铭记于心。

六位先祖为这个世界创造了许多事物，万事万物都应当快乐。所有细小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这些细小的事物中应当有欢乐和制造欢乐的力量。青草相互露出温柔的面容，我们也当如此，因为这才是世界的先祖们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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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第一次治疗

嘿呦咖仪式结束后，我便在伤膝溪和草溪之间的这个地方住了下来。其他人也过来了，我们便用木头造了这些灰色的小房子，这些房子方方正正，但其实住在这里很不好，因为方方正正的地方不会有神力。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印第安人无论做任何事都是在圆圈内完成的，这是因为世界之神力总是在圆圈中发力，万物都在努力成为圆形。从前，我们还强壮、快乐的时候，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神圣的民族之环，只要此环不被损坏，我们的民族就一直繁荣昌盛。花开之树在民族之环的中央生长，四方之圈滋养着它。东方给它和平与光明，南方给它温暖，西方给它雨露，而气候严寒、强风肆虐的北方则给它力气与耐力。这些知识，是我们所信仰的外在世界赐予的。世界之神力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圆圈内完成的。天空是圆的，我还听说，大地也像球一样圆，所有的星星亦是如此；最强大的风是旋转出来的；鸟儿筑的巢是圆形的，因为它们与我们有着同样的信仰；太阳升起和落下的轨迹是圆的，月亮亦是如此，并且日月也都是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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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四季的更迭也是一个大循环，每个季节总是会回到原处；人生也是从孩童到孩童不停循环，力量所遍及的万物都是如此。我们的帐篷与鸟巢一样，同是圆形，而我们的村落也总是散布成圆形，成为民族之环、众巢之巢，伟大的圣灵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来孵育我们的子孙。

然而，那些瓦西楚却将我们赶进了这些四四方方的盒子里。我们的力量消失了，没有了力量，我们也便濒临死亡。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圆圈的力量之下时，男孩们到了十二三岁便长成了男子汉，而如今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让他们成熟起来。

不过，事已至此。我们留在这里，就是做战俘。但其实还有另一个世界。

当时，我们举行嘿呦咖仪式的时候，正值脱毛之月（5月）。积脂之月（6月）的一天，百花盛开，我邀请一面过来与我共餐。我一直想着一根我见过两次的光芒四射的药草——第一次是我九岁时在伟大的幻象中看到的，第二次是在山上大悲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拿到这根草来为人们治疗疾病，我是在大悲的那个夜里看到它的，我想我能认出它生长的地点。

和一面用过餐后，我便跟他说，我必须找到一根药草，希望他能帮我一起寻找。当然，我并未告诉他这是我在幻象中看到的。他十分乐意帮忙，于是我们便骑上马，向草溪出发。那边无人居住。我们来到了溪边一个高山顶上，我感觉，狗之幻象中药草生长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于是我们便下了马，坐下来休息。

我们在那坐了一会儿，一起唱起嘿呦咖的歌，后来，我独唱了一首我在第一个伟大的幻象中听到的歌：

他们正以神圣的方式祷告着。

唱完之后，我往西边向下望去，远远地，一些乌鸦、喜鹊、小鹰以及斑鹰在西边的某个地方盘旋着。

于是我便知道了，我对一面说：“朋友，那儿便是那根药草生长的地方。”他说：“那我们去看看吧。”于是，我们便骑上马，往草溪的方向下坡，再沿着一个干枯的峡谷上去。当我们接近那个地方时，鸟儿们便全都飞走了，那个地方汇聚了四五个干枯的峡谷。虽然我只是在幻象里见过这个地方，但我知道，这片峡谷的右边就是药草生长的地方。

那根药草的根与我的手肘差不多长，药草比我的拇指稍微粗一点，上面开的花呈现四种颜色：蓝色、白色、红色和黄色。

我们下马之后，我便将红柳树皮献给六位先祖，并向药草祈祷：“现在，我们要去找两条腿的人类，但只去找那些最虚弱的人，愿这些弱者变得快乐起来。”

药草长在土沟的边上，很容易就挖出来了。随后，我们便带着药草返回。当我们再次来到草溪边时，又摘了几根鼠尾草，将药草包裹起来。

那时，一定是某个东西指引我去寻找那根药草，因为第二天晚上我就用到了它，要是没有它，我可能什么也做不了。

当时我正在吃晚餐，突然一个名叫“切碎”（Cuts-to-Pieces）的人走了进来，说道：“嘿，嘿，嘿！”他遇到了麻烦。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有个儿子，他病得很严重，我担心他会死掉。他已经病了很久了。他们说，你从‘马匹之舞’和‘嘿呦咖仪式’上获得了伟大的力量，所以，也许你能帮我救救他。我真的很担心他。”

我告诉“切碎”，他若是真的需要帮助，就该回家去拿一根插有鹰羽的烟斗给我。趁着他回家的空当，我思考着我该如何做。我还从来没有用我的力量救治过谁，因而我有些害怕，我也十分同情切碎。我苦苦地祈祷圣灵帮助。当切碎带着一根烟斗回来时，我便叫他拿着烟斗绕到我的左边，把烟斗放下，再绕到我的右边。他做完这些之后，我便让一面过来帮忙。我拿起烟斗，走到生病的小男孩那里去。我的父母与我们同行，而我的朋友立熊早已在那里了。

我先将烟斗献给六位圣灵，再将它传递给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抽过一口后，我便开始在鼓上击出隆隆的雷声。要知道，西方之神总是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来到人类面前的，当他经过的时候，万物便会抬头，心中充满喜悦，到处绿意盎然。于是，我便不停地击出隆隆的声音。击鼓之声也是想给世界圣灵的一种祭礼。这声音能唤醒心灵，让人感受到万物的神秘与力量。

生病的小男孩在帐篷的东北边，我们从南边走进帐篷，然后从左往右绕行，一直绕完一个圆形在西边停了下来。

你若想知道我们为何总是这样从左往右走，我可以告诉你其中的一些原因，但不会全告诉你。你想：难道南方不是生命之源吗？难道盛开之杖不是从这里出现的吗？难道人不是从那里成长，一步步走向他生命的日落之地吗？难道他随后不会经过白巨人之地——寒冷的北方吗？如果他还活着，难道他随后不会到达光明与理解之源的东方吗？难道他随后不会回到他初始的地方，开启第二次孩童时代，并将他的灵魂归还给万灵，将他的肉体归还大地吗？你仔细想想这些，便能明白其中的含义了。

方才说了，我们进入帐篷后，从左往右绕行，最后在西边坐下。生病的小男孩在东北边，他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这时我已经拿到了烟斗、鼓以及光芒四射的药草，还需要一个盛满水的木杯，一个鹰骨哨（用来献给我伟大的幻象里的那只斑鹰）。他们将水杯备好放在我的面前，随后我想了一会儿，因为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我有点不确定。

后来，我稍微理解一些了，便把鹰骨哨交给一面，嘱咐他用这个哨子来帮助我。然后，我将烟斗中塞满红柳树皮，交给了“切碎”美丽的小女儿，要她像我在伟大的幻象中看到的东方少女那样拿好烟斗。

一切准备妥当后，我便在鼓上击出低低的雷声，然后一边发声，一边数数。我喊了四声“嘿——啊——啊——嘿”，一边呼唤世界之圣灵，一边击鼓，这时，我感觉有一股力量从我的脚底往上涌来，我知道，我能够帮助这个生病的小男孩了。

我继续喊着，一边在鼓上击出低低的雷声，一边说道：“先祖啊，伟大的圣灵啊，你是唯一，只有你可供祷告。你创造了万物，你创造了美好。你创造了四方，创造了交叉的两条路。

你赋予了日落之地力量。如今大地上的两腿之人正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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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他们，先祖啊，我向你祈祷。你曾对我说过：弱者当行走。在幻象中，你带领我到了世界中央，并在那里向我展示治愈之力量。你赐予了我杯中之水，它的力量能让垂死之物恢复生机；你向我展示了药草，它的力量能让虚弱无力者直挺行走。看哪，从我们迎面之地（南方）走来一位少女，她正走在红色美好之路上，一边走一边将烟斗奉上，她的力量也是花开之树的力量；从巨人之地（北方），你曾赐予我神圣的净化之风，此风所到之处，弱者无不获得力量。这些，都是你曾对我所说的。我向你祈求，向你所有的神力祈求，向大地母亲祈求，祈求你们帮助。”

要知道，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而我现在也知道了，只要祈求一个力量就足够了。但我当时急切地希望帮助那个生病的小男孩，便祈求了所有的力量。

当然，我在祈祷的时候，始终面朝西方。随后，我便依次走到了北方、东方和南方，最后在万物之源、红色美好之路开始的地方停了下来，站在那里，这样唱道：

我以神圣的方式让他们行走。

一个神圣的民族正奄奄一息。

我以神圣的方式让他们行走。

一个神圣的人类，正奄奄一息。

他当以神圣的方式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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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歌唱的时候，全身上下有股奇怪的感觉，让我想为所有不快乐的事物痛哭，我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随后，我走向西方的角落，并在那里点燃了烟斗献给圣灵，待我抽了一口之后，便传递给其他人。

当我再看那个生病的小男孩时，他正对我微笑，我能感觉到，那股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强。

接着，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小口，然后绕行到生病的小男孩那里。我站在他面前，在地上顿足四下，然后用嘴对着他的肚皮吹出北方净化之风。

随后，我将一些药草咀嚼之后放入水中，再将水洒在男孩身上，又洒向四方。杯中还余有一些水，我将杯子交给那位少女，由少女交给生病的小男孩饮用。随后，我叫少女扶男孩起身，并陪他一同从生命之源的南方开始环绕行走。男孩十分虚弱无力，但在少女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行走。

随后，我便离开了。

第二天，“切碎”过来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好多了，能够坐起来吃东西了。四天后，他便能四处走动了。这个男孩康复之后，一直活到了三十岁。

为了感谢我，切碎送来了一匹好马，当然，我并没有收下。

族人们听说我治好了那个男孩，纷纷过来请我帮忙，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忙得不可开交。

这是我十九岁（1882年）那年夏天积脂之月（6月）的故事。


第十八章　野牛和麋鹿之力量

想必我先前已经告诉过你了，倘若没有，想必你也明白了，拥有幻象的人若想使用其中的力量，就要先将幻象展示给人们看。你记得吗？那个伟大的幻象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只有九岁，而我直到十八岁那年夏天，在舌河口附近表演完马匹之舞后，才能做一些事情。如果当初那个强烈的恐惧感没有出现，没有逼迫我去履行我的职责，也许我与其他未曾有过伟大梦境的人并无差别，就算能回忆这样伟大的幻象，也无法为族人做更多贡献。然而，那个恐惧感出现了，如果我没有遵从它的引导，如今肯定早已命丧黄泉了。

但直到我在嘿呦咖仪式中展示了狗之幻象之后，才拥有了巫医的力量，才开始为病人治疗，我用这股遍及全身的力量治好了许多人。当然，治好他们的并不是我，而是外在世界的力量，而那些幻象和仪式只是以我为一个洞，并通过这个洞将力量传给其他人而已。假如我以为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那么这个洞就会关闭，力量就不会流经。如此一来，我所做的一切便都成了愚蠢的行为。在我的伟大幻象中，还有一些环节是我必须要展示出来的，这样我才能使用那些环节里的力量。如果你回想一下我的伟大幻象，就会想起那个红人是如何变成了一头野牛，族人们又是如何在那之后找到了美好的红色之路。你再读读前面的文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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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使用野牛的力量，我必须将幻象中的那个环节展示给族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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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完成第一次治疗后的那个夏天，我便将它展示了出来。“狐腹”（Fox Belly）是一位优秀的老巫医，我带着烟斗去找他，请他帮助我完成这次任务。他十分乐意帮忙，而我首先要告诉他幻象里这个环节的具体情况。我并未将幻象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他，只是跟他说了这部分环节而已。我从未将幻象的全部告诉于任何人，乃至此时，都不曾有人听过全部内容。就连我的老朋友立熊以及我儿子，也都是因为你的采访，才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当然，幻象中还有许多环节就连我都无法说清楚，因为有许多事物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但能用言语描述的，我都已经说出来了。 
[294]



我最终还是将幻象说了出来，这让我感到十分难过，我整晚整晚地担心失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正确的事，我将幻象展示出来，就是将我的力量展示出来，也许还会因此而折寿。不过，就算会因此折寿，我也依然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将幻象保留下来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我知道，这幻象充满智慧与美好，而我也只是个可怜的老头子而已。 
[295]



我将“狐腹”需要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好让他帮助我。而他才听了一点点，就感叹道：“我的孩子，你所拥有的是伟大的幻象，我明白了，你的职责就是要取悦这些圣灵，以此帮助族人走上红色之路。”

这次的仪式耗时不长，但意义重大，它将族人与野牛的关系描绘了出来，使这个力量有了意义。

首先，我们在民族之环的中央建造了一方野牛坑一样的圣地，然后在那里搭建神圣帐篷，并在帐篷里围出了四方之圈。 
[296]

 我们在圆圈里画了一条红色的路贯通南北，狐腹在道路的两边做了小小的野牛道，意为让族人伴着野牛的力量和耐力在上面行走，面朝伟大的白色净化之风的方向。他还在这条路的最北端放了一杯水，这杯水是西方之神的赐礼，如此一来，人们伴着野牛之耐力迎着强风前进的时候，便是以生命之水为目标。

我浑身上下被涂成了红色，与幻象中变成野牛之前的那个男人一样。我戴上野牛角，左角挂了一片破晓之星草，上面盛开光芒四射的理解之花。我身体的左边插了一根鹰羽，象征着我的族人，鹰羽挂在野牛的一边，象征族人依赖野牛为食。

“一面”也赶过来帮助我完成这次仪式。他浑身上下也涂成了红色，拿着鼓和烟斗，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象征着族人跟随着野牛。

我们站在帐篷里红色之路的最南端，“狐腹”像这样歌唱起来：

他们边走边展示。

一根神圣的药草——他们边走边展示。

他们边走边展示。

一头神圣的野牛——他们边走边展示。

他们边走边展示。

一根神圣的鹰羽——他们边走边展示。

他们边走边展示。

鹰与野牛——他们像亲人一样行走。

我和一面走完红色之路后，便走出帐篷，人们蜂拥过来围着我们，生病的人带着红色供品前来寻求治疗。我们像野牛一样，在人群中四处奔走，并发出野牛的叫声。随后，我们又回到帐篷里，人们带着自己的小孩正在等候我们，我从木杯中取出一些生命之水赐予每个人，以便他们的双脚能感受到美好的红色之路，踏上这条路，便能健康幸福。

力量从理解中来，理解了仪式的意义，就能从中获得力量，因为万物只有遵照世界之神力的方式去生活和运动，才能生活得美好。

这场仪式过后，我便继续为生病的族人治疗，忙得不可开交。而我也不再怀疑，我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无时无刻不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第二年夏天，我二十岁（1883年），那年夏天我便展示了麋鹿仪式，以此完成幻象中的这部分任务。 
[297]



你应该记得烟斗和野牛是如何在东方，而麋鹿是如何在南方。

麋鹿仪式代表生命之源和生长之谜。 
[298]



我将烟斗交于立熊的叔父“奔麋鹿”（Running Elk）。他是一位善良、睿智的老人，也愿意过来帮助我。我们一如既往地在中央搭了一个神圣帐篷。在仪式中我需要用到六头麋鹿和四位少女。麋鹿来自南方，但在我的幻象中，它们的力量却是来自四方和天地，因此我需要六只麋鹿。四位少女代表拥有四个方位的民族之环的生命。“奔麋鹿”挑了两只麋鹿，而站在世界之神力与民族之环之间的我 
[299]

 则挑选了其他四只，因为我的任务是要让民族之环在大地上生机勃勃。六位扮演麋鹿的人从头到背全披着麋鹿皮。他们的四肢膝盖和肘部以下全涂成了黑色，以上全涂成了黄色，因为生长之力量根植于黑夜般的神秘之中，向着有光的地方延伸。种子在感受到夏天和白昼之前，一直在黑暗的土壤里萌芽。在黑暗的子宫中，灵魂加速成长为肉体。四位少女身着红裙，每个人的辫子上都插着一根鹰羽，象征着族人自娘胎而出，而鹰羽则如野牛仪式中的一样，代表族人。少女们的脸被涂成了黄色，与生命之源的南方同色。其中一位少女的前额上画着红色的破晓之星；一位画着蓝色的新月，象征着女性的力量随月增长，随月出现、消失；第三位的前额画着太阳；第四位的嘴唇和眉毛四周画着大大的蓝色圆圈，象征着民族之环。每一位扮演麋鹿的男子背上都画了一个民族之环，象征着男人的背上负担着民族，民族之环的中央插着一根鹰羽，象征着族人。他们的脸蒙上了黄色面罩，象征着男人的力量藏在女人的生育力量之后。他们全都拿着从神圣的沙沙树（三角叶杨树）上砍下的盛开之杖，顶端还有一些叶子，枝干则被涂成了红色。女人是花开之树的生命，但男人必须滋养它，照料它。其中一位少女也拿着盛开之杖，另一位拿着能带来和平的烟斗，第三位带着治愈之药草，第四位则拿着神圣之环，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便是女性的力量。 
[300]



当然，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在盛装打扮之前，都一如既往地先去汗珠帐篷里净身。

当所有人都进入神圣帐篷之后，“奔麋鹿”就像这样歌唱起来：

向四方前进，

向四方前进，

他们正前来注目你。

向四方前进，

向四方前进，

他们正前来注目你。

随后，扮演麋鹿的人便发出麋鹿的叫声，“嗯，嗯，嗯”。奔麋鹿便又歌唱起来：

歌唱，我一边走一边发出讯息。

歌唱，我一边走一边发出讯息。

我戴着神圣之环行走。

现在该走出神圣帐篷了：最先走出去的是手持烟斗的少女，接着是拿着盛开之杖的少女，随后是拿着药草的少女，最后是拿着民族之环的那位。四位少女肩并着肩，面朝西方站着。随后，我们六位扮演麋鹿的人便走了出去，一边哼着鼻子，一边跺着步子。我们肩并着肩，停在四位少女身后，少女们将圣物举起，献给雷神。献礼完毕之后，她们便肩并着肩向北方走去，而我们这些扮演麋鹿的人则围着她们一边转圈一边跳舞，接着，她们又将圣物献给伟大的白色净化之风。随后，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走到东边和南边，少女们以此向东南两方献礼，而我们则一直围着她们一边转圈一边跳舞。

然后，四位少女从南方径直转向北方，踏上美好的红色之路，前往神圣帐篷所在的村落中央，而我们则紧随其后，围着她们跳舞，象征着男人围绕并保护女人的力量。 
[301]



四位少女开始进入帐篷：首先是拿着神圣之环的那位，随后是拿着盛开之杖的那位，接着是拿着净化之药草的那位，最后是拿着烟斗的那位。

她们进入帐篷后，我们这些扮演麋鹿的人便也跟着进去。

麋鹿仪式就此结束，诚如我之前所说，理解了仪式的意义，才能从中获得力量，因为万物只有遵照世界之神力的方式去生活和运动，才能生活得美好。 
[302]




第十九章　横渡大水

诚如我之前所言，我是在二十岁（1883年）那年夏天表演了麋鹿仪式。据说，那年秋天瓦西楚就将最后一群野牛也屠杀了。我记得野牛曾经多到数不胜数，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瓦西楚开始屠杀野牛，最后，只剩下一堆白骨散落在野牛曾经的栖息地上。瓦西楚屠杀野牛并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那些令他们疯狂的黄铁，他们只会把野牛皮卖掉。有时，他们甚至连野牛皮都不要，只要舌头，听说密苏里河的火船上全都装满了野牛舌干。能做出这样的事，真是疯了。有时，他们甚至连舌头都不要，纯粹为了找乐子而不停地屠杀野牛。我们猎捕野牛的时候，需要多少才会杀多少。而当野牛一头不剩，只留下一堆白骨的时候，那些瓦西楚竟然还跑来捡骨头去卖。 
[303]



这时候，所有的族人都住进了四四方方的灰房子里，房子在这片荒芜之地上东一栋西一栋，而那些瓦西楚还画了一条界线，将他们圈了起来。民族之环已然损坏，也再无什么中央之地可栽种花开之树了。族人们陷入了绝望，一个个心情沉重而暗淡 
[304]

 ，沉重到让人无法负担，暗淡到无法让人看见。如今我们经常挨饿，华盛顿的那位先父分给我们的许多东西肯定都被瓦西楚偷走了，他们为了弄到钱，简直疯了头。谎言倒是有很多，但谎言又不能当饭吃。当初那么多的承诺，全都是谎言。 
[305]



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为族人们治病，许多人前来找我，我都将他们治好 
[306]

 了。但只要一想起我那伟大的幻象，一想起我本应去挽救民族之环、让圣环中央的圣树繁花盛开，就不由得想痛哭一场，因为如今民族之环早已损坏，并且四分五裂。族人们的命脉掌握在这圣环之中，如果连这命脉都没了，无数的生命又当如何？ 
[307]



到我二十三岁（1886年）那年夏天，似乎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几个瓦西楚跑来找我们，说他们想要一支奥格拉拉部落来举行一场大演出，就像以前帕胡斯卡 
[308]

 那样。他们还说，演出将会在大水那边的陌生地方举行，我觉得我应该前去，也许我能了解到瓦西楚的什么秘密，也许就能帮助我的族人了。记得在幻象中，当我站在世界中央的时候，那两个从东边而来的人为我带来了辰星之药草，并叫我将它投入大地，当它碰到地面之后便开始生根发芽，并长出了光芒四射的花。那是理解之草。另外，在我的幻象中，那个红人变成了一头野牛，四处滚动，然后便消失了。在他消失的地方，长出了相同的草，开出了相同的花，后来，族人们便又找到了美好的红色之路。我想，如果我能看到瓦西楚的伟大世界，也许能知道如何修复圣环，如何让圣环中央的圣树再度繁花盛开。

我回想过去，想起了族人们曾经的生活方式，而如今他们已不再那样生活了。他们正走在黑色之路上，所有人都只为自己，无所谓什么规则，一切就如我在幻象中看到的那样。这让我绝望不已，我甚至想，如果那些瓦西楚能有更好的方式，让族人按照那样的方式去生活也未尝不可。但我现在知道了，那样的想法真是太愚蠢了，只是我当时太年轻，也太绝望。 
[309]

 亲戚们都说，我应该留在家中继续为人们治病，但我并未听从他们的劝导。 
[310]



我们男男女女加起来有一百人，负责演出的人便从拉什维尔（Rushville）派了货车到铁路接我们。

许多族人为我们送行，一直送到铁路那儿，我们在那里一起扎营，一起进餐。随后，我们便继续上路，准备横渡大河，留下送行的族人们在那儿痛哭。

大货车在铁路上等着我们，那天晚上，我们跳了一场舞，随后便上了火车。当我们出发时，天已经黑了，我一想到我的家和家里的族人，就不禁悲伤万分。我多么想下车跑回家啊，但货车一整夜都在呜呜前进。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长松（Long Pine）吃饭；再度出发后，又呜呜地行驶了一个白天，天黑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城镇； 
[311]

 随后又呜呜地行驶了一整夜，到了更大的城镇。 
[312]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一夜，我借着这个机会将瓦西楚的生活方式与族人们的方式进行了比较，结果却让我更加悲伤。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离家那么远啊。

再度启程之后，我们到了一个更加大的城镇 
[313]

 ——非常非常大。我们穿过城镇，走到演出的地方 
[314]

 。一些帕尼族人和奥马哈族人 
[315]

 已经在那里了，看到我们来了，他们便发出战吼声，冲过来击打我们。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他们很高兴见到我们。那么大的房子和那么多的人，让我惊讶不已，到了晚上，还有许多明亮的光，亮得让人连星星都看不见了，我还听说，有些光是用雷神的力量 
[316]

 制造的。

那个冬天，我们就在那里，为许许多多的瓦西楚表演。我喜欢我们的表演，不喜欢那些瓦西楚。后来，我便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但我却好像变成了一个未曾有过幻象的人。我感觉十分绝望，而我的族人似乎也迷茫困惑，我想，也许我再也找不回他们了。我没有看到任何能帮助族人的事。民族之环破裂前，我们族人之间相亲相爱，但我看那些瓦西楚却并不关心彼此。他们可以为了一己私欲就从别人那里将所有一切都拿走。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东西多得用不完，而另外许多人则一无所有，饥肠辘辘。他们忘记了大地是他们的母亲。 
[317]

 他们的境况并不比我们先前要好。有一天，我们发现大河对面有一座小岛，上面建有囚牢。 
[318]

 有人用枪指着那些囚徒，他们像困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走来走去。看到这一幕，我不禁哀伤起来，因为我的族人也被关在了小岛里，也许瓦西楚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

春天到来后，天气变暖和了，但那些瓦西楚却连草都围了起来。后来，又有人说，我们将横渡大河，到别的地方去。有些族人准备回家了，他们叫我也一起回去，但我还没有看到什么能帮助族人的事情，也许横渡大河之后就能看到了吧，所以，虽然我思乡心切，又绝望不已，但并没有回家。

我们被送到一艘巨大的火船上，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火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船发出声音时，把我吓了一跳。 
[319]



后来，我眼前所见的除了水，别无他物，我们好像哪儿也没去，只是在上下起伏，但听说我们的前进速度非常快。如果真是如此，我估计我们肯定是在水的尽头下船，或者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停下来。回头再看那些城镇，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都陷入了绝望，许多人感觉很不舒服，甚至开始唱起了死亡之歌。

当夜幕降临时，狂风便怒吼起来，水面也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有个东西是给我们睡觉用的，我们得把它们挂起来，然后睡在里面，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些东西，于是就把它们铺在地板上，然后躺在上面。但地板往各个方向倾斜，并且越来越厉害，我们从这边滚到那边，根本没法入睡。我们全都吓坏了，并且感觉病得更加严重了。一开始，那些瓦西楚还嘲笑我们，但很快他们也吓坏了，紧张得到处跑来跑去。族里的女人们叫喊起来，甚至有些男人也叫了起来，因为情况实在太糟糕，大家根本束手无策。

过了一会儿，瓦西楚走了过来，给了我们一个东西绑在身上，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浮起来，但我没有穿上那个东西，因为我不想浮起来。相反，我将我在表演中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并唱起了死亡之歌，准备一死。其他人也唱起死亡之歌，准备一死，倘若现在就是我们的死期，那我们也无力回天，只能勇敢面对死亡。我们无法与夺命之力抗争，但我们可以勇敢地死去，不让亲人蒙羞。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到最后已经什么都不剩了，却还是吐个不停。

我们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水面像一座座山峰一样，不过风力没有之前那么强了。那天，一些与我们一起表演的野牛和麋鹿死了，瓦西楚便将它们扔到了水里。我看着那些可怜的野牛被扔到水里，忍不住想痛哭起来，因为被扔掉的也是族人的一部分力量。

我们在火船上待了许多天以后，终于看见了一栋栋的房子，还看到堤岸上一排排的火船系在一起。 
[320]

 我们以为可以马上下船了，但还不能。一艘小火船从河口过来，停在了我们旁边，小火船上的人将我们火船上的所有东西都检查完了以后，我们才能下船。下船后，我们慢慢地走了差不多一整天，终于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房子一栋栋地紧挨在一起，火船多得无以计数。这些房子与我们先前看到的不一样。那天晚上，瓦西楚让我们待在火船上，第二天才让我们下船，然后将我们带到了演出的地方。这座非常大的城镇叫作伦敦。如今我们终于上岸了，却仍然像在水里一样，感觉头晕，一开始连路都走不好。

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六个月，许许多多的人来看我们演出。

有一天，我们被告知女王要来了。一开始我不知道“女王”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英格兰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当年瓦西楚杀害了疯马之后，我们曾经在祖母之地住过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就是她的。

她坐着既宽敞又闪闪发光的车子来到演出现场，身边有许多士兵，随后，又有许多既宽敞又闪闪发光的车子来了。

那天，其他人都不能来观看演出——只有英格兰祖母和跟她一起来的人才可以。 
[321]



在以前的演出中，我们有时会开枪，但这一次却一枪都不准开。我们又唱又跳，我也被选去为祖母跳舞，因为我年轻敏捷，可以跳很多种舞。我们就站在英格兰祖母的面前，她个子虽小，但有点胖，不过我们喜欢她，因为她对我们很好。舞蹈结束后，她还跟我们说话，大概是说：“我已经六十七岁 
[322]

 了。我见过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但今天见到的，却是最漂亮的人。如果你们是我的人，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像这样带着你们到处去演出。”她还说了其他一些赞美的话，最后还说，这次她来看我们，也希望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她。随后，她与我们一一握手，她的手又小又软。我们为她欢呼了好一阵子，最后，那些闪闪发光的车子来了，她上了一辆车后，所有的车便都开走了。

大约半个月之后，我们便去看望祖母了。他们让我们上了几辆闪闪发光的车子，将我们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栋非常大的房子，房子上有许多尖尖的塔。那儿还有一个满是高高的座位的圆圈，上面坐满了瓦西楚，他们全都跺着脚大喊着：“朱比利（Jubilee）！朱比利！朱比利！”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323]



他们让我们在最下面的座位上坐下。一开始，两匹黑马拉着一辆漂亮的黑色车子出现了，车子在演出场地上绕了一圈。我听说祖母的孙子坐在车子里，他还是个小孩子。然后，四匹灰马拉着一辆漂亮的黑色车子出现了，右边的两匹马上各坐着一位骑手，左边前面的那匹马则由一个步行的人牵着。我听说祖母的一些亲戚坐在这辆车里。接着，八匹黄色的马两两并肩拉着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车出现了，右边的马上坐着一位骑士，左边前面的马也由一个步行的人牵着，车子四周还有许多带着刺刀的士兵，面朝外面。这时，坐在座位上的所有人都兴奋地喊着“朱比利！”“维多利亚！”然后，我们便又见到了英格兰祖母。她正坐在那辆车子的后方，还有两个女人坐在前方，与她面对着。

她的裙子闪闪发亮，她的帽子也闪闪发亮，她的车子和那些马也全都闪闪发亮。她就像是一团发光的火一样。

后来我听说，那些马和车子上全都是黄铁和白铁。

马车行到我们这边时停了下来，她便站了起来。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声喊着向她鞠躬，而她却向我们鞠躬。我们也大声喊了起来，族里的女人们还发出了颤音。群众太兴奋了，听说有些人还生病倒下了。后来，当大家都安静下来后，我们便为祖母唱了一首歌。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我们喜欢英格兰祖母，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好人，她对我们很好。假如她是我们的祖母，也许我们的族人会过得更好。


第二十章　精神之旅

那段美好的时光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我们去了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在那里表演了几个月。 
[324]



在演出团队准备离开那里的前一天，我和三个年轻人在曼彻斯特迷了路，而火船没等我们就开走了。 
[325]

 我们不会说瓦西楚的语言，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到处晃悠。不一会儿，我们遇到另外两位落下来的拉科塔族人，其中一位会说英语。他还说，如果我们去伦敦，在那里加入另一个演出团队，就可以赚到钱，然后就能回家了。我们思乡心切，所以就把钱都凑了起来，让那位会说英语的族人为我们买了几张票，然后便乘铁路去伦敦了。

那个演出团叫作墨西哥乔 
[326]

 （Mexican Joe），是一个小团，但我们加入这个团后，每天能得到一块钱的报酬。我们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后，墨西哥乔便带我们去了巴黎，我们在那里表演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瓦西楚姑娘经常来看演出。她很喜欢我，带我回家见了她的父母亲。他们也很喜欢我，待我很好。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我会打些手势，而那位姑娘也学会了一些拉科塔族语。

我们离开巴黎后去了德国，后来又离开德国，去了一个大地在燃烧的地方。那儿有一座高高的孤峰，峰顶像帐篷一样，上面燃烧得厉害。听说，很久以前那里是一个大城镇，住着许多人，后来却消失了。 
[327]



那个时候，我离开家乡已经有两个冬天了，所以越来越想回家了。我满脑子就想着这件事，但我不得不留在演出团里，直到我攒够回家的钱。

后来，墨西哥乔又带我们回到了巴黎，但我的思乡之苦让人难以忍受，没有办法再去表演。先前说过的那位姑娘便将我带回家见了她的父母亲，这才让我好了起来。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回家了。

那天早上，我穿上了瓦西楚的衣服、鞋子等。唯一与他们不同的，便是我的长发。我没有将头发编起来，只是披散在肩膀上。那天我感觉很好，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餐，我的女朋友坐在我的旁边，她的父母亲和两位姐妹也一起坐着。

当我们坐在那儿时，我抬头看了看屋顶，感觉它好像在动。整栋房子也开始旋转起来，并且一边转一边往上升。我们全都随着房子往上升，随后，一阵云团从天上下来，我突然就到了云上，而其他人则与房子一起降落，离我越来越远。

我独自一人在云上，云飘得很快，我紧紧地抓着，生怕跌下去。远远地，我看到了下面的那些房屋、城镇、绿地以及河水，全都平平的。后来，我又飞过了大河，但我不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我就要回家了。天黑了一下，后来又亮了，我看到下面有一个大城镇，那是我们第一次踏上大火船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又回到自己的国家了。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云飞快地飘着，我看到了一片片的小镇、河水和绿地。然后，我认出了下方的领地，我看见了密苏里河，我看见了远远的黑山，还看见了幻象中圣灵们带我去过的世界中央。

当我到达青松岭的正上方后，云团便停了下来。我往下看了看，却无法理解我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看到好像各个部落的族人差不多都聚集在了一个大营地里。我看到了父母亲的帐篷，他们正在帐篷外，母亲正忙着做饭。我想从云上跳下去，到他们身边，但却害怕一跳下去就会死。我往下看的时候，我的母亲正好抬头，我确定她也看到我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云团却开始飞快地往回走。我很伤心，但我没法下去，一片片的河水、绿地和小镇在下方飞快地往后倒退。很快，我便又回到了那个大城镇的上方，下方只剩下了水，夜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只有我孤身一人在这漆黑的世界里，我不禁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的前方开始出现了一点点亮光，随后，我看到了一片片的大地、城镇、绿地和房屋，全都往后倒退。很快，云团便在一个大城镇的上空停了下来，一栋房子一边向我靠近，一边旋转。房子碰到云团后，便抓住了我，然后开始往下降落，一边降落，一边不停地旋转。

最后，房子落到了地上，这时，我听到了姑娘的声音，还有其他人受到惊吓的声音。

随后，我便躺在了床上，那位姑娘和她的父母、两个姐妹以及一位医生正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好像都被吓坏了。那位会说英语的族人从演出团赶来，并将事情经过告诉了我。他们说，我坐着吃早餐的时候，抬起头笑了笑，然后就像死了一样从椅子上跌倒了。我就这样昏死了三天，只有一次好像有了一点呼吸。他们还说，这三天里，我时常连一点儿心跳都没有。他们以为我很快就会死，已经准备要去给我买棺材了。

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醒过来，也许他们真会给我买一口不错的棺材；但我这样醒过来，恐怕他们以后只会给我买个盒子了。

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去了哪里，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几天后，大家听说帕胡斯卡又来了。 
[328]

 所以他们便把我带到了他演出的地方，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叫所有人为我欢呼了三声，然后又问我，是愿意加入他的演出团，还是想回家。我跟他说我特别想回家了。于是他说，他可以安排一下。他给了一张票和九十块钱，然后请我好好吃了一顿。帕胡斯卡心肠很好。没过多久，一个警察来了，叫我收拾东西。他便将我送到了铁路那里，第二天早上，我到了大河，那里的人又叫我上了另一艘大火船。大火船在水上待了八天，这期间我有时会不舒服，但心情一直不错，因为我就要回家了。

火船终于又回到了我自己国家的一个大城镇，我下了船后便立刻上了铁路。

我们赶到拉什维尔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那儿一个拉科塔族人都没有，但有一辆驴子拖着的大篷车正准备去青松岭，于是我便搭上了那辆车。

当我到达青松岭时，一切都如我从云团上看到的一样，所有的拉科塔族人都在这里，那年（1889年）又签订了协议，瓦西楚又买走了一些领地——从烟土河（白河）到佳河（夏延河）之间的所有领地。我离开家乡将近三年，直到这时才知道了这件愚蠢的事。 
[329]



我母亲的帐篷如我从云团上看到的一样，就在那个地方，其他人的亦是如此。

父母亲看到我十分高兴，我的母亲甚至高兴得大哭了起来。我也哭了起来。我到这时已经长成大男子汉了，但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外流。母亲说，她有一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乘着云回来了，但没法留下来。于是，我便将那个幻象告诉了她。


第二十一章　瓦内奇亚

在我横渡大水之前，族人们饱受饥饿之苦，那些瓦西楚在“黑山协议”中承诺要给我们食物，却没有完全兑现。协议是瓦西楚自己签的，我们的人不想签，也没有参与签订。而签下协议的瓦西楚给我们的食物却连他们承诺的一半都不到，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族人们都在挨饿。

但我回来之后，情况却更加糟糕，族人们看起来都很可怜。干旱持续了很久，河流和溪水都快干涸了。人们种植的作物都没有长起来，而瓦西楚们送过来的牛和其他食物也比以前更少了。那些瓦西楚屠杀了所有的野牛，还把我们赶进了围栏中，所有人好像都快饿死了。而瓦西楚的谎言又不能拿来吃，我们只能这样干等着。

如今，瓦西楚又弄了一个协议，夺走了我们一半的剩余土地。族人们当然不想签，但三星 
[330]

 来了，像上次那样把协议搞定了，拿走了烟土河和佳河之间的土地。那些干尽坏事的瓦西楚又蜂拥而来，在那一半的剩余土地上搞起破坏来。上一次，三星在玫瑰蕾想杀我们的时候，疯马打败了他，将他撵了回去；但这一次，他只身一人便将我们打败了，还把我们撵走了。我们就这样被围了起来，无计可施。 
[331]



我横渡大河离开家乡之后，力量也消失了，大部分时候，我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到处游走。

我几乎想不起那些幻象了，就算想起来了，也是模模糊糊的。

我一回到家，就有人来请我去治病，起初我还害怕那些力量不会再回来了，但结果它回来了。于是我又开始帮助人们治病，生病的人很多，因为人们原本便因饥饿而虚弱不堪，而当时又流行起了麻疹。那个冬天，还爆发了百日咳，于是生病的人更多了，许多吃不饱肚子的小孩甚至因此死亡。 
[332]



就这样，族人们又可怜，又绝望。

但在我从大水港回来的那个夏天（1889年），西部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引得人们议论纷纷。我回家时，人们就在谈论着这件事，那时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消息最先传到了奥格拉拉部落，听说是从肖松尼族和蓝云族（阿拉帕霍族）那里传来的。有些人信了，但有些人不信。这事难以叫人相信，我第一次听说时，觉得这只是某个地方某个人的胡言乱语罢了。消息说，在很远的西部大山脉[塞拉山（The Sierras）]附近，还没到大河的某个地方，有一位派尤特（Paiute）圣人，他在一次幻象中与伟大的圣灵进行了对话，伟大的圣灵告诉他该怎样拯救印第安人，怎样让瓦西楚消失，怎样将所有死了的野牛和族人都弄回来，以及怎样建立一片新的大地。 
[333]

 我回家之前，人们就一起谈论着这件事，并且派了佳雷（Good Thunder）、勇熊（Brave Bear）和黄胸（Yellow Breast） 
[334]

 去亲眼见见这位圣人，看看有关他的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于是他们三人便踏上了西行的漫长之旅，我回来后的那个秋天，他们终于回到了奥格拉拉部落，向大家讲述起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回来那天，人们在青松岭不远处的白土溪口举行了一次大集会，听他们汇报情况，但我没有去，因为我那个时候并不相信这些。当时我认为族人们过于绝望以致相信这些，就好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会梦想着有许多好吃的一样。

虽然我没去参加集会，但也听说了他们所汇报的情况。这三个人所说的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好人，从不说谎。

他们说自己走了很远很远，走到离大河最近的一座大山附近，才遇到一个非常平坦的峡谷， 
[335]

 他们在那里遇见了伟大的圣灵之子瓦内奇亚 
[336]

 （Wanekia），并与他说了话。瓦西楚管他叫“杰克·瓦尔逊”（Jack Wilson），但其实他的真名叫“沃佛卡”（Wovoka）。他告诉他们，另外一个世界就要来了，就像一团云一样。它会随着一阵龙卷风，从西边出现，并将摧毁这个世界破旧又枯萎的一切。而他方世界则像我们曾经的世界一样，物资丰饶；在那个世界里，所有死去了的印第安人都复活了，所有被杀死的野牛也都四处游荡。

这位圣人给佳雷涂上了神圣的红色，并插上两跟鹰羽。人们也必须将脸涂抹成这样，并且还要跳这位圣人教给佳雷、黄胸和勇熊的鬼魂之舞。如果人们照做了，当他方世界来临时，他们就能进去，而那些瓦西楚则进不去，所以他们就会消失。这位圣人将两根鹰羽交给佳雷时说：“拿着这些鹰羽，好好看着它们，我的父亲将用它们把你的族人带回他身边。”

整个冬天，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件事。

我听说了红色图案和鹰羽，听说了将族人带回伟大的圣灵身边后，便认真思考起来。我也有过一个伟大的幻象，幻象向我展示了如何将人们带回民族之环，也许这位圣人与我拥有的是同样的幻象，也许这个幻象真的会实现，也许人们真的能重新回到红色之路上。也许我不必亲自做这些事，只要利用幻象赐予我的力量帮助大家，也许这样神圣之树就会再度开花，我们的民族就会再度昌盛。整个冬天，我都在思考着这件事，但我不知那位圣人所见到的幻象究竟是怎样的，我希望能够与他谈谈，把事情弄清楚。每天，我满脑子就想着这件事，而饥饿与疾病肆虐的那个冬天，人们的境况十分糟糕。

我的父亲像许多族人一样患上了那个严重的疾病，并于初冬的时候去世了。他的死令我悲伤不已，好像所有的事都变得糟糕起来。

我回家之前，弟弟和妹妹便去世了，如今连父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我母亲还在。我在瓦西楚的一个店铺里干活， 
[337]

 这样还可以给她弄点吃的东西。我在那里一边干活，一边思考着佳雷、黄胸和勇熊所说的事，但我还不是十分确信。

冬天的时候，族人想多知道些有关这位圣人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信息，所以他们又派了些人去了解情况。佳雷、黄胸及另外两位族人从青松岭出发， 
[338]

 另外一些人从其他的管理区出发与他们同去，其中有两位叫“踢熊”（Kicking Bear）和“矮牛”（Short Bull）。这些人西行之后，消息也不断地传回来，好像各地的人们都相信我们听到的那些故事，甚至还有别的故事。他们不停地写信告诉我们这些，而我则继续在店铺里干活，继续用我的力量为人们治病。

第二年春天（1890年），我听说这些人从西部回来了，他们也证实了那些故事都是真的。这次人们大集会时，我还是没去，但我随处都能听到传闻，人们说，那位圣人真的是伟大的圣灵之子，他在很久之前去找瓦西楚，结果被他们杀害了，但他这次又回到了印第安人这里；人们还说，新世界里一个瓦西楚都没有，它会像龙卷风里的一团云一样出现，将旧大地上所有枯萎的东西全都摧毁。而这一切，等下一个冬天过去了，等青草长出来的时候（1891年），就会成真。

从这些人的所见所闻中——这些人都是好人，不会说谎，我知道了许多关于瓦内奇亚的了不起的事。他们说，他可以让动物说话，有一次，他们与他在一起时，他还制造了一个圣灵幻象，他们全都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一条大河，远处是一片绿油油的大地，那是印第安人曾经生活的地方，野牛和其他动物也都一起回到了大地上。随后，瓦内奇亚便将幻象熄灭了，因为还不到时间将它实现。再过一个冬天，等到青草生长的时候，这一切便能成真。

他们还说，有一次，瓦内奇亚把他的帽子拿给他们看，有一个人说他看时帽子里头空空的，除他之外，其他人都在帽子里看到了整个世界，那个世界真是太美妙了。 
[339]



佳雷亲口告诉我，他借助瓦内奇亚的力量，进了一次野牛皮帐篷，并在那里看到了他去世很久的儿子，他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

这些与我的伟大幻象都不一样，于是我继续在店铺里干活。我很困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没过多久，我便听说“踢熊”在青松岭北边的夏延河上游举行了一次鬼魂之舞，参加舞蹈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死去的亲人，并且还与他们说话了。后来，我又听说他们在曼德森下面的伤膝溪也跳了一场舞。

虽然我还是不太相信，但我想把事情弄清楚，自从我父亲死后，这些事便一直不停地在我的心里纠缠。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我亲自去看看，有时候我不去理会，但最终还是按捺不住了。于是我骑上马，也到曼德森下面的伤膝溪去看看这个鬼魂之舞。

到了那儿之后，我惊讶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因为其中有许多好像都是我的幻象里的。男男女女的舞者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圈，圆圈的中央种着一棵涂成了红色的树，树上的大部分枝干被砍掉了，只残留着几片枯萎的树叶。 
[340]

 而圣树枯萎这个部分与我幻象中出现的一样，男男女女围成圈，手拉着手，象征圣环，以此获得力量让圣树再度开花。我还看到了人们贡献的圣物都是红色的，与我幻象中的一样，并且他们的脸也都涂成了红色。他们还使用了烟斗和鹰羽。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心里一阵悲凉。一切似乎都与我的伟大幻象一样，而我至今却仍未采取什么行动让圣树开花。

随后，突然一阵强烈的快乐感向我袭来，将我牢牢围住，提醒我立即行动起来，帮助族人们重新回到神圣之环中去，如此才能让他们以让宇宙之唯一神力 
[341]

 愉悦的神圣方式，重新走上红色之路。我想起了圣灵们是如何将我带到了大地中央，向我展示美好之事；想起了我的族人应该如何昌盛起来；想起了六位先祖曾告诉我，有了他们的力量，我就可以拯救族人，就可以让圣树再度开花。

我相信，我的幻象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一想到这，我的心头就一阵快乐。

我前往鬼魂之舞的举行地，只是为了看看族人们到底相信什么，但现在我将留下来，好好利用圣灵们曾经赐予我的力量。那天的鬼魂之舞结束了，但第二天他们还会举行一场，到时候，我就与他们一同参加。


第二十二章　他方世界的幻象

于是，我以神圣的方式盛装打扮一番， 
[342]

 第二天，在鬼魂之舞开始前，我便与族人们一起围着那棵枯萎的树站着。佳雷本是我父亲的亲戚，后来娶了我的母亲， 
[343]

 他将手臂搭在我的肩上，将我带到那棵没有开花的圣树那里，并为我做了一次祷告。他说：“先父啊，伟大的圣灵啊，请看看这个孩子！他当了解你的方式！”随后，他便开始痛哭起来。

我想起了离我们而去的父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泪水止不住地从眼眶里涌出。我抬起头，想把眼泪收回去，但它们还是不停地往外流。我撕心裂肺地大哭了起来，同时想到我的族人们还在绝望之中，我想起我的幻象，想起它如何向我许诺，说我的族人会在这片大地上拥有一片乐土，让他们每天都快快乐乐地生活。而如今，他们却走在了错误之路上，也许他们能将圣环复原，再次踏上美好之路。

我站在那棵未曾开花的圣树之下痛哭着，因为它已经枯萎了。我含着泪水，请求伟大的圣灵赐予它生命，赐予它繁茂的枝叶和歌唱的鸟儿，就如我的幻象中那样。

随后，我感到浑身强烈地颤抖起来，我知道，神圣之力涌入我的身体了。

佳雷搭着我的一只胳膊，踢熊搭着另一只，我们开始跳起了鬼魂之舞，并这样唱起歌来：

现在到来的这个人，他是谁？

他是来寻找母亲的人！ 
[344]



这是死者在进入他方世界寻找他们仙逝的亲人时会唱的歌。 
[345]



跳舞的时候，佳雷和踢熊搭着我的胳膊，将我夹在中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被抬离了地面。那个白天，我并没有出现幻象。那天晚上，我想着他方世界，想着瓦内奇亚和我的族人都在那里，也许幻象中的圣树真的就在那个世界开花，也许我的幻象已经在那个世界变成了现实。我曾在大地中央看到了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一个伟大的和平之环中，也许幻象里的那个地方就是我的族人应该去的地方，也许他们将在那里生生不息，没有瓦西楚的打扰。

第二天跳舞前，踢熊做了一个祷告：“先父啊，伟大的圣灵啊，请看看这些人们啊！他们今天当看到自己的亲人，他们当快乐无比，日复一日，快乐无止境。”

随后，我们便开始跳舞了，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大部分人一边跳一边痛哭，另一些则欢乐地笑着。时不时地，还会有人像死了一样倒下，其他人则会继续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地转圈，直到他们也倒下。当他们像死掉了一样倒下去之后，就会进入幻象，而我们则继续一边跳一边歌唱，许多人哭着祈求古老的生活方式，祈求古老的信仰再度回到他们身边。 
[346]



过了一会儿，那个奇怪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我的双腿好像爬满了蚂蚁。我与其他人一样，闭着眼睛，跳着舞。突然，我好像摇摆着离开了地面。奇怪的感觉从我的双腿进入了我的心脏。我像秋千一样向前滑行起来，然后又往回扑了下去。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恐惧，反倒越来越高兴。

我肯定已经倒下去了，但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从往前滑行的秋千上掉了下去，头朝前，在空中飘浮。 
[347]

 我的手臂伸展开来，我看到自己的正前方有一根鹰羽，随后，鹰羽变成了一只斑鹰，扑打着翅膀，在我的前方跳起了舞，它一边跳舞，一边发出尖锐的叫声。

我的身子一动不动，但我却能向前看着，同时极速地飘向我所观望的前方。

我的眼前出现一座山脊，我以为自己会撞上去，结果却从它的上空飞过了。山脊的另一边是一片美丽的大地，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在一个大大的圆圈里扎营。他们过得快乐而又丰衣足食，随处可见挂满了肉片的晾架。天空晴朗又美丽，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气象。圆圈的周围，又肥又快乐的马儿正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吃草，各种各样的动物散布在绿油油的山上，猎人们唱着歌儿满载而归。

我飘过这些帐篷，双脚朝前，开始往圣环的中央掉落，那儿长着一棵美丽的大树，枝繁叶茂，鲜花盛开。当我触到地面后，迎面走来了两个人，他们穿着神圣，服饰都是特地制造和涂绘的。他们向我走来，说道：“你的父亲很快乐，但现在还不能见他，你还有任务要完成。我们会给你一些东西，你带回去给你的族人，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能看到自己心爱的亲人了。”

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带回去的，是他们所穿的圣衫。他们叫我立即回去，随后，我便回到了天空中，如先前一样飘浮起来。当我飘到跳舞之地的上空时，所有的族人仍然在跳舞，但他们好像已经不再发出声音了。我期待见到那棵枯萎的圣树再度开花，但它却已经枯死了。

后来，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时，我听到身边到处都有声音，而我则坐在地上。许多人围了过来，问我看到了什么幻象。我将我所见到的告诉他们，而我带回来的，只有那两个人所穿圣衫的记忆。

那天晚上，我和一些人聚集在大路的帐篷里，决定做出我在幻象中看到的那些鬼魂圣衫。第二天，我一整天都在制作鬼魂圣衫，并将它们涂成我幻象中的神圣的样子。 
[348]

 我在制作圣衫的时候不停地在想，幻象中的一切是多么像曾经的时光，那棵圣树是多么的繁茂，但当我回来时圣树竟然枯死了。我想，如果在这个世界按照幻象中的指示去做的话，这棵圣树就能再度开花。

我将第一件圣衫给了怕鹰（Afraid-of-Hawk），将第二件给了大路的儿子。

晚上，我照着第一个幻象里的样子做了一根神圣之杖，并用瓦内奇亚的神圣涂料将它涂成了红色。 
[349]

 我在圣杖的顶端系了一根鹰羽，然后穿上圣衫，带上圣杖去参加舞蹈。

第二天早上，人们知道我出现过幻象，并且还拥有了力量，于是便请我来领舞。所有人站成一条直线，面朝西方，由我来祈祷：“先父啊，伟大的圣灵啊，请看看我！我的民族正陷入绝望。 
[350]

 你曾经向我展示了你许诺的新大地，请让我的民族也看看吧。”

祷告完毕后，我们都站着，将右手举向西方，然后开始哭泣。就在大家哭泣的时候，有些人还没等到舞蹈开始便晕倒了。

跳舞的时候，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像先前一样出现了，我好像双脚离开了地面，飘动起来。踢熊和佳雷搭着我的胳膊。过了一会儿，他们好像放开了我，而我则再一次头朝前、面朝下、双臂张开地飘浮起来，那只斑鹰依旧在我的前方跳舞，还发出尖锐的叫声。

我又看到了那片山脊，当我靠近时，听到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山脊里跳出一团火焰来，但我从它的上方飞了过去。眼前是那片美丽的大地，大地上有六个村落，到处空气清新，绿油油的，一片生机盎然。我在这里掉转了方向，朝着第六个村落的南边降落。当我触到地面时，十二个男人向我走来，并且说道：“我们的先父啊，人类的首领啊，请你来看看！”

随后，他们将我带到了一个圆圈中央，我在那里再次看到了枝繁叶茂、鲜花盛开的圣树。

但我看到的不止这些。圣树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他双臂伸展着。我仔细看着他，却看不出他是什么人。 
[351]

 他不是瓦西楚，也不是印第安人。他的头发长长的，比较蓬松，头的左边插着一根鹰羽。他的身体被涂成了红色，又健壮又好看。我努力地辨认着，却认不出他是谁。他长得十分俊美。当我仔细地盯着他看时，他的身体开始变化起来，变得特别漂亮，还散发出五彩的光芒，包裹着他的全身。

他像唱歌一样说起了话：“我的生命就是如此，所有的生灵都属于我。你的先父，伟大的圣灵，曾经这样说过。你也必须说同样的话。”

随后，他像风中的一道光一样消失了。 
[352]



这时，那十二个男人开始说话了：“看哪！你们民族的命运便将如此！”

我再次看到了那天的美景——天空湛蓝，金灿灿的光芒照射着绿油油的大地。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年轻貌美，那里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年纪，并且十分美丽。

然后，十二个女人站在了我的面前，说道：“看哪！你当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带回大地。”她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西方传来了歌声，便学起了这首歌。

随后，其中一个男人拿起两根棍子，一根涂成了白色，一根涂成了红色， 
[353]

 然后将它们插进地面，说道：“拿着！你当依靠它们。赶快！”

我开始走路，脚下好像有一阵强风将我托起。我在半空中展开手臂，迅速地飘着。前面有一条可怕的黑河，河水汹涌，翻滚着愤怒的泡沫。我必须横渡，这让我害怕起来。我往下看，看到许多男男女女正在横渡这条又黑又可怕的河流，但却渡不过去。他们一边哭泣，一边抬头看着我，大声喊着：“帮帮我们！”但我却停不下来，因为我的脚下好像有一阵强风。

接着，我又看到了在跳舞之地的族人们，并且落回了躺在地上的身体里。当我坐起来后，人们全都围了过来，问我看到了什么幻象。

我用歌曲将幻象唱了出来，年长的人便向其他人解释歌曲的含义。我唱的歌是花开之树下瓦内奇亚所说的语言，而旋律则是那十二个女人开口之后从西方传来的。我唱了四次，唱到第四次时，所有的族人都开始痛哭起来，因为瓦西楚夺走了我们美丽的世界。

我不停地想着这个幻象。六个村落好像代表着我很久之前在燃烧般的彩虹帐篷里看见的六位先祖，我曾经去过第六个村落，就表示我曾经走向代表大地之圣灵的第六位先祖，因为我是他在这个世界的代表。我猜测，也许瓦内奇亚就是伟大幻象中的那个红人 
[354]

 ，他变成了一头野牛，然后又变成了一株光芒四射的象征着理解的破晓之星的药草。我想，那十二个男人和十二个女人代表的就是一年的十二个月份吧。


第二十三章　大难来临

这些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而夏季（1890年）则一天一天过去。当时，我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不全部知情，我听说了一些，后来还听说了一些。

那年春天，佳雷和踢熊刚从瓦内奇亚那里归来，就被青松岭的瓦西楚抓进了监狱，没过多久，他们又被放了出来。这样看来，那些瓦西楚其实是在害怕什么。樱黑之月（8月），许多人都在土溪 
[355]

 的无水营地（No Water’s Camp）跳舞，结果管理人来了，还叫他们停下来。但他们不会停下来的，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他们就会为了信仰而战斗。于是管理人走了，他们继续跳起来。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害怕拉科塔的年轻人” 
[356]

 。

后来，我听说布鲁利部落的人在我们的东边也跳起了舞，大足的人则在佳河保留区跳舞，踢熊去了大河那边坐牛的营地，那里的族人也在跳舞。据说，各地的印第安人都开始跳舞了。

族人们饥饿又绝望，许多人相信，美好的新世界就要到来了。瓦西楚给我们的牛的数量还不到协议中的一半，并且还很瘦弱。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人甚至不愿意接收那些牛。但没过多久，他们又不得不接收，否则就会饿死。我们收到的谎言远比牛的数量要多，但谎言又不能吃。当管理人叫族人们停止跳舞时，大家都气愤不已。 
[357]



伤膝之舞结束后，我便去了布鲁利族那里，他们当时正在割肉溪（Cut Meat Creek）扎营，我随身带去了六件衣服和六条裙子，均与我在幻象中见到的那十二个男人和十二个女人所穿的一样。我将它们交给布鲁利，让他们照着这个样子再制作一些。

在那里跳舞时，我又出现了一个幻象。我看见了燃烧的彩虹，同我在伟大的幻象中看到的一样。彩虹的下面有一个云做的帐篷。 
[358]

 一只斑鹰在我的头顶盘旋，并且对我说“记住这些”，这便是我看到和听到的全部内容。

后来，我一直想着这个幻象，我想到，我曾经正是在这里犯了大错。我曾经拥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幻象，我本应依靠它来指引我走向美好之路，但我却追随了那些在伤膝溪边跳舞时所出现的次要的幻象。也许，这次出现的燃烧彩虹的幻象，正是在警告我，然而我却没有理解。我没有依靠我本应依靠的伟大幻象，反而依靠了我在次要幻象中看见的那两根圣杖。这个世界一片漆黑，阴影不断变幻，要在这样的世界里仅仅追随一个伟大的幻象着实不易。人正是在这些阴影中迷失了自己。 
[359]



我从布鲁利处回来之后，天气就变得寒冷起来。许多布鲁利族人与我一同回来，参加奥格拉拉部落的伤膝之舞。 
[360]

 有消息说，已经有士兵到了青松岭，并且还有一些士兵正在赶去。一天早上，我们听说那些士兵正朝我们而来， 
[361]

 于是便撤了营，向西赶往草溪，又从那里赶到了白土溪，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扎营跳舞。

后来，火雷、红伤 
[362]

 （Red Wound）和小美洲马（Young American Horse）从士兵们那边捎来消息，说这些鬼魂之舞必须接受调查，还说要订立一些规矩，但他们并不是要禁止我们跳这个舞。但瓦西楚说的话能信吗？他们只会说谎话。 
[363]



我们搬到了离青松岭较近的地方，并在那里扎了营。已经有许多士兵在那里了，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管理人开了一场大会，但我没去听。他立下了规矩，我们每个月只能跳三次舞，其他时间，我们就得自己去想办法谋生了。 
[364]



他并没有说我们要怎样谋生，但族人们都同意了。

第二天，我正与佳雷一起在帐篷里坐着，这时一个警察走了进来，说道：“没有人派我来，我来这里是为了你们好，我听说，他们要逮捕你们两个。” 
[365]



佳雷觉得我们应该去布鲁利那里，他们在曼德逊下面的伤膝溪扎了一片大营。于是，那天晚上我们便骑上马出发了。我们穿过胡椒溪和白马溪来到了伤膝溪，并沿着溪水而下，到了布鲁利的营地。那里的人都很高兴见到我们。

第二天早上，传令人到处奔走，召集人们开会。我对布鲁利族人说了一段话：“亲人们，我们做了一件事，从这件神圣之事中，我们拥有了幻象。在幻象中，我们看到了，也听到了，我们的亲人先于我们所去的他方世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也应当去那里。我们的亲人如今正与瓦内奇亚在一起。如果瓦西楚想与我们开战，那就随他们吧。请大家心存强烈的愿望，请大家鼓起勇气来。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些远去的人们，相信那个美好的新世界一定会来临。”

后来，又有许多人从箭猪溪（Porcupine Creek）和药根溪（Medicine Root creeks）赶来，我们便一起撤了营，沿着伤膝溪下游赶往烟土河（白河）。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位黑袍（Black Robe，指天主教神父），他还想骗我们回去。我们的人告诉他，瓦西楚的承诺不值得相信，他们所有的承诺都是谎言。只有少数几个奥格拉拉部落的人与黑袍一起回去了。黑袍在屠杀大足部落的那个冬天受了重伤，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与其他瓦西楚不一样。 
[366]



我们又从烟土河搬到了恶地（Badlands）上边西南方向的高袋 
[367]

 （High Pockets）。我们在那里停留时，美洲马和迅雷（Fast Thunder）便过来找我们。

他们都是首领，他们是来把我们带回青松岭的。我们必须听从他们的。但布鲁利人不从，并且不让我们走。 
[368]

 他们还打了我们，大家争执了好一会儿，最终我们还是走了，因为我们必须走。 
[369]

 当时踢熊还在布鲁利那里，但没过多久他也回到了青松岭。还有少数几个布鲁利人也跟我们一起回去。

我们先是在白河扎营，然后是白土溪，接着就到了青松岭北边的夏延溪。许多奥格拉拉部落的人也在附近扎营。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坏消息从北方传来了。听说立岩那边的一些警察到大河那里逮捕了坐牛，坐牛当然不服，于是与他们打斗起来，最后被他们杀死了。 
[370]



当时正值树爆之月下旬，我那个时候已经二十七岁了（1890年12月）。听说大足带着四百人从恶地赶来， 
[371]

 其中一些人是坐牛部落的，坐牛被杀后，他们便逃跑了，并加入了佳河那边大足的部落。大足的部落只有百名战士，其他的都是妇女儿童以及老人。部落的人们全都饥寒交迫，而大足也病得不轻，只能坐在马车里让人拖着前进。 
[372]

 他们原本全都逃跑了，藏进了恶地，如今因为饥寒交迫又不得不跑出来。他们穿过了烟土河之后便沿着药根溪上游走去，而士兵们正在那里搜寻他们呢。士兵们什么都有，还不受冻、不挨饿。到箭猪峰附近时，士兵们追上了大足的人，人们便都投降了，跟着那些士兵回到了如今已是布雷南商店（Brenan store） 
[373]

 的伤膝溪。

那天晚上，我们听说大足部落的人与士兵们一起，在离我们55英里远的地方扎营。而第二天早上（1890年12月29日），则发生了更加可怕的事情。


第二十四章　伤膝大屠杀

事发前一天晚上，我来到了青松岭，听到了这些事，我到青松岭时，士兵们已经出发前往大足部落那边了。第二天早上，那边就有五百名士兵了。我看到他们出发，就感觉大事不妙，整晚彻夜难眠，不停地走来走去。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马儿出去时，听到东边传来了射击声，我知道这肯定是那些马车大枪（加农炮）发射的。 
[374]

 声音穿透了我的身体，我感觉大事不妙。

我跟着马儿赶到营地时，一个男人骑马来到我跟前，说：“嘿——嘿——嘿！那些往这边赶的族人中枪了！我知道！”

我骑上黄色马，穿上圣衫。圣衫是我专门为自己做的，背上有一只展翅的斑鹰，左肩有一颗破晓之星，因为当人面对南方的时候，左肩就朝向东方；从左肩一直到右臀，是燃烧的彩虹，脖子周围也有一道彩虹，像一条项链一样，上面挂着一颗星星。每个肩膀、肘部和手腕处都有一跟鹰羽，整件圣衫都画满了红色的闪电。这是我从伟大的幻象中看到的，稍后你就会知道，那天这件圣衫是如何保护了我。

我将脸全都涂成红色，头发插上一根鹰羽，代表圣灵。

我并未花太多时间来整装，因为我整装完毕后还能听到四处传来的射击声。

我独自一人，沿着从小山通往伤膝溪的那条旧路出发了。我没有枪，只带了一把在伟大的幻象中见到的那种代表西方的圣弓 
[375]

 。走了没多远，就有一群年轻人飞驰着追上了我。领头的两个人是“好战”（Loves War）和“铁瓦西楚”（Iron Wasichu）。我问他们要去看什么，他们说，只是去开枪的地方看看。随后，其他人也跟了上来，有一些还是老人。

如今我们有二十人，大家快马加鞭地赶去。枪声变得越来越大。一个人骑着马，从那边飞快地向我们奔来，并且说道：“嘿——嘿——嘿！他们杀了他！” 
[376]

 随后，他挥动马鞭，向青松岭飞快地赶去。

不一会儿，我们便到了山顶，从那儿往东，一眼便能看到小山上的纪念碑和坟场，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教堂。这场惨剧正是从那里开始的。小山坟场的南边有一条深深的干谷，自东往西蜿蜒盘旋，一直上升到我们当时所在的山顶。干谷本没有名，但如今那些瓦西楚有时会叫它“战溪”（Battle Creek）。我们在山脊上离干谷顶端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马车大枪依旧在小山上扫射，枪声在峡谷中回荡。下边的交战更加激烈，叫喊声不断，在我们前方的那些小山上，随处可见骑兵们，他们在峡谷里一边骑行，一边扫射，而妇女和孩子们则四处逃窜，躲进沟壑和矮树林里。

就在我们前方不远处的干谷顶端下面，有一些妇女和小孩在土堤下挤成一团，而一些骑兵正用枪指着他们。

我们躲在山脊背面，我对其他人说：“拿出勇气来。这些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想办法救他们。”随后，我们便像这样唱起歌来：

我曾说过，我是雷神之族。

我曾说过，我是雷神之族。

你将会得救。

你将会得救。

你将会得救。

你将会得救。

随后，我带领着大家翻过山脊，一边骑一边大喊：“拿出勇气来！一起去战斗！”负责监守那些亲戚的士兵们朝我们开了几枪，然后便仓皇逃窜，峡谷另一边的骑兵也逃跑了。我们救下了亲戚们，护送他们过桥，将他们带到了西北边安全的地方。

我没有枪，当我们冲向那些士兵时，我只将右手拿着的圣弓举向前方，子弹完全没有打中我们。

峡谷口附近躺着一个小婴儿，我当时还有任务在身，没法抱她回去，而那个地方还算安全，所以我便用她身旁的披巾将她紧紧地包裹好，放在那里。后来，我把她抱回了家，交给族人收养。

那些士兵往东边逃跑，翻过了小山，山那边还有许多士兵，他们下马后便躺下休息。我叫其他人留在后面不动，自己则右手举着圣弓，向他们冲了过去。他们全都朝我开枪，子弹在我耳边嗖嗖地响，但我还是径直朝他们冲了过去，然后四处回转。峡谷那边的士兵也开始朝我开枪，但我安全地回到了族人那里，毫发无损。

这时，许多拉科塔族人也都听到了枪声，纷纷从青松岭赶来，我们一起冲向那些士兵。士兵们向东逃跑，跑到了那场灾难开始的地方。我们跟着他们沿着峡谷往下，见到的场面惨不忍睹。一路上，到处都是那些曾经试图逃跑的妇女和孩子，死的死，伤的伤；他们沿着峡谷逃跑的时候，被那些士兵一路追杀。有些人当时抱成一团，这时则是倒成一堆；有些人则散落在各处；有些人在死了之后，又被马车大枪碾得粉碎。有个小婴儿正努力地吮吸着他的母亲，但那位母亲早已流血身亡。 
[377]



峡谷里有两个小男孩， 
[378]

 手里拿着枪，他们一直都在与士兵们作战，一旁还能看到他们杀死的士兵。

两个男孩孤军奋战，并且还毫发无损，真是勇敢啊。

那些士兵被我们赶回去之后，又躲进了战壕里，我们人数不足，没法将他们引出来。那天晚上他们出发去了伤膝溪，而我们则在那里看到了他们的恶行。

在那些士兵放置马车大枪的小山底有一片平地，平地上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男女和孩子，西边通往高山的干谷里，一路上到处都散落着死去的妇女和孩子。

看到眼前这一切，我生不如死，但我并没有为这些妇女和孩子感到悲伤。对他们而言，他方世界会更加快乐，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去那个世界，但在去之前，我要先报仇雪恨。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报仇的。

士兵们走后，我从朋友“狗首领”（Dog Chief）那里听到了灾难的源起，事情发生时，他正好在“黄鸟”（Yellow Bird）那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足部落的人在小山下的平地上扎营（那个地方如今已是纪念碑 
[379]

 和坟场），那天早上，士兵们便开始收缴人们的枪支，大部分枪支和刀堆在了大足卧病的帐篷边。山上山下到处都是士兵，穿过干谷，伤膝溪的南边和东边沿路也都有士兵。人们几乎被重重包围，还有马车大枪指着他们。

有些人还没有上缴枪支，于是士兵们便去帐篷里逐一搜查，他们把东西丢得到处都是，看到什么就翻腾什么。有一位叫黄鸟的人，当时正与另一个人在大足卧病的帐篷前，他们用白色被单将自己罩起来，被单上留了孔眼用来观察，被单下面藏着枪支。一个官兵过来搜查他们，缴走了另一个人的枪，然后来缴黄鸟的。但黄鸟不从，与那个官兵扭打起来，这时他手上的枪走火，打死了那个官兵。 
[380]

 瓦西楚和其他人都说他是有意开枪的，但狗首领当时在场，他跟我说，黄鸟不是故意的。

狗首领还说，枪一走火，就有一个官兵走进大足卧病的帐篷，开枪将他打死了。

事发突然，大家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士兵们就全都开枪了，马车大枪也开始在人群中轰炸。

许多人当场就被击倒。妇女和孩子们跑进了峡谷，往西边逃跑，一路上纷纷倒在士兵们的枪弹之下。当时他们只有一百名战士，但那些士兵却有将近五百人。战士们急忙冲向堆放枪支和刀的地方，一路上赤手空拳地与士兵们决斗。

狗首领看到黄鸟拿着枪跑进了帐篷，从那里开枪，打死了许多士兵，最后，帐篷着火了，而他也中弹身亡。 
[381]



事发那天，天气本来很好，阳光明媚，但当士兵们结束恶行离去之后，天空就开始大雪纷飞，夜里狂风呼啸，下起了暴风雪，天气变得非常严寒。厚厚的积雪覆盖在弯弯曲曲的峡谷里，将峡谷变成一道长长的坟墓，墓中静躺着那些被屠杀的妇女和孩子，他们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当时只是想着逃命而已。 
[382]




第二十五章　梦醒时分

士兵们走后，我与红鸦（Red Crow）便一起折回青松岭。如前所说，我还带着那个小婴儿，红鸦也带了一个。

我们之所以返回青松岭，是因为我们以为那里和平安宁，结果却并非如此。就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族人与管理处发生冲突，全都走了。 
[383]

 族人们走得匆忙，连帐篷都来不及收。

青松岭的北边如今已变成了一家医院，那天我们经过这里时，天已经快黑了，一些士兵朝我们开枪，但并没有打中我们。我们骑进营地，发现那里空空如也，而我们从清早开始就没吃过东西，肚子饿得慌，所以便在各个帐篷里寻觅，最后发现一个壶里还煮着几片帕帕（肉干）。我们坐下来就吃起来，这时，士兵们朝帐篷里开了枪，子弹从我和红鸦之间穿过。灰尘落进了汤里，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先填饱肚子再说。吃饱之后，我们便带着婴儿骑马离开了。如果那个时候子弹打中了我，也许我就含着满口的帕帕而死了。

族人们逃到了土溪下游 
[384]

 ，我们跟着他们的踪迹追了上去。当我们赶到族人那里时，已经是半夜了，营地里一顶帐篷都没有。族人们坐在小火堆旁，大雪开始飘落。我们骑马走进人群，这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她以为我死了，正在为我唱死亡之歌。看到我之后，她高兴得哭个不停。

有奶水的妇女收养了我和红鸦带回来的小婴儿。

那天晚上，估计除了小孩，没有人睡得着。大雪纷飞，而我们却连帐篷都没有。

天微微亮时，我便随主战派一起出发了，这一次，我带上了枪。昨天我出发去伤膝溪时只带了圣弓，而我做的圣弓并不是用来射击的，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瓦内奇亚，因此并不想因为瓦内奇亚信仰而去杀害任何人。

但此时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亲眼见证了那些惨状之后，我就想报仇，就想杀敌。

我们穿过白土溪，沿着上游一直往西走。没过多久，便能听到许多枪声，于是我们从西边出发，沿着山脊，赶到了战场上。战场离传教所很近，那里到处散落着子弹。 
[385]



从山脊上能看到拉科塔战士在溪水两边正朝顺溪而下的士兵开枪。我们下边有一个小峡谷，穿过峡谷便是一座大山，于是我们便穿了过去，骑上山坡。

战士们就在那里交战，一位拉科塔族人对我喊道：“黑麋鹿，今天是大干一场的好日子！”我回应他：“嚎！” 
[386]



我跳下马，将泥土擦在身上，以示圣灵。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一无是处。 
[387]

 随后，我便拿起来复枪，骑上马，向着山顶奔驰而去。山下的士兵们不停地开枪，族人们大喊着叫我不要下去，他们说有些士兵枪法很好，我这样会白白送命。

但我这时想起了伟大的幻象，想起北方之鹅出现的那部分，眼下，我就要依靠它们的力量了。我张开双臂，右手拿着枪，像白鹅在低空飞行以改变天气一样，一边还发出鹅的叫声——“啵，啵，啵”，我就这样冲了下去。士兵们见状，朝着我疯狂地开枪，但我骑着黄色马不停奔跑，朝着靠近的士兵脸上开枪，然后又拐了一个大弯，骑回山上。

整个过程中，子弹都在我的耳边嗖嗖地穿过，但并没有打中我，我甚至丝毫没有害怕，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但当我赶到山顶时，一切却又如梦醒一般，叫我害怕。我将双手放下，也不再学白鹅叫喊，这时，我感觉肚子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好像有人用斧头的背面打了我一样，差点让我摔下马，但我紧紧地抓住缰绳，翻过了山。

一位名叫“保护者”（Protector）的老人正在那里，他看到我就要摔下马了，赶忙跑过来将我抱住。给你看，我就是肚子的这一边被子弹打中了（向大家展示他腹部一道又长又深的伤疤）。当时，我里面的血全都流了出来，保护者将一块毯子撕成碎条，绑在我身上给我止血。但此时的我已经杀红了眼，我对保护者说：“扶我上马！让我过去。今日至死方休！我要过去！”但保护者却说：“不行，我年轻的孩子！ 
[388]

 你今天万万不能死。不要做傻事，族人们还需要你。以后再死也不迟。”说罢，他将我举上马鞍，然后牵着我的马走下了山，然后我就开始难受起来。

我离开的时候，那些士兵好像都已筋疲力尽，而拉科塔族人们则越战越勇，但在我离开之后，那些黑瓦西楚士兵 
[389]

 赶来了，族人们不得不撤退。

族里的许多孩子躲进了传教所，修女和神父们照看着他们。我听说，还有一些修女和神父去了战场上帮助伤员，还为他们祈祷。 
[390]



一位叫作“小兵”（Little Soldier）的人负责照料我，并将我带到了我们族的营地。我们在传教所战斗的时候，族人们全都逃到了奥纳加西 
[391]

 （O-ona-gazhee），并且在山顶上扎营，以免士兵们伤害到妇女和孩子。老号角（Old Hollow Horn）也在那里，他是一名拥有强大的熊之力量的巫医，他来帮我治疗。三天后，我便能行走了，但肚子上还绑着一根毯子碎条。

大约到霜冻之月（Moon of Frost in the Tepee，1月）中旬时，我们听说士兵们已经到了烟土河，正准备来奥纳加西攻打我们。

他们已经快到黑羽（Black Feather）的地盘了，于是，我们六十人一起踏上战途去找他们。母亲想让我留在家中，虽然我能走能骑了，但身上的伤尚未痊愈。不过，我不会留下来的，自从我在伤膝溪见到那些惨状之后，就只想着找机会杀死那些士兵。

我们沿着草溪而下，到了烟土河后便过河，继续沿着河水而下。没多久，我们便在一座小山顶上看到了货车和守卫在周围的骑兵。士兵们正将货车围成一圈，准备战斗。于是，我们跳下马，翻过小山，再慢慢爬上一个小山丘，观察他们的营地。一些士兵牵着马到下面的小溪旁去取水，我便对其他人说：“你们留在这儿，向那些士兵开枪，我冲过去，牵几匹好马过来。”他们知道我有神力，便同意了，于是我便骑着马冲了过去，其他人则不停地开枪。我牵回了七匹马，但当我准备回到其他人那里时，被士兵们发现了，他们全都向我开枪。士兵们打死了两匹马，但我将其他五匹安全地牵过去了，并且自己毫发无损。冲出士兵们的射程后，我便放开了自己的马，抓住一匹上好的长着白斑的栗色马，将其他马匹赶了过去。

这时，又有一大批骑兵出现在河边，我们奋战了好一会儿，只是因为寡不敌众，所以我们一边与他们交战，一边撤退。突然，我看见红柳（Red Willow）站在地上，他边跑边对我大喊：“兄弟，我的马被打死了！”于是，我便抓住一匹正拖着一根绳子的士兵的马，冒着枪林弹雨，将它牵给红柳。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名瓦内奇亚 
[392]

 。交战中，长熊（Long Bear）和另外一个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受了重伤，但我们救了他们，带着他们一起走。走到恶地之后，那些士兵没有再跟来，等我们带着伤员回到奥纳加西时，天已经黑了。 
[393]



我们想扩大队伍，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找那些士兵报仇。但族人们饥寒交迫，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所以这个想法很难实现。红云与我们一起开会，我们正准备召集更多的战士一起出发时，恐马 
[394]

 （Afraid-of-His-Horses）从青松岭赶来，准备找红云休战。

我们一行人无论如何都要出去作战，但红云对我们讲了一番话：“兄弟们，如今正是冬天，日子非常难过，妇女和孩子都饥寒交迫。如果现在是夏天，我一定会同意大家一战到底，但现在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替妇女和孩子们想想，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更加糟糕。所以，我们还是停战吧，我保证不会让那些士兵伤害到任何人的。”

他说的确是实话，所以大家都同意了。第二天，我们便撤了营，离开了奥纳加西，下山赶往青松岭，许多拉科塔族人已经在那里了。当然，那里还有许多士兵，他们站成两行，把枪举在前面，看着我们从面前走回曾经扎营的地方。 
[395]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事结束了，但如今，当白发苍苍的我站在这高山上回顾这一切时，当年看到的那番景象仍然历历在目——弯弯曲曲的峡谷中，遍地都是被屠杀的妇女和孩子，有些成堆，有些散落各处。而倒在这血泊之中被那场暴风雪所埋葬的，还有一个东西，那便是族人的梦想，曾经美好的梦想。

我年轻时曾被赋予了如此伟大的幻象，如今却只是个可怜的老头，任凭民族之环四分五裂，也无能为力。这世界已再无中央之地，神圣之树也已枯萎。 
[396]




第二十六章　后记

讲完故事后，黑麋鹿和我们坐在库尼平地（Cuny Table），望着远处的恶地（用老人的话说，那是一片“美丽而奇异的土地”）。 
[397]

 黑麋鹿指着远在天际若隐若现的哈尼峰（Harney Peak），说：“我年轻时，就是在那里被圣灵带进了幻象，带到了大地的中央，并在世界之圣环中向我展示了所有美好的事物。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次站在那里，因为我还有些话想对六位先祖说。” 
[398]



于是，我们便安排了哈尼峰之行。几天后，我们抵达了那里。在去往山顶的路上，黑麋鹿对他的儿子本说道：“今天将有事情发生。如果我还尚有一丝神力的话，西方之雷神必然能听到我的声音，天空至少会响一些雷，下一些雨。”当然，此后发生的事，想必会让瓦西楚读者觉得多少有些巧合。那天晴朗无云，我们到达峰顶后，天空也是晴澈万里。当时正值旱季，是老人记忆中最糟糕的旱季之一。大约在仪式结束前，天空都一直晴朗。

“就是那儿，”黑麋鹿一边说，一边指着石头上的一个点，“在幻象中，我就是站在那里，但我周围的世界之环有所不同，因为我当时见到的都是内心幻想的。”

黑麋鹿为自己装饰一番，涂上颜色，像在伟大的幻象中那样，面朝西方，右手拿着神圣烟斗，置于身前。 
[399]



随后，他开始祷告，祷告的声音在四周广袤的大地中显得十分微弱、悲凉：

“嘿——呀——呀——嘿！嘿——呀——呀——嘿！嘿——呀——呀——嘿！嘿——呀——呀——嘿！先父啊，圣灵啊，请再看看大地上的我，请再倾听我微弱的声音。 
[400]

 你是先灵，你比万物年长，比所有祈祷的人都要年长。无论是两足人类、四足动物、空中之翼，还是花草树木，万物都归于你。你让四方之神力相互交错，美好之路和困难之路相互交错，相交之处便是圣地。日出日落，你永远都是万物之魂。

“因此，我向你祈祷，伟大的圣灵啊，我的先祖啊，请不要遗忘你所创造的一切，不要遗忘宇宙的繁星，也不要遗忘大地的青草。

“在我年轻气盛、充满希望的时候， 
[401]

 你曾对我说，如果遇到困难，就向着大地的四方祈祷四次，你便会听到我的声音。

“今天，我为一个绝望 
[402]

 的民族向你祈祷。

“你曾赐予我一把神圣烟斗，我便用这烟斗向你献祭。请你看看。

“你从西方赐予我生命之水和圣弓，赐予我拯救和消灭的能力；你从白巨人之地赐予我神圣之风和药草，赐予我净化和治愈的能力；你从东方赐予我破晓之星和烟斗，从南方赐予我民族之圣环和开花之树。 
[403]

 你将我带到了世界的中央，向我展示了绿色大地母亲的美好和奇异——大地之上万物露出本性灵魂，你将这些展示给我，而我也看见了。你还说过，我应当在这神圣之环的中央，让圣树开花。

“噢，伟大的圣灵啊，伟大的圣灵，我的先祖啊，此刻我泪流满面，泪流满面，我要告诉你，那神圣之树从未开花。站在这里的我，是一个可怜的老头， 
[404]

 我有负所托，一事无成。年轻时，你正是将我带到此处，带到这世界的中央，指引我；如今，年迈的我站在这里，而圣树却已经枯萎，先祖啊，我的先祖啊！

“也许这将是我在这片大地上最后一次祈求，我祈求你，让我再次回想你曾经赐予我的伟大幻象吧。也许那棵神圣之树尚存几枝根源。请给它滋养吧，也许它还能枝繁叶茂、盛开鲜花，迎得满树的鸟儿来歌唱。请聆听我的声音，我已经老了，在此祷告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族人。请聆听我的声音吧，好让我的族人能再回到圣环中去，能找到美好的红色之路，找到茂密的圣树！”

这时，在场的其他人都注意到，几团稀薄的云已经聚在了我们周围。天空开始落下几滴寒冷的细雨，伴着一阵低沉微弱、没有闪电的雷鸣声。此时，这位老人泪流满面地抬高了声音，发出微弱的哀号，吟唱着：“悲伤的我发出微弱的声音，噢，世界的六位先圣，请你们听听我悲伤的声音，也许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呼唤。噢，请让我的民族生生不息！”

老人安静地站了几分钟，面向天空，在毛毛细雨中哭泣着。 
[405]



不一会儿，天空又晴朗起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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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伊妮德·内哈特（Enid Neihardt）、尼克·黑麋鹿（Nick Black Elk）、本·黑麋鹿（Ben Black Elk）、立熊以及约翰·G.内哈特。[Courtesy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下图）20世纪30年代初，约翰·G.内哈特在密苏里布兰森的家中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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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拿着鼓，立熊拿着黑麋鹿的烟斗；前景为约瑟夫首领的披毯。照片由约翰·G.内哈特在为本书做访谈时所拍摄。[Courtesy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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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黑麋鹿参加约翰·G.内哈特的筵席。照片由约翰·G.内哈特拍摄。[Courtesy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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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熊也在筵席上。照片由约翰·G.内哈特拍摄。[Courtesy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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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达·内哈特（Hilda Neihardt）、黑麋鹿、逐晨以及约翰·G.内哈特准备进行套环和掷矛的游戏。照片于1931年5月在黑麋鹿家门前拍摄。[Courtesy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image: ]
1945年9月，黑麋鹿和内哈特在青松岭参加苏族胜利庆典。[Courtesy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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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或1959年，约翰·G.内哈特在密苏里哥伦比亚家中的天际图书馆里拿着黑麋鹿的鼓。




附录1　英文版本说明

我第一次读到《黑麋鹿如是说》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如今我的手边还收藏着一本[1972年由口袋图书（Pocket Books）出版]，装订破了，封面磨损了，书页也散了。当初，我为何会拿起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家庭，我的祖父知道黑麋鹿，我的父亲希望我也来了解。而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口袋图书所属的出版集团）又给这本书打上了“探索者与神秘主义者‘必读’”的名号。如此分类，便将我这种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意义的充满焦虑的年轻人也包括在内了。黑麋鹿的伟大幻象及其他心灵经历已经被当作通往更丰富、更卓越的人生路标和范例。

那本书的封面是一张奇怪的合成图像。图的中央是一位美国印第安老人充满悲伤和智慧的棕色面庞。面庞的背景是一个棕色的圆，前面是一个赤膊上身的年轻男子，男子张开手臂，作祈祷状。年轻男子背后有一圈蓝色的圆，与棕色圆重叠，由两条“印第安图案”连接起来；他的手臂与棕色圆的线条重叠，画面效果震撼有力：体现了一个年轻男子的神圣体验与一位老人的精神智慧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知情者来说，这幅复杂的图像其实是写实主义的，图中的男子实际上就是黑麋鹿，而那张苍老的面庞和那个“印第安图案”则是根据约瑟夫·伊普斯·布朗摄于1947年的照片绘制的。

但通过这个封面，我却看到了另外的内涵。口袋图书的版本并没有使用那个正式的副标题（“苏族奥格拉拉部落一位圣人的生平”），而是做了这样的描述：“一位美国印第安人的传奇‘幻象之书’。”书的护封里则是这样阐述的：“这是一段传奇，一段个人幻象，远远胜过迷幻药的感觉。”迷幻药的感觉！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吗？我同许多人一样，第一次读《黑麋鹿如是说》时，也期望通过自然世界的这股精神力量的神秘体验来探索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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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版本也清晰地将黑麋鹿过去的能力罗列了出来。读者们在封底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描述消没的印第安文化的词语：“悲伤”“也许我再也不能召唤了”“空旷的天”“民族的灭亡”“苏族的伟大故事就此终结”“神圣的生命之环已经损坏”，等等。书上还强调说，虽然黑麋鹿的伟大幻象已不能再为美国印第安民族服务，但却能留传给“所有的人类”。这听起来可比服用迷幻药的感觉要好得多！这样的封面正是这本书所能留传至今的关键：约翰·内哈特愿意相信黑麋鹿的幻象的力量，也相信幻象的结局，以及印第安生活和印第安民族的悲剧结局。

熟悉《黑麋鹿如是说》的读者们肯定会注意到，我的这个分析并不算新鲜。这本书的销售量远高于其他与美国土著文化研究相关的作品，并获得了大量好评。而我想说的，是这本书铿锵有力的语言风格，这本书正是以这样的语言讲述了一种对精神生活的神秘而深刻的理解。

1979年，我的父亲拜恩·德洛丽亚为这本书1988年的版本写了前言，他在前言中称《黑麋鹿如是说》是“各个部落的圣经”，是一部能与欧洲大陆的精神力量相匹敌的北美洲灵性经典。曾经，许多美国“读者”期待着从这本书中寻找到个人意义；如今，许多部落“读者”可能将它视为印第安文化的综合标识——甚至正如其作者所宣扬的那样，将它视为涵盖非凡真谛的历史著作。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那些奇怪的历史瞬间更有兴趣：我感兴趣的已不再是伟大幻象里那些令人着迷的画面，而是黑麋鹿独自闯欧洲以及与野牛比尔演出团一起在欧洲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也许许多读者也跟我一样），这本书的角色已经改变了。而这，也让我有少许不安。

1984年，随着雷蒙德·德马里（Raymond DeMallie）的《第六位先祖：黑麋鹿对约翰·G.内哈特说》（The Sixth Grandfather：Black Elk’s Teachings as Given to John G.Neihardt）一书的出版，我的不安便消除了。这本书收录了原始的速记笔记，并将约翰·内哈特所介绍的文献参考全部罗列了出来。我在乘火车从科罗拉多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阅读了《第六位先祖》，并因此（从第一次阅读时所关注的神秘幻象中）醒悟了，又或者是，被（第二次阅读时所关注的历史焦点）深深地吸引了。对于黑麋鹿的许多读者来说，德马里的书既使他们对书中的文字产生了信任危机（“你是想对我说，内哈特这位对自己无比自信的诗人，重写了黑麋鹿所说的故事？”），又对口述文字、转录笔记和文字表达之外的翻译的不确性产生了好奇。确实，那本书的封面是黑麋鹿的一张模糊不清的彩图，这正是将那种不确定性展露出来，甚至予以颂扬。图中的黑麋鹿在图片的左下方，戴着头饰，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眼睛向上凝视着远方。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黑麋鹿如是说》已然成为一个基础文本，而《第六位先祖》则引发了与它相关的人生意义的后结构主义危机。如今，这本书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读者：在德马里出现之前的，在他出现之后的，受他影响的，未受他影响的，并且这样的趋势越来越难以阻止。

1989年和1990年，我讲解的是1988年“野牛图书”（BisonBooks）出的版本，那个版本的封面使用了弗兰克·豪威尔（Frank Howell）绘制的“麋鹿角和药草”。豪威尔的混成图像——美丽，却也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过度的“圣达菲风格”——使得这本书再度成为新世纪神秘主义探索者们的迷幻大药，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更多口袋图书那个版本的读者的后代。在我看来，《黑麋鹿如是说》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但如今，我却承受着其他的阅读负担。较之第一次阅读这本书时的我，如今的我就算没有变得更有智慧，也至少拥有更多的人生体验了，所以，相应地也就不像当时那样为它着迷了。虽说我并不是一名后现代怀疑论者，但我对于这本书及类似文本的来源和政治态度都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坦白地说，我已经对这本书感到疲劳了，而这本书如今却已收获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无数博学的读者。《黑麋鹿如是说》是留给所有人的文化财产，但我觉得，我曾经从书中获得的那些强大的价值意义已经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让步妥协。让人悲伤的是，这本书已经失去了太多能让人满足的东西。

[image: ]


[image: ]


并不是说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读了。那些年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印第安人作品：惊艳世人的虚构类和充满力量的非虚构类，新作品和收集整理而成的汇编作品。露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谢尔曼·亚历斯（Sherman Alexie）、莱斯利·马尔蒙·希尔珂（Leslie Marmon Silko）以及其他印第安作家层出不穷，许多读者几乎都不会再去阅读《黑麋鹿如是说》了。所以，当2000年“野牛图书”的版本出版之后，我也只是稍微看了看——尽管雷·德马里是一位研究黑麋鹿的杰出学者——而2008年附有他的注释的州立纽约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出版时，也差不多如此。

不过，在那之后不久，我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本1961年野牛图书的版本。我一时心血来潮，便将它买下来了，随后我发现，这本读物已经变了，变得再度成熟了。但我很清楚，《黑麋鹿如是说》已经不可能成为我当初拿到它的时候的那种书了：一本关于一个拉科塔族人生平的回忆，一个天真、好奇而有力量的文学故事。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61年版的封面给人一种原始象形文字风格的感觉，白色的背景周围满是立熊（Standing Bear）绘制的图画缩影，让人感受到的是纯真无邪。但这些都已不再是这本书的本质了，历史上对它的评论，使得许多人认为，必须要深刻地细读它。我将封面插图与立熊的图画做了一番比较，发现这个封面大部分地方并不是从这些来源中构想或绘制的！这种特殊的批判性的洞察力并非是因为我的生活改变了，而是这本从诞生到成长一直在变换着它的价值意义的书总是需要复杂的质疑。

不过，与此同时，当我再将书本合上时，便是向所有这些东西道别。在《黑麋鹿如是说》中，总有一些东西特别地引人注意、使人着迷——它的故事、它的语言、它的句法。它不像其他任何印第安人将历史“说与”白人记录员听的故事那样，也不像内哈特的诗歌那样满是史诗般的对句、简洁的韵律和明快的叙述。《黑麋鹿如是说》之所以能成为巨著——它的确是一部巨著——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东西，我们无法充分地了解它，于是就不断地对它加以指责：黑麋鹿与内哈特之间结合了美学和灵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叙述者、翻译和作者之间的语言差异以及所要表达的意义差异填补起来。这本书的灵性内容卓越吗？也许它的确卓越非凡。这个问题无须我来回答。长久以来，读者们（包括我自己）显然已经发现了这些文字所透露出来的真正卓越非凡的力量。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读了多少遍《黑麋鹿如是说》，这本书本身就是其力量的最好证明。这一次，我发现自己停留在了一些细小的事物上，这些事物穿插在伟大幻象、战争历史、各种仪式以及西大荒演出团的故事之中。这些细小的事物让人想起，在书本里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和美妙的文字之外，还存在着真实的生活：箭猪在寒冷中叫喊，一次次地哭泣和大悲的忏悔的沉重，打湿的木头很难点燃，男孩们用生牛皮绳拖着老妇人横渡无树溪，一个男孩不知何故爬上了堡垒的旗杆将旗帜折下来，亲吻鱼儿，瓦坦耶长期疼痛的嘴唇的谜团，被树枝砸到了帐篷后死掉的女人，一位年轻的战士一手抓紧马儿一手在头上插羽毛时颤抖的样子，一条断了的腿，裸露的双手被枪冻住后被扯下的皮。

多年来，大家一次次地为《黑麋鹿如是说》写引言，写序，写前言，写注释，写注解，也不知道我自己对于这本书的体验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但我一直都有其他人与我一同阅读的感觉，也许他们与我的体验相似，也许与我一样，也都经历了着迷、厌烦和回读的循环。对我来说，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每一次新版本的出现和每一次的阅读，这本书所传达的意义也越来越清晰：书中有一股真实的力量，让这本书变得神秘；书中也有错综复杂的深远的历史，让这本书变得扑朔迷离；书中还有美学价值，让阅读《黑麋鹿如是说》变成了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这本书赠予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

菲利普·J.德罗里亚


附录2　1932年版序

黑麋鹿的小木屋位于曼德森邮局（Manderson Post Office）西边约两英里处的一座荒山上，我第一次去找黑麋鹿了解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情况时，他正独自坐在小屋附近一个用松树枝搭成的凉棚下。

我听说黑麋鹿与伟大的首领“疯马”是亲戚，并且私交甚好，所以我便与儿子及翻译一同前去拜访他，期望能与曾经“见过那位传奇人物”的人说上几句话。但我又不敢有如此奢望，因为在路上时翻译就说，他曾带另一名作家去见黑麋鹿，但没有成功。“看得出来你是一位美丽的女人，”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感觉得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我并不想与你聊这些事。”

然而，在那个八月的下午，黑麋鹿非但没有对我说这些恭维的话，还与我侃侃而谈。只不过，在谈话间，他时常陷入沉思，手肘撑在膝盖上，弯着身子坐着，一双半瞎的老眼凝视着地面。

他聊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世俗之事，而是被他视为神圣的“人眼中的暗处”之事。虽然我对印第安意识文化的了解已有三十多年，但那天，黑麋鹿身上光芒万丈的内在世界， 
[406]

 却让我感觉既奇异又美妙。

同时，我也为眼前这个人一生的经历而深深地折服。他在全盛时期与族人一起过着平凡的生活，在那段悲壮的岁月里一起做最后的战斗，直至部族没落。除此之外，在年幼时，他还曾造访过存于衣食住行之外的拥有更高价值 
[407]

 的世界，并且在一生中也长期热忱地献身于追求这些他眼中的更高价值。他是一个猎人，一名战士，一位圣者，也是毋庸置疑的先知，他比我所知晓的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意识文化，而我在充分了解了他的内在世界之后，更是坚定了这种看法。 
[408]



第二年，我与女儿伊妮德（Enid）、希尔达（Hilda）一同再次来到黑麋鹿的住处，这次拜访的时间较长，我希望他能讲述自己的生平，以履行他心中那份义不容辞的职责。 
[409]

 接触到这本书的读者们，只要不是以文明人自居、自视清高而或多或少对“野蛮人”的心理感到好奇，只要他们抱以谦卑的心态，以一个人去了解另一个人的心态来了解这些鲜为人知的世界里的一点一滴，就自然会了解到黑麋鹿所谓“职责”的本质。这样的读者，只要认真琢磨，尤其是从当今西方文明中人的价值的角度细细思考，便能在黑麋鹿的意识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即便是那些只想通过阅读来娱乐消遣的人，在阅读黑麋鹿的故事时也不必担心。他亲身经历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许多震撼人心的大事件，他完全以不自觉的简洁方式将这些事件讲述出来，因此这本书阅读起来十分轻松。也许有时他的见解和诗一般的表达较难理解，但有一点可以保证，他不时流露的幽默感便足以拉近你我与他之间的距离。

黑麋鹿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也是公认的“圣人”，此处的“圣人”具有更深层的含义，代表着一种世人鲜有的天赋。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有这种感觉，这些最熟悉他的人对他如此崇敬，着实令人震惊。他虽是一位极度忧郁之人，但在人前却表现得开朗快乐，即便是坐着沉思、露出那副伤心不已的表情时，也能散发出一种亲切仁慈的气场，至少让我这个白人喜欢上了他。他渴望着能进入那个“外在世界” 
[410]

 ，但在我们到访期间，他却一刻不停地做着各种游戏，让我的女儿们高兴起来，他还记得许许多多有意思的故事和好听的笑话，在我们无聊的时候，让我们放松精神。白天，他会像个无忧无虑的大男孩，玩套环和掷矛的游戏；晚上，他会与我们一起，在繁星之下，一边伴着隆隆的鼓声起舞，一边唱起他年轻时听过的那些奇异而美妙的歌曲。

我第一次与黑麋鹿见面时，他已经快瞎了。 
[411]

 而最近，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跟我说起这件事时，只是随口一提，丝毫没有因此而苦恼的感觉。如此一来，他岂不是从“眼中的暗处”解脱出来了吗？岂不是离他幻象中那个真实的世界更近一些了吗？

虽然黑麋鹿大字不识， 
[412]

 但他依然是个有修养的人。在这个极度进步的时代，“修养”一词有时似乎已经失去了它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体贴的读者们想必也能将他视为一个有修养的人。要如何才能正确地描述一个拥有良好教育的人呢？说他在意识里将种族经验内化成了宽容丰厚的品格？毋庸置疑，黑麋鹿正是这样一个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奥格拉拉族全盛时期的繁荣文化。

黑麋鹿讲述的故事，不应只吸引对异族文化感兴趣的普通大众，更应当吸引从事社会理论、宗教学尤其是心理学研究的学生，他们更应当发现这本书的研究价值。当然，对于那些想了解各种幻象（尤其是伟大幻象）的意义的人来说，本书也能使其受益良多。

我要感谢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朋友们，感谢他们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他们如此善意——虽然他们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我还要特别感谢黑麋鹿之子本杰明 
[413]

 ，感谢他多日来辛苦地担任我的翻译。感谢我的女儿伊妮德，感谢她的倾情奉献，为本书做了大量的访谈记录。

约翰·G.内哈特

密苏里州，布兰森


附录3　1961年版序

1930年8月，我与黑麋鹿第一次见面。当时我还在写《救世主之歌》（The Song of the Messiah）——这首诗后来成为我的诗集《西部之环》（Cycle of the West）的第五首也是最后一首叙事诗。《救世主之歌》与白人所谓的“救世主狂热”有关——这股狂热始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印第安人绝望之余所出现的伟大救世主之梦，终于1890年12月29日发生于南达科他州伤膝溪的大屠杀事件。

我与儿子西格德（Sigurd）一起前往青松岭保留区，希望找一位经历过救世主活动的老巫医，也许能诱导他同我说说这件事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几年来，我认识了许多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人，与许多“长发老人” 
[414]

 成了好朋友。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寻找有关这件事的信息。我已经掌握了许多资料，有从文字记载中获得的，也有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老人那里得知的，他们为我讲述了那伟大的希望和那悲剧性的幻灭。我需要的，并不是通过别人的述说接收到的信息，而是可以通过密切接触来体验的东西。（熟悉《救世主之歌》的读者们应该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当时，身为青松岭管理区外勤特工主管的W.B.科特莱特先生是我的一位“书迷”，他特别喜欢我的《印第安战争之歌》（Song of the Indian Wars），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位名叫黑麋鹿的苏族老人，老人住在管理区东边约二十英里处的一座贫瘠的小山上，在一个叫曼德森的杂货店兼邮局附近。他说，黑麋鹿就像“牧师”那样——也就是Wicháša wakhá 
[415]

 （圣人、神父）——他曾在救世主事件里担任某个重要角色。另外，他还是“疯马”的堂弟——疯马是我的《印第安战争之歌》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并且对这位伟大的首领十分熟悉。

于是，我和儿子便驱车前往曼德森，准备碰碰运气。我认识一名叫“飞鹰” 
[416]

 （Flying Hawk）的翻译，他就住在那边，并且也愿意带我们去曼德森西边两英里外的黑麋鹿家里拜访。快到黑麋鹿家时，“飞鹰”说，他担心老人不愿意与我聊天。我问他为什么，还跟他说，我与一些印第安人相识许多年了，他们都愿意与我聊天。“这个嘛，”他回答说，“这位老人有些与众不同。上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一位女士来见他。她想写一篇有关老人的堂兄“疯马”的文章。我带她去了，但老人不愿意说。他的眼睛已经快瞎了，但他斜着眼睛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看得出来你是一位美丽的女人，也感觉得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我并不想与你聊这些话题。’也许他愿意跟你说吧，但我不保证。”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因为我知道，印第安圣人的知识被认为是神圣的。不过，我仍然非常期待见到这位老人，不为别的，只为他认识“疯马”，并且，我是个男人，也许我的运气比那位女士会稍好一些吧。

我们翻过那片光秃秃的黄山，走上一条死路，随后便到了黑麋鹿家。他的家是一个小木屋，只有一个房间，屋顶上的泥土里甚至长出了许多野草。两位“长发老人”骑着小马，一路跟着我们，他们也住在这条路上的这种小屋里，对我们的来访很是好奇。这个地方平时除了天气，很少有其他变化——除了日月星辰交替——这些老人平日里也无事可做，只能回忆过往的时光。

我们到达那里时正值中午，黑麋鹿正站在松树枝搭成的凉棚外面。日落之后，在我们离开时，飞鹰说：“真有意思，这个老人好像知道你要来一样！”我儿子说，他也有这种感觉。而当我与这位老人相识了多年之后，我也十分肯定，那天他的确知道我要来，因为他拥有超凡的能力。

我与黑麋鹿握了握手，告诉他，我认识不少奥马哈的印第安人及许多苏族人，这次前来，希望能认识他，并与他聊聊过去。

“啊！”他这样回应道，表示对我的提议非常满意。我带了好几包烟，分发给大家，还特别注意到了两位不请自来的客人，他们蹲坐在小马旁边，背对着与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他们并不想打扰我们，但却忍不住也想加入我们。于是，我们便一起坐在地上，抽着烟，安静地等着。

黑麋鹿注视着地面，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我正准备说点什么来打破沉寂时，老人抬头看着飞鹰，对他说：“我坐在这里时，能感觉旁边这个人有种强烈的欲望，他想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上天安排他来了解我所知道的事，我会告诉他的。”（他不懂英语，说的是苏族语。）

说完，他又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对坐在附近的小孙子说了几句话，那个男孩便跑到山顶上的小木屋里去了。不一会儿，男孩带回来一件圣物，后来我才知道，这件圣物是黑麋鹿父亲的（也是一位圣人），是他与父亲在神圣仪式上使用了很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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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物是一个染成了蓝色的牛皮星星，星星的中间吊着一条野牛胸部的皮以及一根鹰翅羽。圣物套在一个牛皮环上，是用来挂在脖子上的。黑麋鹿将星星拿到我们面前，说道：“这个便是辰星。看到辰星的人将会获得智慧，能看到更多东西。”然后，他举起鹰羽，说：“这个象征着瓦卡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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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神圣），也象征着我们的思想将会像鹰一样高飞升华。”接着，他举起那根野牛皮，说：“这个象征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事物——食物及住所。”最后，他将圣物交到我手中，说：“我的朋友，祝愿你拥有它所代表的一切。将它戴在脖子上吧。”

我谢过老人，将圣物戴在了脖子上。随后，我们便一起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黑麋鹿低着头，凝视着地面。

最后，老人终于开始讲述他年轻时出现的幻象了。后来，我了解到，他的那些幻象都是具有神力的。当时，他故意零零散散地说一些片段，以引起我的好奇心——因为他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畅谈如此神圣之事。听完他的讲述，我感觉就像是在灵光一现中隐隐约约看到也感觉到一道奇异而美妙的风景。

当老人沉默得太久时，我总会提起苦难开始之前、白人尚未入侵这片领土时的那些旧日时光。我回忆着苏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战争和精彩的时刻，他也会礼貌地回应，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

太阳就要下山时，黑麋鹿说道：“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跟你说。我所知道的，都是上天为了人们而赐予我的，都是真实而美好的。但我不久便会入土，我所知道的也会失传。上天派你来将这些东西保留下来，请你一定要再回来，以便我将这些都告诉你。”我听完，说道：“黑麋鹿，我一定会再来的。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再来呢？”他回答：“等到春天青草长到这么高的时候吧。”（他说的时候，用一只手比画出高度。）

黑麋鹿的儿子曾在卡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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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了一两年，那年冬天，我便通过他与黑麋鹿联系，并约好来年春天来进行一次为期较长的拜访。

1931年5月初，我与大女儿伊妮德（她为我当了好几年的秘书）及二女儿希尔达一起，再次来到黑麋鹿家，希望他能讲述自己的生平，以履行他心中那份义不容辞的职责。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将他的伟大幻象留传给世人”。

他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特地准备了一番。小木屋周围种上了许多从很远的地方买来的小松树，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神圣帐篷，上面画着许多神圣标志。

每天早上用过早餐后，我们便开始访谈，而且经常会谈到夜深。谈话过程中，老人经常会招呼也不打地将头放到手臂上，倒头就睡，我们也因此休息片刻。几分钟后，他又会精神焕发地醒来，然后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为我们讲述。大多数时候，黑麋鹿的那些“长发”朋友也都在场，其中一些人比黑麋鹿还要年长，在黑麋鹿讲述的时候，他们经常将自己的回忆补充进来。

在此次拜访中，黑麋鹿的儿子本全程担任翻译的角色，而我的女儿伊妮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速记员，她负责如实地记录讲述和访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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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这些大量的速记笔记和相关的记录稿，都和我的文件资料一起，保存在密苏里大学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中。

约翰·G.内哈特

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1960年12月1日


附录4　1972年版序

我负责将老人的故事转换过来，不仅要呈现事实——事实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更要将老人讲述时的情绪与态度都转换成英文。这项任务极为艰巨，需要大量的耐心，需要向翻译再三求证。

我始终觉得，忠于老人所表达的意义和所表现的态度是一种神圣的义务。我深信，我们的沟通有时甚至超越了普通的语言方式。

过去四十年来，我一心想要完成黑麋鹿的寄托，将他的故事传播到全世界。这本书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并将继续创造新的成绩。1932年初版问世便受到了文学评论家们的热烈好评，尽管他们对印第安文化知之甚少，但仍将它视为一本极为美好的书。

而对印第安文化全然不知的普通读者，则不太能接受它，两年不到，出版商便将“余下的”书籍以每本四十五美分的价格廉价出售，这本书也很快被人们淡忘。

一个世代过去了，但这本书却拒绝死亡。

其中一本不知何故流落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受到了一群德国学者的赏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

这一消息传到美国，又引来了一些人的赏识。而此时，这本书只能在绝版书店中买到，因而价格暴涨。

1961年，《黑麋鹿如是说》平装版再度发行，并被许多人接受，在年轻人当中尤其受欢迎。《基督教先驱报》（Christian Herald）评论说，这本书已经变成了“当代青少年的经典”。

1971年，迪克·卡维特（Dick Cavett）在电视节目中采访了我，这本书更是引发了一阵狂潮。

如今，《黑麋鹿如是说》已经享誉美国和欧洲各国，并被翻译成了八种语言。

老先知希望我将他的故事传到世界各地的愿望也终于得以圆满实现。

熟读了《黑麋鹿如是说》的人，一定会记得这位老人在哈尼峰上的祷告。当时，他在毛毛细雨中泪流满面，绝望地大声呼唤宇宙的先祖们：“站在这里的我，是一个可怜的老头，我有负所托，一事无成。”

也许，他并没有失败，因为他的故事正传遍世界各地。

约翰·G.内哈特

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1971年11月


附录5　1930年11月6日约翰·G.内哈特寄给尼克·黑麋鹿的信件记录稿

尼克·黑麋鹿

南达科他，奥格拉拉

亲爱的朋友，

11月3日的来信已收到，十分高兴收到你的消息！我正纳闷怎么许久未有你的来信。但我知道，你必定会写信来，在曼德森与你分别时，我便感觉你我已成为朋友，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如今，我知道你为何迟迟不来信了。

很高兴听闻你愿意为我将瓦内奇亚和伤膝大屠杀的故事绘制出来。如有需要，我可以支付你七美元的材料费，以便你顺利完成绘制工作。我将资金随信附上，以便你可以马上开始。此前，你并未告诉我希望得到多少酬劳，请你不必客气，尽管提出来。另外，我认为在图中画上鹿皮比牛皮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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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事想说给你听，我希望并且也相信你会同我一样感兴趣。在与你交谈了四个半小时后，我不断地思考着你说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你的生平故事应当由一个能正确理解你的族人和他们历史的人如实地书写出来。我的想法是，明年春天再次拜访保留区，也许会在4月吧，届时，想与你和你的奥格拉拉部落的老朋友们多聊聊，他们与你一样，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都是你们民族伟大历史的经历者。

我想听你讲讲你的一生，从最开始，一直讲到伤膝溪事件。我的女儿是一名速记员，她会将你说的全部记录下来。同时，希望你的朋友也能说说他们的经历，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补充你所讲的那些故事。如此一来，就能将你所经历的你们民族的故事完整地整理出来。

所以，这本书不只讲述你的一生，也会讲到你们民族的历史。你身兼战士与巫医的角色，这对本书的写作将大有帮助，因为宗教信仰和战争正是历史中最重要的方面。我在曼德森时，送了你一本诗集《印第安战争之歌》，诗中只讲述了苏族与白人之间的战争，该讲的故事并没有全部讲完。而关于你的这本书，将会以随笔的形式写成，我还会适当地使用你们的语言。我将这个计划告诉了出版方，他们也急切地期盼着我的成果。

当然，对于这段时间你给予我的帮助，我也绝对不会亏待你。我们可能需要八次或者十次访谈。你对这个计划是否感兴趣呢？如果感兴趣，你是否愿意与我一同完成呢？我真的觉得，你们印第安人懂得许多东西，这是我们白人应当了解却又不了解的，所以，我很热切地期盼在你的帮助下将这些东西写成书。访谈的次数应该是六到十次，烦请你回信告诉我每一次访谈的收费，也请告诉我，能否找三四位你熟悉的老人一起参加访谈，在你向我讲述故事的时候，也请他们聊聊过去的那些时光。

我的这个计划并不是为了赚钱，我可以从别的途径更快更轻松地赚到钱。我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把你和你的朋友们知道的故事告诉大家，这本书绝对会是一本真实而忠诚的书。

我时常会看看你赠予我的那些圣物，它们真是叫人赞叹不已。每每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它们背后的故事，如此便觉得它们更加美丽。

祝你和家人一切安好。

你的朋友，

约翰·G.内哈特

（由柯蒂斯联合收藏室、哥伦比亚州密苏里大学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以及州立密苏里州手稿历史学会提供。）


附录6　1930年8月10约翰·G.内哈特寄给朱利叶斯·豪斯（Julius House）的信件记录稿

如果想了解《黑麋鹿如是说》成书创造这种重要的活动，不妨多了解一些附加资源，下方的信件便是这样一个资源。这封信是内哈特写给他的好友朱利叶斯·豪斯的，信中向我们展示了内哈特的想法——他对于刚刚结束的与黑麋鹿的第一次会面究竟有怎样的感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封信件后来以“‘救世主’就要来了”（“Messiah is on the Way”）的标题发表在《当代美国文学》（Present-Day American Literature）1930年12月刊上，但它最初只是一封写给友人的私人信件。内哈特与豪斯还有其他信件往来，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内哈特十分愿意与他讨论自己心底的想法。在与豪斯的交流中，内哈特有时会坦言自己心中的沮丧或失望——他从不允许自己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流露出这些情感。因此，可以很确定地说，这封信准确地显示出了内哈特当初的感想。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虽然内哈特当时只与黑麋鹿相处了短短几个小时（九个月后才有了为期数天的访谈，才产生了友谊），但我们从这里便能看出两人逐渐显露出来的人文理解和意识的合并。


1930年8月10日，密苏里州布兰森


虽然许久未写信给你，但我一直深深地挂念着你。

达科他之行如期结束，各方面都很成功。我和西格在黑山那里到处走了走，发现了恶地（走在那里就像是漫步在月球一样），我与苏族世袭巫医黑麋鹿老人亲切交谈了五个小时。那天早上，黑麋鹿刚刚回绝了一位优秀的女士，她想为她正在思索的创作寻找一些本土色彩。

黑麋鹿却对她说，看得出来她长得漂亮，人又善良，但他并不想谈论她想知道的那些事情。不熟悉黑麋鹿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他的直觉有点儿不可思议，叫我害怕，并不是说他喜欢我，而是他能看透访客的内心。他对我这个当场就石化了的小伙子说，他坐在那里时，就感觉到我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想法，想了解他方世界的事情，在我身后站着一个圣灵，是圣灵推动我前来找他，并期望从他身上了解到一些信息。他讲述这些时，表现得非常谦逊，谦逊到让人觉得这个人对自己了解到的事情深信不疑，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值得去了解的。我与他无话不谈。他好像一直在期盼着我，像欢迎老熟人一样欢迎我的到来。他从一开始就说，他必须趁着这个时机将他一生的故事都讲给我听，但故事讲起来却又需要很长时间。他说，他首先要让我明白他有权利讲述，然后才会向我讲述。“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说，“但我拥有幻象天赋，这个天赋是家族遗传的，在我为你讲述我的故事之前，先让我讲讲我们族人的故事吧，这样你才会相信我。”随后，他便开始为我介绍他宏伟非凡的家族血统。他还提到，他是疯马的堂弟，于是我便告诉他，我本人对疯马也有所了解，我认为疯马可与白人心中敬仰的乔治·华盛顿相匹敌，以此来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听老人讲述他成为巫医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幻象，我惊叹不已。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到达救世主和大灾难的那一刻。听完他的讲述，我发现自己对于整个事件深刻的感情丝毫没有发生变化，这让我感到十分满足。虽然好像我自己总是在转述他所讲的故事，但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无法向你描述，很快你就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在回答一个问题时，黑麋鹿老人还随口承认了自己在年仅十四岁时曾与卡斯特交战过，他一边说，一边轻声窃笑，“我还赢得了一块头皮呢。”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与黑麋鹿及他那些博学的老友一起生活六个月，我应该把黑麋鹿的一生完整地写下来，因为他的一生能深刻地揭示出印第安人的意识文化。我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会做这些事的。临走前，黑麋鹿将一个美丽的旧圣物赠予我，那是他作为祭司主持太阳之舞时用过很长时间的圣物。圣物由一块牛皮做成，上面画着辰星，还系着一根鹰羽和一把野牛毛。他向我解释，辰星代表着人们的渴望，代表着人们所渴望的更多光明必将来临；鹰能在高空飞翔，所以鹰羽代表的是有高度的思想和情感；而野牛毛则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人们需要大量野牛。他将这个圣物交给我时，还说他祝愿我能实现这一切。

黑麋鹿不会说英语，飞鹰担当我的翻译，他翻译得非常好——他的英语也很好。


附录7　伟大的印第安诗人

1931年，约翰·G.内哈特不仅是一名准备将拉科塔族奥格拉拉部落的圣人黑麋鹿的生平和他的幻象写成故事的研究者，也是《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一名德高望重的成员。自1926年起，他就在该报担任文学编辑，为每日的书评和文学随笔专栏“图书的创造”做了大量工作。多年来，内哈特与他的读者们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他自然会想要与他们分享这位刚刚见过的最非凡的人的故事。

内哈特知道，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普通大众对“印第安人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他在《黑麋鹿如是说》1972年版的序言中也承认了。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本土文化是未开化的文化。结果，这本书“很少有人接受”，不到两年就被人们遗忘了。内哈特并不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作家，他经常在专栏里激烈地批判那些绞尽脑汁用自己的高级词汇相互赞誉彼此的作品是“最伟大之作”或“最畅销之作”的人。内哈特只会实话实说，而他一旦发现了优秀的东西，便会向读者赞誉它。在他对读者的感谢中，确有一段值得注意的称颂之词：“他曾坐在一位诗人的脚下，与曾经在他方世界歌唱过的最伟大的圣灵一起用餐，如今，这些圣灵已升入最高的天堂。”

以下是发表于1931年7月20日的《伟大的印第安诗人》原文。

在与一位同时代的古物（从文化角度出发，也许应该说是前荷马时代的古物）一起度过了一个月后，笔者终于回到了现代世界。他在两位女儿的陪伴下，与他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朋友们，在一个没有白人的偏僻之地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很难让人想起我们当今的文明世界，只会想起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本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却总是受到不公，致使他们生活贫困。

笔者与年轻一代印第安人偶尔有过接触，他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了解不多，对于我们的文化则了解得更少，他们似乎迷失在了白人与印第安人间朦胧的交集地带，而印第安人与我们在这片地带的交集却又远比想象中的要少。笔者拜访的主人及他的朋友都是老一辈“帕胡斯卡”，他们是旧时代的人，热情忠诚地保留着他们的“异教”文化；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暴风雪天，费特曼与他的八十名骑兵在松树溪命丧黄泉时，他们就在现场；他们十几岁时，便在小大角山的峡谷里，“像宰杀一头头肥牛”一样，杀死了里诺率领的那些惊慌失措的骑兵，山上弥漫着硝烟，马蹄扬起一团团尘土，他们帮助大家消灭了卡斯特；他们也经历了悲惨的伤膝溪大屠杀，在四处逃离的时候，他们珍爱的妇女和孩子却被人屠杀，一个伟大的梦想也在那片血染的雪地里破灭。

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宰杀了一头公牛，用传统古老的方式烹饪，享受了一顿丰盛的美味，我们人数较多，因而盛宴过后，牛肉所剩无几，只留下少许牛皮、牛角及牛蹄（确切地说，后来我们将牛蹄也解决了）。年迈的男女穿上礼服跳起舞蹈，皱纹满布的老前辈聊起“杀戮之事”，回忆着年轻时的日子，像展现真正的荷马史诗一样，讲述着曾经的英勇事迹，每每讲到高潮部分，隆隆的牛皮鼓声便会响起，老妇人们便发出钦佩赞美的颤音。

眼前这一切散发出强大的魔力，我们三人也情不自禁跳起舞来，忘了我们自己是白人；我们并没有嘲弄圣灵的意思，只是抱着快乐而谦卑的心态，融入其中。那天晚上，我们在繁星之下，伴着一阵阵隆隆的鼓声，跳起了兔之舞，年轻的鼓手唱着歌儿，无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似乎都拥有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肤色和一样的性别，大家一起欢声笑语，快乐的曲调让人难以忘怀。

不过，最重要的，并不是大家的舞蹈，也不是那顿丰盛的大餐，更不是享受到了从牛的体内掏出来的热腾腾的生鲜肝脏——坦白说，较之味觉上的体验，与这些老战士和老猎者一起享受圣餐的感觉更叫人满足！此行最重要的，是与这些老人畅聊了数日，尤其是我们拜访的主人Heraka Sapa（黑麋鹿）——伟大首领疯马的二代堂弟。

黑麋鹿是一名伟大的“巫医”，换言之，就是一名祭司和拥有幻象的先知。十三岁时，男子汉一般的他就参与了小大角山的嗜杀；在1890年救世主大灾难期间，还参加了恶地伤膝溪和白土溪的战斗。对于他来说，战争不过只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必然事件。他一生追求精神财富，追随他那些幻象，诚如笔者此前所述，这些事物美好而意义深远，毫不亚于雅利安文明里那些至高无上的事物。九岁那年，他第一次出现了伟大的幻象，并因此失去了十二天的意识，他的幻象，无论是从构成方面还是内容方面看，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然而很不幸，在我们白人眼里，黑麋鹿的族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文学。他的文化还停留在舞蹈仪式的进化期，相应地，他的伟大幻象也只是伴着歌曲，在舞蹈仪式中适当地表现出来。幻象中有一个部分——充满庄严的诗意的马匹之舞——可能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创作出来。从未有哪个白人亲眼看见过马匹之舞，至今也从未有哪个白人聆听过它那震撼人心的美妙之处。但有一位白人，他这一生都对我们伟大的文明敬畏不已，他感觉自己曾坐在一位诗人的脚下，与曾经在他方世界歌唱过的最伟大的圣灵一起用餐，如今，这些圣灵已升入最高的天堂。黑麋鹿的确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如果我们能如笔者所愿，能有幸欣赏和理解他的杰作“马匹之舞”，想必就不会有谁来质疑这毋庸置疑的观点的真实性了。


附录8　约翰·G.内哈特与尼古拉斯·黑麋鹿

雷蒙德·J.德马里

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黑麋鹿如是说》应该是唯一一本广为传颂的描写北美印第安人的著作。约翰·G.内哈特描写了一位生活在拉科塔族奥格拉拉部落圣人的生平故事，其独具诗意的渲染力扣人心弦，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充满象征意义和他人的世界。我们借由内哈特了解黑麋鹿的经历，并非是通过分析拉科塔族古老的宗教生活，而是正如内哈特与黑麋鹿首次见面后写的那样，通过洞察这位圣人“光芒万丈的内在世界”。用内哈特的话来说，那份经历对他和我们来说都“奇异而美妙”（BES, XI）。

两人在智慧和情感上实现了契合，并进一步走向创造式的合作，这种神秘的契合关系让这本书的叙述有了人文的一面。正如内哈特在一封信中向黑麋鹿介绍即将要写的这本书时说：“我会尽可能多地使用你的语言”。（SG，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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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内哈特将自己所表达的与黑麋鹿所传达的非常完美地合二为一。这种极具说服力的文学写作手法，使得内哈特退居幕后，让其读者会有一种在与黑麋鹿直接对话的感觉，完全没有任何中介。

黑麋鹿以猎捕野牛为生，目睹了卡斯特在小大角河中的死亡，他是一名巫医，具有“幻象”能力，曾和野牛比尔演出团一起巡演，还参加过鬼魂之舞，经历过伤膝溪大屠杀，因此他的一生纵横了内哈特的史诗《西部之环》中所开启的历史新纪元。无可否认，内哈特首次见黑麋鹿时只想感受一下鬼魂之舞的信仰，只想了解这种仪式以便将真实的情感融入他的《救世主之歌》。但是，1930年8月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黑麋鹿分享的却不只这些，还有更多关于他的“幻象”经历、他的生平、他本民族的事情。内哈特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会。

从一开始，内哈特就明白他与黑麋鹿所经历的“意识上极具独特的融合”（SG，40）是有着神秘基础的。在与黑麋鹿第一次见面时，内哈特写道：“我的背后站着一位圣灵，是他驱使我来找他，我可能能从他身上学点东西。”（SG，27）内哈特认为是他对“他方世界里的事物”的兴趣让这位拉科塔族族的圣人有机会把神圣的知识以他民族的传统方式传给后代。25年来，黑麋鹿摒弃了这些传统的方式，转而信仰天主教并接纳白人的生活方式。他做过传教员和传教士，而且还是印第安部落天主教的忠实信仰者。他放弃了传统的仪式和治愈能力，也从来没有与他的孩子分享过任何古老而神圣的知识。尽管黑麋鹿对天主教会矢志不渝，但内哈特知道，这位拉科塔族圣人身上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担子，因为他没有完成他的幻象托付给他的职责。但是内哈特的突然造访，再加上他对“他方世界”的学习有强烈的愿望，黑麋鹿便可以把这个重担托付给另一个人——托付给一位作家，让他把这些神圣的知识保留在书本中。因此，内哈特在第二年春天再次拜访黑麋鹿并记录下黑麋鹿想要告诉他的事情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1931年5月，内哈特再次拜访黑麋鹿，这次他得到一位纽约出版商威廉·莫罗（William Morrow）的资金支持，这样他的著书工程便清楚地定了下来。那年冬天，他给黑麋鹿写信说：“我想请你给我讲述从你出生到伤膝大屠杀的生平。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你的生平，还涉及你的民族发展史。”（SG，29）这一点，黑麋鹿已经做好准备。他列出三位可以帮助他的朋友（都是比他年长的人），让他们补充那些自己不知道但他们最有权讲述的事情。他把自己打算要告诉内哈特的生平故事仔细斟酌了一番，用时间顺序列了出来，这样他就不用总是做补充了。

不过，在工作正式开始之前，黑麋鹿必须让自己与内哈特的关系也正式化，于是，他便接受内哈特为自己的亲人。（SG，31—38）

黑麋鹿曾把内哈特当作一个作家，一位“文字传递者”，因此对他尊敬有加，但是如果黑麋鹿要把这些没有向任何人传授过的神圣知识分享给内哈特，他们之间是需要建立亲属关系的。因此，黑麋鹿把内哈特认作义子，还给他取名为“燃烧彩虹”（Flaming Rainbow）。该名字在他的“幻象”中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一道彩虹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黑麋鹿正是通过这道彩虹之门才获得六位先祖的知识和礼物。内哈特自己充当了一个“输送管”的角色，知识通过他传遍全世界。内哈特的两个女儿也出现在“幻象”中，因此，黑麋鹿赐伊妮德·内哈特名为“手持圣杖行走女”（She Walks with Her Sacred Stick），而称希尔达·内哈特为“破晓之星女”（Daybreak Star Woman）。这两个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而内哈特的收养仪式也不是为了教诲非印第安人所进行的无足轻重的演出。相反，他们身份的转变对于内哈特和黑麋鹿的合作以及他们家族之间的联系都至关重要。

正如黑麋鹿所说，在采访过程中，内哈特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就本·黑麋鹿转述他父亲的话提出问题，从而将确切意义定下来，而且必须要反复地重述才能消除歧义。之后，伊妮德·内哈特才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录这些话。她记录时使用的是“格雷格速记法”，对于一些专有名词和拉科塔族语，她不会使用这种方法，而是全部还原，以免造成困惑。她的笔记既整洁又精确，一旦意义明确，记录就很少会出现差错。实际上，记录显示内哈特很少问起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这反映了几次访谈其实都是黑麋鹿在起主导作用。

内哈特对19世纪关于白人和拉科塔族之间的战争史非常了解，并且很早就认识了一些奥马哈族、乌鸦族以及拉科塔族的人，与他们关系也非常密切。相比之下，他对大平原印第安人文化的民族志记录不甚了解，对文化描述本身也不太感兴趣。他是讲故事的，他曾写信给黑麋鹿说，“人们喜欢听故事”。（SG，50）《黑麋鹿如是说》处处涉及文化细节，但是为了推动故事发展、提供必要的情景，这些文化细节都是精挑细选的。

由于考虑到这本书的广大受众的接受能力，访谈记录中有很多细节内哈特在写这本书时省略掉了。内哈特的兴趣范围很广，加之他能够辨别出拉科塔族文化与白人文化之间的共同点，这不仅能帮助他理解，而且能让他利用拉科塔族的精神和社会价值批判现代的美国。

对幻象重要性的认可是他们成功合作的关键所在。黑麋鹿曾详细告知内哈特关于他的幻象经历，更为重要的是，他告诉了内哈特他在九岁时连续十二天处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幻象经历。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开始了生命历程，成为人民精神世界调节者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反之，内哈特也告诉黑麋鹿他在十一岁时发高烧时的一次“幻象”经历，一晚上发生了三次。他感觉自己在以骇人的速度穿过一片空地，手臂张开向前，身后有一个声音在驱使着他。内哈特认为这次“幻象”是为了给他这一生的工作下指令，选择一条志高远大的征途，后来内哈特最终决定成为一名诗人。二十年后，内哈特重新回顾这次经历，并将其写成了一首诗《幽灵兄弟》（The Ghostly Brother）。他把梦幻中显现的宇宙力量视为精神至交、命运抑或指导：“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这首诗表现了两种自我的紧张关系。精神层面的自我领先一步，使得另一个自我“穿越理性的外墙”前往更高的现实，然而世俗的人害怕挑战，请求停下脚步，享受世俗欢愉之乐。 
[423]



黑麋鹿认为内哈特的“幻象”经历非常容易理解。按他的原话（由他的儿子翻译）来说，这是一种“拥有力量的幻象”。黑麋鹿将这种幻象看作内哈特“无形的向导”：“我觉得这是一位来自天堂的印第安兄弟，他就是你的向导。”对于黑麋鹿来说，人的一生要做的工作在梦幻中显现是自然的。他对内哈特说：“幻象给你的工作就是让你做一个人类的思想家。”而且，内哈特通过无形的向导以及他作为一名作家的身份让他和黑麋鹿直接建立了联系。黑麋鹿在见内哈特之前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幻象，而且经常因为无法让世界知道他的“幻象”经历而感到悲伤。他曾吐露心声说：“冥冥之中，有人把你送到我身边为我做这件事情。”（SG，43）

这样看来，内哈特的任务就很清晰了：保留黑麋鹿的“幻象”经历并将其分享给世界。在拜访完黑麋鹿以及其他拉科塔族人后，内哈特便回到自己家里，他感觉犹如回到了20世纪一般。他写道，他感觉自己迷失在了“这些真真正正的先民的意识里，巧的是，正是他们中的某个人决定了这份经历的情绪，在这个人身上，他们种族最高的精神意识绽放出了美丽和智慧”。正如黑麋鹿所说，拉科塔族文化的美丽和智慧与“当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SG，49）是极其吻合的。

内哈特在创作《黑麋鹿如是说》时，将伊妮德的速记笔记作为最基本的参考来源，因此他非常关心书的真实性。但是在第一版出版四十年后，他在翻印版中的引言部分写道，他更关心的是这本书能够“用英语再现这位老人叙述时的心情和方式”。他的任务是再现一个真实的黑麋鹿，能为20世纪读者所接受的黑麋鹿。而第一人称避免了在使用第三人称时出现的描述和解释上的问题，这样读者就不得不自己判断黑麋鹿的经历、行为以及真正的信仰。内哈特作为一名记录者，在这本书的读者和黑麋鹿之间就不用扮演中介的角色了。

然而这本书的取材对于大众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对他们来说，“幻象”以及对世事的精神干预不仅古板，而且不可信。当纽约的编辑提议把对“伟大幻象”的描述当作附录来处理时，内哈特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坚决不同意这个提议。这种冲突说明了非印第安人对于认真接受印第安人有灵性这一点还没做好充分准备。这场冲突，内哈特走到了最后，可是在书名的问题上他却输了。他本来打算给这本书命名为“从未盛开之树”（The Tree that Never Bloomed），将重点放在“圣树”上，“圣树”是黑麋鹿幻象中的主要象征，象征着他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可是在他妻子莫娜（Mona）的提议下，他做出了适时的妥协，最后定书名为“黑麋鹿如是说”。（SG，53）

内哈特笔下的黑麋鹿，性格从童年到成年不断变化，最后成为一位精神领袖，并通过祷告、唱圣歌和举行仪式的方式为本民族的病人治病。他拥有的幻象能力既是负担也是责任，他要用圣灵赐予他的这些力量去造福拉科塔族人。

白人征服印第安人造成死伤无数，这是伴随拉科塔族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恢复民族之环，让圣树盛开，黑麋鹿觉得，这些都是圣灵将他召唤过去要他完成的职责，但他失败了。黑麋鹿在哈尼峰时曾大悲一场，这位可怜的老人无力地哭号，他被打败了，但他仍希望他的民族能有美好的未来。

不可否认，内哈特的这本书确实能让读者开始理解黑麋鹿对另一世界的感知、幻象的真实性以及拉科塔族人的悲剧。不管这本书是被翻译成了英文还是其他语言，读者都能够从内心深处做出回应，因为书中对于人性的共同之处做了生动的描写，并且还满足了我们“了解这些鲜为人知的世界里的一点一滴”（BES, XVIII）的愿望。这本书已经成为一部灵性经典，是美国印第安人信仰的典范，而黑麋鹿也成为智者和神圣医者的代名词。

《黑麋鹿如是说》出版的最初三十年里，吸引的对象主要是对异族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以及美国文化方面的专家。1961年，该书再版，不久就吸引了一批反主流文化的青年读者，他们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疏远20世纪工业文化的最佳方法。后来，他们又把这种热情传给子孙后代，每一代都能在黑麋鹿身上找到发泄他们不满的良药，能够在浩瀚宇宙中找到那个有意义的世界。

《黑麋鹿如是说》如此受欢迎，自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开发了一项名副其实的行业：分析和评论黑麋鹿。还有两本著作也记录了有黑麋鹿口述的资料，它们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一部分。

第一本便是内哈特的《圣树盛开时：旧苏族世界的真实故事》（When the Tree Flowered：An Authentic Tale of the Old Sioux World，1951）。1944年，内哈特在印第安事务管理会办公室工作时，再次拜访黑麋鹿——那位向他讲述了一系列有关拉科塔族历史故事的人。《黑麋鹿如是说》第一次出版时，并没有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为此内哈特沮丧不已，决心再试一次。

《圣树盛开时》结合了另一位奥格拉拉部落的老人“鹰麋鹿”（Eagle Elk）的生平，再将黑麋鹿与野牛比尔演出团巡演的故事及鬼魂之舞事件重新加工。这两本书的时间框架一致，但是《圣树盛开时》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待拉科塔族的社会，对拉科塔族文化的精神层面关注较少。与早期的书不同，这本书以一位非印第安人的口吻来设计鹰麋鹿的叙述，讲述了对一位老人进行一系列访问的故事。

第二本书是约瑟夫·伊普斯·布朗的《神圣烟斗：黑麋鹿讲述的七支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故事》（The Sacred Pipe：Black Elk’s Account of the Seven Rites of the Oglala Sioux，1953）。1947年和1948年，布朗还是一位学习比较宗教学的学生，读《黑麋鹿如是说》时深受感动，于是打算去寻找奥格拉拉族的这位圣人。后来，布朗拜访了黑麋鹿，黑麋鹿像对内哈特那样表示欢迎，收他为义子，并帮助他写书记录拉科塔族人的宗教仪式。黑麋鹿在向内哈特描述礼仪时，完全是以自己的幻象为基础，并没有谈到拉科塔族的公共仪式，黑麋鹿在内哈特的笔下是一位真正的圣人。如今，他正值晚年（1950年去世，享年86岁），向布朗口述的材料体现了拉科塔族传统与天主教的完美结合。这里有一明证，在与内哈特交谈时，黑麋鹿一直将“6”视为神圣的数字；而在向布朗口述时，这个神圣的数字却变成了“7”，他对拉科塔族的宗教仪式有7次描述，这正好和天主教的七大圣事相对应。

《黑麋鹿如是说》、《圣树盛开时》和《神圣烟斗》这三部著作是人们在不断的讨论中最主要的文本参考。

由于我本身一直在研究黑麋鹿的文学，在此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通过《神圣烟斗》这本书了解到黑麋鹿的，当时是1960年，我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书店买下了这本书。这本书把我引向了《黑麋鹿如是说》，虽然我是在公共图书馆发现它的，但因为太喜欢了，便从一位古董书商手中买了一套——这是我第一次购买这种古董书。1961年，我在华盛顿特区鲁德米克的书店发现了《圣树盛开时》的英国版，出版时命名为“鹰音”（Eagle Voice）。

高中时代，我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选择研究人类学作为职业。

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荣幸能在史密森学会的美国民族学档案处工作了三个夏天。当时周围全是一些记录了几代学者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原始手稿文件，其中所含的丰富知识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坐在史密森尼城堡玫瑰窗后的一张桌子旁边——工作完毕后或在周末我都可以使用这张桌子——陶醉在能与历史直接相关的兴奋之中。我给内哈特写了封信，问他我是否有可能读一下他与黑麋鹿访谈的原稿。他非常大方地同意让密苏里大学的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提供一份复印件。手稿中包含了丰富的与民族志学相关的详细注释，让我深为震惊。

我反复查阅这些访谈记录，无论是写大学论文，写哲学博士论文，还是在出版一些早期作品时，都要查阅。这些记录是我进行拉科塔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来源，因此我坚信应将其出版。最后，在1980年被印第安大学授予终身职位之后，我认为我能够出版记录了。我向希尔达·内哈特提议了这项工作，她同意了，并最终允许出版1931年和1944年的访谈记录（当时她是父亲的速记员）。这本书定名为《第六位先祖：黑麋鹿对约翰·G.内哈特说》（1984），书中包含黑麋鹿的自传介绍以及1931年基于伊妮德原始速记记录稿的完整修改版。尽管出版商出于吸引读者注意的目的，想将书名改为“黑麋鹿如是说（续）”（Black Elk Speaks Again），但我还是希望能传达出黑麋鹿的真实所想，因此我将书名取自黑麋鹿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即“第六先祖是我自己，代表着人类的精神”。（SG，141）至于小标题，我想避免使用“访谈”这样的词，这是因为在黑麋鹿和内哈特第一次相见时曾说：“上天安排他来了解我所知道的事，我会告诉他的。”（BES, XXIII）

黑麋鹿文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它所涉及的学科形形色色，有人类学、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学、文学、修辞学、哲学、历史学以及宗教研究。这本书不是为了要形成一个系统的评论。读者可以很好地感受到由克莱德·霍勒（Clyde Holler）编纂的《黑麋鹿读者》（The Black Elk Reader，2000）一书中所涉及的不同问题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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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想集中谈一下两个塑造了黑麋鹿文学的争论，这两场争论与《黑麋鹿如是说》的读者有关系。一是关于书的作者，这个问题总是会引发关于这本书真实性的讨论；二是黑麋鹿对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基督教对其关于传统拉科塔族宗教的叙述所产生的影响。

1932年《黑麋鹿如是说》有了第一批书评之后，关于作者及该书真实性的问题开始出现，书评指责内哈特虚构了该书的叙述者，称：“也许这些叙述者根本不是印第安人……他们怎么会那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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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多数书评走入另一个极端，认为这本书是黑麋鹿原话的副本，内哈特只是充当了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他们和这本书的广大读者一样，看到了扉页上的那句话而只理解到字面含义：“一位苏族奥格拉拉部落圣人向约翰·G.内哈特讲述的自己的生平。”为了避免这个歧义，内哈特在1972年版本中更改了扉页内容为：“由约翰·G.内哈特转述。”

学者之间关于该书真实性的争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第一批批评家是一些研究文学的学生。罗伯特·塞尔（Robert Sayre）是第一个将书中部分内容与伊妮德的记录稿进行对比的人，在此基础上，他得出内哈特是忠实于黑麋鹿的话语和意图的。莎莉·麦克拉斯基（Sally McCluskey）采访了内哈特，并直接问了他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他的答复很确切：“《黑麋鹿如是说》是两个人合作的艺术作品，最主要的人是黑麋鹿，我负责创造和编辑。”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并没有使用“两个作者”，因为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完全是由内哈特来完成的。访谈记录稿中的唯一没有进行任何更改的便是那些歌词。就写这本书时所使用的语气而言，“认为使用第一人称并不是文学写作手段，这是荒谬的”。内哈特言词凿凿地说起了他写这本书时所用的手段：“书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我自己的内容，我认为当时如果黑麋鹿能够说出来，他也是会这么说的。”内哈特认为，黑麋鹿是无法通过一个翻译来完整地表达出他的思想和情感的。

尽管这位翻译是黑麋鹿的儿子本杰明，但他也并不完全熟悉父亲对传统信仰的理解。再者，他的英文水平也是有限的，所以，翻译黑麋鹿的言语也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因此，将黑麋鹿的言语综合成文、让黑麋鹿在文学作品中说英语的任务就落在了这位诗人身上了。内哈特就他的写作手法阐释得很具体：“有时候我改变了一个词、一个句子，甚至创造一段内容，这样就能清楚地表达出翻译或者说‘变形’后的内容，白人读者就能够读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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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迈克尔·卡斯特罗（Michael Castro）发表了一篇关于内哈特和黑麋鹿的文章，富有见解且合情合理，其中部分内容谈到他们创作《黑麋鹿如是说》的过程，尤其对“伟大幻象”做了特别介绍。他用伊妮德·内哈特的记录稿与他父亲增加的内容进行对比，讨论了删减的内容，是在这方面为黑麋鹿文学做出贡献的第一人。卡斯特罗认为编辑策略有如下特点：“内哈特与其他许多诗人不同，其他诗人自由随意地翻译印第安人的材料，而他则做出了一些改变，读者就像在读黑麋鹿意识之外延伸的东西，这更多地反映了来之不易的相互理解与信任，而不是白人作者独立和印象深刻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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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讨论的这些删减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战争和摧毁力量的“幻象”。

一位英语教授布莱恩·霍洛维（Brian Holloway）在他的《翻译文化遗产：约翰·内哈特与〈黑麋鹿如是说〉》（Interpreting the Legacy：John Neihardt and Black Elk Speaks，2003）一书中谈论了文学评论者对《黑麋鹿如是说》的反应，尤其是对作者和印第安人自传体裁的看法。具有特殊价值的是霍洛维分析了《黑麋鹿如是说》的风格如何做到与内哈特的大部分文学著作相契合，尤其是他使用的神秘主义。内哈特曾经说过，“宗教的本质便是神秘体验”，正是这神秘体验的共同联系才促成他和黑麋鹿的关系，并且使他认为讲述黑麋鹿的生平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对于任何一位想要了解《黑麋鹿如是说》创作过程的读者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霍洛维在这里提供了伊妮德·内哈特的访谈记录稿的一些复印件以及经内哈特修改、删减和增添内容后相对应的几页，这样读者便能看清楚从原材料转化为一本出版物的每一个过程。霍洛维还谈论了内哈特为本书所创造的文学之声，认为该途径巧妙地再现了口述叙述方式，对后世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较新的一次研究是德纳·安德森（Dana Anderson）从修辞学的角度阐释这本书，并通过检验不同方面，促进了读者对《黑麋鹿如是说》的理解。他检验了该书的真实性问题和信仰基督教的动态变化，并且对相关文学进行了富有见解的总结。

谈到关于基督教的争论，有一点毫无疑问，青松岭保留区奥格拉拉部落的人们都知道，尼古拉斯·黑麋鹿从1904年开始，直至1950年死去，一直都是天主教堂的领导人物。他年轻时曾对其他部落传教，大半生的时间都在担任曼德森的传教员。黑麋鹿曾教数代孩子吟诵玫瑰经，给他们讲授天主教教义。因此，当几本《黑麋鹿如是说》于1932年在青松岭保留区流传时，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怒火中烧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责备内哈特没有将黑麋鹿的生平故事讲述到他皈依天主教、抛弃古老传统信仰的那个时期。1934年，在一份用拉科塔族语言书写并翻译成英语的文件中，黑麋鹿承认了自己已皈依天主教。

因为黑麋鹿和教会的这层关系，一些批评家对他告知内哈特的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当时的天主教牧师声称关于“幻象”的描述只是黑麋鹿从他人处得知的故事的杂糅体。多年后，一位年轻的基督教牧师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生的迈克尔·F.斯蒂尔顿凯普（Michael F.Steltenkamp）从一些了解黑麋鹿的人那里整理了他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成为他论文材料的来源，后来以《黑麋鹿：奥格拉拉部落的圣人》（Black Elk：Holy Man of the Oglala，1993）为名出版。回忆录包括黑麋鹿女儿露西·两看（Lucy Looks Twice）所讲述的故事，她女儿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讲述了父亲在教堂的活动，以及使用“两条路之图”的故事。“两条路之图”是以画轴的形式进行教义问答，内附图片，可以不用任何书写文本来传授基督教义。

斯蒂尔顿凯普认为教义问答有两条可行之路，一条通往天堂，一条通往地狱。黑麋鹿已经把这两条线路图融合在他童年时期的幻象经历中。（而这种想法仍存在争议，循环型的幻象经历是怎样与线性的教义问答融合在一起的？）

斯蒂尔顿凯普并没有把黑麋鹿的传统宗教实践以及他信仰天主教这两者概念化为他人生的两个阶段，而是认为黑麋鹿能把这两个阶段融合在一起。而内哈特由于没有认识到基督教对黑麋鹿的叙述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无法理解这两个阶段。简而言之，对于一些耶稣会士来说，黑麋鹿示范了实现神学，人们认为该神学为基督教的最终传入奠定了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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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再次推进，达米安·科斯特洛（Damian Costello）在《黑麋鹿：殖民主义与拉科塔族天主教》（Black Elk：Colonialism and Lakota Catholicism，2003）中写道，黑麋鹿的后代在基督教牧师的指导下，使得印第安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克里奥尔化。毫无疑问，这是真实的，然而科斯特洛在这本书中的暗示似乎并非那么合情合理。尤其科斯特洛利用了《圣经》中与《启示录》相似的章节，他把黑麋鹿的伟大幻象当作具有“基督教逻辑的”一段“救赎历史”，“黑麋鹿在其中重新描述了拉科塔族的传统，以避免与基督教故事产生矛盾，同时也显示了基督教已经作为一个主题渗透到了整个拉科塔族传统宗教之中”。

许多作家认为，黑麋鹿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但并没有放弃原有的信仰，例如，玛丽·特雷泽·阿尔尚博（Marie Therese Archambault）的《黑麋鹿与沉思录》（Meditations with Black Elk）。而另一部分作家则认为黑麋鹿已经放弃了原有宗教观念，如艾德·迈克加（Ed McGaa）的《大地母亲的灵性》（Mother Earth Spirituality）。在《黑麋鹿的故事：表现其拉科塔用意》（Black Elk’s Story：Distinguishing Its Lakota Purpose）中，朱利安·赖斯（Julian Rice）认为黑麋鹿的主要目的只是想让拉科塔族传统文化长存而已，他皈依基督教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但对我来说，赖斯的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说服力。宗教哲学家克莱德·霍勒在《黑麋鹿的信仰：太阳之舞及拉科塔天主教》（Black Elk’s Religion：The Sun Dance and Lakota Catholicism）中据理力争道，黑麋鹿从两种信仰中都汲取了精髓，才得以开创自己的精神体系。黑麋鹿的侄子弗兰克·愚乌鸦（Frank Fools Crow）同样是一位神职人员，据报道，他曾对作家托马斯·迈尔斯（Thomas Mails）说：“黑麋鹿告诉我，他觉得苏族宗教倡导的生活方式与基督教会所倡导的几乎一样，因此没必要改变苏族人原有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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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真实性问题与基督教问题影响了对《黑麋鹿如是说》的欣赏。批评家们用最刻薄的语言完全否定这本书。人类学家威廉·K.鲍尔斯（William K.Powers）称：“在诸如《黑麋鹿如是说》之类由白人为白人所写的书中，其中心思想、结构、任务以及情景设计都是为了迎合白人读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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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利安·赖斯说：“《黑麋鹿如是说》可以列为19世纪的‘古董’，这本书里尽是对印第安人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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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评价与拉科塔族学者、积极分子和宗教思想家拜恩·德洛丽亚·Jr.的评价截然不同。1979年，《黑麋鹿如是说》再版，德洛丽亚为其写前言时，把这本书定义为“一部灵性经典，甚至也许是本世纪唯一一部灵性经典”。德洛丽亚了解到，“当前，人们争论的焦点都在于内哈特的文字对黑麋鹿的信仰系统的干扰……不可否认，我们在书中的确很难辨别与自己对话的究竟是黑麋鹿，还是约翰·内哈特”。但对于德洛丽亚来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大：“所有伟大的教义，最本质的便是包容性，包容所有理解了这些教义的人，让这些个人与教义所表达的非凡真理融为一体。《黑麋鹿如是说》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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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德洛丽亚一样泰然处之。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我喜欢尽可能地探究人类奥秘，或许正因如此，我接受了别人的邀请为此书做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脚注探究事情真相，看懂书中插图，弄清楚内哈特所遗留的似是而非的部分，弄清楚拉科塔族词语与短语，看透内哈特所写的每一处以及与采访记录不同的地方，乃至那些造就了大量与黑麋鹿有关的恢宏巨著包括《黑麋鹿如是说》的书目清单。我接手这项工作其实是诚惶诚恐的，因为我必须要让读者在首次阅读时就爱不释手，用拜恩·德洛丽亚·Jr.的话说就是“它用简单而有力的语言向我们展示”（xvii）。我的目标很简单，让读者第一次读我所编辑的书时就爱不释手，并且在多年以后仍非常喜欢它。

因此，我接受了解释这本书写作理念的工作，在此表示对德洛丽亚和内哈特的歉意。

我在通篇文章中所加的注释得以将出版书和采访记录的记录稿进行比较。由于认识到成句对比或成段对比确实不切实际（真正的忠实读者会将本书与《第六位先祖》中的记录稿进行比较），这里我会只涉及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或有趣的对比。这样的比较有利于明确哪些材料在记录稿中未提及，哪些是经过大幅改写的。虽然我们所掌握的书面资料来源有限，但记录稿中所缺少的材料也有可能是访谈中提到过的。第六章所写的高马求亲的故事就是明证。内哈特的头脑中可能会有一些奇闻逸事和故事的细枝末节，但很显然，写这本书时，他仍旧非常依赖记录稿。他曾许诺说，在这本书中，他会尽可能多地使用黑麋鹿的语言，他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黑麋鹿如是说》中的大量材料似乎全部是由内哈特写的，并且没有参考对黑麋鹿的访谈记录。这些材料分为两类：历史故事和文化环境。增加这两种类型的材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只有这样，那些先前对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关系史和拉科塔族文化不甚了解的读者才能读懂这本书。

在黑麋鹿和其他老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内哈特并没有打断。访谈记录显示，内哈特提的问题也很少。黑麋鹿事先准备好讲述他一生所经历的事情，而且也提前知道他所要涉及的话题。他说到了自己和他的族人，却很少提及除1866年菲尔科尔尼堡的“费特曼之战（百戮之战）”和1890年“伤膝之战”等军事行动之外他们与白人的关系，因此，内哈特需要补充这些历史事件的背景材料。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以及为《印第安战争之歌》提供人物原型的老人们的通信，内哈特很容易就了解到相关历史事件的背景材料，其中包括：19世纪60年代联合太平洋铁路的铺设，1868年创立大苏族保留区的协议，1874年和1875年黑山军事探险行动和发现黄金随后大量开矿者的涌入，还有政府下令拉科塔族人于1876年1月31日返回各自管理区否则会被认为是敌对分子，雷诺兹于1876年3月17日攻击苏族和夏延族营地，迈尔斯于1876年9月9日在细丘攻打了美洲马的村落，1876年9月的《黑山协议》，1877年1月8日与迈尔斯军队的狼山之战，1877年5月疯马在罗宾逊堡投降并于同年9月5日死亡，19世纪80年代早期对野牛群的破坏，拉科塔管理区腐败盛行所造成的饥荒和绝望，规定拉科塔族人放弃大部分居留地并将其分割为五个小区域的《1889年协议》，派尤特族鬼魂之舞的起源，1890年12月15日的坐牛之死以及1890年12月31日对伤膝大屠杀死者的描述。有了这些背景资料的支持，黑麋鹿的讲述变得更为充实，并逐渐由黑麋鹿自己的经历转变为拉科塔族民族的故事，而黑麋鹿就是他们的代表和发言人。

内哈特对文化背景的补充适度而不过分，其中篇幅最多的是对“太阳之舞”的描述（第八章）。黑麋鹿和立熊只向内哈特讲述了太阳之舞期间男孩们对大人们的恶作剧，却没有详细说明仪式本身。此外，内哈特还讨论了幻象经历、幻象的公开展示以及使用幻象的力量治愈疾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十八章），并对“嘿呦咖仪式”和“麋鹿仪式”做了解释。

不过，要解释内哈特以何种方式塑造故事就没那么容易了。故事在遵循黑麋鹿的采访记录之余，正如修改后的标题页所写，是“由约翰·G.内哈特转述”。通过对词句的斟酌和对资料的摘选，内哈特传达出了黑麋鹿所要表达的含义，不仅是文字上的，也包括情绪上的。从实际角度考虑，我已在文中增加了注释，以引起读者注意作者在处理文字和作品时的手法。

内哈特根据两点来判定自己的角色。一是同理心。两人同有幻象经历，使得内哈特能深刻地理解黑麋鹿经历的意义和情感，这些意义和情感与他自己的十分相似。他将黑麋鹿口中的“他方世界”转化成他观念里的“外在世界”，并且他显然是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就将它转化了。二是语言障碍。黑麋鹿的言语经过他儿子本杰明的翻译转述，有时会模糊不清。内哈特必须细细打磨，将这些言语的意思解释清楚。他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将讲述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身上，将自己作为黑麋鹿——肩负着幻象的重担——创造了一个作品中的黑麋鹿，正如他自己后来对麦克拉斯基（McCluskey）所说的那样，作品中的黑麋鹿，是“两个人合作的艺术品”。

内哈特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中的黑麋鹿性格谦逊，致力于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他是一位拥有智慧的圣者，他的智慧超越了时间和文化的限制；他还是一位朴素的思想者，他的思想不属于西方知识系统，也不属于基督教神学系统；他默默地为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着，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濒临灭亡的民族悲痛史的缩影。他的故事结合了拉科塔族文化的异国风味与面对现代文明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厄运将要来临的感觉，充满了人类意识的基调，甚至对于那些从未有强烈兴趣去了解美国印第安人的读者来说，也不难理解。

在书本的一开始，内哈特就强调了黑麋鹿的谦逊性格：“一个人的冬来冬往又算得了什么呢？”（BES，1）在说到他身为巫医所拥有的了不起的神力时，他也丝毫没有骄傲，“治好他们的并不是我，而是外在世界的力量”。（BES，127）

对于作品中的黑麋鹿个人来说，人类是必然拥有更高的人生价值的：“我们的思想将会像鹰一样高飞升华。”（BES, XIII）所有人能做的，便是努力地去理解这些，然而这些却往往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在说到烟斗的象征意义时，内哈特笔下的黑麋鹿这样说：“因为这些含义，以及其他许多无人能理解的含义，所以，这把烟斗神圣无比。”（BES，2）无论一个人从这些幻象经历中对神圣一说了解多少，我们只是凡人，我们都辜负了自己的潜力：“这个世界一片漆黑，阴影不断变幻，要在这样的世界里仅仅追随一个伟大的幻象着实不易。人正是在这些阴影中迷失了自己。”（BES，157）

以上这些情绪，在记录稿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些都是内哈特写的，他用语言将他所感受到的黑麋鹿的意思表达出来。

黑麋鹿讲述的东西涉及面十分广泛，而内哈特更是赋予了它们特殊的文学意义。作品中的黑麋鹿希望将自己的幻象与全世界分享：“我要说的是关于众生的故事，是神圣美好而值得传颂的故事，是我们这些双脚行路的人类应当与四足奔走的动物，与展翅翱翔的鸟类，与所有青草树木分享的故事；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母亲的孩子，而我们的父亲，便是宇宙唯一的圣灵。”（BES，1）无论黑麋鹿的人生经历了怎样巨大的改变，他年少时真真实实经历的伟大幻象，如今也依然真实：“但，倘若这幻象是真实而强大的呢，如我所知，它确是真实而强大的；因为，这些本是心灵上的事，而人，则是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才在这黑暗之中迷失了自己。”（BES，1）这个幻象不仅关乎拉科塔族，更拥有其普遍意义：“我还看到了由许多个环组成的一个圆圈，这其中也有我族人之环，圆圈像日光、星光那么宽广，圆圈的中央长着一棵巨大的盛开的树，大树庇护着这些同属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的子女。我所看到的，便是神圣。”（BES，26）

内哈特在拜访结束后不久便写道，他与黑麋鹿及其他拉科塔族老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能让自己迷失在这些原始老人的意识里”。（SG，49）那些根本的真谛便显露出来：“难道，天不像父，地不像母？难道，行走奔跑、展翅高飞、生根发芽的生灵们不像它们的子女？”（BES，2）这些真谛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即便是（作品中的）黑麋鹿本人，也可能听过一些白人的知识：“世界之神力总是在圆圈中发力……天空是圆的，我还听说，大地也像球一样圆，所有的星星亦是如此。”（BES，121）内哈特用“世界之神力”“四方神力汇聚成唯一之神力”，以及“世界之圣灵”和“圣灵”来交替表达黑麋鹿口中的“伟大圣灵”（即拉科塔族语中的Wakh th ka），如此微妙的变化，使得这个词更通俗。

虽然作品中的黑麋鹿一直致力于促进各文化各族人民和谐相处，但在白人夺走了拉科塔族的领土并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后，他也表达了自己对白人的怨恨。在“狗之幻象”中，当圣灵骑手们杀死狗之后，黑麋鹿说道，“我看到那些狗头就变成了瓦西楚的头”。（BES，115）

记录稿中并没有说明此处的敌人就是白人，但内哈特却用这种表述将“狗之幻象”转变成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象征着拉科塔族人对白人的鄙视。疯马死后，黑麋鹿说：“如今，他们还要将我们关进一个个小小的孤岛里，要把我们变成瓦西楚那样。”（BES，115）随后，便是野牛灭绝事件，“那年（1883年）秋天，瓦西楚就将最后一群野牛也屠杀了。我记得曾经野牛多到数不胜数，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瓦西楚开始屠杀野牛，最后，只剩下一堆白骨散落在野牛曾经的栖息地上。瓦西楚屠杀野牛并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那些令他们疯狂的黄铁”。（BES，133）他们还被幽禁在保留区，“如今我们经常挨饿，华盛顿的那位先父分给我们的许多东西肯定都被瓦西楚偷走了，他们为了弄到钱，简直疯了头。谎言倒是有很多，但谎言又不能当饭吃”。（BES，133）贪婪是白人品性中的本质。作品中的黑麋鹿谈及自己随野牛比尔演出团在东部及欧洲巡演的经历时也注意到了：“民族之环破裂前，我们族人之间相亲相爱，但我看那些瓦西楚却并不关心彼此。”（BES，135）在评价1889年协议的时候，黑麋鹿说：“那些干尽坏事的瓦西楚又蜂拥而来，在那一半的剩余土地上搞起破坏来。”（BES，144）在这本书中，对白人文明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只不过是内哈特以黑麋鹿的口吻，表达他自己的批判。

故事中也随处弥漫着拉科塔族人的灭亡和绝望的主题。黑麋鹿的痛苦正是他的民族的缩影：“如今，每每看到族人们绝望的样子，我就想哭，我多么希望这幻象是赐给了一个比我更加值得托付的人。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这样的幻象给了我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可怜老头。我利用幻象赐予我的力量，治愈了无数的男女老少，然而对于我的民族却无能为力……但如今这个民族正濒临死亡，我的幻象是为拯救我的民族，而我却一事无成。”（BES，112）内哈特用反复的手法呼应了这个主题。作品中的黑麋鹿说：“族人们陷入了绝望，一个个心情沉重而暗淡，沉重到让人无法负担，暗淡到无法让人看见。”（BES，133）书中，黑麋鹿五次称自己为“可怜的老头”，而内哈特更是用黑麋鹿的高龄来增强这一表达效果：“但如今，我就像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样，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但如今，当白发苍苍的我站在这高山上回顾这一切时。”（BES，169）这样的文学手法让人印象深刻，但仅有六十七岁的黑麋鹿的确不止一次在记录稿中将自己称为可怜的老头。不过，年迈的叙述者的身份更能象征濒临灭亡的民族，象征枯萎凋零的圣树，象征被损坏并四分五裂的民族之环。

关于内哈特塑造的黑麋鹿的形象的另一个视图，从一些内哈特在创作《黑麋鹿如是说》一书的过程中遗漏的材料中也能找到。访谈记录稿的对照文字被收录进了《第六位先祖》中，这本书揭示了内哈特的一些决定，比如哪些材料是要删除的。考虑到原记录稿较长，而内哈特也有必要为一些重要事件和一些黑麋鹿没有讨论到的话题做一些添补，所以删减当然是有必要的。许多被删减的细节虽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民族志意义，但也会使故事变得杂乱而难以理解。不过，本书在序言中就将黑麋鹿称为“‘圣人’，且此处的‘圣人’拥有更深层的含义，代表着一种世人鲜有的天赋”，（BES, XVIII）所以，有些部分被内哈特删减掉，似乎是为了显得黑麋鹿既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又值得相信。

又如，在讲到黑麋鹿的伟大幻象时，内哈特将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部分省去，而着重描写与治疗相关的内容。有一个插曲，他完全没有提到：黑麋鹿与他的同伴攻击了烈火之中的某个东西，当黑麋鹿将那个东西杀死后，它就变成了一条狗。黑麋鹿对内哈特解释说：“这就是说，上战场杀敌的时候要像杀狗那样。”（SG，122）这个幻象中还有一个插曲，也被内哈特全部删除：黑麋鹿看到战争变成了一个长着犄角的人，被涂成了黑色，他身子移动的时候，浑身就闪着火光。后来，这个人又变成了黑麋鹿拿到的另一根神圣药草——毁灭士兵草，这根草的神力能杀死所有人。这个插曲发生在幻象中的第四个上坡路上，也就是黑麋鹿离开世界中央准备去往六位先祖那里的时候。他遇到了骑在四匹不同颜色的马上的骑手（枣色、灰色、栗色和白色），每位骑手头上都戴着活鹰和其他动物作为头饰，栗色马骑手拿着一条活蛇当作长矛。尽管这些是幻象中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之一，但内哈特依然将它删除了。四位骑手在第四个上坡路出现，代表着全世界将有战争出现。

在幻象中，圣灵告诉黑麋鹿，他只能活到三十七岁，另外，他只要使用士兵草，就能保护他的族人，不过，这根草也会杀死许多无辜的男女老少。黑麋鹿告诉内哈特，他不想造成这种破坏，他还说，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放弃了自己的幻象，并加入了天主教堂。 
[433]

 （SG，135-137）

内哈特在书中收入了黑麋鹿第一次担任巫医为别人治疗的故事，这一段故事非常值得注意，它揭示出黑麋鹿从抽象的幻象中醒过来，进行治疗仪式活动的心理过程，他与其他人一样，也终于相信自己拥有治愈的神力。不过，内哈特却将黑麋鹿的萨满治疗系统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删去了。在伟大幻象中，当黑麋鹿回到六位先祖那里时，代表北方之神的先祖赠予他一杯水喝，而水杯中有一个小人，浑身被涂成蓝色，手里拿着一把弓箭。黑麋鹿遵照先祖的指示，将水喝掉的同时也将那个男人喝了进去，这时，这个男人变成了一条鱼，代表着水中的治愈神力。在第一次治疗中，黑麋鹿感觉那个蓝人游到他的胸口，接着又到了他的嘴边，将北风的治愈神力吹向病人的身体，将疾病消除。黑麋鹿解释说，他每次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只是让这个小蓝人出来，到我用过的杯子里游一下”（SG，139）。这种潜伏在体内的圣灵的说法，正是在北美大范围流传的萨满教的元素之一。萨满教认为，疾病是因物体入侵而引起的，必须把它吸出来，才能治愈。由此不难看出，蓝人正是黑麋鹿治愈仪式的中心部分。不过，内哈特可能觉得如果将这个部分写进书中，会影响到读者的信任，致使作品中的黑麋鹿变得不可信。

同样，内哈特也不希望黑麋鹿让人容易相信或者单纯地迷信，于是，他在一些情况下，将黑麋鹿那些看起来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弱化了。例如，印第安人在鹿岩高处看到象形文字时，就相信这是在预言卡斯特会战败，在描述这一段时，内哈特是这样写的：“上面有一幅图画，画着许多士兵垂头丧气，人们说，那幅画在大败长发之前就有了。这事我不清楚，但当时那幅画确实在那里，并且，也不像是有人能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画画。”（BES，81）

相比之下，记录稿中对于这些画作的神秘来源就丝毫没有怀疑的影子：“后来，我们在一块圣地停留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岩石峭壁。印第安人宣称，早在卡斯特之战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画上去了。人不可能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画画。”（SG，198）同样地，内哈特笔下的黑麋鹿表演完马匹之舞后回到准备的帐篷时是这样说的：“……出现了许多小马蹄印，好像这些圣马刚刚也随我们一同舞蹈了一般。”（BES，109）。不过，在记录稿中，对于马蹄印的来源却十分确定：“帐篷的地上到处都是小马的踪迹，这些圣马刚刚也一直绕着帐篷跳舞。”（SG，224）

还有一个省略的例子。1875年秋，内哈特笔下的黑麋鹿这样说道：“我会独自进入黑山，到一棵树上坐一坐。我以为我的幻象会再回来，告诉我要怎样帮助我的族人挽回那片土地，但我却什么也看不见。”（BES，51）而实际上，根据记录稿来看，黑麋鹿在此期间还经历了一次幻象：“我独自一人走进黑山，在一棵大树下，又出现了一次幻象，并且发现我将会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我将会拯救黑山地区。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但我却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大地上，将它实现。”（SG，164）也许是因为这个幻象必然会引出此前在伟大幻象中出现过的破坏之草吧，所以内哈特将它省略了。

最后一个例子其实不值一提。1877年初，作品中的黑麋鹿在族人前往罗宾逊堡投降之前这样说道：“我一遍遍地想着我的幻象，却不由得悲伤万分，我甚至怀疑那些幻象不过是一个奇怪的梦境而已。”（BES，86）记录稿中与之相关的地方似乎出现在1877年秋，在疯马被杀之后，当时他的族人离开管理区向北走了：“我时不时地回想我的幻象，却不知道我的任务何时才能完成。”（SG，204）在记录稿中，并没有任何地方显示黑麋鹿对自己伟大幻象的意义产生过任何怀疑。《黑麋鹿如是说》中并未指明黑麋鹿“任务”的性质，但在记录稿中明显可以了解到，黑麋鹿认为他的任务就是拯救黑山地区。

内哈特在创作黑麋鹿故事的过程中还创造了一些强大有力的画面，写出了许多精巧的句子。其中一些是对老套的话进行巧妙的加工：“这片土地，自瓦西楚与红云签订了协议之时起，就是我们的了，并且协议上还说，只要青草仍然生长、河水仍然奔流，这片土地就一直属于我们”，“只有发疯的人或者愚蠢之极的人才会将自己的土地卖掉吧”，“但瓦西楚说的话能信吗？他们只会说谎话”。（BES，83，83，157）另一些则洋溢着抒情诗调和深深的情感。例如，在谈及疯马的时候：“他的尸体埋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那里如今已是丛丛青草；重要的是他的灵魂，肯定留在了一个美好的地方。”（BES，90）谈及嘿呦咖时：“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真理总是以两面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种是饱受苦难的悲伤，另一种便是欢笑；但无论是笑还是哭，其实都是同一张面孔的表情。”（BES，117）谈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族人们的命脉掌握在这圣环之中，如果连这命脉都没了，无数的生命又当如何？”（BES，134）谈到白人对拉科塔族领土的无尽贪婪：“那些干尽坏事的瓦西楚又蜂拥而来，在那一半的剩余土地上搞起破坏来。”（BES，144）谈到伤膝大屠杀的受害者：“厚厚的积雪覆盖在弯弯曲曲的峡谷里，将峡谷变成一道长长的坟墓，墓中静躺着那些被屠杀的妇女和孩子，他们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当时只是想着逃命而已。”（BES，164）

研究了访谈的记录稿之后，不难发现，黑麋鹿的话语中并没有描述这些画面，这些都是内哈特的言辞。但内哈特并不是凭空捏造了这些画面，因为他是在聆听、吸收了黑麋鹿的话语之后，用自己的方式将黑麋鹿讲述给他的故事讲述出来。于是，当我试图将他们两人的声音解开时，就被带回了拜恩·德洛丽亚对《黑麋鹿如是说》的总结：“它用简单而有力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人类阅历的一个面貌，鼓励我们重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最美好的事物。这就足够了。黑麋鹿和约翰·内哈特想必也都会认可这样的观点，并且继续他们的谈话。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够了。”（BES, XVI）。

现实中的黑麋鹿在与约翰·内哈特初次见面之后，还生活了二十多年。1934年夏，内哈特拜访了他，并停留了整整一夏；在这期间，内哈特完成了《救世主之歌》的创作。1944年，内哈特再次来访，并停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就拉科塔族的历史和文化对黑麋鹿进行了又一轮采访）。1945年和1946年，内哈特也抽了几天去拜访黑麋鹿。这些年间，世界出现了大萧条、黑色风暴事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青松岭地区的孤立状态被日渐打破，奥格拉拉部落的人们与保留区之外的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有些人成了农场的工人，有些人搬进附近的城市寻找工作，也有一些人自愿加入军队，或者从事着与战争相关的工作。从1934年开始，黑麋鹿至少有十年的时间都在从事他年轻时在野牛比尔演出团所从事的工作，他在黑山地区组织了一个印第安表演团，旨在向游客们展示传统的拉科塔族文化。每个夏天，表演团都会在拉皮特城（Rapid City）附近的杜哈梅水晶洞（Duhamel’s Crystal Caverns）举行盛会，让大家有机会住进凉爽黑山的帐篷里，顺便也赚一些钱。西大荒演出团的演出将印第安战争进行了美化，而黑麋鹿的表演不一样，他的表演主要是向大家展现包括太阳之舞（SG，63—66）在内的各种传统的神圣仪式，其间还穿插着一系列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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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1947年的时候，约瑟夫·布朗找到了黑麋鹿，决定为黑麋鹿书写最后一本书——布朗表示，这是一本有关神圣烟斗的“历史”的书。虽然黑麋鹿明确提到了烟斗是白色野牛乌鸦女人的礼物，但《神圣烟斗》却详细描述了黑麋鹿心中传统拉科塔族宗教的七个基本仪式。布朗与内哈特一样，见到黑麋鹿后也感觉到了那股非凡的神秘力量。而黑麋鹿显然也很期盼有人能帮助他，将拉科塔族神圣仪式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也许，这便是黑麋鹿在信中对内哈特所说的“伟大的工作”吧，他希望能在“我们俩都长眠地下”之前将它完成。（SG，69）

布朗将自己与黑麋鹿的友谊看得很重，不愿意随便谈论。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经问过他与黑麋鹿共事的问题，结果却换来一阵沉默，真是令人既尴尬又困惑。不过，最近布朗的女儿玛丽娜·布朗·威德里（Marina Brown Weatherly）、布朗的遗孀艾莉尼塔·布朗（Elenita Brown），以及曾担任布朗的教学助理、现为大平原印第安宗教研究学者的迈克尔·O.菲茨杰拉德（Michael O.Fitzgerald），将布朗与黑麋鹿共事时所写的一系列信件整理出版。这些信件对于了解他们的合作有着重要的价值。根据布朗所言，黑麋鹿所做的不仅是为了记录那些神圣仪式，更是为了让这些仪式流传至未来。

他希望将其他参与振兴拉科塔族宗教、建立“烟斗之礼”的拉科塔族老人的名字都写上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天主教的高尔神父（Father Gall）的鼓励，高尔神父是比利时特拉比斯特修道院的修道士，他对印第安宗教的态度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驱。布朗写道：“黑麋鹿说，他担心自己目前这些振兴拉科塔族圣灵传统的行为会惹怒教士们[圣玫瑰传教所的耶稣会士]，但他们若是愤怒，就恰恰证明了他们愚昧无知，所以，无论如何，瓦坎坦卡（Wakan-Tanka）都会高兴，因为他知道，黑麋鹿做这一切都是遵照了圣灵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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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种假说，认为黑麋鹿与内哈特初次见面后便开始将拉科塔族传统中那些基本真谛同天主教相关的真谛进行比较思考，而布朗的资料恰好证实了这个假说。并且，黑麋鹿会进行这样的比较也不足为奇。随着保留区渐渐开放，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广，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文化差异也越来越明显。欧美文明与土著文化相互交集，曾经无可置疑的层次关系开始变得明显起来。黑麋鹿在中年时便已适应了白人的生活方式。他在与西大荒演出团巡演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能适应这种方式了，加之后来鬼魂之舞幻象失败，他无力拯救伤膝溪的族人，于是，似乎除了适应，也别无他法了。他热情地拥抱了天主教，并当起了各个保留区的传教士。他在教堂的角色让他收获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些许经济回报。但当内哈特再度唤醒他那些幻象中的鲜活的场面时，他便感觉，这个白人是上天派来了解拉科塔族的文化，并将它传向世界的。当然，上天的这个安排并不是要让他拒绝天主教信仰，而是要他振兴自己的传统信仰。在伤膝之战后，黑麋鹿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鬼魂之舞幻象中，而将他年少时的那些幻象置于一旁，为此他懊悔不已；同样地，他在中年时完全依赖天主教，而将拉科塔族信仰置于一旁，这也让他懊悔不已。这三种信仰都不矛盾，都能通向那个伟大的真谛。

这样的结论虽是简单，但人们对于黑麋鹿的信仰生活或者《黑麋鹿如是说》的翻译的辩论却不会结束。

许多支持者都激情澎湃地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认为书中关于黑麋鹿所说所指的每一个翻译都是值得肯定的。我虽然并不认为他们的观点全都正确，但也觉得，大家如此激情澎湃地辩论，恰好反映出了黑麋鹿的力量。当然，这首先得益于内哈特在《黑麋鹿如是说》中将他描绘了出来，然后他的精神才能启示读者们前去思考，甚至去体验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极具缺乏的超然存在。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动摇我们所确信的事情，看看另一些现实。在作品中，内哈特用他的语言讲述了黑麋鹿的一段故事，是他年幼时经历了伟大幻象后不久的事情：“但当我准备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意义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雾，散开了……随着年纪渐长，这些画面和话语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到今时今日，我也未能尽言我所知晓的所有意义。”（BES，30-31）乃至到了现在，在经过许多年许多努力来批判性地分析内哈特的作品后，当我再拿起《黑麋鹿如是说》阅读时，依然充满了欣赏与敬畏，就如第一次阅读时的感觉一样新鲜。我相信，其他读者在本版的注释帮助下，在了解了内哈特的创造过程后，也会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更享受阅读的过程。

（感谢约翰·G.内哈特授权研究他与黑麋鹿访谈的记录稿，感谢希尔达·内哈特授权将其出版，更要特别感谢科拉莉·休斯（Coralie Hughes）和加里·邓纳姆（Gary Dunham）对此注释版的鼓励。也感谢雷蒙德·A.巴克（Raymond A.Bucko），（Ducko S.J.），道格拉斯·R.帕克斯（Douglas R.Parks）以及帕特里克·沃伦（Patrick Warren），感谢他们协助编辑。感谢大卫·C.波斯蒂摩斯（David C.Posthumus）对本项目各方面的贡献，感谢他整理的地图数据。）


附录9　超越黑麋鹿的约翰·G.内哈特

亚力克西斯·N.佩特里（Alexis N.Petri）

约翰·G.内哈特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在许多地方都有记载，但它似乎适合从这里开始。那是1930年的夏天一段风尘仆仆的漫长旅程，一辆20年代式的汽车从密苏里州的布兰森开往南达科他州的青松岭保留区。兼具诗人、作家与文学批评家身份的内哈特与他的儿子西格德当时正在进行巡回演讲，他们决定绕道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在过去的十八年里，内哈特一直在创作一首名叫《西部之环》（1949年）的史诗，在这部史诗中，《救世主之歌》（1935年）是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他想要认识一位曾参与过鬼魂之舞或拥有鬼魂之舞第一手资料的苏族圣人。鬼魂之舞是19世纪末的一项救世主活动，用以表达美洲原住民希望摆脱美国政府的镇压所带来的饥饿、流行病及民族分裂，并回归自由生活的渴望。虽然他希望收集一些与此相关的材料，但他最渴望了解的却是其中所包含的神圣的东西。身为一个白人，他不太可能了解到这些知识。

内哈特在此前做调查时认识了青松岭管理区的外勤特工W.B.科特莱特，所以便从他那里开始打听。科特莱特向他说起了一位名叫黑麋鹿的苏族老圣人，说他可能参与了鬼魂之舞活动，还说他就住在曼德森附近。但因为黑麋鹿不会说英文，所以内哈特便找来飞鹰担任翻译。飞鹰已经不是第一次带作家去采访黑麋鹿了，在去往曼德森的路上，飞鹰就提醒内哈特，黑麋鹿可能不会同他谈话。黑麋鹿不仅是一位圣人，还是伟大的战士疯马的二代堂兄，并且对他十分了解。虽然飞鹰一再提醒，但内哈特仍然希望能有机会与谁讨论一下救世主活动更深层的精神意义。

几个人一走近就发现了黑麋鹿，他当时正站在用松树枝搭建的凉棚下面，好像是在等着内哈特的到来。从那一刻起，黑麋鹿和约翰·内哈特便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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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内哈特以及其他几个苏族印第安人一起交谈了整个下午，第一次拜访结束后，黑麋鹿和内哈特便开始准备再进行一次更长时间的谈话了。那天下午，黑麋鹿给了内哈特一个星形的圣物，这个圣物对黑麋鹿来说意义重大，他和他的父亲都在仪式上用过它。黑麋鹿告诉内哈特，他想给他一份更重大的礼物：他小时候曾获得一个特殊的圣灵幻象，他要将其告诉给内哈特。在他们开始友谊的第一天，他们就了解了彼此，黑麋鹿请内哈特为后世子孙记录下他的圣灵幻象。有关内哈特一生中最重要的这一刻，还有许多记载——一些出自内哈特本人之手，而另一些则出自黑麋鹿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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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所有的记载中都明确了一件事——黑麋鹿想要把他的信仰、经历和知识告诉内哈特，以便内哈特将这些与他人分享，从而使得他的幻象长存于世。内哈特在给他的朋友兼第一传记作家朱利叶斯·豪斯的一封信中写道：

他说……他坐在那里时，就感觉到我的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想法，想了解他方世界的事情，在我身后，站着一个圣灵，是圣灵推动我前来找他，并期望从他身上了解到一些信息……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与黑麋鹿及他那些博学的老友一起生活六个月，我应该把黑麋鹿的一生完整地写下来，因为他的一生能深刻地揭示出印第安人的意识文化。（275）

内哈特觉得，自己与黑麋鹿之间显然是有一种强大的联系，于是他开始计划着如何再次前往南达科他州，聆听黑麋鹿的教诲。他也开始跟他的出版商提及为黑麋鹿的一生写一本书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带着两个女儿伊妮德和希尔达回到了黑麋鹿的住处，并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黑麋鹿与他同龄的许多族人一样，只会说一点点英语，但是他们又想谈论他们最神圣的精神信仰，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他们认识并且信任的人来充当翻译。黑麋鹿的儿子本的英语相当不错，于是他便为黑麋鹿及他的亲朋好友当起了翻译。

在进行了许多深入的交谈之后，内哈特便写下了《黑麋鹿如是说：苏族奥格拉拉部落一位圣人的生平》一书，同时收集到了许多创作《救世主之歌》所需的材料。

综合内哈特的个人哲学、精神意识、研究能力、美国历史知识、人生经历以及与美国印第安人的亲密友谊（尤其是与奥马哈及苏族印第安人的友谊）这些方面来看，内哈特是最有资格写下《黑麋鹿如是说》的人。他们第一次见面，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便是他们一见如故。为了体现黑麋鹿圣灵幻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内哈特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他也十分关注他的朋友及他们的信仰和经历，以便继续创作他称之为高贵野蛮人的伤感传奇，继续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原住民文化中最受欢迎的“印第安传奇”。杰·福尔茨（Jay Fultz）在为内哈特的短篇故事集《一个梦想的终结及其他故事（The End of the Dream and Other Stories）》所写的引言中，引用了内哈特在1927年发表于《圣路易斯邮报》中的一篇书评：

库珀之后，印第安人确实被歪曲了……他要么是库珀书中所描述的身着羽毛、涂成白色的男人，要么是骇人听闻的惊悚片中嗜血的野人，要么是朗费罗书中所陈述的懦夫，要么是业余爱好者的热衷题材。殊不知，只有通过亲身的接触深入其种族意识，才能理解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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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哈特并不只是在创造故事或收集传奇，他真正地投入了他的热忱，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去传达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内哈特的作品清楚地诠释了他作为一个诗人了解并且领会其主题的能力。为了做到熟悉这个层面，他试图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阅读一切印刷成文的书籍——历史、理论、社会评论——然后找那些有直接经验或知识的人，向他们了解这个主题。他拥有一种天赋，能在作品中将理论与第一手知识的力量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要求他发展信任构建技能，在深层次水平上为讨论激发与之密切相关的要点——这是一个精神和诗歌都要达到的水平。

内哈特的研究远远超过了那些“业余爱好者”写传记所依赖的事实搜集和观察，已经延伸到了超越所熟知的什么人、什么事、在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等要素。尽管内哈特第一次见到黑麋鹿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但其实他已经为《黑麋鹿如是说》的创作准备了三十年。

虽然内哈特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却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乱世之中。19世纪末，现代纪元开始，科技进步运动兴起，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他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里写作的。作为一个诗人兼作家，内哈特觉得有责任通过对话的方式将周围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浸染为一个精神、哲学、人性化的更为永恒的世界。内哈特成长于一个他称之为“历史分水岭”的时代。1881年，他出生在伊利诺伊州，是驾着大篷车西进的人的直系后裔。他先是在堪萨斯州长大，住在草原上的一个草皮房子里，随后到了内布拉斯加州北部一个与奥马哈保留区接壤的小镇——班克罗夫特——是探险和贸易的必经站点。内哈特少年时就对边疆生活的生存痕迹十分熟悉，他经常寻找各种机会倾听老人们谈论早年探险和建造家园时的日子。内哈特从他们的故事里学到了勇气和冒险，也因此了解到一个“天生痛苦不堪的世界”——他在《西部之环》的引言中就是这么称呼那些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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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哈特看来，19世纪末的这些年并不是胜利的年份。他被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历，以及探险者、狩猎者和开拓者在大平原上锻造生活时所遇到的苦难深深地感动着。

19世纪末，正规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即使有，也是私有化结构的那种。但内哈特表现出很强的学术潜力，他十二岁的时候，便在母亲的支持以及老师们的教育指导下，通过了一系列的学术课程，开始为上大学做准备了。1893年，他进入韦恩的内布拉斯加师范大学就读。他的母亲与校长协商，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勤工助学的机会。

做个肩负起提醒校园上下课时间的重大责任的敲钟人，以这种方式读完大学，对一个未来的诗人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据他的朋友和家人说，为了使工作富有趣味，他一边拉动钟绳一边背诵诗歌。内哈特也很喜欢隐居在钟楼里沉思和学习。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的大学生活点燃了他这一生对经典作品的挚爱，以及对他称之为“希腊人”的特殊热情。内哈特开始觉得，阅读是他教育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事情，这个习惯陪他度过了整个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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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恩期间，内哈特与当地一个“异教徒”成了朋友——他是镇上的墓碑雕刻师，也是一个智者——内哈特称他为杜林（Durrin）“教授”。在杜林的带领下，内哈特开始阅读东方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当时非常盛行东方文化研究，尤其是印度教经文研究）。19世纪90年代，“帐篷传道活动”让人们有机会聆听旅行的牧师们的传道。一天，草原上狂风大作，一位传教士向听众们保证，说上帝允诺了他帐篷不会被吹倒。结果没过几分钟，帐篷便神秘起火，烧得干干净净——所幸所有人都成功逃离了现场，并且没有人受伤。年少的内哈特为这讽刺的一幕所震惊，创作了一首极具幽默的嘲讽史诗——《帐篷传“倒”》（The Tentiad），可惜这首诗只得到了几个像杜林那样的智者的欣赏，其他人都嗤之以鼻。内哈特通过阅读一直在探索神秘主义和其他宗教信条的不同形式，而这一事件的巧合正好激发了他诗意的想象力。迄今为止，在内哈特作为诗人的道路上，从他的新教徒修养之路出发延伸了宗教经验和圣灵的界限，也通过他的第一本出版诗集《神圣魅力》（The Divine Enchantment，1900）真切表达了他对圣灵和神秘主义广义的偏好，这本诗集颂扬了他所读到的印度诸神和宗教。这本书出版后没多久，内哈特自我感觉不太好，担心其会成为他写诗技艺成长拙劣的证据，于是他买下了他所能找到所有印册。内哈特后来描述道：“它们在厨房烧了好几个星期。”如今，第一版的几本免于被烧的印册便成了收藏家的收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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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哈特年轻的时候曾在班克罗夫特为一个印第安商人工作过。工作中，他结识了许多奥马哈族印第安人，并与他们成了朋友——据他的女儿希尔达说，他们关系很好，有时，奥马哈印第安人会在内哈特的院子里支起帐篷跟他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次，“白马”（White Horse）首领停止仪式来介绍内哈特，说他是一个“好小伙儿，藏着一颗印第安的心”。这期间，在与奥马哈族人的友谊中所学到的知识激发了内哈特的灵感，使他写出了许多成功的短篇小说。他把小说——《大陆》（Overland）、《远足》（Outing）、《美国人》（the American）、《时尚人》（Smart Set）以及《蒙西》（Munsey’s）卖给当时的流行杂志。研究内哈特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他的早期短篇小说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题材上，都预见了他后来的诗歌。比如说，他的小说是以平铺叙述为框架，依赖于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角色的人性化，并多维度地描绘它们。这种手法成为内哈特叙事诗里风格的一部分，也表现在了像《黑麋鹿如是说》这样的作品中。内哈特的短篇小说目前在印的有三个系列：《印第安故事及其他》（Indian Tales and Others，1926）是在他生前整理编辑的；而《一个梦想的终结及其他故事》（The End of the Dream and Other Stories，1991）以及《远古的记忆》（The Ancient Memory，1991年）则是他去世之后才编辑的。如今，内哈特的读者和研究学者都把这些短篇小说看成他此后作品的热身。尤其是短篇小说《远古的记忆》，预见了内哈特文学领域之一，也是他后来称之为“他者”的一个概念，它探索了一个作家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境界。内哈特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旨统一：坚定明确的都是关于通过写作他想要得到什么。

内哈特的早期事业精力都用在抒情诗上，他写了三本书：《一捆没药》（A Bundle of Myrrh，1907），《人之歌》（Man-Song，1909）以及《门口的陌生人》（The Stranger at the Gate，1912）。尽管内哈特总是受自己远离中西部生活的信仰和经历的影响来诠释主题，文学界最初却并没有将他界定为一个地方主义作家。内哈特开始他的诗歌生涯是受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影响，他写自由体诗要比他的同代人早几年。尽管内哈特后来以形式主义诗人而著称，但他那些年为写自由体诗和维护自由体诗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他早期的诗歌将自然古典手法与法国意象主义作家——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以及魏尔伦（Verlaine）的意象特质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多反映19世纪后三十年里的冷酷现实。内哈特的早期诗歌在题材上也跟意象主义者有很多共同点——象征主义者也经常探索人类的奥秘。

现代人为了抵制佐治亚诗人（他们的出现宣告19世纪英国和美国诗歌的终结）的顽固和多愁善感，开发了意象派，在那之前的几年里，内哈特试着将意象主义和想象力应用在他的诗歌里，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大受好评，其中他最为流芳的一些诗歌收集在《一捆没药》里。在《放下你的发丝》（Let Down Your Hair）里，他在诗行里表现出感性的一面，如“解开你的发丝，让它披散着/舒缓我疲惫双眼下的温柔午夜。”在《尘埃之城》（The City of Dust）中，他将经典场景设置与成为他者的另一次早期探险结合，形成了一种非常现代的风格：

看我啊——一个影子！

一个古老而又可笑的影子！

随着时间一块块分解沉沦；

神圣的土地上耻辱地生长着轻蔑的杂草；

……一旦有百合长在这悠长闲置的花园里；

那会是我的百合——为我而生长。

杂草现在那里丛生，

在阳光下炫耀着它们破烂的外衣——

无耻的无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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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捆没药》中最著名的诗歌里有一首叫《让我活出我的岁月》（Let Me Live Out My Years），在这首诗里，内哈特集恳求、祷告、命令于一体。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在我面对可怕的东西时/请赐予我高傲的尖叫声/也许它能撕破这灰暗！/噢，让我变成那扫过琴弦的一支曲调/去感受和捕捉主的旋律！”《一捆没药》大获成功，一个在巴黎罗丹雕塑下学习雕刻的女子莫娜·马丁森（Mona Martinsen）读到了这本书，她和内哈特开始了浪漫的书信往来，逐渐认定彼此就是对方的灵魂伴侣。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班克罗夫特火车站，内哈特在火车站接到了脱俗而又文雅的莫娜。当天他们就结婚了。

1912年，内哈特完成了《门口的陌生人》，这本书包含了他一些最著名的抒情诗：《倾听音乐》（Hark the Music）、《四月神学》（April Theology）、《当我用奇怪的方式走过》（When I Have Gone Weird Ways）、《后记》（L’Envoi）以及《幽灵兄弟》（The Ghostly Brother）。最后一首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它延续了内哈特“他者”理论的前瞻性。在希尔达·内哈特收集的短篇小说《远古记忆及其他故事》（The Ancient Memory and Other Stories）的前言中，她对“他者”是这么定义的：“可观察到的世界只是一个影子而已，这是一个隐形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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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理解内哈特写作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它关系到内哈特作为一个诗人的承诺。在内哈特十一岁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在与病魔作斗争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神秘的体验，从此他便献身诗歌。在梦里，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飘浮到了空中，于是他被激发了写诗的想象力和责任感，并且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他。诗歌《幽灵兄弟》便是这种责任感的结晶，诗中写了两“兄弟”之间的对话，对话中说话者懂得了：

尽管我希望飞向你，

像一个你追逐的影子。

我征服了吗？你就在那里，

索求着分享胜利。

夜色撩开又升起，

你掩藏的面庞点亮了缝隙。

你的声音刺痛地驱赶着我，

在雨的叹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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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里，内哈特探索了怎样用带着诗意的眼光在有形的世界里寻找永恒世界的踪迹——比如影子，而不是太阳的投影。想到“他者”理论，很难不提到黑麋鹿看到的站在内哈特身旁的影子，以及内哈特十一岁发高烧做的梦与黑麋鹿向内哈特描述的苏族男孩十岁时所具有的“幻象”之间的相似性。内哈特的幻象是设定在他生命中的一堂课，迫使他违背那个时代的品位与趋势决定属于自己的艺术。

作为一个作家以及一个个体，内哈特的感受和行为方式与时代精神很不合拍，这从他早年成人时期做的几个选择便可以看出。为了实现成为一名诗人的毕生愿景，他在短篇小说非常受欢迎的时候不再写短篇小说。这代表他决定成为约翰·G.内哈特，而不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一类的诗人。其次，在他三十岁生日后不久，那时许多诗人开始写自由体诗，而内哈特却做了一个过时的决定，转而写形式诗。

他的这一决定根植于他对经典作品和对写长叙事诗的英国诗人的强烈崇拜。决定写叙事诗以后，内哈特寻求一个探索“人生人事”这类严谨诗的题材。他对这首史诗的第一个计划，便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进行一次重大的探索。我们家族的其中一个故事讲述的是约翰和莫娜之间的一场对话，在对话中诗歌传达了他的主题。在一些讨论中，莫娜建议道：“约翰，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腐烂的东西上了，写点你了解的东西吧。”内哈特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我照做了，它就好像是从我的脚板底下冒出来的。”这个简单的建议在内哈特二十九年的路程中推动着他前进，使他最终赢得了“美国荷马”的美誉。

虽然他们原本可以搬到纽约去，尤其是莫娜从小在欧洲城市长大，但内哈特却把他们的家安在了中西部，这又是一个与时代潮流不合拍的决定。那时所有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放眼城市，把城市看作力量的中心，而内哈特却让自己被乡村包围，把乡村看作力量的来源。在中西部当作家谋生并不容易，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诗人愿景。为了与生存做斗争，许多男男女女都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梦想，而内哈特却依然坚持着，但是为了平衡自己的诗人梦想与养家糊口的责任感，他有时也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作为一个丈夫和四个孩子的父亲，生存的责任感价值重大。有时候他试图抛开诗梦，好好工作，但如此一来，他就会伤感不已。内哈特在这件事情上从来就别无选择——他天生就该是他这样的人。

内哈特相信，如果他不能担负起作为一个男人的职责，他就谈不上是一个诗人，至少很难与他的读者产生共鸣。在写《西部之环》期间，他曾在《明尼阿波利斯日报》（Minneapolis Journal）、《堪萨斯城邮报》（Kansas City Journal-Post）、《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以及《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担任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以此谋生。在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发表了超过2500篇书评。他的文学评论被内哈特研究学者洛里·乌特希特（Lori Utecht）收录进《知识与观点：约翰·G.内哈特随笔集文学评论集》（Knowledge and Opinion：Essays and Literary of John G.Neihardt）（2002），这本书展示了内哈特的知识广度、阅读范围及所能想象的每一个题材。

内哈特在评论性文章里显示了平民主义倾向，他鼓励读者多接触文学著作和重要理论书籍。虽然他写了一个叫“书的角落”的专栏，但里面关于内哈特的评论也没什么稀奇的。他在他的事业生涯中发展了庞大的读者群，并以教育性的方式来写他的评论。内哈特的第二个女儿希尔达回忆说，她的父亲每天一早就进行他的研究，写书评和诗，他写作非常聚精会神，以至于她敲门叫他吃晚餐时他都直接忽视了她。希尔达还记得，她的父亲对家里敲打修理的杂事很在行。她很感激他的父亲从不吝啬于跟他的孩子分享他对阅读和书籍的热爱——从经典作品开始，有计划地进行阅读，但也从不忽略他们当时的重大思想。内哈特组织巡回演讲赚外快，经常会带上他的儿子西格德。内哈特上了年纪后，他的孩子都会与他一起到处进行研究，他认为这样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教育他们，另外，顺便也能帮帮他的忙。所以，在1931年内哈特前往南达科他州与黑麋鹿会谈的时候，希尔达便成为“官方观察员”，而她的妹妹伊妮德则变成了“速记员”，陪伴在内哈特左右。

内哈特研究了二十九年，写就了他的史诗《西部之环》（Acycle of the West）。不难想象这样的诗歌作品是多么了不起的“创意”，因为它是想象的或者说是编造的。诚然，内哈特运用了他强有力的创造和想象系统，他的幻象是为了呈现这样一首史诗故事，它能重燃美国自由意识，并且发出一声既不是东海岸也不是城市的美国文学之声。他的作品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尽可能准确如实地描述历史，他读完了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历史记载刊物，还翻阅了许多西部文件、记录和日记等原始资料。他把各个国家历史协会收藏室以及各个大学图书馆的特别收藏室都读了个遍，为了将西部移居期间所发生的斗争和事件的整个框架填补完整，他甚至还阅读了自传和历史故事这样的二手资料。他在文件和记录中找不到太多他想要的东西来写作，所以他便采访了许多他所能找到的人——在那个时候已经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采访他们的经历。他采访过参与了印第安战争的美国印第安人和士兵，采访了印第安战争中的幸存者，以及探险家和贸易商的朋友和后代。他采访过勒姆利少校（Major Lemly），这个人见证了疯马的死亡，他说，因为他当时对疯马的遭遇感到十分愤怒，还曾提出调迁申请。内哈特还参观了历史遗迹以获得对地域、街景、景观、植被的感观，以便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真实的场景。

在将近17000行押韵的无韵诗里，内哈特写下了从1882年做皮毛生意的白人来到密苏里河做起皮毛生意，一直说到探险、移居、印第安战争，最后以1890年毁灭性的伤膝之战而终。也许你会认为，这么长的一系列叙事诗必会遭遇韵律限制的瓶颈，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内哈特的诗行重音多变，从押韵的词到诗行，意思也一步步转移，削弱了歌咏的效果，展示了自己对结构的掌控和诗的韵律。为了避免单调跨行，他还运用停顿来跨行连续，并且保持了配合手头上主题的步调。内哈特拥有清晰明了的写作天赋，能在维持叙事顺序的前提下，创造有意义的想象。他总能写出令人难忘的诗句——一旦斟酌，稍加想象，一卷卷的思想和观察就能用一两句诗来传达。在《西部之环》中，象征主义根植在了诗行里，比如“静寂的白色微风吹跑了星空”。史诗中有一些不成文的、心照不宣的共同观念：很久以前和遥远的地方、精英和智者、尘土和尴尬。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读过中学课本里“希腊人”的无力翻译，但是内哈特能够排除这些共同的观念，读懂希腊人，从强有力的经典来源中获取灵感，并把这种力量带给他诗歌的读者。

《西部之环》的最后两首诗聚焦于印第安战争和鬼魂之舞运动，这对所有读到它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题材，但重要的是，要知道，内哈特并没有站在我们国家的痛心历史这个角度来写《西部之环》。

如前文所讨论的，他觉得他生活在一个“天生痛苦的世界”，在《西部之环》全文中，他专注于为了他所提及的“更高价值”而奋斗。如果只是陈述一系列的数据和解释，那么，历史的经验教训便削弱了。内哈特的作品使人们直面西部移居基础下的挣扎、动荡和损失。内哈特在他毕生的研究上花了二十九年，综合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基本事件，以一个个的故事呈现了历史梗概，读者能够从中识别或洞察人类经验，或者也许还能找到回归各自生活的一些价值。遇见黑麋鹿并写下《黑麋鹿如是说》对内哈特完成他的《西部之环》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觉得在他对圣灵和人类的理解上，体验至关重要，信仰产生深刻的友谊，这本书便是最好的佐证。内哈特把每首诗都推向精神的深度。在诗歌集《西部之环》（1949）的引言中，内哈特写道：“不管时间的推移，穿越这广袤的大地，在神话成长的同时，那些人也许感受着我的感受，他们或许也记下了圣灵的发展——从不屈不挠的身体力行到而后显而易见的世俗失败中的精神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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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哈特在活着的时候就是人们熟知的作家，并得到了很多荣誉——多得不胜枚举。1925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韦恩为纪念他的贡献而举起行的仪式上，他因无法出席而送去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当场读了出来，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相信你并不是为了尊崇一个拿着手包，尘土飞扬地带着满意的微笑，从爱默生那里赶上上午11点的火车的小男人。那样一个人当然是冒名顶替的人……首先，你得记住一些——你自己的珍贵东西……是你对人类需求的感知，而不是对面包、肉和钱的需求的感知。如果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带有我名字的东西上，你比平常更敏锐地感觉到，人类生活是如何为了它所有的伤痛和遗憾穿透的，如何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荣耀穿透的，那么你就遇见了最好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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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哈特来说，最大的荣誉便是读者对他的作品和教导的反应，这才是他成为诗人的初衷和对诗歌的主要期望。

尽管他非常感激授予他的那些荣耀，但他并不是为了那些才写作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作品的最终成就归功于他有幸地被认可。但与此同时，如果不提及他生平所享有的成功和认可，也不能完成一篇传记文章。1921年，内哈特被授予内布拉斯加州及大平原“桂冠诗人”的称号；1982年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民要求立法委员会授予他“桂冠诗人终身成就奖”。时至今日，内哈特依然保留着桂冠诗人的头衔，内布拉斯加州已经组建一个州立诗人系统。1968年，国际桂冠诗人联盟授予他“美国大平原桂冠诗人”的称号。内哈特曾担任美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并于1919年获得国家诗歌协会奖。1942年他被选入国家艺术与文学研究所，这是一项让他深受感动的荣誉，因为这个协会的成员仅限于二百五十位美国公民，其中五十人因为在艺术、文学或音乐方面的成就而被选入。1963年，纽约诗歌中心授予内哈特“国家杰出诗人”金奖。1968年，内布拉斯加州政府宣布将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作为“内哈特日”来庆祝。内哈特还得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1917年）、克雷顿大学（1928年）、密苏里大学（1947年）和米德兰信义书院（1972年）的荣誉博士学位。他也是印第安战争整理会的第一位平民成员。最后，内布拉斯加州和密苏里州的国会大厦还展示了由内哈特妻子莫娜雕刻的内哈特青铜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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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哈特完成《西部之环》后，视力便开始下降，于是他试图找一份阅读较少的工作。1942年，内哈特和他的妻子搬到了芝加哥，他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在印第安事务局与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共事。内哈特编写杂志，同时也编译年轻时与他们成为朋友的美国印第安人的社会历史。他把这些社会历史与他的研究相结合，写成了他最负盛名的小说作品《圣树盛开时》（When the Tree Flowered）（1952）。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与所有内哈特的作品一样属于小说，但其中大部分的东西却是真真实实的。《圣树盛开时》呈现了零零散散的拉科塔苏族的故事和传奇，这些故事和传奇与“鹰音”（Eagle Voice）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哈特被邀请去华盛顿特区工作，继续与印第安事务局共事。但后来内哈特一家厌烦了城市生活，想念他们在布兰森的家，于是便又回到了密苏里。在布兰森住了一些年后，内哈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1949年，他成了密苏里大学的驻校诗人，一直任职到1966年。后来，内哈特一家卖掉了他们在布兰森的家，搬到了哥伦比亚近郊的一个农场，他们把这个农场取名为“天际”。这次搬家标志着内哈特生活的另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教授。

作为驻校诗人，内哈特教授创意写作课程，这是最显著的诗学。内哈特坚持要他的学生在诗歌形式上开发技能。“史诗美国”是他最受欢迎的一门课程，吸引了大片的文学热衷分子前来捧场；这门课以他的《西部之环》为基础，为学生提供了当时美国历史上跨学科的一种眼界。内哈特再次证明领先于他的时代，他用自己一生的阅读所取得的成功完成了这个挑战。内哈特的课程主题涉猎甚广，涉及历史、地理、民俗、人类学和个人哲学。“史诗美国”的学生每个学期都坐满了礼堂，幸运的是密苏里大学很有远见地使用了录像带录下了他的课程，远程教育部至今仍然都提供他上课的录像带。内哈特一直被誉为“篷车人民”的后裔，所以，当学校决定开创电视课程时，内哈特成了电视授课的先驱者也就不足为奇了。1958年，他讲了四十七场直播课程，每场半个小时。讲课给内哈特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为他最后几十年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快乐的职业。从教课退休以后，内哈特写了两本自传：《所有不过只是开始》（All Is But a Beginning）（1972）以及《模式与巧合》（Patterns andCoincidences）（1978）。他早些年的这些事迹传达着他对生活的能量和热情，极具感染性。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些都是难以置信的励志书。他对年轻的颂扬使他与随后的几代读者一同年轻着。

世界已经变了——尤其是在内哈特1973年逝世以后——但他的作品，就像其他经典作品一样，依然在永恒真理的里程碑上诉说着时代的情绪。这是诗人的赠礼。《黑麋鹿如是说》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它是一个经典的标志。

我带着惊奇和敬畏的心情，已经将它读了好几遍——作为一个学生，我读的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它教育了我，也引领了我；作为一个后代，我读的是精雕细琢的语言。我听过其他对平原和美国西部感兴趣的作家和读者在一堂英语文学课上讨论《黑麋鹿如是说》，我也碰到过许多不同国家的人膜拜这本书的译本。作为内哈特的曾孙女，我很荣幸地将我所了解到的他的生活、工作和创作《黑麋鹿如是说》所具备的品质分享给大家。

许多人都听说过在他们之前见识过世界的人的故事——一两个伟大的人物——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我的曾祖父约翰·内哈特填补了我们家族的这一空缺。对我而言，这个信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的作品如同一个奇迹为我提供了灵感的来源。他的语言我非常熟悉，因为是它们伴随着我长大的；如果它们是人的话，它们就会是我的堂兄弟。如果我搜寻心中的那些角落，即使是在我童年最早的那些日子里，也不缺少关于内哈特的记忆。想要将他忘记很难，因为即使是在年迈时，他的存在还是那么引人注目。他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仅仅重叠了几年，而我的记忆大部分是渺小、普通的，对写一篇文章来说也没什么价值。尽管如此，当我搜寻这些记忆的时候，我还能一直感知到内哈特那种强烈的存在感——他幽默、智慧，以一种和蔼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他所写的每样东西都以他最好的视角来写；他教的每样东西也都以同样最好的角度来教。他的后代记住的不仅仅是诗人约翰·内哈特，而是一个具有想象力、天赋、韬略，并随时准备好去学和教的人。我想，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为此而感到高兴吧。

（非常感谢我的祖母希尔达·内哈特最近及在我的一生中为本文提供指导和材料。）


附录10　内哈特和黑麋鹿

洛里·乌特希特（Lori Utecht）

约翰·G.内哈特和尼古拉斯·黑麋鹿于1930年夏天相遇，最终带来《黑麋鹿如是说》一书。常人可能会用“巧合”一词来形容其中的因缘际会，但对于两个当事人和其他参与者来说，黑麋鹿与内哈特的相识绝非巧合。

知名作家内哈特为了创作叙事诗《西部之环》中的最后一篇，前往南达科他州青松岭保留区寻找素材。他想要从曾经参与鬼魂之舞宗教活动和亲历伤膝大屠杀的老人那里寻找第一手资料。黑麋鹿与内哈特相识时年岁已高，已不再过那种巫医的生活了，实际上，当时的他已经是保留区天主教堂的一名先知领袖了。尽管他们彼此都不能预见他们之间的对话会怎样发展，但他们很快都意识到，上天安排他们相遇，正是为了让他们完成一个神圣的职责：将沉睡了近半个世纪的黑麋鹿幻象的故事，说给黑麋鹿部落之外的人听。

《黑麋鹿如是说》一书讲述的是这位奥格拉拉部落圣人的生平故事，他出生在1863年，经历了拉科塔族的动荡时期。读者们将会了解到他早期在大平原的生活，了解他与他的部落（包括他与二代堂兄疯马的过往）、他的伟大幻象、那些胜利和失败的战役、他与野牛比尔西大荒演出团的欧洲之旅以及致使他所熟悉的部落生活终结的伤膝溪惨剧。

在此书1961年版的序言中，内哈特也介绍了他们相遇的原因——为《西部之环》的最后一篇《救世主之歌》寻找素材。内哈特解释说，他虽然已经掌握了许多史实资料，但却无法将这个故事充分地呈现出来，因为还他领悟不到藏在这个宗教活动下的更深层的精神意义。

于是，他便来到了青松岭保留区，希望有人能帮他打开这个视角。

然而，黑麋鹿和内哈特究竟是如何产生了这样的交集，却不为人知。埋藏了数十年幻象的黑麋鹿，却认为内哈特是让他的幻象实现的机会，而内哈特本人既是黑麋鹿故事的创造者之一，也是它的转述者。

在1932年版的序言中，内哈特对黑麋鹿天赋的敬意显而易见。他向这个圣人为改善世界所做的努力致敬，并感谢黑麋鹿“零零散散地说一些片段”，向他敞开了内心世界的一角。内哈特看到的这个世界“奇异而美妙”（xix）。他选择将两人的名字都注为作者，以展示他们之间的合作的特殊性：“讲述者：约翰·G.内哈特（燃烧彩虹）”和“尼古拉斯·黑麋鹿”。

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在写作生涯中创作的一个故事。事实上，内哈特的一生都在为此做准备。当他坐在黑麋鹿面前记录这个故事时，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五十岁，已收获了众多头衔：著名诗人、小说家、短篇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批评家、演讲家、思想家、哲学家。他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这样高难度的题材。

众所周知，内哈特是一名博学的西部历史学家。他对密苏里流域地区尤为了解，美国西进运动对生活在大平原的土著所进行的探索、扩张直至最后的冲突，他都了如指掌。虽然内哈特赞赏早期探索者，如休·格拉斯（Hugh Glass）、托马斯·菲茨帕特里克（Thomas Fitzpatrick）以及杰迪戴亚·史密斯（Jedediah Smith）的勇气和精神，但他并没有无视西进运动所带来的悲剧。他对红云、坐牛和疯马这样的人物也怀有深切的敬意。人们能感受到他笔下这些领袖的成功和失败，而不是单纯的人物“类型”。在《印第安战争之歌》最开始，内哈特就将读者领近了这些人物：“过去的那些圣人，他们也曾是凡人。”

内哈特也将他所处的环境巧妙地融入了诗篇，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反映出他与土地的关系，反映出他对西部大地一生的挚爱。在内哈特的童年记忆中，有一幕是他与父亲站在堪萨斯城的一个悬崖边，俯瞰着滚滚的密苏里河。他在《我与大河》（The River and I）中描述了那一刻他心中所感受到的亲切又畏惧的感觉，从那一刻起，他便与“这个令人不安的朋友从此成了兄弟”，开启了一生的友谊。内哈特早年在土地上跋涉，深刻感受到万物有圣灵，一切皆玄妙，这一主题在他的诗篇中也常有体现。20世纪初，内哈特在奥马哈保留区担任文员。在他和奥马哈的长老们交谈之后，更是深信一切人和事、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都处于这一伟大的神秘之中。内哈特认为万物皆有灵，他那些与西部土地有关的作品也反映出了这种神圣的玄妙感。

黑麋鹿似乎对内哈特的历史学家或作家的身份并不感兴趣，似乎他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东西。有关他们初次会面的记录十分简短，但却指明了黑麋鹿对内哈特身上某个东西的肯定，而那次会面本身就存在着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内哈特与黑麋鹿的互动充满了直觉的理解和精神的亲近。希尔达·内哈特在《黑麋鹿与燃烧彩虹》（Black Elk and Flaming Rainbow）（Nebraska 1995）中回忆道，黑麋鹿虽然倾听并礼貌地回答了内哈特的问题，但他似乎对这些问题之外的某些东西更感兴趣。在《黑麋鹿如是说》1961年版的序言中，内哈特写道，黑麋鹿邀请他下次再来，以便他将自己的幻象和生平故事都说给他听。黑麋鹿则表示，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内哈特就表现出想了解他方世界的愿望，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圣灵驱使他来到这里。对内哈特而言，他也感觉到了这位圣人身上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他有种“不可思议的直觉”，“似乎能看透访客的内心”。

一年后，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星期，每天长时间地坐着，黑麋鹿负责说，本·黑麋鹿负责翻译，内哈特负责理解，伊妮德·内哈特负责记录。由此记录下来的故事，加上访谈中大量事件和对话的细节，使得《黑麋鹿如是说》显得充实有力。他们之间通力合作的效果非常好，像是旧相识一样有着奇异的默契。他们从哈尼峰下来后不久，合作就走到了尾声，希尔达·内哈特将这些也记录了下来。内哈特与黑麋鹿共进晚餐的时候，气氛十分压抑。他们都“感觉到某种庞大、神秘、意义非凡的东西就要出现”。希尔达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448]



分别之后，内哈特父女计划在回家之前去卡斯特之战的战场上看看，但由于汽车出了故障，他们只能改变计划。当他们在南达科他州的旗鱼镇等待从丹佛寄来的零件时，内哈特写信给他的朋友朱利叶斯·豪斯。信中写到了他与黑麋鹿一起度过的无与伦比的四个星期，写到了部落的其他成员以及幻象，并说那些幻象是“非凡的，丰富的，充满了重大而深刻的信息。如果这不是祭祀的舞蹈，而是文学作品的话，那将会是一部文学巨著”。内哈特还告诉他的朋友：“黑麋鹿从未将这个幻象完整地说与任何人听，甚至连为我担任翻译的他的儿子都未曾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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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3，1931）

在信中，内哈特还表述自己对两人相互之间理解的认同：

我和黑麋鹿交谈时，总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引用我的诗文，有时我会自我引用，尽管在翻译成苏语后，这些诗文的文学含义已所剩无几，但他仍然能很快地用自己的理解抓住这些诗文的含义。他似乎记下了这些诗文，我与这位老朋友之间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意识融合。

内哈特还提到了黑麋鹿是怎样在命名仪式上肯定他的付出。

在命名仪式上，内哈特被命名为“燃烧彩虹”，以肯定他作为“文字使者”的天赋。黑麋鹿解释道：“大地就如一个花园，而你的文字就如雨水般给了它生机。你的文字在传达了这一切的意义后，就会如同一道燃烧的彩虹一样在西部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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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6月写给出版商威廉·莫罗的信中，内哈特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与黑麋鹿以及他的儿子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意识融合。这是真的。虽然黑麋鹿根本不懂英语，也完全不了解文学这种东西，但他所说的，常常就像是在复述我的想法，或是我自己的诗。”信中，内哈特清楚地阐述了他对黑麋鹿为何要与他分享幻象的理解：

很多次，黑麋鹿一想到他最终还是将自己的幻象分享给了他人，他就会感到悲伤。有次他对我说，“我从未将我的幻象说与任何人听，但我现在告诉了你。如今我已经失去了力量，但你却因此得到了它，也许你能为我的民族和你的民族，利用这份力量，让圣树再度盛开。”

泄露自己的幻象力量，让黑麋鹿感到痛苦，但如此一来，却又使得他有希望完成他的神圣职责了，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内哈特在《圣路易斯邮报》的专栏中也与读者们记录了他与黑麋鹿会面时的感受。在一篇随笔中，他回忆了与奥格拉拉部落的老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时光，那个时候，他能“强烈地体会到这其中深远的意义，也许这将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真谛”。而意义最为深刻的则是黑麋鹿给人的启示：“从他这样的人身上，能看到他们民族在美好和智慧的大地上所盛开的最崇高的精神构想。”内哈特觉得自己会迷失在这“空荡的国家和空虚的社会”中，但他身后的文化偶尔又会为他指路。比如：

这位年迈的奥格拉拉部落的先知说到下面这些话：“伟大的圣灵让人类与动物及花草树木如同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生活。

“但白人却将我们赶到了小小的孤岛上，将动物们赶到了其他小小的孤岛上，而我们的孤岛还越来越小，环绕在孤岛周围的，是一股充满谎言与贪婪的饥饿、肮脏的瓦西楚（白人）洪流。”

然而在这种时候，一个人可能还会坚信那个令人悲伤的真谛，坚信在“瓦西楚”之中也有许许多多善良的男女。“当然有，”回答他的是，“只不过，他们肯定也会被这股洪流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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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对访谈所做的准备表明他对这一过程的重视。他首先为内哈特安排了接受仪式，这个仪式是为了公开他们的亲密友谊，也是为了给黑麋鹿创造这种亲密关系，以便他将那些神圣故事和仪式与这位作家分享。黑麋鹿邀请了部落的其他老人参与访谈，让他们补充一些黑麋鹿所不知道的东西，同时也能证实黑麋鹿所说故事的真实性。

读者可以从伊妮德关于此次拜访之旅的记录中获取黑麋鹿的印象。她不仅在访谈时进行速记，还用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拜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和对话。雷蒙德·德马里将这些背后的档案收录在了《第六位先祖：黑麋鹿对约翰·G.内哈特说》（Nebraska 1984）中。那本书也非常了不起。

当这两人彼此了解之后，内哈特不光是倾听黑麋鹿的那些神秘故事，他也开始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黑麋鹿听。有一次，内哈特向黑麋鹿讲述了他在创作《雨果·格拉斯之歌》（The Song of Hugh Glass）时发生的一个插曲。那本书讲述的是一位早期的探险家在大河河畔被一头熊袭击后，爬行了上百里路寻求救助的故事。格拉斯一路苦闷的爬行和沿途的风景都描述得极为细致，但内哈特在写这个故事前，未能去故事发生的地方看一看，只能凭借直觉来勾勒细节。后来，1923年时，内哈特与几位朋友来到了那个地方，打算在爬行开始的地方为格拉斯立一块纪念碑。内哈特紧张地等着看到与他的描述不相一致的风景，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眼前的景色与他所描述的竟然不可思议地相似。

然而，黑麋鹿听完这个插曲时并不吃惊，也不觉得这是巧合，反而感觉到内哈特身上也有着与他从幻象中所获得的类似的力量：“你坐着创作时，圣灵便将某种神力送进了你的脑子里；所以，当你在描述那片土地时，也许其实是那个神力为你完成的，但你却以为是自己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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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我们从《黑麋鹿如是说》中所了解到的，黑麋鹿讲述给内哈特的幻象故事是在他幼年时期出现的。内哈特也向黑麋鹿讲述了一个他自己在十一岁时出现的幻象。当时，小内哈特高烧得厉害，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就在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离开了发热的身体，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飞向了空中。他将催促他离开身体的那个东西称为幽灵兄弟。在他病愈后，这个东西也未离开他。从那以后，内哈特就想成为一名诗人，而他的幽灵兄弟则一直在督促和帮助他写作。黑麋鹿告诉内哈特，他第一次看到内哈特时，就看到了站在内哈特身后的幽灵同伴。

似乎正是这个插曲让黑麋鹿认定，内哈特就是那个能帮助他履行幻象中的神圣职责的人。德马里从伊妮德的笔记中摘下了这段文字：

见到你之前，我一直在想着那个梦，我想，应该是你的那位幽灵兄弟将你带到了这里，来帮助你的族人，让他们通过你了解自己。此外，我觉得，我的幻象应该传播出去，然而不知怎的，我又不能让任何人将它传出去。我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悲伤不已。但我又希望让世人知道这个幻象。现在看来，似乎你的这位幽灵兄弟将你带到这里来，是希望你来帮我完成心愿。如今你来了，并且如我所愿了解了那个幻象，那么，神圣之树应该就会再度盛开了，人们也会了解真相了。希望这棵圣树能在平等的真实世界里再度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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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在仪式的舞蹈中为他的族人们展现了他的幻象，这正是履行神圣职责的一个公开活动。然而那棵神圣之树却并未盛开，于是，黑麋鹿在与内哈特会面时便认定，也许这便是答案。

黑麋鹿幻象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世界”。为了履行他的职责，让这个幻象传播“出去”，他必须将他的天赋与那些志趣相投的人，那些有办法让这个幻象以另外的方式被人们理解的人一起联手。对于这些新的接受者来说，再展现一次马匹之舞也许能够帮助他们理解，但并不能让他们完全理解。这个世界需要文字，黑麋鹿觉得约翰·内哈特应该就是那个能将他的幻象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这其中并不仅仅是将一门语言（拉科塔族语）翻译成另一门语言（英语）这么简单，而是将神秘之事转换成语言。

内哈特深知其中的困难，但他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实际上，内哈特对于这位艺术家职责的理解也要求他这么做。他相信，这位艺术家拥有宽广的意识，他的意识能进入一个大部分人意识不到的世界。这位艺术家有责任为意识常态与意识外缘之间的沟壑架构一座桥梁。用它最高级的艺术表现形式——诗歌、音乐、绘画、雕刻——捕获并分享他所见到的神秘之事，哪怕只有片刻。内哈特与这位圣人会面时所带去的正是这种天赋，而黑麋鹿在初次见面时也正是凭借这种天赋产生了直觉。

黑麋鹿也知道，这样的艺术幻象的结合，会将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亲人）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悲伤与希望再一次交织在一起：“我讲述的故事越多，就越是怀念那些旧日的时光，心里不免悲伤起来，但我又希望能为了你我的子孙后代，让神圣之树再度盛开。”黑麋鹿知道，他们的友谊将会永存，他们将会是永远的亲人——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实现了——但更多的，是“我们将深深地怀念那些东西，并将那份回忆深深地埋葬自己的心里——并不是轻轻地埋葬，而是深深地，让它在我们心中留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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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如是说》出版后，内哈特心中依然存着这份友谊和职责。虽然这本书大受好评，但它在商业上并没有获得成功，很快便绝版了。直到1961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将它再版，这本书才有了一批追随者。但即使是在这本书销声匿迹的那几十年里，两人及他们的家人也依然保持着联系，而内哈特也继续讲述着黑麋鹿的幻象，以及他觉得有义务传递给世界的那个令人称奇的天赋。

黑麋鹿和内哈特两人相互来往的记录——信件、谈话速记记录、两人各自家人的回忆——都清晰地显示，无论最初黑麋鹿作为幻象的接收者独自承受了怎样的负担，但后来都需要两人的艺术天赋相结合，才能完成这神圣的职责。有一种理解认为，这个故事就是要传播给世界的，而两位圣贤满足了这个要求。《黑麋鹿如是说》已成为一本心灵经典，让千万读者理解和支持黑麋鹿期盼他幻象之中那棵神圣之树再度盛开的愿望。而有关两人合作的故事，本身就能成为一部指南，为那些期望能更好地理解神秘之事的人指引方向。两位拥有天赋的艺术家，不仅认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更是履行了这份职责，让世界得以一瞥神秘世界的外缘——虽然只有一瞬间。


附录11　《和平烟斗的来历》草稿与记录稿对比

诚如约翰·内哈特在1961年版的序言中所说的，在他与黑麋鹿访谈的过程中，他的女儿伊妮德“忠实地记录了讲述和访谈的内容”，他在写《黑麋鹿如是说》时，便参考了她的这些记录稿。为了向读者展示内哈特是如何将黑麋鹿所讲述内容的灵魂具体地解读出来的，本附录将“和平烟斗的来历”这部分内容的黑麋鹿的口述记录稿与内哈特的手写草稿呈现出来，进行对比。

将记录稿和草稿进行对比后，不难发现，内哈特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细节，修改了一些不合适的表达，使用的是敬畏和严肃的语气，将口述记录内化成了文学作品。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那些省略的细节会让故事变得散乱，变得更难以理解；但对人类学家、民俗学者以及宗教信仰研究学者来说，这些细节却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在故事的开始，两名探子看到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而当她到了营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捆东西朝着东方放下。还有许多这样的具体细节，我们读到的故事里没有，但在记录稿中都能找到。


记录稿和平烟斗的来历


印第安人扎营之后，便开了一个会，派探子出去猎杀野牛。探子们来到一个山顶，当他们往北看时，发现远处出现了一个东西。他们继续往前走着，但他们也想弄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不停地看，最后，那个东西终于靠近了，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女人。于是，其中一个人就说：“过来的是个女人。”其中一人动起了邪念，但另一个人却说：“这是一位圣洁的女人，收起你那些邪恶的念头。”那个女人走上了他们所在的山头，她留着一头长发，穿着漂亮的鹿皮大衣，十分美丽。然后，她将手里拿着的东西放了下来，并用鼠尾草盖住。她知道这些人脑子里的想法，便说：“也许你们并不认识我，但如果你想做你想做的那件事，就过来吧。”

于是，那个人便对另一个人说：“我跟你说了吧，你还不相信。”于是，这个人便走上前去，但他刚走到那个女人面前，就有一阵云出现，并将他团团围住。美丽的女人走出了云团，并站在云团外。而当云团散去之后，那个人却只剩下爬满蠕虫的骨架。这便是他动了邪念的下场。那个女人转身对另一个人说：“你回家去，告诉你的族人，说我要来，叫他们在你们部落中央搭一顶帐篷，我会在那里出现。”这个人被吓得不轻，他的朋友竟然变成了骨架，他赶紧离开了。他将发生的一切告诉给了部落里的人，他们全都激动不已，马上准备了地方来迎接她的到来。族人们在部落的正中央搭了一顶帐篷，所有人都聚集在那里。后来，她便出现在了帐篷里。她将手里拿着的东西朝东方放下。她走进帐篷时，唱了这样一首歌：

我呼出可见的气息，走着。

一边走，一边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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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哈特手写草稿的样张。由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提供——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image: ]
内哈特手写草稿的样张。由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提供——Columbia, John G.Neihardt（1881—1973）Papers, ca.1858—1974。



我以神圣的方式，走着。

我呼出可见的气息，走着。

我以神圣的方式，走着。

然后，她将烟斗送给了首领。那是一把普通的烟斗，但烟斗的一边刻着一头牛，上面还用永远不会断裂的草系着十二根鹰羽。她说：“看看这把烟斗，有了它，你们将能繁衍后代，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把烟斗只会带来好处，因而，它只能留在好人的手里，并且只有好人可以看它，坏人无权看。”如今这把烟斗仍为苏族人民所有。第一个保存这把烟斗的人名叫“高空角”（High Hollow Horn），此后代代相传。

她还教授人们“保存灵魂”，如果一个人的儿子死了，这个人可以将他儿子的几根头发保存起来。而这个女人其实是一头白色的野牛，所以，人们必须敬重白色野牛。她还告诉人们，如果没有食物了，就将这把烟斗献给伟大圣灵，并且人们还能从烟斗中得知自己何时将遇到麻烦。某些时候，这把烟斗会变长，这就意味着困难的时刻到来了；当它变短的时候，就是美好的时刻。

然后，她便唱着另一首转身回去了。当她冲出帐篷的时候，人们却看到一头白色的野牛，野牛一边往前冲，一边踢着后腿，发出急促的哼哧声。


手写草稿


关于这把烟斗的来历，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很久以前，两名探子出去寻找野牛，他们到了一个高山顶上，往北看了看，发现某个东西正从远方过来。待到那个东西再靠近一点时，他们便不由得尖叫起来：“是个女人！”果然是个女人。其中一名探子十分愚蠢，他竟动了邪念，还将邪念说了出来。但另一名探子说：“这是一位圣洁的女人，收起你那些邪恶的念头。”

当她再靠近一点时，他们发现她年轻貌美，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色鹿皮裙，长着一头长长的秀发。她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便用歌唱一般的声音说道：“你们并不认识我，但如果你们想那样做的话，就过来吧。”于是，那个愚蠢的探子便走了过去，但他刚站到她面前，立刻出现了一团白云，将他们团团围住。随后，那位年轻貌美的女人走出了白云，待云散开后，那位愚蠢的探子却已经变成爬满蠕虫的骨架。然后，女人对那位并不愚蠢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你的族人，我将要到来，请他们在部落中央为我搭建一顶大帐篷。”那名探子恐惧不已，急忙赶回家，将这些告诉了他的族人。族人们听闻后，立即搭了一顶大帐篷，并聚集在周围等着那位圣洁的女人。不一会儿，她来了。美丽无比的她一边唱着歌儿，一边走进帐篷，她是这样唱的：

我呼出可见的气息，走着。

一边走，一边发出声音。

我以神圣的方式，走着。

我呼出可见的气息，走着。

我以神圣的方式，走着。

她歌唱的时候，嘴里吐出白色的烟云，非常好闻。随后，她将一个东西交给了首领。那是一把烟斗，烟斗的一边雕刻着一头小野牛，象征着哺育我们的大地，烟杆上挂着十二根鹰羽，象征着天空和十二个月份，这些鹰羽是用永远不会断裂的青草系在上面的。“注意了！”她说道，“有了它，你们将能繁衍后代，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将为你们带来好运。只有好人之手能够触摸它，坏人看也不许看。”然后，她又歌唱着走出了帐篷。族人们看着她离去。突然，她变成了一头白色的野牛，哼着鼻子，飞奔起来。很快，那头野牛便消失了。这是人们的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便不难发现，这是真实的传说。

（由联合收藏室、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和州立密苏里手稿历史学会提供。）


附录12　本书使用的拉科塔族语词汇表

约翰·G.内哈特尝试用英语将他所听到的拉科塔族语拼写出来，以表达印第安语言的节奏韵律。他还将其中一些词语翻译成了英语，有些的确能有效地唤起其更深层的含义，但并非所有的词都能透过字面意思了解其内涵。他还仿造英语，以“s”结尾，为拉科塔族语创造了复数形式，当然，这其实并不符合拉科塔族语的文法。下列词汇表将本书中的拉科塔族语按照现代语言音标标注，并附上其直译含义。

阿奎亚皮：ağúyapi“面包”（直译为“变成褐色的东西”）

黑壶：可能混淆了黑足和两壶

黑足：Sihásapa“黑足”（拉科塔族部落之一）

蓝云：Ma píyatho“阿拉帕霍族印第安人”

布鲁利：sičhąğu“烧伤的大腿”（拉科塔族部落之一）

查沙沙：čhąšaša“树皮烟草”（红柳树的内皮，用作烟草的添加物）

查呼皮思加：čhąhąpiska“糖”（直译“白树液”）

嘿奇图耶罗！：Héčhetu yeló“就此结束！”

嘿——嘿！：Hé hé！“看这里！”（感叹词，在祷告和仪式中用来唤起圣灵的注意）

嘿哟卡：heyókha“相反的；神圣愚者”

嚯咔嘿：Hókhahé“前进！”（战斗口号，在战场上用来鼓舞士气）

胡克帕帕：H kpapha“营地之环口”（拉科塔族部落之一）

唏耶！：Hiyé！“谢谢！”（在仪式上使用的感叹词）

印克帕度塔：Íkpaduta“红尖”（达科塔桑提部落一个首领的名字）

拉科塔：Lakhóta“提顿苏族”（苏族西部分支）

米那肯酋：Mnikóhowožu“水边种植者”（拉科塔族部落之一）

奥纳加西：ónažiča, onákiži“避难所”（英语中“军营/堡垒”的意思；指库尼平地，位于青松岭以北的恶地，伤膝大屠杀后，鬼魂之舞参与者们在那里避难）

奥格拉拉：Oglála“分散自己”（拉科塔族部落之一）

培竹塔撒帕：phežúta sápa“咖啡”（直译“黑药”）

帕胡斯卡：Phehí h ska“长发”[人名，指乔治·A.卡斯特将军，也指威廉·科迪（野牛比尔）]

帕帕：pápa“肉干”

红云管理区：红云管理区后更名为青松岭管理区，是奥格拉拉部落的居住地；也称owákpamni“印第安管理区”（直译“分配地”；内哈特称其为“争议之地”）

圣萨克：Itázipčho“没有弓箭”（拉科塔族部落之一）

歇欧：šiyó“草原鸡”

夏一拉：Šahíyela“夏延族印第安人”

两壶：Oóhenųpa“两次煮沸”（提顿族部落之一）

呃——嘿！：Hųhé！（表示惊讶的感叹词）

瓦奇帕尼：Wa hpánica“贫穷”（人名）

瓦咖查：wá ačhą“三角叶杨”

瓦卡塔卡：WakhąThąka“伟大的圣灵，神”

瓦内奇亚：Waníkhiya“救星”（直译为“救人之人”，人名，指沃佛卡和耶稣）

瓦西楚：wašíču“白人”；也指“神圣、不可理解的事物”

瓦坦耶：Watąye“诱饵”（人名）

维查沙瓦卡：wičháša wakhą“圣人”

延克托奈：Ihąkthųwąna“小末端村庄”（苏族分支之一）

唏呀！：Hiyá！“不！”

哟呵：Yuhú！（表达胜利的感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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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4　中英译名对照表

adviser长老

crier传令人

Spirit圣灵

vision幻象

wasichu瓦西楚

Afraid-of-Hawk怕鹰

Afraid-of-his-horses恐马

American Horse美洲马

Bad Heart Bull坏心牛

Bear Sings熊歌

Big Foot大足

Big Man巨人

Big Road大路

Black Feather黑羽

Black Moon黑月

Black Road黑路

Black Robe黑袍

Black Wasichu黑白人

Brave Bear勇熊

Brave Wolf勇狼

Brings Plenty载多

Chase-in-the-Morning逐晨

Chips碎片

Crab螃蟹

Craston克拉斯顿

Crazy Horse疯马

Creeping爬行

Crow Dog鸦狗

Crow King乌鸦王

Crow Nose乌鸦鼻

Cuts-to-Pieces切碎

Dog Chief狗首领

Dog's Backbone犬骨

Drinks Water饮水

Dull Knife钝刀

Eagle Wing Stretches鹰翼展

Elk Nation麋鹿族

Fast Bull迅牛

Fast Thunder迅雷

Fat肥肉

Few Tails少尾

Fire Thunder火雷

Fox Belly狐腹

Gall苦胆

Good Thunder佳雷

Hairy Chin毛颌

Hard-to-Hit难敌

High Horse高马

High Pockets高袋

High Shirt高衫

Hump驼背

Ice Bear冰熊

Inkpaduta印克帕度塔

Iron Bull铁牛

Iron Hawk铁鹰

Iron Plume铁羽

Iron Tail铁尾

Iron Wasichu铁瓦西楚

Joseph Horn Cloud约瑟夫·号云

Jumping Horse跳马

Kicking Bear踢熊

Little Bear小熊

Little Soldier小兵

Long Elk长麋鹿

Long Hair长发

Long Road长路

Loves War好战

Man Hip人臀

Mohler莫勒

Old Hollow Horn老号角

One Side一面

Plenty Eagle Feathers鹰羽多

Protector保护者

Quinn奎恩

Rattling Hawk闹鹰

Red Cloud红云

Red Crow红鸦

Red Deer红鹿

Red Eagle Woman红鹰妇

Red Horn Buffalo红角牛

Red Shirt红衫

Red Willow红柳

Red Wound红伤

Refuse-to-Go拒绝走

Root-of-the-Tail尾根

Round Fool傻蛋

Running Elk奔麋鹿

Running Horse跑马

Short Bull矮牛

Short Man矮人

Sitting Bull坐牛

Sitting Eagle坐鹰

Smithwick史密斯维克

Spotted Eagle斑鹰

Spotted Tail斑尾

Standing Bear立熊

Steals Horses盗马

Three Bears三熊

Two Strike双击

Wachpanne瓦奇帕尼

Wanekia瓦内奇亚

Watanye瓦坦耶

Whirlwind Chaser追风者

White Bull白牛

White Cow Sees白牛见

Without-a-Tepee无篷

Wooden Leg木腿

Yellow Breast黄胸

Yellow Shirt黄衫

Young American Horse小美洲马

All-Gone-Tree Creek无树溪

Badlands恶地

Battle Creek战溪

Bear Butte熊丘

Beaver Creek河狸溪

Big Grass River大草河

Bighorn Mountains大角山

Black Butte黑丘

Black Tail Creek黑尾溪

Bozeman Trail博兹曼小道

Buffalo Gap水牛谷

Camp Sheridan谢丽丹营地

Cedar River雪松河

Cherry Creek樱溪

Choteau Creek肖托溪

Clay Creek土溪

Cuny Table库尼平地

Cut Meat Creek割肉溪

Deadwood死木

Devil's Lake Agency魔湖管理地

Devils Tower魔塔

Driftwood Creek浮木溪

Dry Fork枯堡

Elkhorn River麋鹿角河

Forest Butte峰林

Fort Yates叶兹堡

Gatesland关地

Good River（the Cheyenne）佳河（夏延河）

Goose Creek鹅溪

Grand River大河

Grandmother's Land祖母之地

Grass Creek草溪

Greasy Grass油草河

Harney Peak哈尼峰

Hips Hill臀山

Horse Creek马溪

Horsehead Creek马头溪

Horse-Head-Cutting Creek断马头溪

Horse-herd Creek马群溪

Inyankara因延卡拉

Kills-Himself Creek自杀溪

Knife River刀河

Laramie River拉勒米河

Little Grass River小草河

Lodge Pole Creek帐篷杆溪

Long Valley长谷

Medicine Root creek药根溪

Moreau River莫罗河

Muddy Creek泥溪

Muskrat Creek麝鼠溪

Muskrat River麝鼠河

Niobrara River奈厄布拉勒河

No Water's Camp无水营地

Owl Butte猫头鹰丘

Pass Creek过溪

Peno Creek裴诺溪

Pepper Creek胡椒溪

Pine Ridge Agency青松岭管理地

Piney Fork皮内湾

Plain of Pine Trees松树原

Platte普拉特（河）

Plum Creek梅溪

Poplar River白杨河

Porcupine Butte箭猪丘

Porcupine Creek箭猪溪

Potato Creek马铃薯溪

Powder River粉河

Pumpkin Buttes南瓜丘

Rabbit Creek兔溪

Rapid Creek激流溪

Rapid Creek速溪

Rattlesnake Creek响尾蛇溪

Red River of the North北红河

Redwater Creek红水溪

Rosebud River玫瑰蕾河

Sage Creek圣溪

Sisseton Agency西塞顿管理地

Sits-With-Young-One与幼同坐（山）

Slim Buttes细丘

Smoky Earth River烟土河

Spearfish Creek旗鱼溪

Split-Toe Creek裂趾溪

Spring Creek春溪

Sundance Mountain太阳之舞山

Taking-The-Crow-Horses Creek拿乌鸦马溪

the Place Where Everything Is Disputed争议之地

the Seat of Red Cloud红云之席

Tongue River舌河

Vermillion River朱红河

War Bonnet Creek羽帽溪

Warrens Creek沃伦溪

Whetstone Agency磨石管理地

White Butte白丘

White Clay Creek.白土溪

White Cliffs白崖

White Horse CR.白马溪

Wild Horse Creek野马溪

Willow Creek柳树溪

Wind or Antelope Creek风溪或羚羊溪

Wood Louse Creek木虱溪

Wood Mountain木山

Wounded Knee Creek伤膝溪

Yankton Agency延克托管理地

Yellow Bird黄鸟

Arapahoe阿拉帕霍族

Bad Faces恶脸部落

Black Kettle黑壶部落

Blackfeet黑脚族

Blackfoot Sioux黑足苏族

Brule布鲁利部落

Cheyenne夏延族

Crow乌鸦族

Hunkpapa胡克帕帕部落

Kiowa基奥瓦族

Lakota拉科塔族

Minneconjou米那肯酋部落

Ogalala band奥格拉拉部落

Omaha奥马哈族

Paiute派尤特族

Pawnee帕尼族

Pawnee波尼族

Ree里族

Sans Arc圣萨克部落

Santee桑提部落

Shoshone肖松尼族

Two Kettles两壶部落

Yanktonai延克托奈部落

Moon of the Popping Trees树爆之月（12月）

Moon of Falling Leaves叶落之月（11月）

Moon of the Changing Season季变之月（10月）

Moon When the Calves Grow Hair生毛之月（9月）

Moon of the Black Calf黑毛之月（9月）

Moon When the Plums Are Scarlet梅熟之月（9月）

Moon When the Cherries Turn Black樱黑之月（8月）

Moon of Red Cherries樱红之月（7月）

Moon When the Cherries are Ripe樱熟之月（7月）

Moon of Making Fat积脂之月（6月）

Moon When the Ponies Shed脱毛之月（5月）

Moon of the Red Grass Appearing草生之月（4月）

Moon of the Snowblind雪盲之月（3月）

Moon of the Dark Red Calves深红牛之月（2月）

Moon of Frost in the Tepee霜冻之月（1月）

Winter When the Four Crows Were Killed四乌鸦族人被杀之冬（1863年）

Winter of the Hundred Slain百戮之冬（1866年）

Battle of the Hundred Slain百戮之战

Fetterman Fight费特曼之战（即百戮之战）

Wounded Knee伤膝之战

The Attacking of the Wagons马车之战（即车厢之战）

Custer Battle卡斯特之战

Muddy Creek Battle泥溪之战

Rosebud Battle玫瑰蕾之战

Wolf Mountain Battle狼山之战

Dull Knife Battle钝刀之战

Killdeer Mountain Battle小水鸟山之战

Slim Buttes Battle细丘之战

The Wagon Box Fight车厢之战


黑麋鹿之友立熊的绘图

1.第1版书名页

2.印第安人书写名字的方式：黑麋鹿的签名和立熊的签名

3.百戮之战

4.前来找黑麋鹿的两位圣灵

5.黑麋鹿前去造访六位先祖

6.黑麋鹿在燃烧彩虹帐篷中的六位先祖面前

7.消灭干旱

8.黑麋鹿在生命之树下

9.黑麋鹿在大地中央

10.猎捕野牛

11.卡斯特之战：击退里诺

12.卡斯特之战：大败卡斯特

13.卡斯特之战：围剿里诺部队

15.马匹之舞：四位少女

16.马匹之舞（首领）：西方

17.马匹之舞（首领）：北方

18.马匹之舞（首领）：东方

19.马匹之舞（首领）：南方

20.狗之幻象：蝴蝶与蜻蜓

21.狗之幻象：杀狗

22.黑麋鹿灵魂回家之旅

23.绝望的人们

24.去往他方世界

25.黑麋鹿在他方世界

26.瓦内奇亚在圣树之下

27.伤膝之战：收缴大足部落的武器

28.伤膝之战：第一场枪战

14.黑麋鹿害怕雷电之神

29.伤膝之战：大屠杀

30.圣弓保护下的黑麋鹿

（立熊的绘图由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提供——Columbia, John G.Neihardt Papers, ca.1858-1974。）

1.第1版的书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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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熊绘制的这幅拼贴画中，二十顶小帐篷包围着中间的长方形。左上：两把斗柄交叉的烟斗，斗钵均为T形。中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顶帐篷外，帐篷门口上方画了一道彩虹，门口左边画着一匹马，面朝帐篷口，右边画了一头野牛，也面朝帐篷口；帐篷左边是一根挂满肉干的晾架。右上：一个男人身着冬装，穿着一身毛皮长袍、绑腿裤和鹿皮鞋，右肩背着几支箭，右手像拿着手杖一样拿着一把弓，拖着一头死掉的羚羊，在大雪中走着。右中上：涂成蓝色的盾牌，上面画着一只金鹰；金鹰上方有五颗星星，下方有三道彩虹；盾牌两边和下方均系着鹰尾羽。右中中：一个男人，身上只捆着腰布，头上插着一根斑鹰羽毛，正将烟杆朝上，奉献烟斗。右中下：一把神圣弓矛，上下分别系着一根斑鹰羽毛，穿着一支箭。右下：一头靠后腿站立的熊，这个可能是立熊的签名。下：一个男人骑在马背上，腰上系着毛皮长袍，头上插着两根羽毛，手里拿着一把弓，正疾驰着追逐两头野牛和一头小牛。左下：胡卡（接受）仪式上的手杖；杖上挂着三只啄木鸟头，还有几根红色马毛、一把鹰尾羽，顶端吊着一些绒毛。左中：身披男子社会标记的男人；他的身体被涂成红色，手里拿着未加装饰的长矛，暗示他可能是索卡哟哈（赤裸长矛拥有者）社会里的首领；他的头饰像是从乌鸦羽毛上剪下来的，顶端是红色的羽毛或者马毛，头饰上插着五根鹰尾羽，顶端也是红色；他的左肩和身上挂着象征社会的腰带，腰带上装饰着鹰尾羽；参加战斗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逃跑，而会将腰带甩到地上，直到战胜敌人或者被他们社会的另一个成员接替，才会撤退。左上：一根弯曲的击棍，棍上包裹着毛皮，装饰着四根鹰尾羽。

2.印第安人书写名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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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的签名。名字中画了一个麋鹿头，涂成了黑色，由一根线连接到下方一个人的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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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熊的签名。名字中画了一头站立的熊，涂成了黑色，由一根线连接到下方一个人的口中。

3.百戮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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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特曼中校手下的八名士兵与四名印第安战士的尸体倒在一起，其中三名印第安人戴着羽帽，另一人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上面和下面的四条虚线是通往山脊的路，战斗正是那里发生的。最下面的烟云应该是从印第安战士的枪里冒出来，尸体被箭头和喷烟团团围住，可以看出，印第安战士已经将那些士兵重重包围。两旁的三名战士画得十分精细，应该是几位重要人物，除了一人，其他几名战士身上都只挂着一块腰布。左边上面那个人好像将头发全扎到了头顶，后面插着一根羽毛，手里拿着弓箭；中间那个人戴着羽帽，穿着衣服，手里拿着一把有羽毛的长矛；最下面那个人戴着牛角头饰，头饰上扎着许多鹰尾羽，他手脚都画着闪电的图案，手里拿着一把剑和一个盾牌，盾牌上画着一个野牛头、闪电和一轮新月。右边上面那个人也将头发扎了起来，头上插着一个东西，像是一根雕刻的木钉或者一把刀，后面插着一根鹰尾羽，手里拿着弓箭和盾牌，盾牌上画着一个简单的圆形图案，吊着三个三角形的东西；他下面的人骑着一匹马，马身上画着闪电的图案，尾巴被扎了起来，这个人拿着一把弓，头上戴着一块鸟皮；右边下面那个人的头上也戴着一块鸟皮，手里拿着弓箭，腿上画着闪电。

【根据描述，书中的图片应该是缺了一半，标黄的部分没有看到。】

4.前来找黑麋鹿的两位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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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身上只挂着一块腰布，手里拿着弓箭，站在自己家的帐篷外。他张开双臂，抬头看着从闪着电光的雷云中降下来的两位圣灵。圣灵穿着腰布，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其中一部分被涂上了颜色；圣灵身上被涂成红色，膝盖和踝关节绑了一圈黑带，都是拉科塔族仪式上常见的装扮。圣灵肩上的翅膀表示他们是由鹅变成人的，鹅在象征意义上是与北方相关的。他们在此充当六位先祖的阿奇奇塔（信使或执行者）。他们手持长矛，长矛的两头装饰着一些鹰尾羽，矛尖闪着火焰，象征着神力，长矛则代表闪电。

5.黑麋鹿前去造访六位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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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黑麋鹿离开了自己家的帐篷，随六位先祖的信使一起踩着云层上了天。信使走在前面，黑麋鹿走在后面，他张开双臂，穿着鹿皮装、绑腿裤和鹿皮鞋。他的父母亲裹着牛皮长袍，抬头望天，仿佛在目送他离开。此时，信使戴着发带，长矛两头的鹰羽下吊着蓝色的饰物。

6.黑麋鹿在燃烧彩虹帐篷中的六位先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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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先祖的帐篷门口挂着一道彩虹，此时，两名信使分站彩虹两旁。图中清晰可见他们的身体涂上了瓦瑟红土（棕红色），手臂和腿部的关节处都画上了黑色圆圈。五种颜色的火焰从彩虹门上燃起，彩虹上空是布满红色闪电的蓝色雷云，雷云显示出帐篷的形状。左边的天空（南方）有一只斑鹰（未成熟的金鹰）在翱翔，右边（北方）是一只稍小一点的蓝色鸟，可能是食蜂或者鹰。弯弯的彩虹下面有许多绿色斑点，可能代表着雨。云层上的两旁分别有三株鲜绿色的植物，可能代表着先祖们赠予黑麋鹿的神圣药草。此时，黑麋鹿像战士一样，身上只穿着一块腰布，左手拿着一把弓，右手拿着一根箭，面对六位先祖站着，六位先祖都举着一杯水，象征着他们要赠予黑麋鹿的礼物。代表大地的第六位先祖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黑麋鹿发现，那正是老年时的自己。

7.消灭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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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身着战士的装束，骑着栗色马，向蓝人冲去，那个蓝人是栖居在密苏里河的干旱圣灵。黑麋鹿手持长矛杀向蓝人，而蓝人便化作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一只鹰在黑麋鹿头顶飞翔；而一面紧随黑麋鹿身后，骑着一匹黄色马，马脸是棕色，马毛和马尾是黑色，一只像燕子的鸟在他的头顶飞翔。马毛、马尾和马蹄冒出熊熊的火焰。四个方向分别有六位骑手见证着这一刻，他们的马全都长着弯弯的角（代表神力），他们手持闪着电光的长矛。西边，是画着蓝色闪电的黑马，两名骑手插着鹰羽，另三名化成了燕子，还有一名没有画出来；北边是画着红色闪电的蓝色马，六位蓝马骑手全都戴着犄角；东边是画着黑色闪电的红棕色马，两名骑手戴着鹰尾羽，另两名化成了燕子，还有两名没有画出来；南边是画着蓝色闪电的白马，两名骑手戴着鹰尾羽，另三名化成了燕子，还有一名没有画出来。注意，立熊在绘制时是根据图中拉科塔族人的视角来描述四个方位的，这四个方位在图中对应的位置分别是：西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

8.黑麋鹿在生命之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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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身着战士的装束，身上围着一块腰布，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处，即用蓝色圆圈表示的世界之环的中央。他向长出了绿叶的圣树伸出右臂。四个角分别涂上了象征四方的颜色：西北，蓝色；东北，白色；东南，红色；西南，黄色。西边，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的代表西方之神，他将一把弓箭和一杯水赠予黑麋鹿；北边，北方之神赠予黑麋鹿净化之风和治愈药草；东边，东方之神赠予他一把烟杆上系着一根鹰尾羽的神圣烟斗和蓝色的辰星；南边，南方之神赠予他盛开之杖和宝蓝色的民族之环，还有一对父母和一个男孩，全都向着圣树张开右臂，他们代表着今后的子孙后代。

9.黑麋鹿在大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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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在黑山的哈尼峰上，那里是世界的中央，神圣之树在那里盛开，三只鸟（应该是燕子）在它上方盘旋。一条红色的道路围绕着黑山，路旁有一些松树，代表黑山周围的一个地质构造——赛道（Race Track）。很久以前，人类和动物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比赛，最后人类获胜，并享有宰杀和食用野牛及其他动物的权利。黑麋鹿身着战士的装束，头上戴着头巾，插着一根鹰尾羽，后面有一只展翅的斑鹰。他像带领他来到天上的两位信使一样，手持一根装饰着鹰尾羽的长矛，骑在一匹栗色马上，马毛和马尾燃烧着火焰，代表着力量。黑麋鹿面朝南方，长长的烟斗立在山的边缘，斗钵在地面，烟杆向上。烟杆的末端雕刻得像一支箭，蓝色的烟从烟杆冒出，像是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抽吸烟斗一样，也许烟雾右边的火焰也是这个力量发出的。四方的骑手们全都从闪着红色电光的蓝色暴风云中出现，将礼物献给黑麋鹿。西方和北方的骑手头上分别插着一根鹰尾羽，而东方和南方的骑手则分别戴着弯弯的犄角或者一对鹰翅羽。所有的马都长着相似的犄角，马毛也都燃着火焰。西方骑手的马是黑色的，身上画着一道白色闪电；北方骑手的是蓝色的，身上画着红色闪电；东方骑手的马是红色的，身上画着黑色闪电；南方骑手的马是白色的，身上画着蓝色闪电。西方骑手送出一把弓箭，北方骑手送出净化之风（画成了火把的样子），东方骑手送出辰星（红色的辰星发出许多代表力量的红线），南方骑手送出盛开之杖。

10.猎捕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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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猎者骑在马上，穿着绑腿裤和鹿皮鞋，腰上裹着野牛皮长袍，头上插着一根羽毛，似乎还扎着一块红布，左手拿着一把弓，右手拉起一支箭，身子左边还挂着满满一袋箭。他正追逐两头野牛，另有一头濒死的野牛躺在一旁。猎捕活动是在冬天进行的，大雪用蓝灰色画了出来。

11.卡斯特之战：击退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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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展现的是里诺的部队从大村落的南边逃到了小大角河。一名乌鸦族探子（图中留着长发、穿着带流苏边的上衣、戴着一顶帽子的人）领着五支部队步行逃跑。士兵们慌慌张张，连帽子都丢了，一边逃跑一边疯狂地开枪，图中清晰地画出了他们的子弹带和靴子。右数第二位骑兵的子弹都打光了，那位印第安探子手枪和来复枪一起射击。图中有两名战士骑在马上，马的尾巴都扎了起来，战士们只穿着腰布、穿着鹿皮鞋。右上角的战士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像拿着棍棒一样拿着一把弓；右下角的战士将头发扎了起来，拿着一根与众不同的长矛，矛尖很大，矛尾系着一根鹰尾羽，这个战士应该是某个男子社会的首领。两位战士策马奔驰，追逐着那些士兵。四周的箭代表参加战斗的战士人数很多。左边椭圆形的线代表小大角河那边的山，里诺的部队正是在那里避难；地上躺着十具士兵尸体。椭圆形右边的虚线表示士兵们上山的路。

12.卡斯特之战：大败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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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描述了卡斯特部队从村落北边横穿小大角河，到了后起山（Last Stand Hill）上。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五个人、八匹马以及三面旗帜，周围有许多箭和枪支冒出的烟云，表示印第安人的兵力。图中清晰地画了士兵们的靴子、子弹带、马鞍以及缰绳。这些尸体旁边都没有帽子，也许立熊是用这样的形式来强调这些士兵已经死了。

13.卡斯特之战：围剿里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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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诺和本廷（Benteen）的部队穿过小大角河，在山脊顶挖战壕躲了起来，印第安人对他们进行围剿。图中用一排士兵表示骑兵队，这些士兵躲在前方的斜线所代表的防护垒后，只露出半个腰身。代表五支部队的士兵戴着帽子，最右边的留着长发，是乌鸦族的探子；他们身后的蹄子表示这些人都骑着马。左边四个人代表印第安战士。最上方的男孩可能就是立熊本人，他骑着一匹小马，拉弓射箭，身上只穿着一块腰布。他下面的两名战士身上也只穿着腰布，左肩背着一袋箭，手里也拉弓射箭；其中一人头上绑着珠环，戴着羽帽，另一人似乎将头发扎到了头顶；立熊将这两人绘制出来，应该是代表了某些人物。左下方所绘的是疯马。他挂着一块腰布，披着与众不同的牛皮披巾，脸上和身上画着红色条纹，头部后下方插着一根斑鹰羽，嘴里含着一个鹰骨战哨，手里拿着一把弓。他的马背画着红色条纹，缰绳上好像吊着两个鹰羽一样的东西。图中的箭表示印第安人不停地朝这些士兵射箭。

14.黑麋鹿害怕雷电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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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的是少年时期的黑麋鹿，他身着鹿皮衫、穿着绑腿裤和鹿皮鞋。他张开双臂，面对着十二顶各不相同的帐篷围成的半圆，这个半圆代表着民族之环。帐篷附近点缀着许多植物，也许这些就是黑麋鹿伟大幻象中的神圣药草。黑麋鹿身后是他幻象中的雷鸣之神。最上方的是黑麋鹿的栗色马，一只斑鹰在它头顶盘旋；接着是两匹蓝马（北方）、两匹黑马（西方）、两匹黄马（东方）、两匹红褐马（南方）。几只鸟（燕子和鹰）盘旋在这些马的头顶，所有的马都有犄角，马毛燃烧着火焰，每个方位都有一匹马的嘴里冒出闪电，在蓝色的暴风云中闪烁（北方的马冒出黄色闪电，西方的马冒出红色，东方的马冒出绿色，南方的马冒出黑色）。这幅图曾以“黑麋鹿教族人使用鬼魂衫”为题刊登出来，应该是表示黑麋鹿害怕雷鸣之神的年少时期。

15.马匹之舞：四位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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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少女穿着红裙、绑腿裤和珠子装饰的鹿皮鞋，她们头上戴着圣人饰环，饰环用鹰的绒毛做成，上面插着一根鹰尾羽。左边的少女代表东方，她的额前画着一颗辰星，手里拿着一把长杆烟斗，斗钵为T形，烟杆上装饰着一只展翅的鸟，代表黑麋鹿幻象中的那只鹰；第二位是代表北方的少女，她的额前画着一道曲线，可能表示彩虹，她的下巴上画着月牙形状，可能表示月亮，她手里拿着一个碗，碗中很可能装着北方之神的水和治愈药草；第三位少女代表西方，她的额前画着一道弯月，手里拿着一个代表民族之环的东西；第四位少女代表南方，她的额前画着一道曲线，下巴上画着弯月，手里拿着一个东西，代表黑麋鹿幻象中的盛开之杖。

16.马匹之舞（首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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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在伟大幻象中看见了宇宙四方的四位首领（Sixth Grandfather，118）。黑麋鹿在马匹之舞中用人物再现了他的伟大幻象，立熊的图描述的便是这些人物中代表四方首领的骑手。西方骑手被涂成了黑色，躯干涂了白色斑点，胸部、手臂和大腿都涂上了白色闪电，至于骑手的背部有没有画上辰星，从这幅图中看不出来（Sixth Grandfather，216）。他身上只穿着一块腰布，头上罩着一个黑色面罩，面罩将整个头部都盖住了，只留下两个眼洞，头顶还有两个犄角（可能是鹰翅羽）。他左手拿着一把小弓箭，即代表西方的先祖赠予黑麋鹿的礼物。他双手向上举着，将一根细长的树枝弯成一个弧形，这根树枝的意义并没有记录下来。他骑的马也被涂成了黑色，躯干涂上了白色斑点，前后四条腿都画了闪电，头上戴着和骑手一样的犄角，马背上的尾巴前面还画了一只鸟（应该是燕子），嘴巴下面也有一只燕子在飞。

17.马匹之舞（首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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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骑手被涂成白色，躯干和腿上都画着红色斑点，胸部、手臂和大腿则画着红色闪电。他只穿着一块腰布，双手向上举着，将一根细长的树枝弯成了弧形。他头上戴着头巾，插着一根斑鹰羽，发尾还系着一撮鹰羽（黑麋鹿说那是白色羽毛），以此作为鹅的象征（Sixth Grandfather，216）。他骑着一匹白马，马的前后腿都像骑手那样画着红色闪电和斑点，头上戴着的犄角可能是鹰翅羽。

18.马匹之舞（首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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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骑手只穿着一块腰布，身上被涂成了红色，手臂和腿上画着黑色闪电，头上戴着头巾，插着一根斑鹰羽，后面系着一撮鹰羽。他手里拿的好像是一块牛皮，被涂成了蓝色，剪成辰星的形状。他骑着一匹栗色马，马的前后腿上画着黑色闪电。

19.马匹之舞（首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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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骑手身上也只穿着一块腰布，身上被涂成黄色，胸部、手臂和大腿都画着闪电（此处画的闪电是蓝色的，但黑麋鹿所描述的是黑色的，参见Sixth Grandfather，216）。他戴着黑色面罩，面罩上还有犄角，与西方骑手的基本一样，但面罩上除了眼洞，还留了一个嘴洞。他右手拿着一个象征民族的环，左手拿着一根象征盛开之树的棍子（不过，图中要么是立熊并没有将棍子画完整，要么是棍子的颜色褪掉了）。他骑着一匹黄色马，马的前后腿上画着蓝色（黑色？）闪电，头上戴着鹰翅羽犄角。

20.狗之幻象：蝴蝶与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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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站在一座高高的孤峰上，身上只穿着一件牛皮长袍，散披着头发，脸上没有涂任何东西，右手握着长杆烟斗的T形斗钵处。他站在一个圣地的中央，圣地四方分别有一棵野樱树苗，树苗顶端绑着几根小棍子，棍子上系着一捆查沙沙（红柳树皮），或者用布包裹的烟叶。在幻象中，黑麋鹿被一群从南方飞来的蝴蝶和蜻蜓包围着，这些蝴蝶和蜻蜓代表着拉科塔族人。孤峰下面还长着几株神圣药草。

21.狗之幻象：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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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战士骑在马上冲向火焰中央的狗，他们正是黑麋鹿在幼时的幻象中带领他去拜访六位先祖的信使。他们只穿着腰布，身体应该是涂成了红色，手臂和大腿的关节处还画了一圈黑色。他们都戴着头巾，头顶插着一根鹰尾羽，后面还有一撮鹰羽。两人都拿着弓矛，弓矛的两头系着鹰尾羽。狗的嘴巴是张开的，显然是看到前方的战士准备袭击它了，正在拼命地叫喊。他们的头顶有一团暴风雨云，云层中闪着电光，一只鹰和一群燕子一边盘旋一边观看。

22.黑麋鹿灵魂回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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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麋鹿欧洲生活时所产生的幻象中，他张开双臂，跪在一团云上，而云团正盘旋在青松岭地区的奥格拉拉帐篷营地上方。黑麋鹿穿着白人的服饰，披头散发，只有他的母亲看到了他，后来他母亲说，她梦见他乘着云回来了。

23.绝望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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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描述的是黑麋鹿结束欧洲之旅，回到青松岭地区，却看到他的族人绝望不已。图中的帐篷围绕在四周，中间有一个红色圆圈，圆圈围着神圣之树，以此表示民族之环。黑麋鹿穿着腰布和鹿皮鞋站在旁边，右手举向枯萎的圣树。图画的另一边，男人穿着腰布，女人穿着布裙，全都耷拉着脑袋，悲伤不已。

24.去往他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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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树立在鬼魂之舞的场地中央，似乎突然盛开了。六个人（四个男人和两个少女）手拉着手，代表围着圣树跳舞的舞者们，他们头上都插着一根羽毛，身上穿着鬼魂之舞的圣衫和圣裙，这些圣装都是用布制成，并装饰了图画和鹰尾羽。他们面对着圣树跳舞。一把斗钵呈T形的长杆烟斗立在一旁，支撑着圣树。图中的黑麋鹿昏倒在圣树附近的地上。图画右边描述的也是黑麋鹿，他正张开双臂，在一只斑鹰的带领下向上飞往他方世界——鬼魂之地。

25.黑麋鹿在他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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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描绘的，是黑麋鹿在鬼魂之舞幻象中到访他方世界，十二个男人欢迎他的到来。其中四个男人是首领，他们穿着带流苏的衣衫，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坐成一排，每个人都将一把长杆烟斗握在自己面前。明媚的阳光下，圣树正在盛开，鸟儿正在四周飞舞——带领黑麋鹿到来的斑鹰以及四只小鸟（可能是燕子）。黑麋鹿的头上也插着一根鹰尾羽，身上穿着装饰有鹰尾羽的鬼魂之舞圣衫。他站在树下，举起双臂，看到了站在云层中的瓦内奇亚（即鬼魂之舞的救世主沃佛卡）。瓦内奇亚头上插着一根鹰尾羽，身上涂成了红色，穿着一件鬼魂之舞圣衫，只露出了脸和手。瓦内奇亚举起右手，做着祷告，圣树旁的八个男人（三个在左，五个在右，都不是首领）也举起右手回应。

26.瓦内奇亚在圣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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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描绘的十一顶帐篷代表着他方世界的一个环形村落，帐篷中央便是盛开的圣树。此时瓦内奇亚来到了地面，张开双臂，背对着圣树站着。他的下半身围着一件野牛长袍，长袍上还留着野牛的头，看起来就像围着一头活野牛。（在黑麋鹿幼时的幻象中，代表东方的先祖就曾向他展示一位涂成红色的男人变成了一头野牛。而黑麋鹿看到瓦内奇亚也涂成了红色，所以立熊可能认为这两个红色人是同一人，便在此处描述了人变牛的场面。）左边，上幅图中的四位首领正将烟斗献给瓦内奇亚。最接近瓦内奇亚的那位首领手里拿着两根木杖，一根红色，一根白色，是救世主献给黑麋鹿的礼物。右边，黑麋鹿跪在地上，手臂举向瓦内奇亚，他身着装饰有鹰尾羽的鬼魂之舞圣衫。有了那两根神圣之杖，他将会回到族人身边。

27.伤膝之战：收缴大足部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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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描述的是第七骑兵团收缴大足部落武器的场面。大足手里拿着烟斗，代表他的首领地位，他坐在左边的几个男人前面。左边三个男人披着披毯（两人披着黑色的，一人披着红色的），戴着帽子，每顶帽子上插着一根鹰尾羽；他们伸出右臂，张开手掌，站在那里，显然是刚刚将武器上交。他们后面还站着三个人，用布单将自己从头包到脚，布单里面可能藏着他们的武器。最左边有一个官兵（戴着肩章），用手枪指着一个正在上交武器的拉科塔族人——披着蓝色披毯，戴着帽子，帽子上插着一根红色羽毛。图的右边，一名士兵正拿着一堆收缴上来的武器（有来复枪、斧头、小刀以及锥子），而另外三名士兵则用手枪指着三名妇女，要她们交出武器，三名妇女都穿着布裙、裹着披毯。最上面的那名士兵缴获了一把锥子，中间那名拿走了一把斧头，最下面那名则缴了一把刀。图的最右边画着三顶红色帐篷，代表整个村落。

28.伤膝之战：第一场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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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手里拿着烟斗坐在地上，一旁的一名士兵正与一位拉科塔族人搏斗，企图抢走那位拉科塔族人手中的枪。那位拉科塔族人身上披着一块披毯或布单（里面藏着枪），脸上涂成了蓝色，头上插着一根鹰羽。枪伸出来后，士兵便拿起手枪射击，枪声猛地引发了战斗。右边十五名士兵的头象征着骑兵团，那些蓝色的烟便是骑兵团开的枪。六位拉科塔族人被士兵的子弹打中，倒地身亡。士兵中间有一门霍奇基斯山炮，画面最左边的蓝色污点便是山炮发射出来的弹药；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女被山炮的火力冲击到了半空中。左下方，一个妇女和两个女孩企图逃入伤膝溪的峡谷，其中一个女孩已经倒地，其他人似乎也正要倒地。画面最下方的曲线代表的便是伤膝溪。

29.伤膝之战：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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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用六个头颅代表士兵，他们的山炮继续向逃往伤膝峡谷的妇女和儿童开火。

十三名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一名男孩和一个婴儿）已经倒地身亡。

30.圣弓保护下的黑麋鹿

[image: ]


黑麋鹿骑在马上，身着一件涂满颜色、带流苏的鬼魂之舞圣衫，挂着一块腰布，穿着一双装饰有珠子的鹿皮鞋，头上戴着头巾，并插着一根斑鹰羽。他左手将圣弓向上举起（弓矛两头分别装饰了一根鹰尾羽），以抵御士兵们的枪弹雨林，掩护一位妇女和她的孩子撤退逃命。立熊所画的这位妇女身上用带子紧紧地绑着一块披毯，以保护她背上的婴儿，她的绑腿裤和袜带也画得十分清晰。而那些士兵则用最右边排成一排的六个人头和十二支枪冒出的烟雾表示。



[1]
 内哈特用“世界之圣灵”来表示黑麋鹿所说的“伟大的圣灵”（即Wakh th ka），是传统拉科塔族语中表示“神圣、强大、神秘”的总称。拉科塔族人还用这个词来指代基督徒，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68-80。


[2]
 雷电之神（Wak yą）是西方之神的化身，它们在凶猛强烈的雷鸣中现身，被设想成巨大的鸟类，这些鸟张开的翅膀就是黑色的乌云，它们眼睛一闪就是闪电。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19-120，155-157，278-280。


[3]
 四个方向（世界的四方）是根据风向来表现的，每个方向都有特定的象征色彩、象征动物或象征鸟，且各自具有不同的神力（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24-127）。另外两个方向——上方和下方，与四个风向一起，是进行各种仪式活动必不可少的。比如，在“烟斗献礼”仪式上，要依次召唤六个方向，以便集结宇宙的全部神力。由此而出。


[4]
 前六段为内哈特所写，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黑麋鹿讲述自己生平时的心情和动机。


[5]
 参见Sixth Grandfather，283——关于黑麋鹿所说的这个故事的详细版，请参见Brown, The Sacred Pipe，3-9。故事的其他版本，请参见Lone Man（Teton from Standing Rock）in 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63-67；Finger and Thomas Tyon（Oglalas）in 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09-112，148-150。烟斗的到来，标志着拉科塔民族的开始，参见DeMallie, Kinship and Biology in Sioux Culture，127-130。


[6]
 “一个神的诸神”为内哈特所写。，再向他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享用吧。首先，将烟嘴奉献给唯一圣灵——像我这样祷告：


[7]
 “伟大的圣灵啊，你是永恒，你是唯一。除你以外，再无他人可供祷告。”与“胡卡（收养）仪式”的一段祷告相比较：“Tuwá thókeca kephícašni Wakh th-ka, niyé thokéya nicáğa”[没有其他人能被提及（再无他人）。伟大的圣灵啊，你便是世界之初]，参见Curtis,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3，77，151。这些都是拉科塔族仪式上的用语，用来依次召唤各个神力。此处内哈特的措辞则较为明了，参见Sixth Grandfather，91。


[8]
 在拉科塔族语中，“民族”指的是oyáte“族人”，是一种社会概念。这个词不仅用于人，也用于动物（比如，四足民族、野牛民族）、鸟类（飞翼民族）、天象（星星）以及其他类型的生灵。此处的“完成”指“创造”。


[9]
 白巨人是Wazíya，是北方之神。他是一个相反角色，夏天将自己裹在长袍里，冬天则把长袍脱去，并将长袍抖来抖去，以制造白雪。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20-121。之地，看我啊！请你朝着破晓星辰和白昼出现的地方，看我啊！


[10]
 一位传统拉科塔族人立熊对内哈特说，他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些。（Sixth Grandfather，285）


[11]
 原文为Héchetu yeló，“就此结束！”


[12]
 拉科塔族人认为男人应该共享神圣烟斗，“烟斗的影响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能永远和平友善地相处”。（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90）


[13]
 Lakhóta“盟友”，这是西部苏族对自己的称呼，他们分为七个部落：奥格拉拉部落（Oglála）、布鲁利部落（Sich u）、米那肯酋部落（Mnikhówožu）、胡克帕帕部落（H kpapha）、两壶部落（Oóhenųpa）、无弓部落（Itázipchola）以及黑足苏族部落（Sihásapa）。参见DeMallie, Sioux Until 1850，718-760。


[14]
 帕尼族是卡多语系的分支，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中东部的木屋村落里。他们与拉科塔族相互为敌。19世纪70年代联邦政府将帕尼族迁到了俄克拉何马州。参见Parks, Pawnee，515-547。杀害，当时我尚年幼，并不知晓详情，只知道我的祖母“红鹰妇”（Red Eagle Woman）不久便也去世了。


[15]
 年份用“冬”表示，并根据当年的著名事件来命名，当年的第一场降雪便是那一年的开始。象形日历（waníyetu yawápi“冬计数”）记录了历来的冬季，其命名的作用与欧美文化中的日期是一样的。参见Walker, Lakota Society，111-157。史密森学会将这些冬计数整理并出版于Greene and Thornton, The Year the Stars Fell。


[16]
 月份用“月”表示，其命名反映的是各个季节的变化。Chąnáphopa wi“树爆月”表示的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树枝发出巨大的爆裂声。有关黑麋鹿的月份名单，请参见Sixth Grandfather，291-292；另可比较Walker, Lakota Society，123。


[17]
 “费特曼之战”（Fetterman Fight）一般被人称为“大杀戮”，在1866年12月21日的这场战役中，费特曼中校及八十一名士兵在菲尔科尔尼堡（Fort Phil Kearney）附近的裴诺溪（Peno Creek）被全部消灭。[陆军中校W.J.费特曼及他的部下在“百戮之战”中被杀死，根据夏延族（Cheyenne）的预言，印第安人将会杀死一百名士兵。而根据内哈特的注释，被杀死的人数实际上并不足百人。欲知白牛（White Bull）对该战役的描述，请参见Vestal, Warpath，50-69，以及Howard, The Warrior Who Killed Custer，37-38。欲知夏延族预言详情，请参见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1：451-461，及Hyde, Red Cloud’s Folk，145-149。]（Battle of the Hundred Slain）中右腿负伤。负伤之后，他一直跛脚行走，直至去世。他去世时大约是“大足”（Big Foot）的部落在伤膝溪（Wounded Knee）被屠杀的那个时期（1890年）。他就葬在这里的小山上。


[18]
 用于指代白人的词，不过这次并不涉及肤色。[历史记录记载，拉科塔族人第一次遇见白人时，将白人称为wašícu（“圣灵”）。参见White, Encounters with Spirits，381-393。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圣灵”的含义，变成了白人的专有称号。——编者注]，也不知他们长什么样，但当时所有人都在说瓦西楚要来了，说他们要霸占我们的领地，要把我们全都消灭，还说我们要至死奋战。结果，在那次战役中，被消灭的却是瓦西楚，族人们为此津津乐道了很久。但一百名瓦西楚其实并不算多，要知道，还有许多瓦西楚，还有数不尽的瓦西楚。


[19]
 黑麋鹿的外祖父告诉他，在白人造访之前，“瓦西楚”这个词指的是大群的野牛，是与脂肪相关的。不幸的是，记录稿的这个部分有点混乱。许多通俗变化语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个词，其中包括“掠夺者”和“吹牛者”，这两个词都是黑麋鹿提到的。参见Sixth Grandfather，150-151。内哈特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他们人很多”，只是黑麋鹿所说的一部分意思。


[20]
 此处指的是博兹曼小道，是北普拉特河的俄勒冈小道穿过怀俄明州通往蒙大拿黄金产地的一条捷径。参见Hebard and Brininstool, The Bozeman Trail，1：211-235。这条路最初在1862年投入使用，道路经过拉科塔族的狩猎区，是引发1866年至1868年的红云之战（Red Cloud’s War）的主要诱因。拉科塔族将黄金称为mázaska-zi“黄色的白金属”，即“黄色银”。公路会吓跑野牛，还会让其他瓦西楚像洪水一般奔涌过来。但那些人说，他们只要占用一点点地方，只要能让货车的轮子通过就行；但我们的族人可不会上当。如今你自己瞧瞧，就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了。


[21]
 饮水的拉科塔族语名字可能是Wíyatke“饮水杯”，在1944年与黑麋鹿的访谈中，内哈特将这个名字记成了“木杯（Wooden Cup）”。参见Sixth Grandfather，290，337-341。


[22]
 拉科塔族人认为，野牛是在大地母亲的子宫中孕育而成的，当邪恶来临时，它们就回到地下，并认为黑山（Black Hills）附近的风穴（Wind Cave）便是通往地下世界的管道。参见George Bushotter in Dorsey, A Study of Siouan Cults，476-477。，梦见一个陌生种族编织了一张蜘蛛网，将拉科塔族团团围住。他说：“这些若是成真了，你们就要住进一片荒地上的四四方方的灰房子里了，除此之外，你们还会饿死。”据说，他看到这幻象之后，很快便又回到了大地母亲这里，后来，他终于因为忧郁过度而死了。如今你自己瞧瞧，就知道他说的正是我们如今所住的这些灰扑扑的盖了顶的房子，而他梦见的其他事情也都变成了现实。有时，人在梦中比在现实中更有智慧。


[23]
 即菲尔科尔尼堡（Fort Phil Kearny），1866年6月13日，美国军方建造了这个堡垒以保护波兹曼小道上的旅行者安全。（Prucha, Military Posts of the United States，97）详细历史故事，请参见Brown, Fort Phil Kearny。


[24]
 有关疯马的生平，请参见Sandoz, Crazy Horse：Strange Man of the Oglalas，以及Bray, Crazy Horse：A Lakota Life；红云的生平，请参见Paul, Autobiography of Red Cloud；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以及Larson, Red Cloud：Warrior-Statesman of the Lakota Sioux。


[25]
 原文为Ítokheca wi，“变换的月”。


[26]
 即夏延族。[Šahíyela“夏延”，其通俗语为“红语者”（Red Talkers），暗示他们言语难解。——编者注]


[27]
 即阿拉帕霍族。[Ma píyatho“蓝云”。——编者注]（Blue Cloud）的朋友们，都赶过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28]
 有关黑麋鹿所使用的月份表，请参见Sixth Grandfather，292。我的朋友“火雷”（Fire Thunder）比我年长，他参与了那场战役，请他来为你讲述当时的故事吧。


[29]
 原文为Hóka hé，“来啊！冲啊！”


[30]
 这个词在如今的口语中有种索然无味的情感色彩，所以，这样的词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口中说出来，显得有些不搭调。但许多族人却朝它射去，最后，它浑身中箭，死掉了。而士兵们，则无一幸免。上山的路上，到处都是人和马的尸体。


[31]
 拉科塔族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听话，便将白人描绘成妖怪。拉科塔族人乔治·布舒特（George Bushotter）于1887年在他的自传中描写道，当他不听话的时候，他的母亲便会吓唬他说要找白人来惩罚他，他听到就会害怕，马上乖乖听话（参见Bushotter，“Lakota Texts”，No.101，以及Erikson，“Observations on Sioux Education”，141）。


[32]
 此处的小马车是一种旧式雪橇，由两根木杆交叉绑在马背上，尾部拖在地面，上面放置着一个横木组成的平板，用以运输行李。参见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vol.13，Plains，7，606。上，身上裹着牛皮长袍，像个婴儿一样躺在那里，而我的母亲则负责驾马。雪很深，天很冷，我坐在父母旁边的另一辆小马车里，浑身也包裹着毛皮。我们要离那些士兵远远的，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去了哪儿，但我记得仍然在西部。


[33]
 雪盲因日光反射到被雪覆盖的地面而造成，拉科塔族人经常受雪盲困扰，因而他们将三月称为“雪盲之月”（Moon of the Snowblind）。蜻蜓代表西方之神，是雷鸟神（Wak yą）的信使（akíchita）（参见Walker，“Sun Dance”，68，84）。它们也经常作为与战争相关的象征，战士们在战场上也要像蜻蜓一样动作迅速敏捷。


[34]
 有关拉科塔族男孩们的游戏，还有很多记载，参见Culin, Game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Dorsey，“Games of Teton Dakota Children”；Meeker，“Oglala Games”；Walker，“Sioux Games”；Bucko，“When Does a Cactus Become an Angry Buffalo?Traditional Games of the Lakotas.”


[35]
 原文为Chąphá sápa wi，“黑色樱桃之月”。


[36]
 即车厢之战，于1862年8月2日发生在菲尔科尔尼堡（Fort Phillip Kearney）西边约六英里处。[欲知白牛对于车厢之战的描述，请参见Vestal, Warpath，70-83，以及Howard, The Warrior Who Killed Custer，33-39。欲知夏延族预言详情，请参见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747-754。以及Hyde, Red Cloud’s Folk，159-160。——编者注]（The Attacking of the Wagons）。马车之战让我再度恐惧起来，因为这一次，我们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获胜，并且我们死亡的人数也很多。火雷也参与了这场战役，让他为你讲述那天的故事吧。


[37]
 即后膛式斯普林菲尔德枪。[军方将前膛枪换成了后膛式斯普林菲尔德连发步枪；这种枪火力更猛，因而虽然这支部队的小分队人数不多，但却足以击退拉科塔族和夏延族的战士们。（详情请参见Hebard and Brininstool, The Bozeman Trail，2：39-87）对于印第安人的伤亡情况，说法不一。白牛声称只有六名印第安人身亡（Vestal, Warpath，78），然而率领部队进行战斗的詹姆斯·W.鲍威尔队长上尉（Capt.James W.Powell）却估计有六十名印第安人身亡（Utley, Frontier Regulars，125）。——编者注]而那个时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这种枪。日出之后，我们就冲上去了。我们人数很多，大家原本计划先骑马超过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消灭。但我们的小马害怕瓦西楚的枪声，不肯前进。妇女们在小山上看着我们，只要枪声一停下来，她们就开始歌唱、哀悼。我们竭尽全力，但还是没能成功，车厢四周到处都是战士和马的尸体，散落在大平原上。我们将马留在峡谷，改换步行，但却像被大火肆虐的青草一样一片片地倒下。最后，我们只得扶起伤员，赶紧逃跑。我不知道我们到底牺牲了多少人，但肯定是个庞大的数字。真是太惨烈了。


[38]
 有关立熊的传记，请参见Warren, Buffalo Bill’s America，390-396。说道：


[39]
 在“无耳”（No Ears）的冬计数中，这一年被称为“老妇死于树下”的一年。（Walker, Lakota Society，146）


[40]
 原文为Škawakhąh pá pa wi，“小马脱毛月”。


[41]
 原文为Chąwápekasna wi，“树叶掉落月”。


[42]
 布鲁利部落和南部奥格拉拉部落的首领分别在4月和6月在拉米勒堡（Fort Laramie）签署了1868年协议，其他苏族部落的首领在7月也签署了协议。协议成立了大苏族保留区（Great Sioux Reservation）——今密苏里西部南达科塔州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如此，往西至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还有一大片地区为未割让领土，苏族部落可以继续在那里捕猎。根据协议承诺，军方于7月和8月撤除了博兹曼小道上的关卡——C.F.史密斯堡（Fort C.F.Smith）、菲尔科尔尼堡以及里诺堡（Reno）。红云和北部其他奥格拉拉部落首领则一直等到11月才赶往拉勒米堡签署协议，最终结果是引发了“红云之战”。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164-167；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74-82。尽管内哈特在最后添加了一句“只要青草仍然生长、河水仍然奔流”，但在他与黑麋鹿的访谈记录稿中并没有这些内容。这句话的确抓住了许多协议的要点，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在苏族所签订的任何协议中出现过。有关这项协议及各位领导人的签名详情，请参见Kappler, Indian Affairs：Laws and Treaties, vol.2，998-1007，没有签名的协议文本，也已出版，请参见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341-349。


[43]
 即极乐鸟或者霸鹟（wasnásnaheca），是一种小型鸟，它们会坚守自己的巢所在的区域，攻击其他大鸟，甚至攻击乌鸦和鹰。参见Peterson, A Field Guide to Western Birds，189。


[44]
 这是一个比喻，面朝一方（wasánica）表示成功，比如在战场上获胜。在这个幻象中，云层似乎是向黑麋鹿许诺，他今后将获成功。在记录稿中，并没有将这个表达的含义解释为“云在看着黑麋鹿”，因而此处可能是内哈特添加的。也许它的意思是所有的云都在看着我。它继续说道：“听哪！有个声音在呼唤你！”我抬头往云中看了看，从那儿走过来两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头朝前，冲了下来；他们下来之后，便唱起了圣歌，而这时雷声则同鼓声一般。我来为你唱唱那首圣歌吧，歌曲和鼓声是这样的：


[45]
 这里的鹅是一种象征，代表北方之神的akíchita（阿奇奇塔）“信使、执行者”。有关阿奇奇塔这个角色的讨论，请参见Wissler，“Societies and Ceremonial Associations of the Oglala Division of the Teton Dakota”，9-10；Walker，“Sun Dance，”75-77，Lakota Society，28-31。


[46]
 即联合太平洋铁路。[Máza chąkú“铁公路”，拉科塔族语铁路的意思。内哈特添加了这段文字，其中包括与建造铁路和将野牛分为南北两群的相关背景知识。（参见Rorabacher, The American Buffalo in Transition，38）1865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开始在奥马哈西部铺设；1867年11月，铁路延伸到了怀俄明州夏延地区；1869年5月，铁路与犹他州普罗蒙特里角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线相连接（参见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556-557）。——编者注]修在了普拉特（Platte）河边，并且只在那边活动。那条路将野牛群一分为二，不过与我们一起留在领地的仍然无以计数，而我们也得以在自己的领地里尽情漫步。


[47]
 即小大角河或小比格霍恩河（The Little Bighorn River）。（Phežisla wakpa“油草河”。“小比格霍恩河”参照的是商务印书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里的译法，但在这本书中，一般采用印第安人的说法，用“小大角河”这样的译名。——编者注）（Greasy Grass）了]。有一个名叫“人臀”（Man Hip）的人很喜欢我，他邀请我去他的帐篷里一起吃东西。


[48]
 两名信使是由鹅变成人的，是北方的阿奇奇塔。立熊在图画中将他们画成了肩上长着翅膀的人，表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鸟。


[49]
 在复述黑麋鹿的伟大幻象时，黑麋鹿将一些细节进行了简化和体系化，并删减了部分采访记录稿中的内容。有关这些改变和删减的概述，请参见Sixth Grandfather，93-98。然后，他们便转身离开了地面，又像离弦的箭一样向上冲去。我起身，准备跟随他们，这时我的腿一点也不疼了，整个人变得轻飘飘的。我走出帐篷，那两个握着闪光长矛的人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一个小云团飞快地飘了过来。它过来后，便弯下腰，载着我，以飞快的速度朝着它来的地方飘回去。我低下头，远远地看到了我的父母。就这样离开他们，让我觉得很是悲伤。


[50]
 原文为Blihéic’iya po，“拿出勇气来！”是拉科塔族语中在战场上或者面临困难时的常用语。


[51]
 对于拉科塔族人来说，4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上的数字，对于大部分北美印第安部落来说亦是如此。有关奥格拉拉部落人托马斯·泰伦（Thomas Tyon）对此的描述，请参见Walker, Sun Dance，159-160。站在栗色马的后面。这时，栗色马面朝西，一声嘶叫。突然，远处的天空便沸腾起来，四种颜色的马儿一边跳，一边嘶叫着回应，一时间雷鸣四起。


[52]
 在拉科塔族幻象中，由暴风云搭成的帐篷是最常见的一种意象。彩虹也被称为wígmųke“圈套”，人们相信它能圈住大雨，因此才会在云搭建的帐篷上用彩虹来做门。我走进这道彩虹之门，看到六位老人坐成一排。


[53]
 “像山丘、像星星一样老”这种说法并未出现在记录稿中，这些显然是内哈特添加的。


[54]
 采访记录稿显示，第一首歌实际上是代表西方的雷电之族的第一位先祖所唱，而第二首歌是代表北方的鹅之族的第二位先祖所唱。（Sixth Grandfather，117）：


[55]
 人死后，灵魂将从南方穿过天空，沿着银河（wanáği thach ku“幽灵之路”），到达死神领地。因此，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是“面朝南方”。


[56]
 在拉科塔族语中，“察”可以表示“木”、“棍”和“树”。在黑麋鹿口的幻象中以及后来的仪式中，盛开之杖便成为盛开之树的象征，代表着拉科塔族人。而手杖（sagyé）同样也是花开之树的象征，是人们在身处不幸之时能够依靠的事物。木杖生机勃勃，我看着它的时候，它的顶端便发出了新芽，还长出了新枝，枝上树叶繁茂，沙沙作响，叶中的鸟儿开始歌唱。不一会儿，我便看到树荫之下村落环绕，村里的人们以及所有生根、生脚、生翅膀的生灵全都欢乐无比。“它将立于这些村落的中央，”这位先祖说道，“它是一根用来行走的手杖，也是一个民族的心脏，你要用你的神力让它枝繁叶茂。”


[57]
 两条路交叉的中点，便是神圣之树生长的地方，这两条路预示着人们的未来，也代表着黑麋鹿个人的神力，既能行善，也能帮助族人抵御敌人。在记录稿中，黑色的路被描述成贯穿东西的路。参见Sixth Grandfather，118-119。“贯穿巨人之地（北方）和迎面之地（南方）的，是红色的路，是美好之路。”先祖说道，“你的族人将在此路上前行。黑色的路贯穿雷神之地（西方）和阳光永照之地，是可怕之路，路上尽是灾祸与战争。你将在此路上前行，并由此获得击败敌人的力量。你将带着这个力量经历四个上坡。”


[58]
 在这个任务里，黑麋鹿是代表西方的先祖阿奇奇塔。


[59]
 黑麋鹿认为这是密苏里河的三条干流。


[60]
 蓝人象征着干旱（疾病）。在这个幻象中，黑麋鹿用闪电打败了蓝人，而蓝人被闪电击中之后，则变成了一只乌龟（象征着多产和长寿）。取得胜利之后，黑麋鹿从蓝人身上获得了神力。在幻象的最后，第二位先祖（北方之神）将一杯水赠送给黑麋鹿，水中倒映着一个蓝色的小人；黑麋鹿喝掉了水，吞下了蓝人，随后，蓝人便住在了他的体内，赐予他治愈之神力。（见Sixth Grandfather，139）在此后的人生当中，黑麋鹿便用他在幻象中让世界摆脱干旱的治疗方法去治愈大地上的任何生病之人。烟尘飘浮在他的四周，草木干枯，树枝枯萎，人和动物躺在地上，瘦骨嶙峋，气喘吁吁，鸟儿虚弱不堪，无法飞行。


[61]
 原文Hųhé是用来表示惊讶的感叹词。，这说明我已将他杀死。火焰熄灭了。草木和树枝也不再枯萎，而是欢乐地沙沙作响，所有的动物都发出高兴的声音。随后，四队马军也冲了下来，对着蓝人的尸体猛地一击，突然，蓝人变成了一只无害的乌龟。


[62]
 即三角叶杨树。[Wáğachą——编者注]


[63]
 即草原鸡。[Šiyó——编者注]母亲的羽翼之下的小鸡一样茁壮成长。”


[64]
 辰星象征着智慧；所谓智慧，就是对整个宇宙的生活形态的理解，其中包含了人类的人际关系系统。而在拉科塔族中，这个人际关系系统便是亲属关系。黑麋鹿曾对内哈特说：“野牛、麋鹿、空中的鸟儿——就好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们与它们相处甚好，我们从它们那里获得了神力，从它们那里获得了生机。”（参见Sixth Grandfather，127）祷告将人与神关联起来，瓦切奇亚既表示“祷告”，也表示“建立关系”。（见Deloria, Speaking of Indians，28-29。）渐渐升了起来，一个声音响起：“它与他们息息相关；谁能见到这颗辰星，就能见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智慧正是源起于那里；而那些不能看到它的人，将生活在黑暗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望向东方，辰星的光芒照射在他们的脸上，所有的狗开始大声叫喊，马儿们也嘶叫起来。


[65]
 此处的“翼”为“风”之笔误。因为人们此时正由南往北行走，脸上吹拂的当是净化之白风。在人们的脸上吹拂，他们行走的顺序是这样的：


[66]
 这些首领叫作“那查”。和他们的队伍，队伍里全是年轻的男女。


[67]
 这些长老叫作“瓦奇楚扎”，是负责监督族人迁营的。参见Walker, Lakota Society，60。他们带领着中年男女。


[68]
 黑麋鹿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这时已经快到那个地方了，我害怕世界各地会发生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他不识字，并不知晓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最后一句话可能是为了到达艺术效果。黑麋鹿对世界大事十分了解。实际上，采访到这里时，他发表评论说，虽然他的儿子也曾想参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是决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参见Sixth Grandfather，126）。——编者注]


[69]
 蓝色和黑色可能都是用来表示西方之神力的。、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这些叶子向着天空发出明亮的光芒。


[70]
 记录稿是这样的，“燕子正从云下飞来”。（参见Sixth Grandfather，130）这些都是西方的阿奇奇塔，原本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东西，如今却更加令人惊恐。


[71]
 原文Phiyá“非亚”即“改造”，此处暗指“医治”；waphíya“医治者”便是“瓦非亚”，即“成功改造的人”。


[72]
 这句话是内哈特增加的，以解释黑麋鹿经历了第四个上坡之后将回到地面。记录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已与鸟儿一同在天空翱翔，如今该回到地面了。”（参见Sixth Grandfather，128）在拉科塔族的用语中，马与地面相关，也与天空相关。


[73]
 原文为Hé hé！祷告中人们使用的感叹语，用来唤起生灵的注意。随后，那匹可怜的马嘶叫着翻滚，并站了起来，它变成了一匹强壮高大、色泽亮丽的黑色种马，身上满是斑纹，鬃毛像云一样蓬松。它是所有马儿的领袖。它哼哧一声，鼻间便呼出了一道闪电。它的眼睛则像日落之星一样。它冲向西方，嘶叫起来，西方便充斥着蹄踏的尘埃，数不尽的黑得发亮的马儿从尘埃中腾跃而来。然后，它又冲向北方，嘶叫起来，继而是东方和南方尘云响应起来，数不尽的奔腾的马儿冲了出来——白色的、红褐色的、鹿皮黄色的马儿们肥壮而又亮丽，无不为自己重获速度与力量而欣喜万分。一切是那样美丽，又是那样恐怖。


[74]
 黑麋鹿向内哈特解释，“那匹马的声音就像无线广播一样，传遍了整个世界，所有人都听得到，美得无与伦比。”（Sixth Grandfather，133）世间万物全都能听到，那声音美妙绝伦，令世间万物不禁跳起舞来。纯真的少女跳起舞来，周围的马儿也全都跳起舞来，树上的叶子、山谷的小草、溪水、河水、湖水、四足的、两足的、天上飞的——全都伴着马儿的歌声跳起舞来。


[75]
 黑麋鹿说，他在幻象中所站的山峰，正是位于黑山的哈尼峰。“但到处都是世界的中央。”他还补充道。


[76]
 本段的最后一部分（从“我站在那里……”开始）是内哈特增加的。（参照Sixth Grandfather，134）此处为内哈特转述黑麋鹿的幻象，幻象中只明确地提到了拉科塔族人，而内哈特将这部分转述为一个关于整个人类未来的幻象。黑麋鹿本人的述说为内哈特的解释提供了基础。在记录稿中，当提及伟大的幻象时，黑麋鹿是这样说的，“神圣之环的意思是，世界各大洲、各族人应当和谐统一。”（Sixth Grandfather，129）


[77]
 将关节（手腕、手肘、肩膀、臀部、膝盖以及脚踝）用对比鲜明的颜色画成一条一条的，是拉科塔族的一种践礼。可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 following p.226的“War Insignia”，plates 1，3，8。我的栗色马浑身上下都是闪电般的条纹，它的鬃毛就是云团。当我呼吸的时候，呼出的气就是闪电。


[78]
 在内哈特的访谈记录稿中，这一段是由代表着北方的第二位先祖所说的。（Sixth Grandfather，139）“万物便会圣洁，万物也会燃烧”这一句听起来高深莫测，但很明显，是指赐予黑麋鹿的那些神力，既能行善，也能为恶。在描述里，密苏里河的那位蓝人是在火焰的中央（上方），而内哈特忽略了这个幻象此后的一个情节，即黑麋鹿杀死了火焰之中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随即变成了一条狗。（Sixth Grandfather，131-132）


[79]
 在记录稿中，这首歌是由代表着南方的第四位先祖所唱。（Sixth Grandfather，140）


[80]
 内哈特将这首歌作为黑麋鹿的祷告仪式中与幻象相关的一部分，而不是幻象的一部分。（Sixth Grandfather，287-288）在记录稿中，“看着我的脸哪”是“我露脸了，我出现了”。下一句是“我让大地上的动物行走了”；这首歌中并没有提到人类或者鸟类。


[81]
 记录稿中的解释说，追风者是立熊母亲的兄弟，而黑麋鹿的父亲和立熊的父亲是表兄弟。（Sixth Grandfather，150）是一名巫医，是他救了我的命。我知道，是彩虹帐篷里的六位先祖治愈了我，但我不敢说出来。我的父亲将自己最好的一匹马赠予追风者，以感谢他治好了我。许多人前来看望我，人们都说，追风者真是太厉害了，在我差点死掉的时候，竟然将我治好了。


[82]
 个人“只有通过努力和学习”，才能利用在幻象中所收获的神礼（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85n2）；而黑麋鹿直到许多年后成年之时，才能理解和运用这些。我所回想起来的，是我记住的画面和话语；我的双眼从未见过在幻象中所见到过的那样清晰而明亮的画面，我的两耳从未听过在幻象中所听到的那些话语。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刻意去回想这些事情，它们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83]
 在记录稿中，外祖父的名字是守帐篷（Keeps His Tipi）（Sixth Grandfather，150）。这两个可能是同一个名字的不同译法，也许原名就是伊格拉特希拉“不愿移动营地”。这也是奥格拉拉一个小分支的名字（DeMallie，“Sioux Until 1850，”745）。，很喜欢小孩子喜欢的一切，而且总有讲不完的奇妙故事，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对他无话不说，但是现在，我也不能将我的所见所闻告诉他。我的第一把弓是他做的，我把他给我的所有箭都用完的时候，他也总是会立即拿出新的箭给我。我爱我的父亲，但“拒绝走”不一样，我以前总是与他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对他有所隐瞒。


[84]
 传令人（éyapaha）通常是由理事挑选出来的声音洪亮的老人，负责在营地各处大声宣传通告。参见Walker, Lakota Society，31。在村子里到处喊着，说我们要撤营了。长老们都在会议帐篷里，他也朝着他们大喊：“各位长老，快带着火把到中心去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火柴，长老们就负责为族人们保留火种。


[85]
 这种草原萝卜（Psoralea esculenta），拉科塔族人称“thípsila”，而法语加拿大人则称“pommes blanches（原根）”，在6月和7月初可以挖掘。人们会趁新鲜吃掉一些，但会将大部分绑在一起，放干，以备日后食用。放干的萝卜会与干肉一起熬成汤。参见Gilmore，“Uses of Plants by Indians of the Missouri River Region”，92-93。的地方，这时，传令人喊道：“把东西放下来，让马休息一下。拿起棍子，自己挖点儿萝卜。”接着，人们便挖起萝卜来，而长老们，则坐在一旁的小山上，抽着烟。然后，传令人又喊起来：“把东西放上去！”之后，大家又继续前进。


[86]
 原文为Chąšáša“查沙沙”，通常被称为“红柳树”，实际上是偃伏梾木里面的树皮；人们会在仪式上抽这种东西，也可作为烟草的添加物。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88，132，Lakota Society，75-76，以及Gilmore，“Uses of Plants by the Indians of the Missouri River Region”，107-108。，再把烟斗放在他面前的一个野牛烟嘴上，因为野牛是神圣的，是野牛给我们食物，给我们庇护。随后，他点燃了烟斗，向四方献礼，再向天上的圣灵和大地母亲献礼，最后一边递给探子一边说道：“这个民族依赖于你。无论你见到了什么，也许都有益于眼前这些人。”探子们抽起了烟，也就是说，他们将会告知真相。这时，那位长老又说：“你们是在哪里见到了好东西？告诉我，我将高兴不已。”


[87]
 “的的确确。”[关于猎捕野牛前，与归来的探子相关的仪式的更多详情请参见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440-442。——编者注]


[88]
 “战士分队”即阿奇奇塔，由长老们指派，在猎捕行动中负责维持秩序。在先，二十人并肩骑行，谁要是敢超越他们，就会被打落下马。他们负责维持秩序，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紧随他们的是猎者队伍，五人并肩骑行。其他人跟在最后。大长老负责四处巡视，挑选出骑在最快的马匹上的最优秀的猎者，然后对他们说：“年轻的战士们，我的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优秀能干。你们总是行善，今天，也请你们为这些无助的人们行善吧。也许这其中有一些年老虚弱的人，没有儿子，也许有一些妇女，带着幼子，却无丈夫。请你们帮助他们，请为他们捕杀猎物吧。”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89]
 原文为Yuhú，“哟呵”，是表现欢庆胜利的感叹词。


[90]
 拉科塔族女人的颤音是一种急促的高音——“哩哩哩哩哩哩”，这种声音叫作ųgnágicala hothúpi“尖叫猫头鹰声。”（Boas and Deloria，“Dakota Grammar”，151）


[91]
 即Chąpháša wi“红樱桃月亮”。（Moon of Red Cherries，7月），那次捕猎可真是大获丰收。


[92]
 原文为Hayé，“谢谢”，一般在仪式上使用。，然后为这些送礼者们歌唱。待他们全都吃饱之后，传令者就会对人群大喊：“都从家里出来吧！我已经吃不下了！”然后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过来，领一些肉回去。


[93]
 说说自己在战役中碰到或击中敌人的经历，是一个战士最至高的荣耀。在拉科塔族语中，这种行为叫作kté“杀戮”，这个词是形容词。因而，“说说杀戮之事”是一种典型的属于男人的活动。


[94]
 原文为Hiyá，“不”。。当时他的狗也准备偷肉，他这是在对狗吼叫，但我以为他发现我了，吓得从树上掉了下来，哭着跑开了。


[95]
 拉科塔族人将以下四点当作最基本的美德：勇敢、慷慨、坚韧（忍耐）以及正直（Walker，“Sun Dance”，62）。长老会将干枯的向日葵种子放在我们的手腕上，然后将一头点燃，我们要让这些种子燃烧干净，一直烧到我们的皮肤。这样很疼，还会生疮，但如果我们把种子打落，或者叫一声“啊！”就会被当成女人来笑话。


[96]
 即奥格拉拉、布鲁利、圣萨克、黑壶、胡克帕帕、米那肯酋。[拉科塔族包含七个主要分支，而不是六个；尽管它们经常被称为部落，但它们实际上是独立的分支。此处内哈特将黑足苏族部落与两壶部落合并成了一个部落。——编者注]


[97]
 即罗宾逊堡（Fort Robinson）。[罗宾逊营地（此后成为堡垒）是在1874年3月8日根据《红云协议》建立的，位于现在的内布拉斯加州克劳福德附近（Prucha, Military Posts of the United States，102）。——编者注]


[98]
 阿奎亚皮，“全褐色”，即面包。培竹塔撒帕，“黑药”，即咖啡。查呼皮思加，“树之白汁”，即糖。[Ağúyapi；phežúta sápa；châh pi ska——编者注]


[99]
 原文为Chąphá sápa wi，即“黑色樱桃之月。”下旬，我们这些男孩们玩得非常开心。在我们这个小部落里，男孩不多，所以我们都在一起玩耍。那时，我已经忘了幻象的事了。我不再有那种奇怪的感觉，也不再害羞了；但只要碰到暴风雨，我就会非常高兴，好像有人要来看望我了一样。


[100]
 即南瓜山，位于怀俄明州坎贝尔郡贝尔富什河上游附近。


[101]
 白山，今内布拉斯加州克劳福德附近。扎营，我们用生牛皮将野牛的嘴和肋骨绑起来，做成雪橇，在山上滑了起来，玩得十分高兴。


[102]
 黑麋鹿对内哈特说：“白天的时候，一些印第安男孩爬了上去，将旗杆折断了。”（Sixth Grandfather，154）而内哈特可能误解了，以为这次意外是一些男孩淘气造成的。拉科塔族语中的khoškálaka“年轻人”经常被翻译成“男孩”。旗杆事件反映出，拉科塔族人反对在《红云协议》下插上美国国旗；1874年10月23日，一群北拉科塔族战士造访该地，并折断了旗杆，但当时旗杆被放在地上，并未立起来。参见威廉·加尼特于Jensen, The Indian Interviews of Eli S.Ricker，114-116中的解释；还可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220-222，以及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168-170。


[103]
 在访谈记录稿中，并未见到此处有提及疯马一事，显然是内哈特自己的判断。不过，在1944年，黑麋鹿曾对内哈特说：“疯马是最后一位伟大的首领，此后再无他人。”（Sixth Grandfather，322）


[104]
 原文为Phežíša hin pha wi，“红草出现之月”。拉科塔族人到黑山去砍伐又高又直的黑松，并做成帐篷支柱。参见Gilmore, Uses of Plants by the Indians of the Missouri River Region，63。我们沿着断马头溪（Horse-Head-Cutting Creek）前进，一直到了它的源头，并在那里扎了营，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到了村落外，突然听到斑鹰的叫声。


[105]
 瓦坦耶Wath ye“利用诱饵”，应该是指这位渔者的技艺。（Watanye）的人，很擅长用长矛抓鱼，不过他的嘴唇溃疡很严重，所以他不敢笑，一张嘴溃疡便裂开了。人们总是想逗他笑，但他总会走开，不搭理这些人。有一天，他对我说：“小伙子，我来告诉你怎么用矛抓鱼。”于是，我们便走到了小溪边，水里有一条像胳膊那么长的鱼。“拿着矛，”瓦坦耶说道，“往里面插深一点，这些鱼所在的地方，实际上比你看到的要深一些。”我接过长矛，使劲往下一插，然而这清澈的水实际上比看起来要深许多。我非但没有插中，还一头栽进了冰冷的水中。当我慌慌张张地爬起来时，瓦坦耶已经捂着肚子笑弯了腰，还喊着“疼，疼，疼！”血从他的下巴流了下来。他赶紧跑开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掉头跑开，生怕自己又忍不住笑起来。有一天，我藏在灌木丛里，专门等着他过来，就是想看看我突然蹦出来时他逃跑的样子。


[106]
 在1931年的访谈记录稿中，并没有出现“高马求亲”的故事。不过，1944年的访谈记录稿中却提到了：“黑麋鹿所说的高马求亲的故事，确有其事。”高马是北夏延人，1900年左右黑麋鹿前去拜访他，并听他讲求亲故事时，他已是白发苍苍。参见Sixth Grandfather，346。


[107]
 拉科塔族有三种婚姻形式。最简单的就是私奔，但也是最不光荣的。最常见的则是被双方认可的婚姻。买卖婚姻是最受人尊敬的形式，因为女人从此可以到处炫耀，说自己的丈夫是多么疼爱自己，舍得用那么多马匹或者物品来娶她。参见Deloria, The Dakota Way of Life, chap.5；Walker, Lakota Society，179n59。可见，她对自己也很看重。


[108]
 燕子是西方的阿奇奇塔。。这一切就像我幻象里的一样，让我又有了奇怪的感觉。男孩们用石头打着燕子，看到他们这样，我很难过，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来。我捡起一块石头，装作要投掷出去，但我并没有真的投掷。燕子们看起来是那样的神圣。大家一只都没有打中，我后来想，他们当然不会打中。


[109]
 “碎片”（1836—1916）是奥格拉拉一名巫医（wicháša wakh“神圣的人”），因在战役中提供治疗保护了疯马而为人们所缅怀。请参见Jenson, The Indian Interviews of Eli S.Ricker，273-277中对“碎片”的访谈。（Chips）的巫医搭建了一个汗珠帐篷，这名巫医要来举行一场仪式，他必须先净化自己。人们说，他是第一个为我们伟大的首领疯马制作圣饰的人。当大家在为汗珠帐篷加热石块的时候，几个男孩邀我一起去捕松鼠。我们出去后，我正准备射一只，这时却忽然感觉心神不安。奇怪的感觉又出现了，我坐下来，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快走！回家去！”我告诉那些男孩，我们必须马上回家，随后大家便匆匆忙忙回去了。当我们回到家时，所有人都忙着撤营、赶马、装货；我还听说，碎片在汗珠帐篷里时，一个声音对他说，这个部落必须马上撤离，因为这里将有大事发生。


[110]
 即马头溪。


[111]
 内哈特所使用的汗珠帐篷、汗珠房子、汗珠浴室，均指汗珠屋（iníthipi）。关于黑麋鹿所说的汗珠屋仪式（iníkağapi“再生仪式”），请参见Brown, The Sacred Pipe，31-43。关于这个仪式更完整的研究，请参见Bucko, The Lakota Ritual of the Sweat Lodge.。于是，我们又急忙上路，连夜向烟土河（白河）赶去，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就醒来了，而天也亮了。我们在那停留了一会儿吃东西，因为害怕那里的士兵，所以又沿着河流上游往罗宾逊堡赶去。


[112]
 即长发，卡斯特将军。[帕胡斯卡意为“长发”，是拉科塔族人给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上校起的名字。——编者注]


[113]
 1874年夏，卡斯特上校率领一千人进入黑山，为军事据点选址。他们从俾斯麦（北太平洋铁路的终点）穿过密苏里河，返回亚伯拉罕·林肯堡，途中发现了黑山里的黄金。尽管军方极力阻止，但到1875年夏，还是有八百多名矿工在黑山非法开采，而根据1868年的协议，那片地是属于拉科塔族人的。详情参见Utley, Frontier Regulars，243-245。而正是这个引来了巨大的麻烦，就如曾经百戮之战时的情形。


[114]
 这部分和前三段（从“后来我才知道……”开始）的历史材料，均为内哈特增加。


[115]
 关于胡克帕帕部落首领坐牛的生平，请参见Vestal, Sitting Bull，以及Utley, The Lance and the Shield。


[116]
 这个绰号指的是Wáglu e“与他妻子的亲戚生活在一起”，一般被译为“游手好闲的人”。这个名字混合了奥格拉拉部落和布鲁利部落的语言，是19世纪50年代在拉勒米堡附近创造出来的，有许多拉科塔族妇女嫁给了那里的士兵。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86，314，Spotted Tail’s Folk，86。，我们的人还说，他们都向着瓦西楚，我们若不采取行动，就会失去黑山。


[117]
 那年春天，道奇上校（Colonel Dodge）带着四百人和七十五辆火车从拉勒米堡护送一支地质考察团进入了黑山，并一直待到10月。[地质学家沃尔特·P.杰尼（Walter P.Jenny）于1875年夏率领一支考察团，由理查德·I.道奇上校（Lt.Col.Richard I.Dodge）率领一支军队护送进入黑山地区。参见Utley, Frontier Regulars，245。——编者注]（Laramie River）的士兵小镇出发进入了黑山。


[118]
 原文为Wakíchepa wi，“发胖的月份”（指水牛发胖）。


[119]
 本次太阳之舞的举行地为红牛和斑尾所在地之间（Hyde, Spotted Tail’s Folk，209）。


[120]
 太阳之舞每年举行一次，在舞会上可以放下各种社会规范，尽情放松。在访谈记录稿中，黑麋鹿提到了将咀嚼过的榆树叶投掷到盛装的人身上，其中包括老人，但他并没有提到向舞者投掷。（Sixth Grandfather，160）因为舞者一般极为神圣庄重，男孩们不太可能拿他们取乐。稍后我还会为大家讲述一场盛大的太阳之舞。


[121]
 原文为Pteh cala h úya wi，“小牛长毛的月份”。


[122]
 1875年夏，内务部长指派森·威廉·H.埃里森领导的委员会就放弃黑山一事前来谈判。9月20—28日，委员们与苏族代表在红云协议东部八英里外的白河边上会晤。各部落首领并不同意，委员会只得回到华盛顿汇报谈判失败。参见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01-213；Hyde, Red Cloud’s Folk，239-246，Spotted Tail’s Folk，211-215；Utley, Frontier Regulars，247-248。


[123]
 即夏延族与阿拉帕霍族。


[124]
 拉科塔族人用thųkášila（“圣父”）来称呼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想把黑山租下来，好让瓦西楚去挖黄铁，而那些士兵的首领则说，如果我们不同意，黑山就会像我们手中融化的雪一样消失，因为那些瓦西楚无论如何都会将那里占领的。


[125]
 即博兹曼小道（Bozeman Trail）。[这时，黑麋鹿的族人正在内布拉斯加州西北部，在博兹曼小道东边很远的地方。而此时他们穿过的是怀俄明州夏延地区与驻扎在黑山的采金营地之间的路。——编者注]，到了羽帽溪。青草已经在那儿生长了。后来，我们又到了圣溪（Sage Creek）、河狸溪（Beaver）、浮木溪，最后到了黑山脚下的松树原。


[126]
 记录稿中的这一段大不相同：“随后，我便独自进入黑山，坐在树下时，又出现了一次幻象，并从幻想中得知，我的责任来了，也许我会拯救黑山地区。这幻象看起来好像很不真实，但我却迫不及待想回到大地履行我的职责。”（Sixth Grandfather，164）


[127]
 “只有乌鸦和土狼”这种表述显然是出自内哈特之手，因为记录稿中并未出现。参见Sixth Grandfather，164。才会觉得我的马儿有点用。我问他，如果我的马将他的马打败了，他会给我什么，他说，他会给我一些黑药（咖啡）。于是，我们便赛起马来，最后，我拿到了黑药。在比赛时，我一直想着在幻象里第二位先祖送给我的白巨人之翼，也许那股神力已进入我那小马的双腿了。


[128]
 这句话为内哈特所加。


[129]
 疯马救兄弟的故事是内哈特添加的。


[130]
 驼背是拉科塔族名字，Chąá a“水牛背”，也被翻译成高脊椎。他是米那肯酋部落的人，只比疯马小几岁。内哈特误解了他们的年龄差；在访谈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年龄一事。参见Bray, Crazy Horse，13。一起的故事。那时，驼背年纪已经不小，是一名非常伟大的战士，也许是当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据说，人们总是会好奇，一个男孩和一个老人怎么会总是在一起；但我认为，也许驼背知道疯马以后会成为一个伟人，所以想将毕生技艺都教授于他吧。


[131]
 这一段的材料是内哈特添加的。在访谈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疯马一名的含义。


[132]
 1870年，疯马偷走了一名叫作黑水牛的女人，也就是无水的妻子。无水为了报复，射中了疯马的下巴，并夺回了自己的妻子。（Sandoz, Crazy Horse，240-242；Bray, Crazy Horse，143-147）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这次事件。


[133]
 本段最后部分（“也许他有一半……”）是由内哈特添加的。


[134]
 用棍子击打敌人（无论是生是死），就能收获荣誉，最先击打的人收获的自然最多。


[135]
 杀戮之舞，一般称为凯旋之舞（waktégli“杀敌归来”），是由从战场上胜利归来的男人来表演的。战品之舞（iwákichipi“为自己跳舞”）一般是由女人来表演，跳舞时，她们手里还会握着插有战利品或者尸块的杆子，均是他们的丈夫或者兄弟杀敌而得。参见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363-369。。半夜三更，男女老少都跳起了舞，大家一齐歌唱，赞颂杀死敌人的乌鸦鼻和第一个击打的黄衫。


[136]
 黑麋鹿告诉内哈特，一个男人若是将脸涂黑，表示他拿到了战利品或者杀死了一个敌人。（Sixth Grandfather，211）另请参见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359。黑麋鹿在晚年曾从基督徒的视角来重新解释这一风俗，他告诉约瑟夫·布朗，“采取征战途径时，我们也知道自己做的并非是好事，所以希望将自己的脸藏起来，不被瓦坎坦卡（Wakan-Tanka）发现。”（The Sacred Pipe，92n.4）骑上了那匹差点被敌人偷走的马。男人将脸涂黑时，女人就会高兴，并发出颤音，因为这意味着她们的男人即将上阵杀敌。


[137]
 这一段是内哈特添加的。因为1875年阿里森委员会未能成功占领黑山地区，印第安事务委员会委员通过印第安事务人员发出消息，要求拉科塔族和夏延族必须于1876年1月31日前回到事务处，否则将被认定为敌对势力。（Hyde, Red Cloud’s Folk，250-251；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16）


[138]
 原文为Pteh cala st pi wi，“深红牛的月份”。


[139]
 原文为ĺc’ilową，在遇到极度危险时所唱的歌。


[140]
 1876年3月16日清晨，雷诺兹上校率领六支骑兵队伍攻打了疯马的村落。[军队计划在冬天对拉科塔族和夏延族开战，因为他们未能前往管理区。乔治·克鲁克将军率领九百人的勘探队从费特曼踏上了博兹曼小道。3月16日，探子在保德河附近发现了两名印第安人，克鲁克于是派约瑟夫·J.雷诺兹上校率领三百人跟着他们。第二天，雷诺兹便发现了一个有将近一百顶帐篷的营地，便攻击了那里，他以为那是疯马的营地，但其实那是夏延族的，不过有一些奥格拉拉部落的访客而已。雷诺兹烧毁了帐篷，这一举动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254-255；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17；Utley, Frontier Regulars，249-251；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937-946。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这次战役；内哈特是根据这一信息添加的。——编者注]


[141]
 这一段也是内哈特添加的。那句充满诗意的“足以令人将脸涂成黑色”实际上是颠倒了涂黑脸这个行为与战争的先后顺序；拉科塔族人将脸涂黑，是为了表示他们取得了胜利，并不是说他们要去参战了。


[142]
 关于斑尾的生平，请参见Hyde, Spotted Tail’s Folk。


[143]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说手枪是他的姐姐赠送的。（Sixth Grandfather，170）当年我十三岁，个子不算很高，但我想，我总是要成为男子汉的。我们这些男孩已经练习了忍耐力，也会骑马，无论是弓还是枪，我都能打得很准。


[144]
 指在1868年协议中关闭的博兹曼小道。[此时，黑麋鹿的族人又来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西北部。这场袭击发生在怀俄明州夏延地区与驻扎在黑山的采金营地之间的公路上。据报道，1876年5月，印第安人频繁地在帽溪（羽帽溪）站附近发动攻击。（Spring, The Cheyenne and Black Hills Stage and Express Routes，144）——编者注]。


[145]
 这里指奥格拉拉人小巨人，疯马被害时他拿着自己的武器。（Sixth Grandfather，170）夸赞我们是勇敢的男孩，我便克服了恐惧。瓦西楚躲在马车后面，朝着我们猛烈射击，我能听到子弹在耳边嗖嗖地穿过，但我们没有人被击中。我不停地想着我的幻象，希望它能帮助我们。我不知道那时我们是否杀死了一些瓦西楚。我们绕着圈骑行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很接近了，但因为我们人数不多，因而没法拿下马车后面的瓦西楚，随后只好离开了。这便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我们回到营地后，夏一拉的战士们都夸我们是勇敢的男孩，说我们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参加战斗。


[146]
 杰克·红云（1862—1928），1903年，正式将他的首领之位传给了儿子杰克。（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37）与我们一道，红云却仍留在了士兵小镇。


[147]
 真是太好了。[héchetu yeló！在场首领的名字有许多是内哈特添加的。——编者注]


[148]
 关于太阳之舞的这部分描述是内哈特添加的；在访谈记录中，黑麋鹿并未提及这场仪式。更多关于黑麋鹿对于太阳之舞（wiw yąg wachípi“望着太阳的舞蹈”）的阐述，请参见Brown, The Sacred Pipe，67-100。其他关于太阳之舞的来源还有Curtis,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vol.3，89-99；Deloria，“The Sun Dance of the Oglala Sioux”，354-413（乔治·斯沃德根据拉科塔族语缩写的内容进行编译）；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84-151；Dorsey，“A Study of Siouan Cults”，450-464（包括乔治·布什奥特根据拉科塔族语所写内容的翻译）；Walker，“The Sun Dance and Other Ceremonies of the Oglala Division of the Teton Dakota”，55-121。


[149]
 沙沙作响的树，三角叶杨。[wáğachą——编者注]，即应当立在舞蹈之圈中央的圣树。没有人敢跟着他去偷看他做了什么，也不敢偷听他在那里说了什么话。圣人找到圣树之后便会告诉人们，大家就会一边歌唱，一边捧着鲜花前往那里。然后，大家便汇聚在圣树四周，一些怀着孩子的妇女则会绕着它跳舞，因为太阳之神喜欢所有多产之物。随后，一位在那年夏天有过英勇事迹的战士便会击打那棵树，他击打完以后，便会分发礼物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越是勇猛，分发的礼物就越多。


[150]
 在历史上，一个人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拉科塔族人，就必须给耳朵穿孔。参见Rocky Bear in 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91-193。


[151]
 又小又尖的木桩会被插进舞者肉体的开口中，然后再绕上生牛皮绳。随后，这些舞者便会站起来，随着鼓声起舞，并倚靠着生牛皮条，直到他无法忍受或者皮开肉绽。


[152]
 这是拉科塔族语中对婴儿或幼儿的通俗称法，wakh heža或者wakh yeža。


[153]
 黑麋鹿和立熊都对内哈特说起了男孩们在太阳之舞上的恶作剧（Sixth Grandfather，160，173-174）。布什奥特还介绍了一种男孩们在太阳之舞上玩的游戏，即将咀嚼后的榆树叶丢到其他部落的男孩脸上。他也提到了扎尖草和做假枪的恶作剧。参见Bushotter，“Lakota Texts”，Nos.134，157，174。


[154]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疯马领导战士之事。


[155]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只用了“侄儿”这个词。（Sixth Grandfather，174）在拉科塔族文化中，亲属使用的是通用的称谓，但称呼中并不会显示年龄特征。，你千万不能去。瞧瞧这些无助的人。留在家里，也许这里有许多需要你的地方。”于是，战士们便出发了，而把我留在家里。也许叔父认为我太小，还不能参加什么战斗，怕我战死沙场吧。


[156]
 即小大角河。


[157]
 1876年6月17日。


[158]
 即克鲁克将军。[Wichá pi Yámni“三星”，是人们为克鲁克将军（Gen.Crook）起的拉科塔族语名字。参见矮人（Short Man）关于1889年壁画的描述。（Walker, Lakota Society）——编者注]


[159]
 冬季之战失败后，军队又计划对拉科塔族和夏延族发动三次猛攻。乔治·克鲁克将军从怀俄明州的费特曼堡向北行进，约翰·吉本将军从蒙大拿州的埃利斯堡向东出发，而阿尔弗雷德·H.特里将军从达科他州的亚伯拉罕·林肯堡向西前进。克鲁克一行人包括四十七名军官和一千名士兵，沿着旧博兹曼小道，在鹅溪驻扎营地（即如今怀俄明州的谢里丹地区）。到那里之后，又有二百五十名乌鸦族和肖松尼族人加入。6月17日，克鲁克指挥部队，在玫瑰蕾河与拉科塔族和夏延族交战，随后又折回营地，等待援兵。参见Utley, Frontier Regulars，253-256；Vaughan, With Crook on the Rosebud。印第安方面关于此战的介绍，请参见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994-1002。白牛关于此战的证言，请参见Vestal, Warpath，185-190，以及Howard, The Warrior Who Killed Custer，48-50。我的朋友铁鹰（Iron Hawk）当时在场，请他来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160]
 原文为Héhé，男人表示放弃的语气词。。


[161]
 拉科塔族人将他们遇见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称为wašίchųsápa“黑白人”，后来又改为hásapa“黑皮人”。


[162]
 将落败的敌人的头皮割下是一种习俗。一个敌人的头皮会被几个人分去。头皮会被刮干净，置于一个小圆环上，挂在一根杆子上。战士们回家之后，男人便会在跳胜利之舞时将拿到的头皮送给女人。参见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360；Hassrick, The Sioux，83-84，99。我们走到山脊上时，发现三星的士兵正在往鹅溪撤退，长长的队伍扬起了重重的尘埃。随后，我们便回家了。


[163]
 前两段由内哈特增加。特里派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率领第七骑兵队前去将拉科塔族人和夏延族人驱逐到小大角河那边吉本将军的部队那里。6月25日，卡斯特发现了这个庞大的村落，便将部队分散，由弗雷德里克·W.本庭上尉率领一个分队从南边和西边将这些印第安人包围，防止他们逃跑。与此同时，马库斯·A.里诺少校率领另一个分队从南边袭击村落，而卡斯特则率领大部队从北边出击。参见Utley, Frontier Regulars，257-261。Gray, Centennial Campaign中也有概要介绍。关于印第安人对此事件的阐述及更多印第安方面的来源，请参见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1009-30，1138。有关事件参与者的阐述，请参见Red Horse in Mallery, Picture-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563-566 and pl.39-48；Graham, The Custer Myth，45-100；White Bull in Vestal, Warpath，191-205；Howard, The Warrior Who Killed Custer，51-62，69-70；Bad Heart Bull in Blish, A Pic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Oglala Sioux，212-272；Hammer, Custer in’76：Walter Camp’s Notes on the Custer Fight；Hardorff, Lakota Recollections of the Custer Fight and Cheyenne Memories of the Custer Fight；Michno, Lakota Noon：The Indian Narrative of Custer’s Defeat。


[164]
 立熊曾画过这个营地的略图（由内哈特收藏保存），其中显示了六个营地圈，圣萨克、黑足苏族以及两壶则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营地圈。所有营地圈都在小大角河附近，但奥格拉拉部落的营地除外，其营地在其他营地以西的地方，离河流较远。印第安人记录的营地数目不一。夏延族人木腿（Wooden Leg）也称当时有六个营地圈，但同时指出还有未统一扎营的各个部落的流动人员（Marquis, A Warrior Who Fought Custer，208）；坏心牛（Bad Heart Bull）所绘的草图中就只显示了五个营地圈，减去了桑提部落与延克托奈部落（Blish, A Pic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Oglala Sioux，215）。而在Gray的Centennial Campaign 346-347中，则估算说村落“不足千顶帐篷”。村落的东边流淌着的便是油草河了，河中泛着几块木材，河水都是从大角山上流下来的融雪。你若是站在小山上，就能看见南边和西边那些远远的山脉了。河的另一边是悬崖峭壁。悬崖间错落着几道山壑，村落的西边有一些低矮的小山，便是我们牧马的地方。马匹多得无以计数。


[165]
 这里指黑麋鹿被胡克帕帕一位名叫毛颌的巫医带到郊区参加熊仪式。黑麋鹿告诉内哈特，“也许这个巫医知道我有这种力量，所以他才会带我去”（Sixth Grandfather，178）。拉科塔族人认为熊神会通过人的幻象将治伤的能力传授于人。而拥有此种幻象的人，与其他被熊巫医治愈的人一块儿组成了熊会。参见George Sword and Thomas Tyon in 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91-82，157-159。另可参见Wissler，“Societies and Ceremonial Associations in the Oglala Division of the Teton Dakota”，88-90，以及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195-197。


[166]
 记录稿中使用的是“鹰的羽毛”（Sixth Grandfather，179），即鸟类尾巴上比较柔和的羽毛。。


[167]
 同前文一样，记录稿中使用的是“姐姐”。（Sixth Grandfather，181）送给我的那种六发式手枪。


[168]
 里诺的小分队从南边袭击村落。我哥哥接过枪，喊着叫我快回去。在胡克帕帕部落营地的另一边有一堆矮灌木丛，那里聚集了一些战士。哥哥躲到了那里，我也跟了过去。这时，妇女和孩子们全都向着下游蜂拥而逃。我回头，看到他们全都逃散到远处的一个小山脚下。


[169]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苦胆，这里应该是内哈特添加的。关于苦胆的生平，请参见Larson, Gall：Lakota War Chief。在呵斥那些逃命的胡克帕帕人，叫他们回去迎战。


[170]
 在战役中，拉科塔族战士们使用的口哨是用鹰翅膀的骨头做成的。参见Clark, Indian Sign Language，402；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388 and pl.61。


[171]
 可能是指弗伦奇上尉。[米那肯酋首领红马见证了这一事件，他说这个人是他们印第安人对战过的最勇猛的士兵。根据红马的描述，曾经身为军医、后来成为印第安事务员的查尔斯·E.麦克切斯尼确定此人为在本次战役中幸存下来的托马斯·H.弗伦奇上尉。参见Mallery, Picture-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564；Graham, The Custer Myth，61，341。——编者注]。那位拉科塔族人扯住缰绳拉住了士兵的马，但那名士兵用一把六发式手枪杀死了他。我当时年纪尚小，不能冲进士兵们中间，因此我没有杀死任何人。我眼前到处是人，天色已经漆黑，一切都混乱不堪。


[172]
 卡斯特在营地北边大约四英里外发动了攻击。


[173]
 内哈特用“兄弟们”取代了黑麋鹿所说的第一首歌所使用的“姐妹夫”一词。（Sixth Grandfather，183）拉科塔族的妇女与她们的姐夫或者妹夫关系自由、随意，而与她们自己的兄弟则非常拘谨，她们与自己的兄弟之间不允许直接交流。关于拉科塔族人亲属关系的讨论，请参见DeMallie，“Kinship and Biology in Sioux Culture”。内哈特正是考虑到读者可能对这种关系不了解，从而会对“姐妹夫”一词产生困惑，所以才代之以“兄弟们”。，你们的朋友来了！


[174]
 闹鹰（Rattling Hawk）是小狐会的指挥者（thokhála okhólakichiye“小狐联谊会”）。他将会刀摆在面前，对那些被他称为“朋友们”（kholá）的追随会员唱着小狐会歌（Sixth Grandfather，184）。参见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314-317；Wissler，“Societies and Ceremonial Associations in the Oglala Division of the Teton-Dakota”，14-23。同上，内哈特将歌中的第一个称呼词改成了“兄弟们”，是为了方便非印第安读者理解。在记录稿中，这首歌并不是以问句形式而唱：“朋友们，你们所做的，我却无力去做。”


[175]
 他看见的是里诺在四英里外的地方发动的攻击。


[176]
 这里显然是卡斯特的分队，他们正从村子北边发动进攻。我没有去牵马，而是急忙穿过仙人掌地，返回了村子里。村子里一片嘈杂，所有人一边叫喊着什么，一边四散逃跑。


[177]
 “红鸟”（škelúta）即布氏拟鹂，其雄性头顶呈黑色，翅膀有白色条纹，面部和下侧呈鲜橙色。拉科塔族人常用这种鸟做羽饰（waphégnake）（Buechel, Dictionary of the Teton Lakota Sioux Language，464）。在这里，立熊将该鸟当作护卫战医（wóthawe）。，如今正系在我的头发上。我曾经发誓，如果它能保佑我在下一次战争中不受伤，我就会为它献祭，结果它真的保佑我了。


[178]
 即卡斯特的分队。。待我们赶到那里时，山上已经交战了许久，我们从麝鼠溪东边上山，途中遇到一位满嘴是血的拉科塔族人，他的鲜血甚至已经流到了马背上。这个人名叫“长麋鹿”（Long Elk）。我们前方还有很多战士，他们都是最英勇善战的“前锋”。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我与那些不太勇敢的人属于后补战士，而我们备齐马匹又费了不少时间。


[179]
 里族是苏族的敌人，而卡斯特身边有里族的探子。[里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阿里卡拉族；拉科塔族人称他们为Phaláni。这里的死者经证实为跛脚白人，是北夏延族鹰角刀会的首领（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1028）。——编者注]的皮！”于是有个人便下马剥了他的头皮。然而当大家将他翻过身时，却发现他是夏一拉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全都疯了。


[180]
 即里诺率领的分队前去增援卡斯特，其他分队也随之而去。在村落南边的峡谷里大战之后，他们撤退到了一座山上，现在又被赶回了那座山。[这便是后来以托马斯·B.韦尔命名的韦尔增援。参见Gray, Centennial Campaign，180；Stewart, Custer’s Luck，396-407。——编者注]所有人都叫喊起来：“快！”然后我们便去迎战那些士兵。士兵们退了回去，其中一名士兵被杀死了，我们便跳下马，纷纷去击打他。随后，我们又将所有的士兵都赶回了他们自己的山上。


[181]
 白牛确认这个人便是桑萨克人长路（Long Road）（Vestal, Warpath，203）。


[182]
 十九名士兵自告奋勇去取水。其中四人做狙击手，在其他十五人下山取水的时候负责掩护。四个多小时里，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装了许多壶水。其中一人被杀，六人受伤。他们全都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参见Brininstool, Troopers with Custer，261-267；Gray, Centennial Campaign，278，294。


[183]
 此人可能是米那肯酋人犬骨（Dog’s Backbone），虽然白牛表示他下午已经在里诺率人围攻的时候被杀。参见Vestal, Warpath，203，以及Sitting Bull，173-174。


[184]
 特里将军正从小大角河口往上游赶赴战场。于是所有人便开始往回撤，回去之后，人们就说：“算了，放他们一马！”


[185]
 即卡斯特的部队。


[186]
 内哈特很可能误解了黑麋鹿的意思。在采访记录稿中，铁鹰只说那个人的围巾是“某种动物的皮”，而腰带则只是“毛状的”而已（Sixth Grandfather，190-191）。拉科塔族语中的wapháha glegléğa“条纹羽帽”有时也会被翻译为“斑点羽帽”，是指一种用红白两种羽帽交叉组成的羽帽。参见Walker, Lakota Society，146，以及Lakota Belief and Ritual，275，以及war insignia plate 4。这位夏延族战士的身份不明。参见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1024。他独自一人冲上了山，我们都被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山脊上有许多士兵，他们这时全都牵着马走路。


[187]
 即E连的战马。参见The Custer Myth, x；Stewart, Custer’s Luck，449-450。


[188]
 在拉科塔族人之间，人们若是以khola“朋友”相称，就要相互两肋插刀，哪怕是付出生命。


[189]
 原文为Hná！男人使用的一种语气词，在表示愤怒或者面临危险的时候使用。我当时十分愤怒，我想到了那些受到惊吓、上气不接下气地四处奔逃的妇女和小孩。


[190]
 这是内哈特添加，在拉科塔族语中，t’é既可表示“死亡”，也可表示“晕倒”，此处这种解释更为恰当。看到一个浑身赤裸的瓦西楚与两位胖胖的老妇人打斗，还真有意思。


[191]
 即韦尔增援。从河上游的山上下来，准备来支援我们杀光的第二支部队。他们往回跑，我们则穷追不舍，一直将他们赶回了他们放驴的山上。到了那边，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因为他们挖了沟壕躲起来，并且还在前面放了马鞍和其他东西。我骑到河边，看到一些士兵拿着水桶走了下来。他们只带着水桶，没有带枪。一些男孩也在那里，他们从灌木丛里跳出来，朝那些士兵脸上丢泥巴和石块，还将他们赶到了河里。这下估计他们可以喝饱了。后来，我们便将他们杀死了。


[192]
 在小比格波恩战役中，军方共损失二百六十三人：其中二百〇九人与卡斯特同死，另五十三人为里诺领导的部队。参见Gray, Centennial Campaign，293-297。关于印第安方面的死亡人数的估计经常发生变化。根据麦克切斯尼的报告，米那肯酋首领红马称，在战争中死亡的拉科塔族人有一百三十六人，然而红马的图绘记录中却只显示了六十一具尸体。（Mallery, Picture-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566；Viola, Little Bighorn Remembered，96-97）另一名米那肯酋人白牛则说，在小大角之战中，只有十九位拉科塔族人丧生（Vestal, Warpath，203-204）。夏延族人的死亡人数为六人或七人。（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1373n.15）


[193]
 即卡斯特。[Phehíháska“长发”。——编者注]，估计也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他。有一名士兵一边抬起手，一边呻吟。我立马拔箭射向他的额头，他便手脚颤抖起来。我看到一些拉科塔族人正将另一些拉科塔族人扶起来。我急忙跑过去，那个人是逐晨（Chase-in-the-Morning）的兄弟，名叫黑白人（Black Wasichu）。子弹穿过他的右肩卡在了身体左侧，因为他中弹时正挂在马的一侧。大家正在给他涂药。他是我的堂兄，他父亲和我父亲对他中枪一事极为愤怒，于是便跑去宰了一个瓦西楚，将他开肠破肚。那个瓦西楚很胖，他的肉看起来很好吃，不过我们并没有吃。


[194]
 即特里将军与吉本将军的联合部队。于是我们全都撤营。


[195]
 在拉科塔族语中，枪即是mázawakhą“神圣的铁”。吧。


[196]
 卡斯特战败后，韦斯利·梅利特上校所率领的第五骑兵队便归于克鲁克将军领导，而尼尔森·A.迈尔斯上校所率领的第五步兵队和埃尔维尔·S.奥蒂斯上校所率领的第二十二步兵队则归入特里将军与吉本将军联合领导的部队。8月5日，克鲁克离开其位于鹅溪的大本营，至此，其率领的人数只剩两千人。8月8日，特里离开其位于玫瑰蕾河口的新补给站，至此，其率领的人数只有一千七百人。8月10日，二人于玫瑰蕾上游会师。参见Utley, Frontier Regulars，268-269。


[197]
 拉科塔族管理区为：划分给奥格拉拉的红云管理区（于1871年在当地建立），划分给胡克帕帕、黑足苏族即延克托奈的立岩管理区（1875年），划分给米那肯酋、圣萨克及两壶的夏延河管理区（1871），划分给布鲁利的斑尾管理区（1875年），以及下布鲁利管理区（1875年）。参见Hill, The Office of Indian Affairs。


[198]
 开始的两段为内哈特所加。


[199]
 这个地方被夏延族人视为圣地，他们称为鹿岩或画岩。该地位于夏延族保留区北部之上的蒙大拿州罗斯巴德县。参见Marquis, A Warrior Who Fought Custer，191-192，以及Beverly Badhorse，“Petroglyphs：Possibl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Some”。


[200]
 在采访记录稿中并未见到这句话。参见Sixth Grandfather，198。


[201]
 即蒸汽船。[Wáta phéta“火船”。——编者注]


[202]
 1876年8月2日，一群拉科塔族人袭击了特里位于保德河口下边黄石地区的旧补给站的“远西”号蒸汽船。参见Hanson, The Conquest of the Missouri：Being the Story of the Life and Exploits of Captain Grant Marsh，325-327。但其他人拿到玉米安全回来了，还分给我分一些。我们把玉米晒干了吃，味道还不错。


[203]
 关于燃烧草地和下雨的细节为内哈特所添加，黑麋鹿在采访中并未提及这些事。


[204]
 拉科塔族人因维多利亚女王而将加拿大称为Ųcí thamákhoche“祖母之地”。去了，其他人也在路途中纷纷离我们而去，但疯马绝不会离开这片属于我们的土地。


[205]
 即1876年9月9日的西丘之战。[美洲马又名铁羽（Iron Plume），是米那肯酋部落的首领，他的村落被克鲁克的部队袭击；他与奥格拉拉部落首领美洲马并无关系。黑麋鹿在此并未提及西丘一战或此后的雨中逃往黑山一事，这件事后来被人们称为马肉之征，因为那些士兵被迫以自己的马为食。参见Utley, Frontier Regulars，270-271；Greene, Slim Buttes，1876。——编者注]


[206]
 原文为Pápa.（野牛肉干）。于是，疯马便率领一队战士跑过去，在雨中追逐那些士兵。那些士兵一直往南，准备逃往黑山，但他们有许多马陷在深深的泥地里死了。疯马追了他们很长一段路，逼得那些士兵不得不边逃边战。


[207]
 这一段及下一段与1868年条约相关的部分，均为内哈特添加的。在采访记录稿中，黑麋鹿只提到了米那肯酋部落——细山之战的幸存者们——于1876年末至1877年初的冬季与疯马一同度过。（Sixth Grandfather，199）


[208]
 放弃战途。[根据习俗，男人上战场之前会扎紧马尾。参见Sixth Grandfather，203。——编者注]，投奔瓦西楚去了。后来，我们又往西去，大部分土地已经被火烧成一片焦土，野牛也都不见了。我们在舌河边上扎了营，那儿有一些三杨树，可以让马儿填填肚子；不久，寒冷的冬天便早早地到来了。雪下得很大，猎物已经很难寻到，我们又闹起了饥荒。马儿死了，我们便把它们吃了。到处冰天雪地，非常严寒，峡谷中已无草可食，而三杨树又不够吃，所以那些马便死了。那年夏天，还有数千匹马与我们同行，而到此时，只剩下两千不到。


[209]
 这份协议是在1876年10月签署的。[本段中关于1876年黑山协议的部分，是内哈特添加的，黑麋鹿并未提及这些。卡斯特战败后，总统便指派前印第安事务理事会长乔治·W.曼尼佩尼领导专门委员会出面确保黑山转让一事顺利完成。他们在苏族的各个管理区分别举行了会议，强迫首领及酋长签署协议，协议中的割让领地不仅有黑山地区，还包括大苏族保留区外的所有领地。在签署过程中，委员完全不遵照1868年的协议中所规定的“未来领地转让事务须由四分之三的拉科塔族成年男子签字”。参见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24-230。关于协议的具体内容，请参见Deloria and DeMallie, Documents of American Indian Diplomacy，1：261-371。——编者注]


[210]
 拉科塔族语中，威士忌便是mníwakhą。，醉得发疯了才签字的吧。这是传闻，实情我并不知晓。但我想，只有发疯的人或者愚蠢至极的人才会将自己的土地卖掉吧。有时我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所有部落的人都待在一起，让他们把我们全都消灭。


[211]
 1876年11月26日，麦肯齐上校攻打了夏延族村落。[拉纳尔德·S.麦肯齐上校率领约一千一百名骑兵及印第安盟友突然袭击了夏延族人，将他们赶出村落，捕获了他们的马，烧毁了所有的帐篷。参见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1056-1071。——编者注]当时人们都还在睡觉，雪下得很大，天气十分寒冷。那些士兵朝着帐篷里面开起枪来，人们纷纷逃进大雪之中，许多人没来得及穿衣服，还赤裸着身子。男人们在雪中奋战，他们身上除了子弹带，什么都没有，加上战士们一心牵挂着挨冷受冻的妇女和孩子，因而这场战斗打得十分艰难。他们未能击败士兵，那些没有战死和没有冻死的人纷纷逃离了那里，跑到我们位于舌河的营地。


[212]
 记录稿中并未提及拉科塔族人吃马一事。参见Sixth Grandfather，201。


[213]
 本段最后一句由内哈特添加。1877年4月21日，钝刀率领一批夏延族人在罗宾逊堡投降。参见Powell, People of the Sacred Mountain，2：1141-1145。


[214]
 这句话显然是内哈特添加的。


[215]
 1876年8月28日，迈尔斯上校在舌河与黄石的交界处（今蒙大拿州迈尔斯城附近）驻扎了兵营；1877年11月8日，该营被命名为吉奥堡（Prucha, Military Posts of the United States，82）。。


[216]
 原文为Thiyόeyųka wi，“帐篷结霜的月份”。上旬，一些探子回来了，说那些士兵正往舌河赶过来，要攻打我们，还说他们还带着两个“马车大枪”（加农炮）。


[217]
 1877年1月8日，迈尔斯将军攻打了舌河边扎营的疯马村落。[即1877年1月8日的狼山之战。迈尔斯上校（于1880年才升任准将）当时率领着由四百三十五名官兵组成的步兵团，随行的还有八位平民以及印第安的探子。1876年12月底左右，他们从舌河兵营撤离。1877年1月初，士兵们与一小支印第安人发生冲突，1月1日，他们抓捕了一些夏延族妇女和儿童。第二天，疯马和钝刀率领约五百名拉科塔族和夏延族战士与迈尔斯的部队开战，但未能营救出被抓人员。参见Utley, Frontier Regulars，276-277；Greene, Yellowstone Command，154-176。本段及下一段许多细节为内哈特添加，参见Sixth Grandfather，201-202。——编者注]


[218]
 迈尔斯带上了两艘大炮，一艘装有十二磅拿破仑枪，另一艘装有三英寸罗德曼来复枪。拿破仑枪射出的是球状爆炸型炮弹。参见Greene, Yellowstone Command，76-77。


[219]
 原文为Wí achéic’ithi，“太阳都生起了火”。在拉科塔族语中是“幻日”的意思，太阳的周围有一道光环，预示着气候即将发生变化。参见Sixth Grandfather，292。


[220]
 记录稿中并未提及吃马一事。


[221]
 2月份时，斑尾率领二百五十人从管理区出发前往疯马的营地，于4月初返回。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289，Spotted Tail’s Folk，243-244。本段中的该部分由内哈特添加，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此事，也未对斑尾做出任何评价。


[222]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怀疑过自己的幻象（Sixth Grandfather，204）。


[223]
 在采访记录稿中，黑麋鹿说，他们家族“大约在5月份”时便回到了罗宾逊堡，比疯马一行人要早几天（Sixth Grandfather，203）。而根据部队的记录，黑麋鹿家族于1877年5月6日同疯马部落余下的人员共计八百九十九人抵达了罗宾逊堡。参见Buecker and Paul, The Crazy Horse Surrender Ledger，159。


[224]
 本段大部分内容为内哈特添加。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疯马投降时自己曾在现场。虽然内哈特根据The Song of the Indian Wars（p.223）所记载的内容设想出了当时的场面，但疯马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不大可能戴着羽帽的。当时接受疯马投降的军官是W.P.克拉克中校，据他描述，当时一位首领将战服和羽毛交给了他，并且还给他一根烟斗作为礼物（Clark, The Indian Sign Language，296）。此外，混血族威廉·加尼特汇报称，他听疯马说过，疯马曾在一个幻象里受到指示，要他永远不要戴上羽帽。（Jensen, The Indian Interviews of Eli S.Ricker，117）


[225]
 最后一段为内哈特所加。


[226]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过多地谈论疯马之死（参见Sixth Grandfather，203-204）。这一章的大部分材料均由内哈特添加。1877年9月5日，疯马在罗宾逊堡因拘捕而被杀。参见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37-249；Sandoz, Crazy Horse：The Strange Man of the Oglalas，360-413；Bray, Crazy Horse：A Lakota Life，374-390。其他有关疯马之死的来源，请参见Brininstool, Crazy Horse：The Invincible Ogalala Sioux Chief；Friswald, The Killing of Crazy Horse；Kadlecek and Kadlecek, To Kill an Eagle：Indian Views on the Last Days of Crazy Horse；以及Hardorff, The Surrender and Death of Crazy Horse。


[227]
 1876年8月，军方获得了苏族管理区的临时控制权。不久，几位首领便签署了协议，同意转让黑山地区，军方便没收了拉科塔族人的枪支和马匹，并强迫他们将营地迁往各自的管理区，以便士兵密切盯防。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284-285；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31-233。


[228]
 克鲁克将军没收了奥格拉拉部落的马匹之后，又将人员召集到罗宾逊堡，并宣布红云的首领一职已被免去，由斑尾领导红云及斑尾两个管理区的所有拉科塔族人。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285-286；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33-234。疯马认为，我们跟他舅舅待在一起也许会更加安全。后来，堡垒混混们说，疯马已经准备再度扎紧马尾，与瓦西楚开战了。我们当时一把枪都没有，也弄不到枪，他怎么可能那样做呢？这都是那些瓦西楚说的，他们肯定是胡编乱造的，因为疯马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战场上杀死他，而他也不会让自己像斑尾和其他人那样屈服于瓦西楚。父亲还告诉我，那年夏天，瓦西楚叫疯马与红云、斑尾及其他人去华盛顿见那位圣父，但疯马并不愿意。


[229]
 有关疯马拒绝迁往华盛顿的详细讨论，请参见Bray, Crazy Horse，322-335。在记录稿中，并未见到疯马说的这句话。


[230]
 这段关于疯马埋葬地的内容就在采访的记录稿中，只不过黑麋鹿并未提及尸体被一分为二一事。参见Sixth Grandfather，204。


[231]
 黑麋鹿的小木屋坐落在南达科他州青松岭保留区的曼德森邮局往西大约两英里的地方。


[232]
 这句话是整本书中经常被引用的话语之一。这种颇富情感的表达显然出自内哈特，采访记录稿中并未见到这样的话。


[233]
 本章前两段的材料并未出现在记录稿中。1877年，国会坚持要求奥格拉拉部落和布鲁利部落迁往密苏里河，如果他们拒不迁移，将不会再享受配给。1877年9月，首领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海耶斯总统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同意在密苏里河过冬，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大苏族保留区选择新的管理区点。虽然疯马的旧部落（如今由大路领导）已经开始迁移，但他们最终还是逃往了北方。在保德河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继续往北，最后在加拿大与坐牛会合。参见Hyde, Red Cloud’s Folk，299-300；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247-256；McCrady, Living with Strangers，73-75。


[234]
 即加拿大。去，与坐牛和苦胆率领的亲戚们会合。


[235]
 即白泥河或弗伦奇满河。（Clay Creek），天气就已经非常寒冷了，到了那里之后，亲戚们十分高兴，热情欢迎我们。那儿有许多野牛，他们做了许多肉干，那个冬天，我们过得十分愉快。士兵们也没有过来追杀我们。


[236]
 即今萨斯喀彻温的伍德山，红河梅蒂人的交易中心。参见McCrady, Living with Strangers，76-102。Vestal, Sitting Bull：Champion of the Sioux，210，其中有报道称坐牛在1877年夏初的时候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太阳之舞。（Forest Butte）举行了一场太阳之舞，然后我们便又出去捕猎了。这次，一位名叫“铁尾”（Iron Tail）的人与我同行，我们两个独自外出。我杀了一头又大又肥的母野牛，我们便一起屠宰起来，这时，响起了一阵大雷，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我听到云层中传来一个声音：“赶快！天黑之前将有事情发生！”


[237]
 拉科塔族男子有义务保护兄弟及堂兄弟、表兄弟的遗孀，也可娶她们为妻。参见Hassrick, The Sioux，120-121。；那天晚上，我们与其他人失散了。雨下了一整夜，我的表嫂哭得十分厉害，我不得不想办法叫她别哭了，免得被敌人听见后发现我们。


[238]
 有关拉科塔族的哀悼风俗，请参见Hassrick, The Sioux，295-296，以及Tyon in 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63-164。


[239]
 原文为Hahó！Hahó，“谢谢！”表达感谢或喜悦。随后，我们便从山脊另一边的灌木丛里牵出我们的马，走到平地的口子上等着，那些野牛顺着风走的话，就会经过这里。


[240]
 本段为内哈特添加。在记录稿中，黑麋鹿仅仅说“我们在加拿大待腻了，便又返回美国”。（Sixth Grandfather，210）


[241]
 蒙大拿州的黑脚族（皮根人）为阿尔冈琴语系族人，是拉科塔族的敌人。他们与黑足苏族部落并无关系。有关这一时期拉科塔族与黑脚族的关系讨论，请参见McCrady, Living with Strangers，91。。我尽量将身子平躺下去，躲在一块石头后面偷偷观察那两个人。他们离我非常近，我完全可以扔石块过去，要是我当时有枪就好了，就能将他们两个都杀死了。他们在峰顶附近停了下来，其中一人又往前爬了一点，偷偷观察我们在山谷里的营地，当时，妇女们正在艰难地准备用湿木材生火。随后，那个人向另一人示意了一下，另一人便过去观察起来。


[242]
 与黑麋鹿及他的家人同行的一群人于1880年6月抵达了基奥堡，他们在那里向军方投降，并被当作战俘关进了战营。参见Sixth Grandfather，212-213。


[243]
 在幻象中，圣灵会赐予个人以力量，这力量能助人成功，也能帮助族人。个人在使用这些力量之前，必须以梦境公开仪式的形式将幻象展示出来，一个人如对这些幻象置之不理，则可能被闪电击中而致死亡。因此，黑麋鹿才会如此恐惧雷雨。参见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157。


[244]
 在记录稿中，破晓之星的歌有所不同：“我以神圣的方式行走着/你的族人已注目着我。”（Sixth Grandfather，213）歌中似乎指的是幻象，而内哈特给出的歌词是在期待马匹之舞。


[245]
 根据记录稿，这个感叹语的“意思是它们正在向前冲”。（Sixth Grandfather，214）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246]
 鼠尾草（Artemisia），在拉科塔族语中叫作pheží hóta“灰草”，是仪式中经常用到的一种物品。黑麋鹿解释说，鼠尾草因为气味芳香，所以常被用作药物，并在仪式中焚烧，以便用它的烟净化人或物（Sixth Grandfather，216-217）。据说，它的气味能驱走邪恶之物。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77.的汗珠帐篷里净身，净身完毕后，我必须用那些鼠尾草将全身擦干。


[247]
 原文为Hun pa oyáte，“两足民族”，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人类，但在仪式用语中，也可指熊类。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94，140。在记录稿中，并非是“变得圣洁”，而是“我将改造”，即治愈的意思（Sixth Grandfather，216）。“将大地画于我身”指的是在参与者身上画上makhá（大地，土壤）的样子。


[248]
 黑麋鹿提到，他的前臂也被涂成了黑色。（Sixth Grandfather，217）我还戴着一个黑色面具，并在额前插了一根鹰羽。


[249]
 根据记录稿，所有的骑手（包括黑麋鹿）都戴上了黑色面具，并在头发里插上两根羽毛，“作角”。（Sixth Grandfather，216）参见立熊的绘图，其中描绘了面具和弯弯的羽毛，可能是鹰翼上的羽毛。不过，图画中只有一位骑手戴着面具（估计是黑麋鹿）。


[250]
 记录稿中是从北方开始：“马之族向着北方开始起舞。他们正过来看着他们。”（歌曲更换方位重复）（Sixth Grandfather，218）跳起了舞。


[251]
 指黑麋鹿所骑的栗色马。


[252]
 记录稿中的歌曲更为简单：“先祖啊，请看我。/你们的嘱咐，我已践行。/听听我。”（Sixth Grandfather，221）


[253]
 燕子作为雷神的阿奇奇塔出现。一窝蜂地冲向我们的头顶。


[254]
 “遗物”指一种象征装饰，一般是生皮、鸟皮、羽毛，或布料。


[255]
 用红布包裹着一小捆查沙沙或者烟草，一种传统仪式贡品。随后，他们便全都好转起来，有些甚至已经痊愈，因而高兴得跳起舞来。


[256]
 在仪式上，男人们会像在战场上一样，冲向“敌人”进行击打。不过，在太阳之舞中，则要在神圣之树被砍倒之前进行击打。


[257]
 黑麋鹿的措辞更为明确：“圣马一直围着帐篷跳舞。”（Sixth Grandfather，224）


[258]
 迈尔斯将军。


[259]
 这句话是内哈特添加的。


[260]
 虽然国会承诺补偿他们的马群损失，但直到1928年才授权进行马群索赔普查。并且法律还规定，索赔人不能是“损失马匹时与美国对抗的任何印第安部落的成员”。在上千份申请中，只有少数人得到了补偿。参见Mario Gonzalez and Elizabeth Cook-Lynn, The Politics of Hallowed Ground，395。


[261]
 1881年5月和6月，两千七百六十六名拉科塔族战俘被轮船从密苏里河送至立岩管理区的叶兹堡。而黑麋鹿等本属其他管理区的人员获准返回各自管理区。参见DeMallie，“The Sioux in Dakota and Montana Territories”，54。那里是他们为拉科塔族新建的保留区，他们在那里将我们放下。许多坐牛和苦胆的族人都在那里，但苦胆和坐牛仍在祖母之地。那些士兵还将我们族人所有的马都没收了，说华盛顿的那位圣父会付钱给我们，但我后来从未听说他付钱的事。


[262]
 原文为Kh taša wi，“红梅的月份”，9月的另一种说法。（9月）时，便与其他三人一同出发了。我们只能徒步前行，而我们身上只有弓箭可以当作武器。


[263]
 记录稿中使用的“另一世界”。（Sixth Grandfather，227）的两个熟人歌唱而已。


[264]
 奥格拉拉部落将青松岭管理区称为owákpamni“分配地”，暗示这里有物品分配给人们。在整理速记记录稿时，伊妮德·内哈特（Enid Neihardt）误将“分配（distributed）”写成了“争议（disputed）”，但内哈特将这个错误更正了。


[265]
 即1881年12月。


[266]
 在这一段及下一段中，内哈特将黑麋鹿的观点按照他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出来。不过，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说他的民族“濒临死亡”。黑麋鹿告诉内哈特，1882年春，他曾经出现过一个简短的幻象，在幻象中他又见到了那两个人，即雷神的阿奇奇塔：“他们只字不语，但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完成那个职责。”（Sixth Grandfather，227）


[267]
 这种求幻行为叫作hąblécheyapi“哭求梦境”。有关黑麋鹿对于此仪式的详细阐述，请参见Brown, The Sacred Pipe，44-66。于是，当第一场暴雨降临时，我便开始准备。


[268]
 这句话应该是“然后为我松开头发”，这里应该是记录时出现的错误（Sixth Grandfather，227）。黑麋鹿说，寻幻象的人必须让自己“比最小的蚂蚁还要矮”（Brown, The Sacred Pipe，54n，4）。人们会通过让自己变得可怜来博取圣灵的同情。；我浑身赤裸，只有一块在夜里大悲时用来包裹身子的野牛皮，那个季节虽然白昼温暖，但夜晚却十分寒冷。而我手上只拿着那根神圣烟斗。


[269]
 黑麋鹿的家在南达科他州曼德森邮局附近。


[270]
 有关疯马的部分为内哈特所添加。


[271]
 记录稿中是“我哭得死去活来”。（Sixth Grandfather，228）这里同样是内哈特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黑麋鹿的情感。


[272]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只说看见了一只狗头。（Sixth Grandfather，229）随后，尘土突然变成了色彩各异的蝴蝶，成群结队地在狗的四周飞舞。


[273]
 记录稿中只提到狗头变成了人头，但并未指明是白人的头。黑麋鹿对内哈特所述的这段评论并未整理成打字稿，但保留在速记记录中，“幻象中的狗即为敌人的象征”。（Sixth Grandfather，229，231）看着看着，这幻象便消失了，暴风雨压到了我的头顶，咆哮着，四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274]
 “许多巨人在击打的大鼓”这句话为内哈特所加，记录稿中并未使用“大鼓”或者“巨人”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冰雹声。（Sixth Grandfather，230）一样，伴着巨人们的歌声：“嘿——啊——嘿！”


[275]
 记录稿中是“星星的颜色像是五彩斑斓的”，仅指辰星。（Sixth Grandfather，231）星辰之下有男男女女的头到处移动，远处有鸟儿在歌唱，马儿高兴地嘶叫，还有些地方有鹿在吹着哨音，有野牛在哞哞地叫。这一切，我虽看不见，却能听见。


[276]
 记录稿显示，黑麋鹿将自己的幻象说与那些老人时，他们都聚集在汗珠帐篷里。（Sixth Grandfather，231）


[277]
 当一个人获得了雷神之幻象后，必须在参加嘿呦咖仪式（heyókha káğa“制造或扮演嘿呦咖”），并在仪式中扮演丑角，公开承认自己获得了西方之神所赐予的神力。若是没有公开承认，则会被闪电劈死。参见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55-157。他们是神圣愚者，总是做错事或者做反事来逗人们发笑；他们表示，虽然他们并不确定，但他们觉得我应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能看见这些幻象的人为数不多；他们还说，我必须等待二十天，然后再来履行我的职责。于是，我便等着。


[278]
 有关嘿呦咖仪式的民族志学来源，请参见Dorsey，“A Study of Siouan Cults”，468-471（including Bushotter’s account）；Wissler，“Societies and Ceremonial Associations of the Oglala”，82-85；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157-172；Tyon in 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55-157。


[279]
 “两面”这个隐喻（隐喻传统悲剧和喜剧）为内哈特所添加，记录稿中并未出现。一种是饱受苦难的悲伤，另一种便是欢笑；但无论是笑还是哭，其实都是同一张面孔的表情。当人们陷入绝望之时，也许欢笑的面容对他们比较好；而当人们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觉得安心踏实的时候，也许最好让他们看看哭泣的面容。我认为，这就是嘿呦咖仪式的含义。


[280]
 原文为Wa pánica，“贫穷”。


[281]
 水可以装在一个水牛胃里，挂在三脚架上煮沸。石头在火中烤热后，便丢入水中，冷却之后拿走，再将其他热石头丢进去。这是拉科塔族人最古老的将肉煮沸的方式。参见High Hawk in Curtis,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vol.3，159。不过，在这个仪式上，人们放在火堆上的很可能是一个铁壶。在记录稿中，并没有提到石头煮沸一事。


[282]
 记录中并未将这段献祭祷告及其后的颂歌作为嘿呦咖仪式的内容。在记录稿中，这些都是烟斗仪式的内容，标题是“幻象中的祷告”。内哈特修改了祷告文，记录稿中写的是：“献给伟大的圣灵之日，献给该日的中央，我将前来奉上供品。”（Sixth Grandfather，287）然后，他将草撒入火堆，火中冒出甘甜的烟，他则在一边唱道：


[283]
 “日之白昼”显然是ąpétu wí“白天的太阳”的误译，拉科塔族语中用这个词以区分hąhépi wí“夜晚的太阳”（即月亮）。曾是我的力量。


[284]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说当时有三十位嘿呦咖，但他并未将他们视为一个月的三十天。（Sixth Grandfather，233）再者，拉科塔族使用的是太阴月。黑麋鹿曾解释：“在我们的月份里，一个月有二十八天。”（Brown, The Sacred Pipe，80）


[285]
 在黑麋鹿的伟大幻象里，他于火焰之中杀死狗的时候，一面与他相伴（Sixth Grandfather，130-131）。（在《黑麋鹿如是说》中，内哈特省略了幻象的这个情节。）黑麋鹿对内哈特说，那个人的名字原本叫杀敌（Kills the Enemy），但在这场仪式之后他改名叫“一面”。（Sixth Grandfather，235）（One Side）一同扮演小丑。


[286]
 记录稿中的是“重复了约十二次”，并未提及月份。（Sixth Grandfather，233）拉科塔族人在采用西方历法之前，以十三个月份来计算年。有关拉科塔族时间分配的信息，请参见Walker, Lakota Society，122-123。


[287]
 记录稿中解释得十分清楚，是另外一些嘿呦咖冲向水壶，将手插入沸水之中，抢夺肉片。是他们将肉片传递给群众。参见Sixth Grandfather，234。这个仪式叫作heyókha wóze“嘿呦咖取食物”。嘿呦咖们将红色锦葵（草原锦葵）咀嚼之后揉成一团，用来擦拭双手和前臂，以此防止自己烫伤。参见Tyon’s account in 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55-157，以及Gilmore，“Uses of Plants by the Indians of the Missouri River Region”，103。哪怕只抢到一小片也是好的，因为那里存着西方之神的力量。这就像是给了他们药物一样，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快乐，更加强壮。


[288]
 最后两段由内哈特根据其在恶地（the Badlands）拜访期间黑麋鹿所述的内容写成，当时他们向西边凝视着远处的黑山，黑麋鹿这样说道：“从这里可以看到那片奇怪世界（恶地），往这边，可以看到绿色世界（平原），下边是宽广世界（草原），五彩斑斓的大地。你将把这些印在脑海。”（Sixth Grandfather，44-45）


[289]
 在这一段中，内哈特将黑麋鹿关于圣环的解释（Sixth Grandfather，290-291）进行了概述，并在描述中做了一些润色。“世界之神力”原是Wakhá tháka，而“万巢之巢”则是圆形营地，均是内哈特所言。“大地也像球一样圆，所有的星星亦是如此”这句话并未见于记录稿，此处是为了显示黑麋鹿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缺乏，同时又暗示了拉科塔族人也兼容了西方信仰。泰昂（Tyon）另有关于圆圈象征意义的重要讨论，请参见Walker，“The Sun Dance and Other Ceremonies of the Oglala Division of the Teton Dakota”，160。就连四季的更迭也是一个大循环，每个季节总是会回到原处；人生也是从孩童到孩童不停循环，力量所遍及的万物都是如此。我们的帐篷与鸟巢一样，同是圆形，而我们的村落也总是散布成圆形，成为民族之环、众巢之巢，伟大的圣灵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来孵育我们的子孙。


[290]
 记录稿中的原话为“大地之上的人类将不会毁灭”。（Sixth Grandfather，238）为了他们，先祖啊，我向你祈祷。你曾对我说过：弱者当行走。在幻象中，你带领我到了世界中央，并在那里向我展示治愈之力量。你赐予了我杯中之水，它的力量能让垂死之物恢复生机；你向我展示了药草，它的力量能让虚弱无力者直挺行走。看哪，从我们迎面之地（南方）走来一位少女，她正走在红色美好之路上，一边走一边将烟斗奉上，她的力量也是花开之树的力量；从巨人之地（北方），你曾赐予我神圣的净化之风，此风所到之处，弱者无不获得力量。这些，都是你曾对我所说的。我向你祈求，向你所有的神力祈求，向大地母亲祈求，祈求你们帮助。”


[291]
 在记录稿中，最后一句话使用的是现在时态，“我以神圣的方式助他行走”。（Sixth Grandfather，238）


[292]
 前两段为内哈特所总结，在采访记录稿中，并未见到相似描述。黑麋鹿所用的那个比喻——“以我为一个洞”显然也是出自内哈特之笔。


[293]
 有关野牛仪式的基本民族志来源出自Dorsey，“A Study of Siouan Cults”，475-476[包含布肖特（Bushotter）的解释]；Wissler，“Oglala Societies”，91-92；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173-176；Tyon in 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53。


[294]
 这段话为内哈特根据记录稿中的内容所总结。参见Sixth Grandfather，240。


[295]
 这段文字是基于述说伟大幻象时的口述材料整理而成。记录稿中的原话是：“黑麋鹿说，说到这里时（由南往北行走在红色之路上的情节），他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这是在泄露他的力量，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死了。”（Sixth Grandfather，126）“也只是个可怜的老头子而已”这句话虽然可以理解为是在向圣灵祷告时所说的话，但此处更像是内哈特的措辞。记录稿中并未见黑麋鹿形容自己“可怜”。


[296]
 记录稿中有详细说明，该祭坛为野牛坑状，搭建在仪式帐篷内，位于门口东侧。参见Sixth Grandfather，240。我们在圆圈里画了一条红色的路贯通南北，狐腹在道路的两边做了小小的野牛道，意为让族人伴着野牛的力量和耐力在上面行走，面朝伟大的白色净化之风的方向。他还在这条路的最北端放了一杯水，这杯水是西方之神的赐礼，如此一来，人们伴着野牛之耐力迎着强风前进的时候，便是以生命之水为目标。


[297]
 根据记录稿来看，这场仪式发生在黑麋鹿二十一岁那年，即1884年。（Sixth Grandfather，242）


[298]
 这句话为内哈特所加。麋鹿仪式是用来颂扬男性的生殖力量。有关麋鹿仪式的基本民族志来源出自Fletcher，“The Elk Mystery”（根据对1881年奥格拉拉部落仪式的直接观察所述）；Wissler，“Oglala Societies”，85-88；Densmore, Teton Sioux Music，176-179；Walker, Lakota Belief and Ritual，135。


[299]
 记录稿中并未明说黑麋鹿站在“世界之神力与民族之环之间”。


[300]
 这段文字是内哈特根据黑麋鹿描述的画面所转述的：种子发芽；“黑暗的子宫”；男人的力量藏在女人的生育力量之后；“女人是花开之树的生命，但男人必须滋养它，照料它”；“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便是女性的力量”。


[301]
 扮演麋鹿的人所跳的仪式之舞“象征着男人的力量围绕并保护女人的力量”为内哈特之言，记录稿中并没有相关文字。人们认为，拥有麋鹿之梦的人拥有吸引女性的力量。（Wissler，“Oglala Societies”，87-88）


[302]
 这一段为内哈特所总结。


[303]
 这一段为内哈特所加。1881年，最后一群北方野牛被屠杀。有关野牛灭绝的历史，请参见Sandoz, The Buffalo Hunters。


[304]
 族人心情“暗淡”的说法显然是内哈特添加的。


[305]
 本段最后三句话为内哈特所加。


[306]
 治愈（waphíyapi）。


[307]
 本段最后一句话为内哈特所加。


[308]
 即长发，野牛比尔。[拉科塔族人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和威廉·F.科迪（野牛比尔）都称为Phehíháska。关于野牛比尔的“西大荒演出”有大量文献资料。如Sell and Weybright, Buffalo Bill and the Wild West；Russell,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Buffalo Bill；以及Warren, Buffalo Bill’s America。有关立熊对于此次演出之行的描述，请参见Standing Bear, My People, the Sioux，245-269。——编者注]那样。他们还说，演出将会在大水那边的陌生地方举行，我觉得我应该前去，也许我能了解到瓦西楚的什么秘密，也许就能帮助我的族人了。记得在幻象中，当我站在世界中央的时候，那两个从东边而来的人为我带来了辰星之药草，并叫我将它投入大地，当它碰到地面之后便开始生根发芽，并长出了光芒四射的花。那是理解之草。另外，在我的幻象中，那个红人变成了一头野牛，四处滚动，然后便消失了。在他消失的地方，长出了相同的草，开出了相同的花，后来，族人们便又找到了美好的红色之路。我想，如果我能看到瓦西楚的伟大世界，也许能知道如何修复圣环，如何让圣环中央的圣树再度繁花盛开。


[309]
 在本段及上一段文字中，有关幻象的部分是内哈特添加的。在采访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明确地将自己的幻象和对见识白人世界的渴望联系起来。参见Sixth Grandfather，245。“现在知道了，那样的想法真是太愚蠢了……”这句话为内哈特所加。


[310]
 黑麋鹿与演出方签订了两年的合约，月薪二十五美元，旅费、餐费、服饰费、医药费及其他杂费由演出方负责。黑麋鹿加入时，野牛比尔尚未安排好欧洲巡演的事。参见Sixth Grandfather，7-8。


[311]
 即奥马哈市。


[312]
 即芝加哥。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一夜，我借着这个机会将瓦西楚的生活方式与族人们的方式进行了比较，结果却让我更加悲伤。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离家那么远啊。


[313]
 即纽约。


[314]
 即麦迪逊广场花园。[1886年11月24日，野牛比尔的西大荒演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开演，于1887年2月22日停演。参见Yost, Buffalo Bill：His Family, Friends, Fame, Failures, and Fortunes，170-182；Sell and Weybright, Buffalo Bill and the Wild West，155-156。——编者注]


[315]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只提到了帕尼族人，并未说起奥马哈族人。（Sixth Grandfather，246）


[316]
 拉科塔族语的wakh gli“电”用“闪电”来表示，即“雷神的力量”。制造的。


[317]
 本段中关于白人的描述（“但我看那些瓦西楚却并不关心彼此……”）为内哈特所添加。实际上，1889年，黑麋鹿回到青松岭后，曾用拉科塔族语写了一封信，信上赞扬白人基督徒的慈善品德。参见Sixth Grandfather，9-10。


[318]
 即纽约城监狱，位于东河的布莱克韦尔岛。有人用枪指着那些囚徒，他们像困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走来走去。看到这一幕，我不禁哀伤起来，因为我的族人也被关在了小岛里，也许瓦西楚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


[319]
 参与野牛比尔演出的有一百三十三名印第安人（拉科塔族、夏延族、阿拉帕霍族、基奥瓦族以及帕尼族），演出团队于1887年3月31日乘坐内布拉斯加州轮船离开纽约，前往英国。（“Buffalo Bill’s Good-Bye”，New York Times, April 1，1887）参见Gallop, Buffalo Bill’s British Wild West，40-41。


[320]
 1887年4月16日，野牛比尔团队抵达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第二天，他们经泰晤士河到了伦敦，然后乘火车去了侯爵府，当时演出的总场地和展馆仍然在建设当中。人们举行了美国展览会以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而该场演出正是美国展览会的一部分。野牛比尔的西大荒演出5月9日正式开演，并于10月31日停演。（Russell,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Buffalo Bill，327-329；Yost, Buffalo Bill，186-203；Sell and Weybright, Buffalo Bill and the Wild West，159-176；Gallop, Buffalo Bill’s British Wild West，54-129）我们以为可以马上下船了，但还不能。一艘小火船从河口过来，停在了我们旁边，小火船上的人将我们火船上的所有东西都检查完了以后，我们才能下船。下船后，我们慢慢地走了差不多一整天，终于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房子一栋栋地紧挨在一起，火船多得无以计数。这些房子与我们先前看到的不一样。那天晚上，瓦西楚让我们待在火船上，第二天才让我们下船，然后将我们带到了演出的地方。这座非常大的城镇叫作伦敦。如今我们终于上岸了，却仍然像在水里一样，感觉头晕，一开始连路都走不好。


[321]
 1887年5月11日，侯爵府为维多利亚女王举办了御前演出。参见Russell,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Buffalo Bill，330；Sell and Weybright, Buffalo Bill and the Wild West，169-171；Gallop, Buffalo Bill’s British Wild West，95-102。


[322]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称女王当时有七十五岁（Sixth Grandfather，249），内哈特更正了他的说法。了。我见过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但今天见到的，却是最漂亮的人。如果你们是我的人，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像这样带着你们到处去演出。”她还说了其他一些赞美的话，最后还说，这次她来看我们，也希望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她。随后，她与我们一一握手，她的手又小又软。我们为她欢呼了好一阵子，最后，那些闪闪发光的车子来了，她上了一辆车后，所有的车便都开走了。


[323]
 1887年6月21日，野牛比尔的演出团队被安排坐在正台上，观看壮观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皇家庆典。参见Gallop, Buffalo Bill’s British Wild West，112。


[324]
 演出团队结束了伦敦的表演后，又到了伯明翰（Birmingham），从11月6日至11月26日一直在那里，随后去了曼彻斯特，从12月17日开始表演，一直到1888年4月30日才停演。参见Russell,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Buffalo Bill，204-208；Gallop, Buffalo Bill’s British Wild West，133-150。


[325]
 1888年5月5日，野牛比尔演出团在赫尔结束了最后一场演出，并于5月6日起航去了纽约。参见Russell,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Buffalo Bill，204-208；Gallop, Buffalo Bill’s British Wild West，150-152。我们不会说瓦西楚的语言，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到处晃悠。不一会儿，我们遇到另外两位落下来的拉科塔族人，其中一位会说英语。他还说，如果我们去伦敦，在那里加入另一个演出团队，就可以赚到钱，然后就能回家了。我们思乡心切，所以就把钱都凑了起来，让那位会说英语的族人为我们买了几张票，然后便乘铁路去伦敦了。


[326]
 墨西哥船长乔·谢利（Joe Shelly）组织了一个西大荒演出团队，与野牛比尔竞争，并于1887年7月从巴尔的摩（Baltimore）起航。参见Sixth Grandfather，252n.10。（Mexican Joe），是一个小团，但我们加入这个团后，每天能得到一块钱的报酬。我们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后，墨西哥乔便带我们去了巴黎，我们在那里表演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瓦西楚姑娘经常来看演出。她很喜欢我，带我回家见了她的父母亲。他们也很喜欢我，待我很好。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我会打些手势，而那位姑娘也学会了一些拉科塔族语。


[327]
 墨西哥乔的演出团队抵达了那不勒斯（Naples），而黑麋鹿当时正在附近的庞培（Pompeii）。


[328]
 1889年5月10日，野牛比尔的西大荒演出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开演。（Yost, Buffalo Bill，221；Russell,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Buffalo Bill，350。）所以他们便把我带到了他演出的地方，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叫所有人为我欢呼了三声，然后又问我，是愿意加入他的演出团，还是想回家。我跟他说我特别想回家了。于是他说，他可以安排一下。他给了一张票和九十块钱，然后请我好好吃了一顿。帕胡斯卡心肠很好。没过多久，一个警察来了，叫我收拾东西。他便将我送到了铁路那里，第二天早上，我到了大河，那里的人又叫我上了另一艘大火船。大火船在水上待了八天，这期间我有时会不舒服，但心情一直不错，因为我就要回家了。


[329]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只说了“那年（1889年）又签订了协议”（Sixth Grandfather，254）。1889年协议将大苏族保留区减少了一半（1100万英亩），并在他们剩余的领地上建立了五个较小的保留区。北边夏延河上游地区，是立岩和夏延河保留区；南边白河下游地区，是青松岭、玫瑰蕾和下布鲁利保留区。参见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312-319；Hyde, A Sioux Chronicle，198-228。


[330]
 克鲁克将军组织委员会安排签订了1889年协议。


[331]
 前三段均为内哈特所加。苏族签订了1889年协议后，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便将他们的牛肉配给量减少了一半。参见Ostler, The Plains Sioux and U.S.Colonialism，237-238；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320；Hyde, A Sioux Chronicle，230-231。


[332]
 这一段也是内哈特所加。黑麋鹿赴欧洲的那几年，青松岭的情况急剧恶化。参见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320-321；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26-842。


[333]
 有关救世主是派尤特族人以及他的消息是从肖松尼族和阿拉帕霍族处传来的信息均为内哈特所加。有关拉科塔族人对于鬼魂之舞的介绍，以及其他人物（包括印第安事务管理人员、居民、记者、军方、传教士以及美国国会）对此的分析，请参见Andersson, The Lakota Ghost Dance。


[334]
 乔治·索德（George Sword）是奥格拉拉部落人，也是青松岭印第安法庭的一位法官，据他描述，当时西行的人除了佳雷，还有四五个人。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797，819。去亲眼见见这位圣人，看看有关他的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于是他们三人便踏上了西行的漫长之旅，我回来后的那个秋天，他们终于回到了奥格拉拉部落，向大家讲述起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335]
 即内华达州的梅森谷（Mason Valley）。[位于沃克湖（Walker Lake）派尤特保留区西北方四十英里处。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767。——编者注]


[336]
 即“拯救苍生的人”。[Waníkhiya“救世主”。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只用这个名字来称呼那位救世主。——编者注]（Wanekia），并与他说了话。瓦西楚管他叫“杰克·瓦尔逊”（Jack Wilson），但其实他的真名叫“沃佛卡”（Wovoka）。他告诉他们，另外一个世界就要来了，就像一团云一样。它会随着一阵龙卷风，从西边出现，并将摧毁这个世界破旧又枯萎的一切。而他方世界则像我们曾经的世界一样，物资丰饶；在那个世界里，所有死去了的印第安人都复活了，所有被杀死的野牛也都四处游荡。


[337]
 显然，黑麋鹿是曼德森一家店铺里的员工。参见Sixth Grandfather，257。这样还可以给她弄点吃的东西。我在那里一边干活，一边思考着佳雷、黄胸和勇熊所说的事，但我还不是十分确信。


[338]
 有关此次出行的详情，请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20-822。另外一些人从其他的管理区出发与他们同去，其中有两位叫“踢熊”（Kicking Bear）和“矮牛”（Short Bull）。这些人西行之后，消息也不断地传回来，好像各地的人们都相信我们听到的那些故事，甚至还有别的故事。他们不停地写信告诉我们这些，而我则继续在店铺里干活，继续用我的力量为人们治病。


[339]
 显然，有关帽子的这段故事是内哈特所加，记录稿中并未提及。


[340]
 Z.A.帕克女士（Mrs.Z.A.Parker）是保留区的一名教师，她曾写下一段记录，描述了1890年10月在白土溪边举行鬼魂之舞的详情。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916-917。而圣树枯萎这个部分与我幻象中出现的一样，男男女女围成圈，手拉着手，象征圣环，以此获得力量让圣树再度开花。我还看到了人们贡献的圣物都是红色的，与我幻象中的一样，并且他们的脸也都涂成了红色。他们还使用了烟斗和鹰羽。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心里一阵悲凉。一切似乎都与我的伟大幻象一样，而我至今却仍未采取什么行动让圣树开花。


[341]
 “宇宙之唯一神力”这个词为内哈特所加。愉悦的神圣方式，重新走上红色之路。我想起了圣灵们是如何将我带到了大地中央，向我展示美好之事；想起了我的族人应该如何昌盛起来；想起了六位先祖曾告诉我，有了他们的力量，我就可以拯救族人，就可以让圣树再度开花。


[342]
 记录稿中的原话是“我穿上了圣装”，也就是说，当时已经穿上了鬼魂之舞的服装。（Sixth Grandfather，259）


[343]
 佳雷是黑麋鹿父亲的兄弟，一个男人迎娶他已故兄弟的遗孀是拉科塔族的一个风俗。他将手臂搭在我的肩上，将我带到那棵没有开花的圣树那里，并为我做了一次祷告。他说：“先父啊，伟大的圣灵啊，请看看这个孩子！他当了解你的方式！”随后，他便开始痛哭起来。


[344]
 在记录稿中，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以“先父这样说道”指出瓦内奇亚。这首歌是拉科塔族家喻户晓的鬼魂之舞的歌曲。具体文字由拉科塔妇女莉齐·黑狐狸（Lizzie Black Fox）用拉科塔族语写成，并发表在乔治·索德的文中——“The Story of the Ghost Dance”，34。


[345]
 记录稿中的原话是“这是一个人从他方世界到这里来时会说的话”。（Sixth Grandfather，260）因此，是鬼魂之舞幻象中出现的圣灵对人们唱这首歌。


[346]
 1882年，内务部长宣布美国印第安宗教非法，并命令印第安事务委员会叫停太阳之舞及其他宗教仪式和舞蹈，禁止不当活动（于亲人死后分发物资），并废除巫医活动，禁止多配偶行为。于是，印第安事务办公室便在各个保留区建立了印第安法庭，强制执行这些禁令。有关内政部长亨利·M.特勒（Henry M.Teller）的报告，请参见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160-162。


[347]
 这个幻象让内哈特产生了特别共鸣，他在十一岁时也经历了相似的梦，他在梦中张开双臂，在空中飞舞。参见Sixth Grandfather，42。我的手臂伸展开来，我看到自己的正前方有一根鹰羽，随后，鹰羽变成了一只斑鹰，扑打着翅膀，在我的前方跳起了舞，它一边跳舞，一边发出尖锐的叫声。


[348]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明确说道，“于是我开始做鬼魂圣装”。（Sixth Grandfather，262）不过，他之前说他参加舞蹈时穿上了圣装，在描述幻象时，他说那两个与他说话的人“穿着与我一样的鬼魂圣装”。帕克夫人（Mrs.Parker）观察到，鬼魂之舞的服装是在1890年10月才出现的，她还听说，这些源于一位探子之妻所经历的幻象。（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916）似乎很可能是几位鬼魂之舞者从他们的幻象里带回一些仪式上所用的神圣标记的设计。我在制作圣衫的时候不停地在想，幻象中的一切是多么像曾经的时光，那棵圣树是多么的繁茂，但当我回来时圣树竟然枯死了。我想，如果在这个世界按照幻象中的指示去做的话，这棵圣树就能再度开花。


[349]
 此处所指的是哪一个幻象尚不明确。记录稿中写的是：“我照着幻象里的样子，做了一根神圣之杖……我希望所有的族人都了解幻象的实情。”（Sixth Grandfather，262）如此看来，黑麋鹿似乎是在他的第一个鬼魂幻象里看到了神圣之杖，并将它涂成了与救世主一样的红色，但内哈特似乎将其归为黑麋鹿的伟大幻象。我在圣杖的顶端系了一根鹰羽，然后穿上圣衫，带上圣杖去参加舞蹈。


[350]
 记录稿中使用的是“困难”，而非“绝望”。（Sixth Grandfather，187）你曾经向我展示了你许诺的新大地，请让我的民族也看看吧。”


[351]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解释说：“他并不像基督那样，他看起来像个印第安人，但我也不是很确定。”（Sixth Grandfather，263）他不是瓦西楚，也不是印第安人。他的头发长长的，比较蓬松，头的左边插着一根鹰羽。他的身体被涂成了红色，又健壮又好看。我努力地辨认着，却认不出他是谁。他长得十分俊美。当我仔细地盯着他看时，他的身体开始变化起来，变得特别漂亮，还散发出五彩的光芒，包裹着他的全身。


[352]
 此处为内哈特的表述。记录稿中是这样写的：“我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开始变化，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他的周围全是光。后来，他突然消失了。他的手掌好像有伤。”后来，他又解释道：“这让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伟大圣灵之子的本尊。”（Sixth Grandfather，263，266）


[353]
 红色与白色为救世主所涂的两种神圣颜色。然后将它们插进地面，说道：“拿着！你当依靠它们。赶快！”


[354]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说救世主可能是他的伟大幻象中的那个红人。，他变成了一头野牛，然后又变成了一株光芒四射的象征着理解的破晓之星的药草。我想，那十二个男人和十二个女人代表的就是一年的十二个月份吧。


[355]
 白土溪。


[356]
 1890年10月初，从未有过处理印第安事务经验的丹尼尔·F.罗耶（Daniel F.Royer）被指派到青松岭任事务管理人。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48；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325。。


[357]
 本章前四段为内哈特所加。拉科塔族语中的“chątéšíca（坏心）”是“生气”的意思。


[358]
 彩虹下的云帐篷似乎是错误的意象，因为在黑麋鹿的伟大幻象中，燃烧的彩虹是帐篷的大门。记录稿中只写了“彩虹的两边有一团云”。（Sixth Grandfather，265）一只斑鹰在我的头顶盘旋，并且对我说“记住这些”，这便是我看到和听到的全部内容。


[359]
 最后两句为内哈特所加。


[360]
 矮牛带领布鲁利鬼魂之舞者来到青松岭时，可能大约是在1890年10月初。在一位新闻记者的谈话记录中，他对追随者说，神圣之树生长在青松岭的过溪（Pass Creek），他们应该去那里跳舞，见见他们死去的亲人。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788，849。


[361]
 本杰明·哈里森总统（President Benjamin Harrison）接到罗耶管理员有关军事防卫的紧急请求后，于1890年11月13日决定批准作战部长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阻止印第安人暴乱。接到迈尔斯将军的命令后，约翰·R.布鲁克将军（Gen.John R.Brooke）率领部队于11月19日抵达青松岭。（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50）于是便撤了营，向西赶往草溪，又从那里赶到了白土溪，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扎营跳舞。


[362]
 此处应为奥格拉拉部落首领“小伤（Little Wound）”。“红伤”为原始速记手写稿中的手误。


[363]
 最后两句为内哈特所加。


[364]
 1890年11月8日，罗耶代理召集各个首领开了一次会议，但未能说服他们放弃鬼魂之舞。参见Olson, Red Cloud and the Sioux Problem，325。历史记录中，未提到有关承诺奥格拉拉部落可以每月举行三次鬼魂之舞的事。


[365]
 1890年11月25日，罗耶代理下令逮捕了青松岭保留区的六十六位鬼魂之舞领导者，其中就包括黑麋鹿和佳雷。参见Sixth Grandfather，268n.16。


[366]
 这里指的是克拉夫特神父（Father Craft）。[Šiná sápa“黑袍”在拉科塔族语中指的是罗马天主教神父。在伤膝之战中，弗朗西斯·M.克拉夫特神父（Father Francis M.Craft）因为穿了一件军大衣，戴上了帽子，所以被误以为是士兵，并被一位拉科塔族人刺伤。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72；Utley,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215.Father Craft’s own account is in Foley, Father Francis M.Craft，90-91。本段最后一句话为内哈特所加。——编者注]


[367]
 指恶地中央的一个高地，丘尼高地（Cuny Table）。[1890年11月下旬，奥格拉拉人和布鲁利人开始在恶地聚集，与此同时，军队则抵达了青松岭（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50）。——编者注]（High Pockets）。我们在那里停留时，美洲马和迅雷（Fast Thunder）便过来找我们。


[368]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说是营地警察布鲁利阿奇奇塔不让奥格拉拉部落前往青松岭。（Sixth Grandfather，269）


[369]
 12月6日，约一千名拉科塔族人在双击（Two Strike）和鸦狗（Crow Dog）的率领下离开了荒地，前往青松岭的管理区。12月29日，踢熊和矮牛的人也出发前往管理区。至此，所有的拉科塔族人都离开了荒地。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61，867-868。当时踢熊还在布鲁利那里，但没过多久他也回到了青松岭。还有少数几个布鲁利人也跟我们一起回去。


[370]
 这一段为内哈特创作的，在记录稿中，黑麋鹿并未提及坐牛之死。参见Utley, The Lance and the Shield，296-305。


[371]
 12月23日，大足率领约三百名米那肯酋人逃离了夏延河保留区，向青松岭出发。12月28日，他们向萨缪尔·M.惠特赛德少校（Maj.Samuel M.Whitside）及其率领的第七骑兵队投降，并于当晚与拉科塔族人及这些士兵一同在离青松岭东边十八英里外的伤膝村扎营。随后，詹姆斯·W.福赛斯上校（Col.James W.Forsyth）率领其余的第七骑兵队士兵从青松岭管理区赶来，部队总人数达到了五百人。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65-867；Utley,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197-202。


[372]
 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


[373]
 即伤膝交易站。当地邮局名叫布雷南，以纪念在1900年至1917年服务于青松岭印第安事务管理处的约翰·R.布雷南；1932年，邮局重命名为“伤膝”。（Jensen, The Settler and Soldier Interviews of Eli S.Ricker，81；Riegert, Quest for the Pipe of the Sioux，34）的伤膝溪。


[374]
 第七骑兵队拥有四辆霍奇基斯山炮，放在伤膝邮局和商店西边的山上，对准印第安营地。声音穿透了我的身体，我感觉大事不妙。


[375]
 记录稿中使用的是“神圣的红杖”，而不是“弓”，不过，后来黑麋鹿又说到了“我带着那把圣弓”。（Sixth Grandfather，272，274）。走了没多远，就有一群年轻人飞驰着追上了我。领头的两个人是“好战”（Loves War）和“铁瓦西楚”（Iron Wasichu）。我问他们要去看什么，他们说，只是去开枪的地方看看。随后，其他人也跟了上来，有一些还是老人。


[376]
 记录稿中的是“他们谋杀了他”。（Sixth Grandfather，272）随后，他挥动马鞭，向青松岭飞快地赶去。


[377]
 有关死伤者及看到一个婴儿在吮吸死去的母亲的部分，均是内哈特的描述。


[378]
 根据记录稿，两个男孩实际上十五岁。（Sixth Grandfather，274）手里拿着枪，他们一直都在与士兵们作战，一旁还能看到他们杀死的士兵。


[379]
 死者被一起埋在了曾放置霍奇基斯山炮的山上的一个坟墓中。1903年，那场战争的幸存者约瑟夫·号云（Joseph Horn Cloud）经过多方努力，在墓地上安置了一块花岗岩纪念碑，如今墓碑仍然竖立着。和坟场），那天早上，士兵们便开始收缴人们的枪支，大部分枪支和刀堆在了大足卧病的帐篷边。山上山下到处都是士兵，穿过干谷，伤膝溪的南边和东边沿路也都有士兵。人们几乎被重重包围，还有马车大枪指着他们。


[380]
 记录稿中只说黄鸟开枪打了那名官兵，并未说打死了官兵。瓦西楚和其他人都说他是有意开枪的，但狗首领当时在场，他跟我说，黄鸟不是故意的。


[381]
 有关伤膝大屠杀的文献资料还有很多。普遍公认的，请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43-886，相关照片记录，请参见Jensen, Paul, and Carter, Eyewitness at Wounded Knee，重要历史作品记载，请参见Utley,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200-230，以及Ostler, The Plains Sioux and U.S.Colonialism，338-360，拉科塔族目击者记录，参见Jensen, The Indian Interviews of Eli S.Ricker，189-272，McGregor, The Wounded Knee Massacre，103-140，Beard in Walker, Lakota Society，157-168，非印第安人目击者记录，请参见Jensen, The Settler and Soldier Interviews of Eli S.Ricker，1-62。其中许多细节表述差异较大，没有与黑麋鹿的表述完全一致的。


[382]
 最后一句话为内哈特所加。


[383]
 青松岭管理区的人们听到了山炮在伤膝溪扫射的声音，很快便有幸存者赶来告知遭遇屠杀一事。于是，一群战士在双击（Two Strike）的带领下，攻击了由印第安警察守卫的管理处。管理区大部分拉科塔族人往西北方向沿着白土溪下游逃去，他们还带上了红云，显然没有顾及这位年迈首领的意愿。逃亡途中，他们遇到了矮牛和踢熊的人，这些人正准备赶回管理区，最后他们集结在一起——四千人——在管理区北部十五英里处的无水村附近扎营。参见Utley, The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251，以及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73。族人们走得匆忙，连帐篷都来不及收。


[384]
 即白土溪。，我们跟着他们的踪迹追了上去。当我们赶到族人那里时，已经是半夜了，营地里一顶帐篷都没有。族人们坐在小火堆旁，大雪开始飘落。我们骑马走进人群，这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她以为我死了，正在为我唱死亡之歌。看到我之后，她高兴得哭个不停。


[385]
 1890年12月30日，战斗在青松岭管理区北部约四英里处的德雷克塞尔（圣玫瑰）传教所打响。参见Utley, The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237-240，以及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75。


[386]
 表示同意。[Hau！“是的！”——编者注]


[387]
 关于黑麋鹿将泥土擦在身上的含义，是内哈特增加的，记录稿中并未说明。参见Sixth Grandfather，277。随后，我便拿起来复枪，骑上马，向着山顶奔驰而去。山下的士兵们不停地开枪，族人们大喊着叫我不要下去，他们说有些士兵枪法很好，我这样会白白送命。


[388]
 记录稿中只有“不行，孩子”。（Sixth Grandfather，278）“年轻的孩子”并不是拉科塔族人常用的称谓。你今天万万不能死。不要做傻事，族人们还需要你。以后再死也不迟。”说罢，他将我举上马鞍，然后牵着我的马走下了山，然后我就开始难受起来。


[389]
 指由盖伊·V.亨利少校（Maj.Guy V.Henry）所指挥的第九骑兵队（非洲裔美国人）。（Utley,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239）赶来了，族人们不得不撤退。


[390]
 记录稿中写的是“（德雷克塞尔传教所）到处都是神父和修女们在祈祷”（Sixth Grandfather，278）。青松岭的传教士克拉夫特（Craft）神父以及约翰·朱兹·S.J.（John Jutz, S.J.）神父当时在战场上，而传教所的五位方济会修女并不在场，但她们都在照料从伤膝溪来的伤者和难民。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72-874。


[391]
 一个避难所，在恶地上一个比较高的高地里，两边山势陡峭，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很容易防守，很难攻上来。[Onáki i或者óna ica“避难所”。——编者注]（O-ona-gazhee），并且在山顶上扎营，以免士兵们伤害到妇女和孩子。老号角（Old Hollow Horn）也在那里，他是一名拥有强大的熊之力量的巫医，他来帮我治疗。三天后，我便能行走了，但肚子上还绑着一根毯子碎条。


[392]
 指“救世主”，救星。


[393]
 与第六骑兵队的战争发生在1891年1月1日。参见Utley,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253。


[394]
 恐马是青松岭的首领，当保留区被军方占领时，年轻的恐马已经去了蒙大拿州的乌鸦族保留区。迈尔斯将军派人去找他，并乘火车将他从怀俄明州带回。1月7日或8日，他回到了青松岭，迈尔斯立即派他去军营同拉科塔族的投降者谈判。1月7日，红云自己离开了恶地，返回到管理区。参见Utley,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258。（Afraid-of-His-Horses）从青松岭赶来，准备找红云休战。


[395]
 1891年1月15日，军营的拉科塔族人回到了青松岭管理区，第二天便投降了。他们在管理区西边扎营，沿着白土溪扎了七百四十二顶帐篷。参见Mooney, The Ghost-Dance Religion，887-888。


[396]
 最后两段为内哈特总结。


[397]
 这时，黑麋鹿对内哈特说：“圣灵派你前来，让那棵从未开花的圣树复活。”参见Sixth Grandfather，44-45。


[398]
 在记录稿中，黑麋鹿说的是“我将向六位先祖祷告”。（Sixth Grandfather，294）


[399]
 黑麋鹿走到一块岩石后面，脱去衣裳，穿上一条绿边黑色（或深蓝色）短裤，里面穿着一条长长的红色内衣裤——以此作为在身上涂满的红色——同当年拉科塔族人在舞蹈中的打扮一样。他的脚上穿着有图案的高筒袜，以及一双钉满珠子的鹿皮鞋，都是他从曼德森的商店里弄来的。他戴上水牛皮头饰，将头发往左梳，前面横着插上一根金鹰幼崽的尾羽，后面也吊着几根，每根羽毛尖都被染成了粉色。他左手拿着一把烟斗，斗钵呈T形，长长的斗柄上挂着彩带，象征着四个方向，上面还有一根鹰尾羽，象征着Wakh th ka（伟大神圣）。（Sixth Grandfather，48）


[400]
 “请再倾听我微弱的声音”这一句是内哈特添加的，记录稿中只有“因此，我向你祈祷”。（Sixth Grandfather，295）你是先灵，你比万物年长，比所有祈祷的人都要年长。无论是两足人类、四足动物、空中之翼，还是花草树木，万物都归于你。你让四方之神力相互交错，美好之路和困难之路相互交错，相交之处便是圣地。日出日落，你永远都是万物之魂。


[401]
 “在我年轻气盛、充满希望的时候”这句话也是内哈特添加的。你曾对我说，如果遇到困难，就向着大地的四方祈祷四次，你便会听到我的声音。


[402]
 在拉科塔族人的祷告中，“绝望”是祈祷者在圣灵的神力前表达无助感的措辞。如果一个人在祷告中说“我陷入绝望”，意思就是matákunišni“我一无是处”。相关例子请参见Curtis, North American Indian, vol.3，72，151。的民族向你祈祷。


[403]
 内哈特将四方的礼物统一讲述，而在记录稿中，黑麋鹿首先提到的是北方及圣风，其次是西方及圣水，最后是南方和圣环，明显遗漏了东方。（Sixth Grandfather，295）你将我带到了世界的中央，向我展示了绿色大地母亲的美好和奇异——大地之上万物露出本性灵魂，你将这些展示给我，而我也看见了。你还说过，我应当在这神圣之环的中央，让圣树开花。


[404]
 “可怜的老头”为内哈特所加，黑麋鹿在这次祷告中，并未说起自己的年纪。我有负所托，一事无成。年轻时，你正是将我带到此处，带到这世界的中央，指引我；如今，年迈的我站在这里，而圣树却已经枯萎，先祖啊，我的先祖啊！


[405]
 对于黑麋鹿来说，此行前往哈尼峰，来到这个幼时的幻象中看到自己的地方，天空下雨即表示六位先祖听到了他的祷告，这一切都给了他希望，让他觉得，那棵从未开花的圣树还有望复活。黑麋鹿和他的儿子本杰明（Benjamin），与内哈特及其女儿伊妮德、希尔达一起，代表着拉科塔族人和白人未来的世世代代。在记录稿中，最后一段祷告文是：“先祖啊，请看看这烟斗。我代表我的子孙后代，代表我兄弟（内哈特）的子孙后代，将此烟斗献上，愿我们的未来更加快乐。”（Sixth Grandfather，296）


[406]
 内哈特仅在本版前言中使用了“内在世界”一词。他将黑麋鹿的传统信仰概念化，并将其作为“他的幻象中所表现的整个知识系统”加以实践。参见The Sixth Grandfather：Black Elk’s Teachings Given to John G.Neihardt，28。却让我感觉既奇异又美妙。


[407]
 内哈特终其一生都在探索“更高的价值”。参见他的著作Poetic Values：Their Reality and Our Need of Them。


[408]
 有关内哈特对于初见黑麋鹿时的描述，请参见Sixth Grandfather，27-28。


[409]
 欲了解内哈特与黑麋鹿的关系的回忆，请参见Hilda Neihardt, Black Elk and Flaming Rainbow：Personal Memories of the Lakota Holy Man and John Neihardt。欲了解1931年访谈的详情，请参见Sixth Grandfather，101-296。接触到这本书的读者们，只要不是以文明人自居、自视清高而或多或少对“野蛮人”的心理感到好奇，只要他们抱以谦卑的心态，以一个人去了解另一个人的心态来了解这些鲜为人知的世界里的一点一滴，就自然会了解到黑麋鹿所谓“职责”的本质。这样的读者，只要认真琢磨，尤其是从当今西方文明中人的价值的角度细细思考，便能在黑麋鹿的意识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410]
 “外在世界”一词在内哈特与黑麋鹿谈话的记录稿中仅出现过一次：“精神（外在）世界”。（Sixth Grandfather，220）“外在世界”为内哈特的注释，黑麋鹿使用了两次“精神世界”和九次“他方世界”。参见内哈特的“外在领域”一说，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基本维度，是图像概念，而非文字概念。（Poetic Values，111）内哈特基于幼时一个梦创作了一首诗——《幽灵兄弟》（The Ghostly Brother），在诗中，内哈特“穿过意识的外墙”，被召唤出去。（Collected Poems，164），但在我们到访期间，他却一刻不停地做着各种游戏，让我的女儿们高兴起来，他还记得许许多多有意思的故事和好听的笑话，在我们无聊的时候，让我们放松精神。白天，他会像个无忧无虑的大男孩，玩套环和掷矛的游戏；晚上，他会与我们一起，在繁星之下，一边伴着隆隆的鼓声起舞，一边唱起他年轻时听过的那些奇异而美妙的歌曲。


[411]
 根据口述记录，黑麋鹿是在当巫医的时候损伤了视觉。他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时，会藏在一堆燃烧的火药堆里，以便制造自燃爆炸的表象，有一次火药炸到了他的脸上。（Sixth Grandfather，13-14）而最近，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跟我说起这件事时，只是随口一提，丝毫没有因此而苦恼的感觉。如此一来，他岂不是从“眼中的暗处”解脱出来了吗？岂不是离他幻象中那个真实的世界更近一些了吗？


[412]
 内哈特很可能不知道，黑麋鹿其实十分精通他的语言（英语）。黑麋鹿不仅在达科他州时读过部分《圣经》，甚至从1888年跟随野牛比尔西大荒演出团到英国巡演时开始，还用拉科塔族语写了许多信，这些信件发表在教堂的报纸上。参见Sixth Grandfather，8-10，17-21。但他依然是个有修养的人。在这个极度进步的时代，“修养”一词有时似乎已经失去了它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体贴的读者们想必也能将他视为一个有修养的人。要如何才能正确地描述一个拥有良好教育的人呢？说他在意识里将种族经验内化成了宽容丰厚的品格？毋庸置疑，黑麋鹿正是这样一个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奥格拉拉族全盛时期的繁荣文化。


[413]
 有关本杰明·黑麋鹿（Benjamin Black Elk）在1969年的谈话的记录稿，请参见H.Neihardt and Utrecht, Black Elk Lives，3-22。，感谢他多日来辛苦地担任我的翻译。感谢我的女儿伊妮德，感谢她的倾情奉献，为本书做了大量的访谈记录。


[41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科塔族男子纷纷剪掉长发，穿上欧美风格的服饰，标志着拉科塔族人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方式。男孩子们上学之后，便会剪去辫子，剪短头发，也不再穿腰布短裤、披毯子。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少数人拒绝剪短头发，人们称他们为“长发人”，这个称呼的含义不仅在于他们的发型，更在于他们所坚持的拉科塔族的传统文化。成了好朋友。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寻找有关这件事的信息。我已经掌握了许多资料，有从文字记载中获得的，也有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老人那里得知的，他们为我讲述了那伟大的希望和那悲剧性的幻灭。我需要的，并不是通过别人的述说接收到的信息，而是可以通过密切接触来体验的东西。（熟悉《救世主之歌》的读者们应该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415]
 原文为Wicháša wakhá，“圣人”。将黑麋鹿称为“某个传教士”，可能是为了指出他在罗马天主教会所担任的传教员角色，并非指他是传统拉科塔族圣人，但当时内哈特可能并没有理解这个意思。（圣人、神父）——他曾在救世主事件里担任某个重要角色。另外，他还是“疯马”的堂弟——疯马是我的《印第安战争之歌》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并且对这位伟大的首领十分熟悉。


[416]
 在Sixth Grandfather 26-27中，我曾猜测翻译为埃米尔·恐鹰（Emil Afraid of Hawk），现在来看，好像并不是他。翻译应该是飞鹰（Flying Hawk，1852-1931），他比黑麋鹿年长十岁。有关飞鹰的一生，请参见McCreight, Firewater and Forked Tongues：A Sioux Chief Interprets U.S.History。（Flying Hawk）的翻译，他就住在那边，并且也愿意带我们去曼德森西边两英里外的黑麋鹿家里拜访。快到黑麋鹿家时，“飞鹰”说，他担心老人不愿意与我聊天。我问他为什么，还跟他说，我与一些印第安人相识许多年了，他们都愿意与我聊天。“这个嘛，”他回答说，“这位老人有些与众不同。上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一位女士来见他。她想写一篇有关老人的堂兄“疯马”的文章。我带她去了，但老人不愿意说。他的眼睛已经快瞎了，但他斜着眼睛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看得出来你是一位美丽的女人，也感觉得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我并不想与你聊这些话题。’也许他愿意跟你说吧，但我不保证。”


[417]
 内哈特写道，这个圣物，黑麋鹿曾经“在他作为祭司所主持的太阳之舞里使用了很久”。（Sixth Grandfather，28）此圣饰是用生牛皮做成的圆环，环上切了许多三角凹槽，前面涂成了深蓝色，后面则露出生牛皮原本的印花图案，环中央吊着一根深色斑鹰的羽毛，与几根野牛毛编织在一起，做成吊坠。


[418]
 即Wakh th ka“伟大圣灵”。（伟大的神圣），也象征着我们的思想将会像鹰一样高飞升华。”接着，他举起那根野牛皮，说：“这个象征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事物——食物及住所。”最后，他将圣物交到我手中，说：“我的朋友，祝愿你拥有它所代表的一切。将它戴在脖子上吧。”


[419]
 即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Carlisle Indian Industrial School），是成立于1879年的一所印第安学生寄宿制学校。参见Prucha, The Great Father, vol.2，694-700。本杰明·黑麋鹿于1915年至1917年在此上学。（Sixth Grandfather，23-24）待了一两年，那年冬天，我便通过他与黑麋鹿联系，并约好来年春天来进行一次为期较长的拜访。


[420]
 速记笔记的完整记录稿发表于Sixth Grandfather中。她的这些大量的速记笔记和相关的记录稿，都和我的文件资料一起，保存在密苏里大学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室中。


[421]
 并未有迹象表明黑麋鹿曾绘图记录鬼魂之舞，也许此处是指黑麋鹿在介绍立熊的绘图目录时为内哈特绘制的，这些图全都收入了本书。


[422]
 在这篇随笔中，“SG”指The Sixth Grandfather（《第六位先祖》），而“BES”则指Black Elk Speaks（《黑麋鹿如是说》）。事实上，内哈特将自己所表达的与黑麋鹿所传达的非常完美地合二为一。这种极具说服力的文学写作手法，使得内哈特退居幕后，让其读者会有一种在与黑麋鹿直接对话的感觉，完全没有任何中介。


[423]
 诗歌出自内哈特的作品Collected Works，164。参见House, John G.Neihardt：Man and Poet，29-32，63-64；Aly, John G.Neihardt：A Critical Biography，14，50。


[424]
 有关2000年之前所有与《黑麋鹿如是说》相关的文献资料出版作品，请参见Interpreting the Legacy：John Neihardt and Black Elk Speaks，197-212。在这里，我想集中谈一下两个塑造了黑麋鹿文学的争论，这两场争论与《黑麋鹿如是说》的读者有关系。一是关于书的作者，这个问题总是会引发关于这本书真实性的讨论；二是黑麋鹿对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基督教对其关于传统拉科塔族宗教的叙述所产生的影响。


[425]
 参见Aly, John G.Neihardt，172。然而大多数书评走入另一个极端，认为这本书是黑麋鹿原话的副本，内哈特只是充当了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他们和这本书的广大读者一样，看到了扉页上的那句话而只理解到字面含义：“一位苏族奥格拉拉部落圣人向约翰·G.内哈特讲述的自己的生平。”为了避免这个歧义，内哈特在1972年版本中更改了扉页内容为：“由约翰·G.内哈特转述。”


[426]
 参见McCluskey，“Black Elk Speaks, and So Does John Neihardt”。


[427]
 参见Castro, Interpreting the Indian，90。他所讨论的这些删减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战争和摧毁力量的“幻象”。


[428]
 参见Steinmetz, Pipe, Bible, and Peyote，179-182。


[429]
 参见Mails, Fools Crow，45。


[430]
 参见When Black Elk Speaks, Everybody Listens，148。


[431]
 参见Black Elk's Story：Distinguishing Its Lakota Purpose，14。


[432]
 参见“Foreword”，xiii, xvi。


[433]
 若黑麋鹿如他自己所说，是出生于1863年的话，那么1904年12月6日，他在天主教堂接受洗礼时便只有四十一岁，接受洗礼后，他便获得了圣尼古拉斯之名。（SG，14）（SG，135-137）


[434]
 参见Born，“Black Elk and the Duhamel Sioux Indian Pageant”。


[435]
 参见Brown, Spiritu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Indian，105。


[436]
 有关约翰·G.内哈特与黑麋鹿是如何相识以及内哈特书写《黑麋鹿如是说》（1932年版）的缘由，在本书各个前言中均有详细说明（1932年版、1961年版、1972年版）。在希尔达·内哈特的著作Black Elk and Flaming Rainbow：PersonalMemories of the Lakota Holy Man and JohnNeihard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5）中也有讲述。在这本书中，内哈特的女儿书写了有关两位伟大思想者的访谈回忆。


[437]
 参见Esther Black Elk DeSersa et al.，Black Elk Lives：Conversations with the Black Elk Famil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1）。但所有的记载中都明确了一件事——黑麋鹿想要把他的信仰、经历和知识告诉内哈特，以便内哈特将这些与他人分享，从而使得他的幻象长存于世。内哈特在给他的朋友兼第一传记作家朱利叶斯·豪斯的一封信中写道：


[438]
 参见The American Indian, North, South, and Central, by HyattVerrill, St.Louis Post-Dispatch, March 28，1927，摘自Jay Fultz, introduction to The End of the Dream and Other Stories by John G.Neihardt, compiled by Hilda Neihardt Petri（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ix。


[439]
 参见John G.Neihardt, introduction to ACycle of the West：The Song of Three Friends, The Song of Hugh Glass, The Song of Jed Smith, The Song of the Indian Wars, The Song of the Messiah（Lincoln：University ofNebraskaPress，1991），xiii。在内哈特看来，19世纪末的这些年并不是胜利的年份。他被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历，以及探险者、狩猎者和开拓者在大平原上锻造生活时所遇到的苦难深深地感动着。


[440]
 内哈特的藏书室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他将此藏书室捐献给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并希望保持藏书完整无缺。


[441]
 1974年，戈登出版社（Gordon Press）出版了精装版。1989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出版了修订版，收录了内哈特的随笔“Poetic Values：Their Reality and Our Need of Them”。


[442]
 内哈特早期诗歌收录于Lyric and Dramatic Poems of John G.Neihard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5）。


[443]
 有关“他物”的讨论，请参见Hilda Neihardt, foreword, The Ancient Memory and Other Stories by John G.Neihardt, edited by Hilda Neihard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这是理解内哈特写作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它关系到内哈特作为一个诗人的承诺。在内哈特十一岁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在与病魔作斗争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神秘的体验，从此他便献身诗歌。在梦里，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飘浮到了空中，于是他被激发了写诗的想象力和责任感，并且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他。诗歌《幽灵兄弟》便是这种责任感的结晶，诗中写了两“兄弟”之间的对话，对话中说话者懂得了：


[444]
 内哈特早期诗歌收录于Lyric and Dramatic Poems。


[445]
 参见IntroductiontoACycleoftheWest（Lincol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91），ix-xiii。


[446]
 在内布拉斯加州韦恩的献辞中所念的内哈特的信件，发表于OmahaWorld-Herald, August 22，1925，摘自Lucile F.Aly, John G.Neihardt：A Critical Biography（Amsterdam：Rodopi，1977），127-128。


[447]
 我与希尔达·内哈特一同编辑了本成就列表，并参考了约翰·G.内哈特出版的关于露西尔·F.阿里（Lucile F.Aly）的研究。


[448]
 Neihardt, Black Elk and Flaming Rainbow，96.


[449]
 1931年6月3日，内哈特寄给Julius T.House的。摘自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西方历史手稿收藏室，约翰·G.内哈特收藏的速记稿。（June 3，1931）


[450]
 1931年6月，内哈特寄给威廉·莫罗的。摘自内哈特收藏集的速记稿。


[451]
 参见John G.Neihardt，“Merejkowski’s Thesis”，from Of Making Many Books, St.Louis Post-Dispatch, July 3，1931。


[452]
 摘自DeMallie，41。


[453]
 摘自DeMallie，43。


[454]
 摘自DeMalli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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